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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乐 的 岁月 ， 
幸福 的 时 日 
像 春 潮 一 般 ， 


ریا 
E J Fle Se‏ 
他 从 身体 到 精神 ， 都 感到 极度 疲 们 。 他 和 可 爱 的 女士 、 有‏ 
教养 的 先生 们 一 起 ， 消 磨 了 整个 晚上 。 女士 们 漂亮 的 居多 ， 先‏ 
生 们 几乎 全 都 才智 出 众 ， 他 自己 也 侦 倪 而 谈 ， 才 华 四 溢 …… 然‏ 
MPRA, BRAY AABN, RETA, NER‏ 
的 懂 亚 简直 压 得 他 跨 不 过 气 来 。 要 是 他 稍微 再 年 轻 一 点 ， 这 些‏ 
忱 愁 、 苦 闷 和 烦躁 真 会 使 他 痛哭 失声 。 他 心里 像 苦 艾 一 样 又 苦‏ 
又 辣 。 仿 佛 有 种 使 人 恶心 、 压 抑 的 东西 像 墨 黑 的 秋 夜 一 样 ， 从‏ 
四 面 八方 铝 他 包围 过 来 ， 他 不 知道 怎样 才能 Bb GR i EEE FIRS‏ 
苗 。 想 睡 也 没有 用 ， 他 知道 一 定 睡 不 着 。‏ 

他 不 知 不 觉 地 陷入 了 沉思 一 一 迟缓 、 漫 无 边际 、 充 满 辛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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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UL Ho 
(ABS ATE HIRE E. ASE. RRR AE SERE 
Bc —— (tH i IT ZS -一 一 段 接着 一 段 在 他 眼前 展现 ， 没 有 
一 段 令 人 满意 。 总 是 过 得 毫 无 意义 ， 白 白地 浪费 精力 ， 总 是 半 
真 半 假 地 自己 欺骗 自己 一 一 一 切 都 是 为 了 打发 光阴 - REX 
然 之 间 ， 仿 佛 晴 天 霹雳 ， 衰 老 降 临 了 ， 接 着 就 是 死 的 恐惧 与 日 
俱 增 。 它 腐蚀 一 切 ， 先 四 一 切 ， 最 后 …… 就 沉 入 无 底 的 深渊 。 
生命 要 是 就 这 样 消逝 本 ， 任 也 于 净利 落 ， 然 而 在 冤 结 之 前 ， 束 
像 铁 往往 要 生 锈 一 样 ， 又 来 了 疾 魔 、 洛 难 …… 生 命 的 海洋 并 不 
像 诗人 所 描写 的 那样 总 是 翻腾 着 巨 浪 一 一 -在 他 的 想象 中 ， 它 是 
一 个 风平浪静 的 海 ， 一 平 如 镜 ， 纯 净 透 明 ， 一 眼 能 看 到 黑 沉 沉 


的 底 ， 他 自己 坐 在 一 叶 扁 盘 去 言 证 以 看 到 海底 黑 ۵ لا‎ 的 污 沁 


HE, MORRIE, 9 15 ۸۱96+ جیار‎ E اجب‎ 
苦难 一 一 病痛 、 灾 祸 、 疯 狂 、 KE. 8 کے‎ 他 更 仔细 地 看 
去 ， 噶 ， 一 个 怪物 从 浑 沌 之 中 浮 و‎ 1 RHR Ê, شا‎ Fk 
.77ہ کلت‎ AERIS Ra AIA, NRE 
نل‎ KB "0 0 Ja] A] ئا ط کڑ‎ HHS 
FRB) THY ۰.۰.۰۰. RTT ABE EA IA EB oe, Nth گل‎ TE 

他 把 头 朝 后 一 仰 ， 一 路 而 起 ， 在 房间 里 来 回 走 了 两 图 ， 又 
从 到 书桌 前 面 ， 把 抽 层 一 个 个 打开 ， 乱 翻 那些 字 纸 ， 还 有 那些 
旧 信 札 ， 大 部 分 是 女人 写 的 。 他 自己 也 不 知道 到 底 要 找 什么 ， 
他 只 是 想 活 动 一 下 ， 借 以 摆脱 那些 使 他 烦恼 的 想法 。 他 随便 打 
开 儿 封 信 ， 其 中 的 一 封 里 有 一 条 干枯 了 的 花 ， 系 着 一 条 初 了 色 
的 织带 。 他 答 了 答 肩 ， 向 壁炉 瞎 了 一 眼 ， 把 信 放 在 一 边 ， 像 胰 
要 把 这 些 无 用 的 垃圾 烧 掉 。 他 匆匆 忙 忙 翻 遍 了 每 一 个 抽 导 ， 忽 
然 两 眼 大 上 陷 ， 慢 慢 抽 出 一 个 小 巧 的 旧式 凡 角 盒子 ， 缓 组 地 把 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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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 打 开 。 盒 子 里 ， 在 两 层 发 了 黄 的 棉花 下 面 ， 有 一 枚 灸 着 石榴 
BEAT FB 

他 迟疑 地 盯 着 这 个 十 字 架 看 了 好 一 会 儿 ， 一 一 突然 低 低地 
叫 了 一 声 ， 神 色 是 悔恨 和 欣喜 交加 。 他 脸 上 的 表情 仿佛 是 无 意 
中 遇 到 了 一 个 从 前 曾经 温存 地 爱 过 的 人 ， 久 别 重逢 ， 容 颜 未 
改 ， 只 是 岁月 已 经 留 下 了 深 深 的 痕迹 。 

他 站 起 来 走 到 火炉 旁边 ， 重 新 坐 在 沙发 椅 上 ， 又 用 两 手 把 
脸 蒙 起 来 …… “为 什么 在 今天 ? 为 什么 恰 恰 在 今天 ? ”他 想 
道 。 许 多 许多 年 以 前 的 事 ， 又 回 到 了 他 的 心头 。 

以 下 就 是 他 的 回忆 一 一 

但 必须 首先 告诉 你 他 的 姓名 。 我 们 的 主人 公 叫 作 德 米 特 
里 。 巴 夫 洛 维 奇 。 萨 宁 。 

以 下 就 是 他 的 回忆 : 





那 是 在 一 八 四 〇 年 的 夏天 。 萨 宁 刚 满 二 十 二 岁 ， 从 意大利 
回 俄国 ， 路 过 迈 因 河 昱 的 法 兰 克 福 。 他 已 经 自立 ， 有 一 份 微薄 
的 家 产 。 没 有 近亲 ， 一 位 远亲 去 世 给 他 留 下 了 几 千 卢布 遗产 。 
不 进 官场 ， 他 是 无 法 维持 像样 的 生计 的 。 不 过 ， 在 给 官 家 拉 
套 ， 进 政府 机 关 做 事 之 前 ， 他 决定 用 这 笔 钱 到 国外 旅行 一 趟 。 
萨 宁 严 格 执行 了 自己 的 计划 ， 旅 行 安排 得 细致 周密 ， 在 他 到 这 
法 兰 克 福 的 这 一 天 ， 剩 下 的 钱 恰 好 够 用 到 圣彼得堡 。 在 一 八 四 
〇 年 ， 欧 洲 还 没有 什么 铁路 ， 游 客 只 能 乘坐 邮 车 。 萨 宁 预 订 了 
一 个 邮 车 的 座位 ， 但 是 车 子 要 到 晚上 十 点 钟 才 启 程 ， 他 还 得 等 
上 好 半天 。 幸 而 天 气 晴 朗 ， 萨 宁 在 当时 著名 的 和 白 鹅 饭店 吃 过 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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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R, PBR ال‎ BSE ۲ 7807-27 KORE AIF FT 75 雅 纳 @ 
像 ， 党 得 意思 不 大 ， 又 去 拜访 了 歌德 的 故居 。 说 老实 话 ， 这 位 
作家 的 作品 他 只 读 过 《少年 维特 之 烦恼 >， 而 且 读 的 还 是 法 文 
译本 。 他 在 迈 因 河畔 散 了 一 会 儿 步 ， 像 一 本 正经 的 游客 肖 有 的 
那样 ， 不 多 久 就 厌烦 了。 终于 在 将 近 六 点 钟 的 时 候 ， 他 两 腿 酸 
i> BH, KET 法兰克 福 一 条 最 偏僻 的 街道 上 。 这 是 他 
终身 难 筷 的 一 条 街 。 一 家 房屋 门 前 挂 着 一 个 招牌 ， 写 着 “ 意 大 
利 基 约 瓦 尼 。 洛 色 里 甜食 店 ” 的 字样 。 他 走 进去 想 喝 杯 柠 榜 
水 。 一 进门 ， 只 见 一 个 简朴 的 柜台 后 面 有 一 排 油漆 过 的 木头 架 
子 ， 上 面 像 药 铺 一 样 ， 摆 着 些 贴 着 金 纸 标签 的 瓶子 ， 还 有 装着 
饼 于 、 巧 殉 力 和 水 果糖 的 玻璃 铅 子 。 一 个 人 也 没有 ，、 一 只 灰色 
的 猫 用 痢 眼睛 打 呼 噜 ， 抓 挠 着 窗 前 一 把 高 高 的 柳条 椅 的 座 垫 。 

一 个 木质 雕花 的 针线 盒子 打 翻 在 地 ， 旁 边 有 一 个 大 的 红色 的 毛 
线 团 ， 在 夕阳 的 斜 照 中 映 得 通红 。 隔 壁 有 轻微 的 声响 。 萨 宁 等 
门铃 盯 厅 当当 的 余音 消失 了 ， 就 大 声 问 道 : وال( 3وک‎ 2" ۰ 

邻 室 的 门 开 了 …… 萨 宁 不 由 得 大 吃 一 惊 。 


一 位 十 九 岁 左 右 的 少女 冲 了 出 来 。 她 的 黑色 卷发 纷 披 在 天 
裸 的 肩头 ， 光 光 的 腹 膊 往 前 伸 着 。 她 一 见 萨 宁 就 急忙 上 前 拉 着 
他 往 后 走 ， 一 面 气喘 星星 地 说 : “ 快 ， 快 ， 救 救 他 ! ” 萨 宁 的 
腿 仿佛 生 了 根 ， 一 步 也 挪 不 动 ， 没 有 马上 随 她 进去 。 并 不 是 他 





O 当时 德国 名 雕刻 家 。 
O 和 希腊 神话 中 克 里 特 王 弥 诺 斯 之 女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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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愿意 听 她 的 话 ， 而 是 实在 太 吃惊 了 。 他 有 生 以 来 ， 从 来 没有 
见 过 这 样 灶 狐 的 少女 .她 转身 对 着 他 , EEN ER. “RY, 
快 来 吧 ! ”她 的 声音 ， 她 的 神色 ， 以 及 她 那 神经 质地 用 双 拳 紧 
紧 抵 着 苍白 脸颊 的 动作 ， 都 透露 出 绝望 的 情 绊 。 于 是 他 不 再 退 
疑 ， 眼 着 她 奔 进 了 那 道 开 着 的 门 。 

在 隔壁 屋子 里 ， 一 个 十 四 岁 左右 的 少年 平 靖 在 一 个 旧式 马 
رز‎ ٦3:۵ ۳:15 0 نا ا کا‎ EERE. BAB 
و جات‎ HER, GM, XAT EN 大 理 A. UMRE 
Al, HORM eM — EME, Be 
FT ROU. ان کرک‎ HEH KEK راز لا‎ HK. HER E 
ERE IE TR. REGAL, لت‎ 一 只 手 措 在 头 
边 。 少 年 身上 整整 齐 齐 地 穿着 衣服 ， 上 衣 扣 得 严 严实 实 ， 打 得 
نٹ را از زج‎ 

Mt, AM, BAIT: FET ”她‏ لاح 
又 叫 道 “他 刚才 还 好 好 的 ， 坐 在 那儿 跟 我 说 话 ， 忽 然 一 下 子‏ 
就 倒 下 了 ， 躺 在 那儿 一 动不动 …… 上 帝 呀 ， 真 的 救 不 活 他 了‏ 
吗 ? 妈妈 又 不 在 家 。 邦 塔 列 沃 勤 ! 部 塔 列 沃 勒 ! 你 请 的 医生‏ 
呢 ? ”接着 又 用 意大利 语 说 。 “你 去 请 医生 了 吗 ? ”‏ 

“我 没有 自 个 儿 去 ， 小 姐 ， 我 叫 路 易 斯 去 了 。” 门 那 边 伟 
来 了 沙哑 的 声音 。 一 个 小 老头 穿着 件 钉 着 黑 纽 扣 的 紫色 燕尾 
服 ， 高 高 地 打 着 个 白色 的 领结 , 穿着 短 短 的 本 色 布 马 裤 ， 一 双 蓝 
色 的 毛 长 袜 ， 拐 着 罗 轿 腿 走 进 房 里 来 。 他 那 非常 小 的 面孔 被 一 
大 堆 忽 灰色 的 头发 谈 得 几乎 完全 看 不 见 了 。 头 上 四 面 八方 乱 七 
八 糟 池 竖 着 一 些 短 头发 ， 长 的 又 纷纷 结 成 卷 儿 下 垂 ， 使 老人 的 
相貌 看 来 很 像 只 风头 鸡 。 因 为 在 一 雁 乱 粮 粳 的 深 永 色 头发 下 面 
只 看 得 见 一 只 尖 鼻 子 和 一 对 溜 圆 的 黄 眼 珠 ， 那 副 模样 就 越发 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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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头 鸡 了 。 

“路 易 斯 比 我 跑 得 快 ， 我 跑 不 动 ，” 老头 继续 用 意大利 语 
说 着 ， 一 面 用 两 条 肿胀 的 腿 交 替 地 支撑 着 身子 。 他 穿着 系 带 的 
靳 子 ， 靳 采 上 系 着 花 结 ，“ 我 送水 来 了 。” 

fU ARB. FF PHAR FRR RFA KM KE Yi Fo 
4 不 等 医生 来 ， 爱 弥 儿 就 要 死 啦 ! 7 少女 又 叫 了 起 来 ， 双 
手 伸 向 萨 宁 ，“ 好 心 的 先生 ，o mein Herr! CFE, ۰ 
先生 ! ”) 您 不 能 救 救 他 吗 ? ” 

“他 中 风 了 ， 应 当 给 他 放血 。” 那 个 叫 作 邦 塔 列 沃 勒 的 老 
头 说 。 ۱ 

BET ERR EK, GBA--Tt+OSHBTERS 
风 的 。 

“BRITA رح‎ PEA. ”说 着 ， 他 问 邦 塔 列 沃 勤 道 ， 
BAVA 701 7 

BARRE TK: “什么 ? ۳ 

“ 毛 刷 子 ， 毛 刷子 ! ” 萨 宁 先是 用 德语 ， 然 后 又 用 法 语 反 
Mw “ERIS, 7 又 做 出 刷 衣 服 的 手势 说 。 

老人 终于 明白 了 他 的 意思 。 

“ 哦 ， 毛 刷子 ! Spazzette 〈 意 大 利 语 : BHT) ۲ 当然 
7ھ"‎ 

“ 拿 来 吧 ， 把 他 的 衣服 解 开 ， 给 他 搓 搓 。?” 

《好 …… Benonel!l 要 不 要 用 水 浇 他 的 凑 ? ” 

“不 用 ， 等 一 会 儿 再 说 ! 把 毛 刷子 拿 来 ， 越 快 越 好 。?” 

邦 塔 列 沃 勒 把 水 瓶 放 在 地 板 上 ， 马 上 跑 出 去 了 。 他 很 快 就 
拿 了 两 把 毛 刷 子 回来 ， 一 把 是 剧 头 的 ， 一 把 是 刷 衣 服 的 。 一 只 
卷 毛 小 狗 跟 着 他 走 进 来 ， 使 劲 摇 居 巴 ， 用 好 奇 的 目光 打量 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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سو ا 
fe‏ یکو چا خی ٣‏ 


A. PEMBE, ئا ئا رق‎ a XK با ئا‎ Ee eH 
دض‎ ۱ 7 

萨 宁 迅速 脱 去 了 躺 着 的 少年 的 外 衣 ， 松 开 他 的 领子 ， 把 他 
的 衬衫 袖子 卷 起 来 ， 然 后 拿 起 一 把 刷子 ， 用 力 在 他 前 胸 和 手臂 
上 刷 了 起 来 。 邦 塔 列 沃 勒 用 另外 一 把 刷子 一 一 头发 刷子 一 一 同 
样 起 劲 地 在 少年 的 靴子 和 裤子 上 刷 起 来。 少女 中 倒 在 沙发 旁 
边 ， 双 手 托 着 头 ， 目 不 转 睛 地 看 着 她 兄弟 的 脸 。 

萨 宁 一面 用 毛 刷 子 刷 着 ， 一 面 偷 眼 看 她 。 上 帝 呀 ， 她 真美 
818 





ATM, اس ,96 71 2 275 لا لزا ئل‎ ۳۶ RK 
“RARE, WLAN, ت3۳0 ا 2.5 ۷< سا انت ڈل‎ HBS 
头发 的 光 润 波纹 , 使 人 联想 到 皮带 官 @ 里 阿 洛 利 @ 778 
的 雕像 。 眼 睛 尤其 动人 ， 深 灰色 的 眼珠 周围 ， 沿 着 一 道 黑 线 ， 
EMD, GAR — MIA, “RMA E 
的 光辉 时 ， 也 是 这 样 。 萨 宁 的 思想 不 由 自主 地 又 飞 回 到 他 刚刚 
离开 的 那个 美好 的 国度 …… 但 就 是 在 意大利 ， 他 也 没有 见 过 这 
样 美丽 的 少女 。 少 女 凝神 屏息 ， 大 气 也 不 敢 出 ， 呼 吸 很 不 均 
” 勾 ， 一 直 在 期 待 兄弟 缓 过 气 来 。 





سے ee‏ ہمہ 


KHER (Palazzo Pitti) ， 在 意大利 佛罗伦萨 。 

阿 洛 利 (Cristofano Allori，1577 一 1621) و‎ BK AMA. 
ATMA, BIC EEE ME RER 115 ۲5 ۰ FRA, Brg 
犹太 人 流放 到 巴比伦 去 ， 妇 女 汝 底 式 杀 了 这 王 部 下 的 将 军 荷 罗 佛 尼 斯 ， 救 
了 她 的 同胞 。 


E TE RE REE, ATER HK, AE راک‎ ٦ 
怪 的 容 狐 也 引起 了 他 的 注意 。 老 人 累 极 了 ， 喘 不 过 气 来 ， 每 刷 
一 下 都 要 率 动 全 身 ， 一 面 可 怜 巴 巴 地 哼 哼 着 。 他 那 一 头 乱 莲 莲 
的 头发 被 汗水 湿 透 了 ， 垂 在 两 边 ， 摇 来 网 去 ， 像 被 流水 冲 净 了 
的 植物 须根 。 

“至 少 得 把 靴子 脱 掉 ，” 萨 宁 对 他 说 。 这 不 同 寻 常 的 场面 
使 卷 毛 小 狗 非 常 兴奋 ， 它 的 前 爪 币 伏 在 地 ， 猪 猪 地 叫 了 起 来 。 

` “Tartaglia! Canaglia! 〈 意 语 : 塔 尔 塔 立 亚 ! BA 
西 ! ) 7” EX KF Ric 

就 在 这 个 时 候 ， 少 女 的 面容 起 了 变化 。 她 双 眉 上 扬 ， 了 眼睛 
睁 得 更 大 ， 因 为 快活 ， 容 光 焕 发 了 …… 

萨 宁 一 脆 …… 少 年 的 双 闫 有 了 血色 , رت الا ظط گلا‎ 76 
他 从 仍然 紧 咬 着 的 牙 缝 里 长 吸 了 一 口气 ， 缓 过 气 来 …… 

4 爱 弥 儿 ! ”少女 叫 道 ，“ 我 的 爱 弥 儿 ! ” 

一 双 非 常 之 大 的 黑 眼 睛 ， 慢 慢 地 睁 开 了 。 有 眼神 仍然 呆 灌 ， 
不 过 已 经 略 带 笑 意 了 。 苍 白 的 嘴唇 边 同样 挂 了 一 丝 笑 意 。 然 后 
他 动 了 动 他 那 垂 着 的 臂膀 ， 用 力 把 它 拖 到 胸 且 上 放 着 。 
“4 爱 弥 儿 ! ”少女 又 站 起 来 叫 道 。 她 脸 上 的 表情 又 活 泌 ， 
又 紧张 ， 仿 佛 马上 要 倾泻 出 眼泪 ， 又 像 是 要 进发 出 笑 声 。 

EAR: 爱 弥 儿 ，” 门 外 传 来 了 叫 声 ， 一 位 衣‏ نا ٹک 
着 整洁 ， 头 发 灰白 ， 肤 色 笋 黑 的 太太 急 步 走 了 进来 。 紧 跟 在 她‏ 
后 面 的 ， 是 个 上 了 年 纪 的 男人 。 一 个 女 佣 人 的 头 ， 在 他 肩 后 时‏ 
隐 时 现 。 ۱‏ 
少女 跑 着 迎 上 前 去 。‏ 

“他 得 救 了 ， 妈 妈 ， 他 活着 呢 ! ”她 叫 了 起 来 ， 紧 紧 地 搂 
着 这 位 太太 不 放 。 


8 


“ 倒 底 是 怎么 回 事 呢 ? ”这 位 太太 又 问 ， “我 回来 的 时 
候 ， 在 路 上 遇见 了 医生 和 路 易 斯 。” 

少女 开始 向 妈妈 诉说 事情 的 经 过 。 医 生 走 向 病人 。 病 人 已 
经 渐次 恢复 了 知觉 一 直 在 微笑 。 他 好 像 很 为 他 引起 的 这 场 虚 
PRB HI. 

“ 唔 ， 你 们 用 毛 刷 子 给 他 揉搓 过 了 ，” 医 生 对 萨 宁 和 邦 塔 
列 沃 勒 说 ，“ 做 得 很 对 。 好 主意 …… 现 在 我 们 再 来 看 看 ， 还 需 
要 做 些 什么 di » ۱ 

他 给 病人 诊 了 脉 。“ 唔 ， 把 舌头 伸 出 来 看 看 。” 

RATE A CE را‎ + ROE Tr 
举 眼看 她 ， 脸 红 了 起 来 。 ۱ 

萨 宁 觉得 自己 再 呆 下 去 就 碍 事 了 ， 于 是 往 前 室 走 去 。 他 刚 
刚 摸 到 店铺 的 门 把 手 ， 少 女 就 走出 来 ， 拦 住 了 他 。 

“您 要 走 了 吗 ? ”她 问 ， 很 和 善 地 瞧 着 他 ，“ 我 不 留 您 ， 
可 是 您 一 定 得 答应 晚上 再 来 。 我 们 都 非常 感谢 您 ， 多 亏 了 您 ， 
要 不 然 我 的 兄弟 就 没 合 了。 我 们 想 对 您 表 一 表 谢 意 一 一 这 是 妈 
妈 的 意思 。 您 一 定 得 告诉 我 们 您 是 谁 ， 并 且 来 分 享 我 们 的 快 
مد‎ 

“可 是 ， 我 今 晚 要 去 柏林 。” 萨 宁 结 结巴 巴 地 说 。 

“耽误 不 了 您 的 时 间 ，” 少 女 起 劲 地 反驳 道 ，“ 过 点 拒 钟 
您 再 来 ， 和 我 们 一 起 喝 一 杯 可 可 。 答 应 啦 ? 掏 得 回 我 兄弟 那儿 
去 了 。 您 会 来 的 吧 ? ” ۱ a te 

萨 宁 除了 从 命 ， 还 能 怎么 办 呢 ? 

“我 会 来 的 ，” 他 说 。 

可 爱 的 人 儿 飞 快 地 担 了 担 他 的 手 ， 就 赶紧 跑 开 了 。 ۳44 
限 之 间 便 走出 店 门 ， 来 到 了 街 上 。 


一 个 半 小 时 以 后 ， 萨 宁 回 到 了 洛 色 里 甜食 店 ， 他 在 这 里 受 
的 
发 上 ， 医生 开 了 药 ， 嘱 只 他 的 家 人 “要 非常 小 心 ， 不 要 刺激 他 
BA” RRRARE RAR را مل را‎ A, EF DER 0 7 
兆 。 他 以 前 也 绒 厥 过 多 次 ， 但 是 从 来 没有 这 次 这 么 厉害 ， 拖 这 
么 长 时 间 。 不 过 医生 说 ， 他 现在 已 经 完全 脱离 危险 了 。 爱 弥 儿 
RAMA ARE, SLEW RR, BR AME 
子 上 围 了 -- 条 蓝 色 的 毛 披 巾 。 他 的 样子 很 高 兴 ， 好 像 在 过 节 ， 
全 家 也 都 是 节日 气氛 。 沙 发 旁边 放 着 一 张 铺 着 干净 桌布 的 圆 
桌 ， 中 间 放 了 一 个 硕大 无 比 的 咨 咖啡 索 ， EHR JT FHM) 
AA], ach Ra ae. RRR BAY Be BH A. ۴ ۳+ 
面包 ， 还 有 鲜花 。 在 两 个 老式 的 多 校 银 烛台 上 ， 燃 着 六 支 细 细 
的 蜡烛 。 沙 发 的 一 边 ， 有 一 个 柔软 的 福 禄 特 尔 式 的 安乐 椅 ， 大 
家 让 萨 宁 坐 在 那 上 面 。 甜 食 店 里 所 有 的 人 都 来 了 ， 萨 宁 已 经 全 
都 认识 。 连 卷 毛 小 狗 塔 尔 塔 立 亚 和 那 只 猫 世 不 除外 。 大 家 都 有 
说 不 出 的 高 兴 ， 卷 毛 小 狗 快活 得 直 打 喷 趾 ; RE MRA BHT 
> (۱۳ 225 ڑا انا‎ RW ER. 

大 家 要 萨 宁 说 说 他 姓 甚 名 谁 ， 是 哪里 人 ， 干 什么 的 。 当 他 
说 出 他 是 俄国 人 的 时 候 ， 两 位 女士 都 惊叹 起 来 ， 同 声 和 夸奖 他 的 
德 文 说 得 好 极 了 ， 不 过 她 们 又 说 ， 要 是 他 高 兴 说 法 国 话 ， 只 管 
说 ， 因 为 她 们 完全 听 得 懂 法 国 话 ， 讲 起 来 也 之 不 费力 。 防 宁 杞 
biopsy. “BT? ETI ”两 位 女士 从 来 没 想到 过 一 个 俄国 
姓氏 岂 起 来 会 这 样 容 易 。 他 的 名 字 德 米 特 里 也 妙 极 了 。 上 了 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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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 的 太太 说 ， 她 年 青 的 时 候 。 听 过 一 出 非常 动人 的 歌剧 ， 叫 作 
> 德 梅 特 里 奥 和 波 利 比 奥 》， 不 过 德 米 特 里 比 德 梅 特 里 奥 好 听 
多 了 。 萨 宁 这 样 谈 了 个 把 钟头 ， 两 位 女士 也 详 详 细 细 把 她 们 的 
生活 情况 告诉 了 他 。 多 一 半 是 满 头 银发 的 母亲 说 的 。 她 告诉 萨 
宁 ， 她 的 名 字 叫 列 诺尔 。 洛 色 里 ， 是 个 寡妇 ， 丈 夫 基 约 瓦 尼 … 
巴 底 士 塔 ， 洛 色 里 二 十 五 年 前 在 迈 因 河 昱 的 法 兰 克 福 开 了 这 于 
甜食 店 。 巴 底 士 塔 是 意大利 东北 威 桑 斯 州 人 ， 为 人 正直 ， 但 是 
脾气 不 大 好 ， 爱 跟 人 吵 吴 ， 此 外 还 是 个 共和 派 ! 说 到 这 里 ， 洛 
色 里 太太 指 了 指 沙发 上 方 他 的 一 幅 油 画像 。 这 位 画家 -一 一 洛 色 
里 太太 叹 了 口气 说 ，“ 也 是 个 共和 派 ”@， 画 得 不 很 像 ， 把 已 
故 的 基 约 瓦 尼 。 巴 底 士 塔 画 得 像 个 面色 阴沉 的 强盗 ， 派 头 跟 瑞 
纳 尔 多 ， 瑞 纳 底 尼 @ 一 样 。 洛 色 里 太太 是 美丽 古老 的 巴 马 RO 
的 人 ， 不 朽 的 柯 雷 焦 @ 曾 经 把 那儿 一 个 教堂 的 容 隆 ， 用 壁画 描 
绘 得 金 莫 辉煌。 但 是 她 长 期 住 在 德国 ， 差 不 多 完全 日 耳 曼 化 
了 ,她 次 然 摇 着 头 说 , 她 的 亲人 ， 就 只 有 这 一 儿 一 女 了 (说 着 ， 
她 用 手 一 个 一 个 指 着 他 们 ) و‎ 女儿 叫 吉 玛 ， 儿 子 叫 爱 弥 儿 。 他 
们 者 是 好 孩子 ， 很 听话 ， 尤 其 是 爱 弥 儿 …… 

4 我 不 是 也 很 听话 吗 ，” 女儿 打 断 了 妈妈 的 话 。 

“了 哼 ， 你 蚜 ， 你 也 是 个 共和 派 ! ”妈妈 回答 说 。 

她 接着 又 说 ， 当 然 罗 ， 生 意 不 如 丈夫 在 世 的 时 候 好 了 ， 他 


一 “一 一 一 一 


加 ”共和 派 ， 即 反对 君主 制 ， 主 张 资 产 阶级 民主 的 派别 。 

@ 瑞 纳 尔 多 ， 瑞 纳 底 尼 (Rinaldo Rinaldini) ， 为 德国 小 说 家 伏 尔 普 斯 
(Christian Vulpius，1762 一 1827) 所 写 小 说 中 的 主人 公 ， 为 绿林 好 
汉 的 首领 。 

@ EB (Parma), BK HIE HBR Te 

柯 雷 焦 (Corréggio，1494 一 1534) ， 为 意大利 巴 罗 克 风 格 西 家 。‏ ر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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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甜食 业 方面 真是 一 把 好 手 …… ( “Un Grand uomo! 一 个 
了 不 起 时 人! ” 邦 塔 列 沃 勒 非常 严肃 地 说 。〉 不 过 上 帝 保 佑 ， 
总 算 还 过 得 去 。 


五 


吉 玛 昕 妈妈 说 话 的 时 候 ， 一 会 儿 笑 ， 一 会 儿 吧 气 ， 一 会 儿 
轻 轻 地 抚摸 妈妈 的 骨头 、 或 半 喷 半 癌 地 用 手指 指点 妈妈 ， 并 不 
时 看 看 萨 宇 。 末 了 了 ， 她 站 起 来 ， 双 臂 搂 住 妈 妈 ， 亲 她 的 脖子 和 
下 巴 底下 ， 弄 得 她 一 个 劲 儿 地 笑 ， 并 尖 声 叫 了 起 来 。 

萨 宁 对 邦 塔 列 沃 勤 的 情况 也 有 了 些 了 解 。 他 在 国立 歌剧 院 
当 过 男 中 音 歌手 ， 但 脱离 舞台 生涯 多 年 ， 已 经 成 了 洛 色 里 一 家 
的 家 庭 成 员 了 一 一 地 位 介 乎 这 一 家 的 朋友 和 佣 人 之 间 。 虽 然 他 
长 期 住 在 德国 ， 可 是 德语 说 得 很 不 好 ， 只 会 生 搬 硬 套 地 说 几 句 
骂人 话 。 他 差不多 把 所 有 的 德国 人 都 叫 作 “中 eppomyxkTo 
camase6y66ao”@ 他 的 意大利 语 说 得 很 漂亮 ， 因 为 他 本 是 意 
大 利 希 尼 加 里 亚 人 ， 在 那里 至 今 还 可 以 听 到 lingua toscana 
in bocca romana 〈 罗 马 口 音 的 多 斯 加 尼 语 ) o 

爱 弥 儿 像 刚 刚 逃 脱 了 大 难 ， 或 者 大 病 初 愈 的 人 那样 ， 心 情 
EH, اکا ×ت زع‎ ۵۰. BT مال‎ EA XE نا‎ JL. 1 
MABE TIE TY, اہ کا اه ها‎ RTE, NR. KAW 
BES hy TP aa ول رم رت ا رط‎ HET EDR. RIA 
吃 完 ， 吉 玛 又 递 过 来 一 片 ， 怎 么 能 拒绝 她 呢 ? 他 很 快 就 感到 无 
拘 无 束 ， 像 在 自己 家 里 一 样 。 时 间 过 得 出 奇 地 快 。 他 得 告诉 大 


QO 发 音 拙劣 的 德语 ， 即 verfluchter Spitzbube， 意 为 坏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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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许 许多 多 事情 : 俄国 的 一 般 情形 、 气 候 、 社 会 ， 俄 国 农民 ， 

特别 是 哥萨克 人 ， 一 八 一 二 年 的 战争 、 4 جر‎ 帝 、 死 里 姆 林 
宫 、 狐 国民 歌 ， 乃 至 教堂 里 的 大 钟 。 两 位 女 芋 对 我 们 这 个 遥远 
辽阔 的 国度 ， 只 有 个 非常 模糊 的 概念 。 洛 色 里 太太 ， 或 者 像 一 
般 人 通常 叫 的 ， 伏 劳 列 诺尔 (德语 : Frau Lenore， 即 列 诺 
尔 太太 〉 简 直 把 萨 宁 弄 糊涂 了 ， 她 问 萨 宁 上 个 世纪 在 圣彼得堡 
造 的 冰 屋 ， 蚌 不 是 还 在 。 她 最 近 在 她 去 世 的 丈夫 留 下 的 一 本 名 
M Bellezze délle arti (艺术 之 美 ) 的 书 里 ， 读 过 一 篇 讲 到 冰 
屋 的 非常 有 趣 的 文章 。 萨 宁 忍 不 住 叫 了 起 来 ，“ 难 道 您 以 为 俄 
E] KE KE RAG? ” 列 诺尔 太太 承认 ， 她 以 前 一 直 以 为 俄国 
这 个 国家 永远 是 冰天雪地 ， 人 人 和 穿 皮 大 衣 ， 所 有 的 男子 都 是 军 
人 ， 但 是 非常 好 客 ， 农 民 们 全 都 很 驯服 。 萨 宁 竟 力 想 给 她 和 她 
的 女儿 介绍 一 些 切合 实际 的 情况 。 话 题 一 转 到 俄国 音乐 方面 ， 

大 家 马上 请 他 唱 一 首 俄国 歌 ， 把 怀 角 一 架 竖 式 小 钢 千 指 给 他 
A, BSW ASRS, SSREAN. WASABRKE 
求 ， 就 用 右手 的 两 个 指头 和 左手 的 三 个 (大 姆 指 、 中 指 和 无 名 
tH) ， 勉 勉强 强 弹 了 起 来 ， 并 且 用 稍微 带 点 鼻音 的 男 高 音 ， 先 
TES 26۲ ۲ ز 2۱8 (2۸ وه ج با‎ ۲۱ > ۷۲ 着 人 行道 >。 

ZENS BN RSA, اکا 3 پچ نار جا تار‎ TE NRA, 

e لاہ سار ا ہر‎ PAPER. BE TW ET MIB KK, AT > 红色 
NEIL, ارتا‎ KI SATE >» 〈 他 按 原意 EE: “sur 
une rue pavée, une jeune fille allait 4 l’ean” ) و9‎ 并 


不 能 使 他 的 听众 对 俄罗斯 诗歌 有 个 强烈 的 EDS. 7۶ SE BB 


~~ 


O FRA: 俄罗斯 妇女 常 穿 的 无 袖 衫 。 
Q “在 一 条 铺 石 的 路 上 ， 一 个 少女 去 到 水 边 。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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诵 ， 后 翻译 ， 最 后 唱 了 格林 卡 谱 曲 的 普希金 的 诗 ，“ 我 想起 了 
那 幸 福 的 时 刻 ”， 在 一 些小 地 方 未 党 没有 一 点 走 调 。 这 一 回 ， 
两 位 女士 热心 起 来 了 ， 列 诺尔 太太 发 现 俄国 话 和 意大利 话 有 局 
人 的 近似 之 处 ， 例 如 俄语 HJ “se 即 ” (CMruosenne) ， 很 像 
BiB “ER 来 吧 ” Cosvieni) و‎ 俄语 的 “和 我 一 起 ” (co 
mHot) 很 像 意 语 的 “这 是 我 们 ” (siam noi) ， 等 等。 就 是 
一 些 人 名 ， 例 如 格林 卡 和 普希金 〈 她 说 成 普 色 金 》 ， 听 起 来 也 
{RHR BE E KW x EE OK, MB ERM To IH 
5 لت لان ہر ہر‎ EMRE, FMT BAI با ز‎ ZER HH AS tto- 
۳۵111) ۰ TER Mai -- EE MRRP HRT, کر را ار ہد‎ FF 
~i, 214808 


但 是 萨 宁 欣 赏 的， 不 是 吉 玛 的 嗓音 ， 而 是 她 本 人 。 他 坐 在 
SERRA DPA BN, pee -一 那 怕 是 在 
当时 最 出 风头 的 诗人 宾 涅 基 殉 托 夫 ®@ 诗 里 的 -- 一 也 比 不 上 她 身 
材 的 优雅 苗条 。 当 她 唱 到 最 窜 于 感情 的 地 方 ， 眼 睛 举 向 天 花 板 
的 时 候 ， 他 真 觉得 连 老 天 和 爷 也 要 因为 这 一 望 而 动 情 了 。 老 邦 塔 
列 沃 勒 靠 在 门框 上 ， 宽 大 的 领结 把 下 颌 和 嘴 都 遮 得 严 严 的 。 他 
带 着 一 副 知 音 者 的 神情 ， 郑 重地 听 着 一 一 他 也 很 欣赏 那 少女 的 
美丽 一 一 尽管 这 种 场面 他 肯定 已 经 见 过 多 次 了 。 


© 一 种 意大利 民间 小 调 。 
@ ” 宾 涅 基 克 托 兴 benenuxos, Bnanuuup FpHropbesxu (1807 一 1873 
Ai) 俄罗斯 诗人 ， 他 诗 中 表现 的 热情 矫 揉 造作 ， 曾 受到 别 林 斯 基 的 严厉 批 


Fe 


14 


MB j J ZEM, SPR A As FEY ILA OK i SR 40 0 ce 
嗓子 ， 不 过 他 已 经 到 了 嗓音 起 变化 的 年 龄 〈 的 确 ， 他 说 话 的 上 声 
音 沙 哑 低 沈 ) ， 不 宜 唱 歌 。 但 是， 为 了 丈 待 客人 ， 请 邦 塔 列 活 
勒 显 显 当年 的 身手 怎么 样 ? 拖 塔 列 沃 勒 立刻 做 出 一 副 很 不 迟 愿 
的 样子 ， 紧 皱 双 眉 ， 用 手 搬 了 一 下 头发 ， 说 是 已 经 多 年 不 干 这 
个 了 ， 不 过 又 说 ， 他 年 轻 的 时 候 ， 倒 也 从 不 示弱 。 他 属于 那个 
歌 者 和 唱 工 都 十 分 地 道 的 伟大 时 代 ， 唱 的 都 是 些 古 典 歌 曲 ， 和 
如 今 那 些 大 喊 大 叫绝 不 相同 。 他 邦 塔 列 沃 勒 . 岂 巴 妥 拉 * 德 " 瓦 列 
沙 ， 曾 在 摩德纳 中 荣获 过 桂冠 ， 当 时 剧场 里 还 放出 了 上 自 色 的 饮 
子 。 一 位 俄国 亲王 il principe Tarbusski G&A ED و‎ 
跟 他 有 过 很 深 的 交情 ， 共 进 晚餐 的 时 候 总 是 一 再 邀请 他 到 俄国 
去 ， 许 给 他 成 堆 的 黄金 ， 成 堆 的 ! 但 是 他 舍不得 离开 意大利 ， 
il paese del Dante! 《部 是 但 丁 的 祖国 ! ر‎ 后 来 ， 当 然 罗 ， 
MT RE 自己 也 不 够 检点 …… 说 着 ， 老 人 停 住 了 ， 低 下 
关 ， 深 深 叹 了 口气 ， 接 着 又 谈 起 歌唱 的 古典 主义 的 时 代 ， 和 他 
无 限 敬 仰 的 落 名 男 高 音 歌唱 家 加 尔 齐 亚 。 

“他 真是 个 人 物 ! ”他 叫 道 。 “il gran Garcia UK 
的 加 尔 齐 亚 ) 从 来 不 会 降低 身份 ， 像 现在 那些 无 获 的 Les te- 
noracci 一 一 高 音 歌 手 那样， 用 假 嗓 门 唱歌 。 他 用 的 都 是 
voce di petto (RIFE FHKE) o FF! ”老人 用 他 那 枯 瘦 细 小 
的 指头 用 力 拍 着 他 胸襟 上 的 花饰 。” 了 不 起 的 演员 ! 像 一 座 火 
山 ，signori miei 〈 我 的 先生 们 ) ,Un Vesuvio (一 座 维 苏 
MAU) ۱ 多 我 曾经 非常 荣 替 地 和 他 同 台 唱 过 ，dell’ illustr- 


(D 摩德纳 ， 是 意大利 北部 一 个 市 镇 。 
2 BAA HAM KUN, 


issimo maestro Rossini “著名 的 洛 西 尼 大 师 )@ 的 歌剧 奥 
赛 罗 。 加 尔 齐 亚 演 奥 赛 罗 ， 我 演 雅 各 。 当 他 唱 到 这 一 句 时 一 一 ” 
说 到 这 里 ， 邦 塔 列 沃 勒 摆 出 一 副 姿 态 ， 用 颤 持 、 沙 哑 ， 然 而 很 
富 于 感情 的 声音 唱 起 来 : 

L’i..era davere..so daver...so il fato 

To pitt nOwesenOeeeNOeeenon temero! 

CHif: 真 的 生气 了 …… 我 确实 知道 …… 这 是 天 意 ， 我 不 
Fe TAL ) 

“整个 剧场 都 震动 了 ，signori miei (我 的 先生 们 ) ۱ 我 
也 不 甘 示 弱 ， 我 接着 唱 道 

L’itra daver…so daver…so il fato 


Temer pit non davro! 

CEE: HEAT ۰ 我 确实 知道 ……… 这 是 天 意 ， 我 再 
也 不 应 该 害怕 ! ) 

“而 他 ， 像 内 电 ， 像 猛虎 ,突然 进出 了 歌声 ，Morro..。 
ma vendicato。。。〈 我 愿 死 ,…… {ARSE RFR م۰٠‎ ) 而 县, 你 
听 ， 当 他 唱 …… 当 他 唱 Matrimonio Segréeto® 中 的 著名 咏叹 
调 Pria che spunti (BiB: 在 我 上 马 之 前 ) WHR, fh, il 
gran Garcia 《伟大 的 加 尔 齐 亚 ) 在 I cavalli di galoppo 
(RH EH) 这 一 句 之 后 ， 接 着 唱 senza posa cacciera ( 意 
语 : 她 将 不 停 地 奔驰 ) 一 段 。 你 听 ， 多 么 美妙 ……… 5 

老人 奋力 要 唱 出 一 种 难度 很 大 的 花 腔 ,但 刚 唱 了 十 来 个 
音 付 ， 就 走 了 调 。 于 是 他 咳 了 一 声 ， 挥 了 挥手 ， 掉 开头 去 抱怨 








(1) 洛 西 尼 (Rossini，1792 一 1868) ， 是 意大利 著名 歌剧 作曲 家 。 
@ 意思 是 “秘密 结婚 ”， 为 意大利 作曲 家 于 马 洛 兹 所 作 歌 刷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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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 ，“ 让 我 安静 一 下 吧 ， 为 什么 要 来 折磨 我 ? ” 

吉 玛 立刻 从 椅子 上 跳 起 来 ， 一 边 招手 ， 一 边 叫 ，“ 好 呀 ! 
HFH! ”一 面向 可 怜 的 退休 了 的 雅 各 跑 去 ， 用 双手 亲切 地 拍 他 
的 肩 。 只 有 爱 弥 儿 哈 哈 大 笑 。 拉 “。 EEO 早 就 说 过 :， “在 这 种 
年 纪 是 没有 怜 帜 心 的 。? ۱ 

PAT SARA HK, 8 ۳۵ RK A MEREK 
(他 最 近 旅 行 了 这 么 一 趟 ， 学 得 了 几 句 意 语 ) 。 他 说 起 Paese 
del Dante» dove il si suona (Mii: 他 所 歌唱 的 但 丁 的 国 
土 ) 和 Lasciate ogni speranza 〈 意 语 ， 引 自 但 丁 ， 抛 弃 了 
一 切 希 望 )， 这 两 句 是 我 们 这 位 青年 旅行 家 所 掌握 的 意大利 诗 
圳 中 的 全 部 内 容 。 但 是 他 的 话 没有 打动 邦 塔 列 沃 勒 ， 他 把 下 巴 
PR HOE DEE, PAAR HE FRE: FERE BS JLT, 1 
BitE—-RREWHY——-RAKSE, RABY. THEM L 
像 一 般 娇 养 惯 了 的 少年 那样 ， 突 然 微微 地 红 了 脸 ， 转 过 头 去 对 
姐姐 说 ， 权 是 她 乐意 款待 一 下 客人 ， 最 好 是 读 一 段 马尔 菊 的 嘉 
剧 给 他 听 ， 那 是 她 的 拿手 好 戏 。 吉 玛 笑 了 起 来 ， 在 兄弟 手 上 扫 
了 一 下 ， 说 是 只 有 他 才 想 得 起 来 这 样 稀奇 古怪 的 名 堂 ! 可 是 她 
还 是 马上 走 进 房 里 ， 拿 了 一 本 小 小 的 书 出 来 ， 就 着 烛光 坐 在 桌 
前 的 靠背 椅 上 ， 看 了 看 大 家 ， 用 一 种 纯 属 意大利 式 的 动作 ， 举 
起 了 手指 ， 好 像 是 在 说 “请 安静 ”! 然后 开始 朗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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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尔 次 是 十 九 世纪 三 十 年 代 法 兰 克 福 的 一 位 作家 ， 他 用 当 


تسه سس سس ہہ 


(La Fontaine, Jean de 1621--1695) EMH A, A ۲‏ 38 ۰ 3۷ ر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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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方言 写 了 一 些 短 小 轻松 的 喜剧 ， 笔 调 幽 默 ， 刻 划 了 一 些 当 地 
的 典型 人 物 ， 虽 然 有 欠 深 刻 ， 却 相当 明快 有 趣 。 吉 玛 的 确 很 会 
斋 诵 一 一 简直 就 像 职 业 演 员 一 样 。 她 充分 运用 了 意大利 血统 给 
她 带 来 的 表演 才能 ， 把 每 一 个 人 物 的 性 格 ， 都 尽善尽美 地 充分 
表达 出 来 。 当 她 表演 到 疯 疯 二 十 的 丑 老 婆 子 ， 或 者 到 笨 如 牛 的 
乡 长 时 ， 她 丝毫 不 顾 惜 她 银 铃 般 的 嗓子 和 美丽 的 容 ft, E 出 
BY SE BY ہا‎ HE AFIR. KERT ARRAS MR نا‎ 
朗诵 的 时 候 ， 自 己 从 来 不 笑 。 不 过 ， 要 是 她 的 听众 〈 邦 塔 列 活 
勤 队 外 ， 他 一 听 她 提起 quel ferroflucto Tedesco 1 MH 
德国 人 ”时 ， 就 不 高 兴 地 拔 脚 走 掉 了 ) 用 一 阵 缀 笑 把 她 的 朗诵 
打 断 ， 她 就 索性 让 书 落 到 膝 头 上 ， 痛 痛快 快 地 笑 个 前 仰 后 合 ， 
直 舌 得 她 那 一 卷 卷 的 黑 发 在 脖子 上 和 持 动 着 的 肩膀 上 跳 个 不 
停 。 但 是 只 消 大 家 的 笑 声 一 停 , 她 马上 拿 起 书 来 , 重新 恢复 她 原 
有 的 适当 表情 , 郑重 地 念 起 来 。 荚 宁 心里 对 她 赞叹 不 止 一 一 最 使 
他 惊讶 的 是 ， 这 样 绝世 的 美 狐 ， 却 能 随意 作出 滑稽 、 有 时 甚至 
是 平庸 的 表情 来 。 衣 玛 对 于 所 谓 jeunes premiéres (kis: 年 
青 女 主角 ) 的 角色 ， 念 得 比较 差劲 。 恋 爱 场面 更 不 成 功 。 她 日 
己 也 意识 到 这 一 点 ， 所 以 凡是 念 到 这 种 地 方 ， 口 气 总 是 格 人 带 议 
肖 ， 仿 佛 她 对 这 些 山 盟 海 拆 和 甜言蜜语 都 信 不 过 ， 而 剧 作者 目 
已 也 尽 可 能 回避 这 种 场面 ， 往 往 一 笔 带 过 。 

时 间 消 逝 在 不 知 不 觉 之 中 ， 直 到 时 钟 效 了 十 点 ， 萨 宁 才 想 
起 来 他 还 得 上 路 。 他 像 被 什么 忒 了 一 下 似 的 ， 猛 地 跳 了 起 来 。 

CEA UE? ” 列 诺尔 太太 问 。 

“我 今 晚 还 得 动身 到 相 林 去 一 一 我 已 经 预订 了 邮 车 的 座 
位 。” 

“HAA APRF FEU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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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 点 半 钟 。” 
“《 那 您 已 经 晚 了 ，” 吉 玛 说 ，“ 别 走 了 取 …… 我 再 给 您 念 


点 东西 。” 


“您 把 车 钱 全 付 了 呢 ， 还 是 只 给 了 一 部 分 订金 ?3 ” 列 诺尔 
太太 授 根 究 底 地 问 。 ۱ 

“全 付 了 。” 萨 宁 难 受 地 叹 了 口气 说 。 

AOR RIBAS Ath, ST. 

“怎么 ，” 她 妈妈 用 责备 的 口气 对 她 说 ，“ 这 位 年 轻 的 先 
کے جا‎ 1 ۰, ee RI ” 

“不 要 紧 ，” 吉 玛 说 ，“ 这 点 钱 不 会 使 他 破产 ， 我们 想法 
来 安慰 他 吧 。 您 喝 点 柠檬 水 怎么 样 ? ” 

陕 宁 喝 了 杯 柠 檬 水 ，:j 志 玛 又 念 起 马尔 著 的 作品 来 ， 大 家 又 
恢复 了 刚才 的 欢乐 。 

时 钟 敲 十 二 点 ， 萨 宁 起 身 告辞 。 

《您 一 定 得 在 法 兰 殉 往 多 朵 儿 天 ，” 吉 玛 说 ，“ 您 急 什么 
WE? 别处 不 见得 就 比 我 们 这 里 好 ，” 她 顿 了 一 下 ，“ 真 的 不 见 
得 ! ”她 笑 着 又 说 了 一 句 。 

院 定 没有 回答 ， 心 里 盘算 ， 不 管 目 己 愿意 不 愿意 ， 口 袋 里 
空空 如 也 ， 只 好 留 在 法 兰 克 福 了 ， 得 写 信 给 柏林 的 一 个 朋友 去 
(te, FH ۲ MAF, A HEE. ۱ 

“EMF, H FE! ” 列 诺尔 太太 说 ， 4 我们 要 向 您 介绍 吉 
玛 的 未 婚 夫 克 律 们 先生。 他 今天 没有 来 ， 因 为 铺子 里 太 忙 …… 
您 也 许 已 经 在 大 竺 上 看 见 过 了 一 一 本 市 一 家 最 大 的 PEAR 
店 。 他 是 那儿 的 店员 领班 ， 他 一 定 很 愿意 认识 您 。” 

这 消息 使 萨 宁 一 一 上 帝 知 道 为 什么 一 一 感到 有 点 不 愉快 ， 
脑子 里 闪 过 一 个 念头 ，。“ 幸 运 的 未 婚 夫 ! ” 当 他 看 着 吉 玛 的 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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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 ， 他 觉得 他 在 少女 的 眼睛 蜂 发 现 了 一 种 读 嘲 的 意味 。 他 再 度 


a 
Ly 


“明天 见 。 您 明天 会 来 的 ， 不 是 吗 ? ” 列 诺尔 太太 问 。 
“明天 见 。” 吉 玛 说 ， 不 是 询问 ， 而 是 肯定 的 口气 ， 仿 佛 
这 已 经 不 成 问题 了 。 

“明天 见 。” 萨 宁 回 答 。 

爱 弥 儿 、 邦 塔 列 沃 勒 和 小 狗 塔 尔 塔 立 亚 一 直 把 他 送 到 街道 
的 转角 处 。 邦 塔 列 沃 勒 忍 不 住 对 吉 玛 的 朗诵 说 了 几 句 不 满意 的 
话 。 

“她 真 不 知道 害 腺 ! 做 怪 相 , 尖 声 尖 气 一 一 una carre una 
carricatura 《一 副 滑 重 相 〉 ! 她 应 该 选 REO 或 者 克 里 特 
莱 斯 特 @ 那样 一 些 伟 大 的 、 翡 剧 性 的 作品 才 对 。 她 倒 乐 意 去 模 
仿 那 些 讨 人 厌 的 轻浮 的 德国 女人 ! 这 个 我 也 会 做 ……Mehrz， 
kerz，schmerz (音译 为 近 尔 次、 海尔 MR, HK RH. ) 
sees 7 AAP, HIS, PUM گا تو تو کر‎ 

涝 尔 塔 立 亚 对 着 他 叫 了 起 来 ， 爱 弥 儿 也 哈哈 大 笑 。 老 人 突 
然 转 过 身 去 走 了 。 

萨 宁 回 到 “ 白 忽 饭店 ”( 他 把 行李 留 在 那儿 的 大 厅 里 了 )， 
AL SINK. PRAISE. BHR. RARER, & 
Hê ê Hs زب جک‎ HE EM. 

“FEE! ”他 在 旅馆 的 一 间 便 宜 房间 里 睡 下 的 时 候 ， 不 
禁 悄 声 自 言 自 语 起 来 ，“ 真 是 个 美人 儿 ! 然而 我 为 什么 要 留 下 





O «RBH CMeroped و‎ Veet (Maffei, 1675—1755) & 
BY ik Flo 


ee 也 是 马 费 创作 的 一 个 著名 悲剧 。‏ » 1۴26 5 5 » م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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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呢 ? ۶ 
第 二 天 ，、 他 写 了 封 信 给 他 在 柏林 的 朋友 。 


八 


他 的 衣服 还 没有 来 得 及 穿 好 ， 一 个 茶 房 便 来 通知 他 说 ， 有 
两 位 先生 来 访 。 原 来 一 位 是 爱 弥 儿 ， 而 另 一 位 一 一 高 大 强壮 、 
仪表 堂堂 、 五 官 端正 的 年 青 人 -- - 则 是 美丽 的 吉 玛 的 未 婚 夫 ， 
卡尔 。 克 律 伯 先 生 。 ۱ 

走 遍 法 兰 克 福 的 商店 ， 你 也 找 不 到 像 克 律 伯 先生 这 样 体 
面 、 有 礼 摇 、 稳 重 ， 同 时 又 十 分 息 勤 周到 的 店员 领班 。 他 那 无 
懈 可 击 的 衣着 ， 和 他 那 庄重 的 举止 、 翩 翩 的 风度 非常 相称 一 
当然 罗 ， 略 有 一 点 庸俗 ， 拘 谨 ， 有 些 英国 风味 (他 在 英国 住 过 
两 年 ) 一 一 然而 还 是 风雅 可 换 。 一 眼 望 去 ， 就 可 以 看 出 这 位 体 
面 、 老 成 持 重 、 极 其 有 教养 、 梳 洗 得 很 干净 的 年 青 人 ， 惯 于 奉 
承 上 司 ， 指 挥 下 属 ， 只 消 在 铺子 的 柜台 后 面 那 么 一 站 ， 他 准 能 
赢得 顾客 们 的 尊敬 。 人 们 对 他 那 超 乎 自然 的 诚实 决 不 会 有 一 丝 
一 毫 的 怀疑 一 一 你 只 需 朝 他 那 浆 得 毕 挺 的 硬 领 看 上 一 眼 ， 就 设 
法 不 信服 。 他 的 声音 也 恰到好处 -一 圆润 ， 深 沉 又 富 于 自信 ， 
不 很 洪亮 ， 然 而 柔和 动听 。 这 样 的 声音 用 来 向 下 级 店员 发 号 施 
令 ， 真 是 再 合适 不 过 了 ， “把 这 正 猩 红 的 里 昂 绒 拿 出 来 看 
看 ! ”或 者 “给 太太 端 把 椅子 来 ! ” 

克 律 伯 先 生 一 开始 先 作 了 自我 介绍 ， 非 常 有 气派 地 欠 了 欠 
HF, BEF BIE TBH, REH BRET EME, E 
人 不 由 得 要 想 ， 他 的 内 衣 和 人 品 肯 定 都 是 第 一 流 的 。 他 那 没 戴 
手套 的 右手 〈 左 手套 着 一 只 翻 皮 的 小 羊皮 手套 ) ， 拿 了 一 项 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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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像 镜 子 般 的 大 礼帽， 里 面 放 着 另 一 只 手套 ， 那 右手 的 模样 真 
是 难以 置信 地 完美 一 一 每 一 个 指甲 都 是 艺术 的 杰作 。 他 就 用 一 
副 谦恭 而 又 自信 的 神气 ， 把 这 只 手 伸 向 萨 宁 。 他 以 最 最 文雅 的 
短语 宣称 ， 他 想 对 外 国 先生 表示 他 的 敬意 和 感激 之 情 ， 因 为 先 
生 对 他 未 来 的 亲戚 ， 他 的 未 婚 妻 的 兄弟 出 了 很 大 的 力 。 他 一 面 
说 ， 一 面 用 拿 着 帽子 的 左手 向 爱 弥 儿 的 方向 指点 着 。 爱 弥 儿 念 
佛 有 些 发 窖 ， 手 指头 放 在 嘴 里 ， 别 转 脸 对 着 窗户 。 死 律 伯 先生 
又 说 ， 要 是 他 能 为 外 国 先生 效劳 ， 就 太 令 人 高 兴 了 。 了 于 宁 用 不 
大 流利 的 德语 回答 说 ， 他 也 十 分 愉快 …… 他 不 过 做 了 一 点 微 不 
足 道 的 事 ， 不 足 挂 上 仑 ， 并 请 求 客 人 坐 下 。 克 律 伯 先 生 向 他 道 了 
谢 ， 以 异乎 寻常 的 敏捷 擦 起 礼服 的 后 襟 ， 在 一 把 椅子 上 坐 下 。 
但 他 坐 得 是 那样 的 轻 ， 那 样 不 牢靠 ， 使 人 不 禁 要 想 : 他 不 过 是 
出 于 礼 瑶 才 在 这 里 坐 一 坐 ， 马 上 就 会 起 身 走 掉 的 。 果 然 ， 儿 分 
钟 以 后 他 就 起 身 告 辞 , 很 谨慎 地 向 前 近 了 两 小 步 , 仿佛 在 跳舞 ， 
然后 说 他 很 抱歉， 不 能 再 坐 下 去 了 ， 因 为 他 得 赶 回 店 里 去 -一 
生意 最 要 紧 一 一 但 是 ， 明 天 刚好 是 星期 日 ， 他 得 到 列 诺尔 太太 
和 吉 玛 小 姐 的 同意 ， 安 排 了 一 次 去 索 登 的 旅游 。 他 不 胜 光 荣 地 
请 外 国 先生 也 去 参加 ， 并 且 斗 胆 希 望 先 生 会 不 音 启动 大 驾 光 
临 。 萨 宁 没 有 拒绝 。 于 是 ， 克 律 伯 先 生 再 度 表示 敬意 之 后 ， 就 
离 去 了 ， 他 那 颜色 十 分 柔和 的 豆 绿色 长 裤 办 着 光 ， 华 美的 新 鞭 
的 鞋底 也 响 得 极其 悦耳 。 


九 


尽管 萨 宁 一 再 请 他 坐 下 ， 爱 弥 儿 还 是 一 直 站 在 和 窗口 朝 外 
看 。 等 他 未 来 的 亲戚 一 迈 出 门口 ， 他 就 转 过 身 来 ， 红 着 脸 ， 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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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 气 地 报 着 嘴 问 萨 宁 ， 他 能 不 能 再 呆 一 小 会 儿 。 

“我 今天 觉得 好 多 了 ，” 他 说 ， “但 是 医生 不 让 我 做 事 
情 。 9 

“就 在 这 儿 玩 罢 ， 一 点 儿 也 不 碍 事 。” 萨 宁 马 上 叫 了 起 
来 。 他 像 所 有 真正 的 俄国 人 一 样 ， 非 常 高 兴 能 有 个 借口 闲 呆 
着 。 

爱 弥 儿 说 了 声 谢 谢 ， 很 快 就 和 萨 宁 相 处 得 亲密 无 间 ， 还 邹 
习 了 他 的 屋子 。 他 仔细 瞧 看 萨 宁 的 东西 , 差不多 每 一 样 都 机 问 ， 
在 哪儿 买 的 ? 花 了 多 少 钱 ? 他 帮 着 萨 宁 修 面 ， 劝 他 留 一 撮 小 胡 
子 ， 还 跟 他 讲 了 许多 知心 话 ， 讲 关于 他 母亲 、 姐 姐 、 邦 塔 列 沃 
勒 乃至 卷 毛 小 狗 塔 尔 塔 立 亚 的 许多 琐事 和 他 们 的 生活 起 居 。 他 
一 点 儿 也 不 觉得 拘束 ， 很 快 就 和 萨 宁 亲热 起 来 ， 这 倒 并 不 是 因 
为 荚 宁 昨天 救 了 他 的 命 ， 而 是 因为 他 的 确 是 个 非常 和 膏 可 亲 的 
AJL! 他 追 不 及 待 地 把 自己 所 有 的 秘密 都 告诉 了 萨 宁 。 他 着 重 
说 明 ， 妈 妈 决 心 把 他 造就 成 一 个 店员 ， 可 是 他 非常 自信 他 天 生 
是 个 艺术 家 ， 音 乐 家 ， 歌 手 ; 戏剧 才 是 他 真正 的 天 豪 ， 连 邦 塔 
列 沃 勒 都 鼓励 他 ， 只 有 克 律 伯 先 生 站 在 妈妈 一 边 ( 他 的 话 对 妈 
妈 很 有 影响 ) ， 出 主意 要 妈妈 把 他 造就 成 商人 。 他 认为 经 商 是 
至 高 无 上 的 职业 。 卖 呢 红 布下、 欺骗 顾 客 、 要 他 们 付出 Nar- 
ren-oder Russen-Preise (RAH READER) O 一 一 
这 些 就 是 他 的 理想 。 

“ 噶 ， 该 是 到 我 们 家 去 的 时 候 啦 ! ”了 萨 宁 刚刚 梳洗 完毕 ， 
写 好 寄 往 柏林 的 信 ， 爱 弥 儿 就 大 声 说 道 。 


(DO نلیا‎ (如今 也 几乎 没有 改变 ) ， 从 五 月 份 起 ， 当 设 国 人 大 批 来 到 法 兰 克 
AMHR, ARR KMME KH, Ane REA زا۵‎ MRAM Ke 
一 作者 原 注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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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还 太 早 呢 。” 萨 宁 说 。 

“ 那 有 什么 关系 ，” 爱 欢 儿 假 依 着 他 回答 ，“ 走 吧 ! 先 上 
邮局 ， 再 到 我 们 家 。 吉 玛 看 见 您 一 定 很 高 兴 ! 跟 我 们 一 起 吃 早 
饭 吧 …… 您 去 眼 妈妈 谈 谈 我 的 事 儿 ， 谈 谈 我 的 前 途 …*…” 

“好 吧 ， 那 就 走 吧 ! ” 萨 宁 说 ， 于 是 俩 人 一 起 出 了 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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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 玛 看 见 他 非常 高 兴 ， 列 诺尔 太太 也 很 亲切 地 招待 他 。 他 
昨天 显然 给 她 俩 留 下 了 很 好 的 印象 。 爱 弥 儿 悄悄 在 萨 宁 耳 边 说 
了 一 句 ，“ 可 别 忘记 了 ，” 就 跑 去 料理 早饭 了 。 

“ 忘 不 了 ，?” BE تا‎ 

列 诺尔 太太 有 点 不 舒服， 偏 头疼 ， 斜 靠 在 一 把 躺椅 上 ， 尽 
可 能 少 活动 。 吉 玛 穿 了 一 件 宽大 的 黄色 单 衫 ， 腰 里 系 了 一 条 黑 
色 的 皮带 。 她 也 面 带 倦 容 ， 脸 色 有 一 点 苍白 ， 眼 睛 周围 起 了 黑 
رز‎ 可 是 这 丝毫 没有 减 却 她 腿 睛 的 神采 ， 而 那 脸色 的 苍白 恰恰 
使 她 那 十 分 典雅 庄严 的 面容 增添 了 一 种 神秘 、 迷 人 的 色彩 。 今 
天 使 萨 宁 赞 叹 不 止 的 ， 是 她 那 双手 的 纤巧 美丽 一 一 当 她 抬 起 手 
来 整理 她 那 乌黑 发 亮 的 卷发 时 ， 他 的 眼 眼 简直 舍不得 离开 她 的 
手指 ， 细 长 、 和 柔软 、 优 美 雅 致 ， 像 拉 斐 尔 @ 画 的 福 娜 瑞 娜 @ 一 
样 。 

天 气 很 热 ， 萨 宁 吃 完 早 饭 就 起 身 告辞 ， 可 是 大 家 对 他 说 ， 








QD 拉 斐 尔 (Raffaello Sanzio，1483 一 1520) 文艺 复兴 时 期 意大利 名 画 
家 。 

福 娜 瑞 娜 (Fornarina) 是 拉 斐 尔 所 爱 的 罗马 美人 ， 拉 斐 尔 给 她 wT‏ ا 
张 肖像 ， 很 著名 。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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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 这 样 的 天 气 ， 最 好 是 朵 着 不 要 动 一 -他 同意 了 ， 留 下 来 没有 
走 ,他 和 他 的 两 位 女 主人 所 在 的 这 间 后 屋 , 非常 舒适 凉爽 ， 窗户 
外 面 是 座 小 花园 ， 种 有 许多 金 合欢 树 。 浓 密 的 树 从 中 间 ， 满 布 
金黄 色 的 花 东 ， 无 数 蜜蜂 、 细 腰 蜂 和 大 黄蜂 嘿嘿 地 唱 得 正 起 
劲 一 一 它们 那 喻 喻 不 绝 的 叫 声 从 半 开 着 的 百叶 窗 和 放下 来 的 窗 
帘 外 面 袭 进 ， 说 明 室 外 的 空气 已 经 热 不 可 耐 ， 而 浓 荫 深 处 的 这 
间 阴 凉 舒适 的 屋子 就 显得 更 宜人 了 。 

” 萨 宁 一 如 昨天 ， 说 了 很 多 话 ， 但 谈 的 并 不 是 俄国 ， 也 不 是 
俄国 的 生活 。 早 饭 后 他 的 少年 朋友 被 打发 到 克 律 伯 先 生 那 儿 学 
短 记 去 了 。 为 了 使 他 欢喜 ， 萨 宁 把 谈话 引 向 比较 艺术 与 商业 的 
0  ت گاگ جرکٹ‎ TÎ لا لا‎ ۵267525218175 RE 
在 他 预料 之 中 的 ， 可 是 吉 玛 竞 和 她 的 意见 一 致 ， 这 就 出 平 他 的 
意外 了 。 ۱ 

“要 做 个 艺术 家 一 特别 是 歌唱 家 ，” 她 说 着 ， 用 力 地 作 
了 一 个 手势 ，“ 就 得 做 第 一 流 的 ， 否 则 就 没有 意思 ， 可 是 谁 有 
把 握 能 达到 这 样 的 境界 呢 ? ” 

邦 塔 列 沃 勒 也 参加 了 这 番 讨 论 (他 是 多 年 的 老 仆 ， 又 是 长 
者 ， 有 资格 和 家 主 平起平坐 ， 再 说 意大利 人 也 不 太 拘 礼 ) ， 他 
当然 是 全 心 全 意 为 艺术 说 话 的 。 老 实说 ， 他 的 论点 不 大 站 得 住 
脚 ， 他 首先 指出 最 重要 的 是 要 有 dyun certo estro d'insp- 
irazione 〈 即 一 种 由 灵感 产生 的 冲动 ) 。 列 诺尔 太太 反驳 说 ， 
他 自己 无 疑 是 具有 这 种 estro 的 ， 然 而 …… 

“ 那 是 因为 有 人 和 我 作对 呀 ，” 邦 塔 列 沃 勒 绷 着 脸 说 。 

“就 算 爱 弥 儿 具有 这 种 estro 吧 ， 你 又 怎么 拿 得 稳 没 有 人 
会 和 他 作对 呢 ? ” 列 诺尔 太太 按照 意大利 人 的 习惯 ， 亲 切 地 称 
他 为 “你 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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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R eT, BRM AY RRA EW, * HEEE 
说 ，“ 某 约 瓦 尼 。 巴 底 士 塔 就 不 会 这 么 办 ， 别 看 他 自 个 儿 是 个 
卖 甜食 的 商人 。” 

“ 啊 ， 基 约 瓦 尼 。 巴 底 士 塔 ， 我 的 丈夫 ， 他 可 是 个 深 谋 远 
虑 的 人 ， 虽 说 年 青 的 时 候 也 曾经 醉心 于 ……” 

老人 不 听 她 的 ， 转 身 走 了 开 去 ， 一 面 还 生 气 地 哪 喷 着 ， 
“me, HA KE ° 77ا رتا‎ 

直 玛 激动 地 说 ， 要 是 爱 弥 儿 出 于 爱国 的 心肠 ， 打 算 把 自己 
的 全 部 精力 用 来 拯救 意大利 ， 那 么 为 了 这 样 一 个 崇高 、 神 圣 的 
事业 ， 竹 牲 自 己 的 锦绣 前 程 是 可 以 理解 的 -一 然而 为 了 舞台 生 
涯 去 作 这 种 牺牲 ， 却 不 值得 。 列 诺尔 太太 听 到 这 里 ， 显 得 有 些 
不 安 ， 她 恳求 她 的 女儿 不 要 把 兄弟 引入 歧途 ， 说 是 家 里 有 了 吉 
玛 这 么 一 个 不 可 救 药 的 共和 派 ， 已 经 够 人 受 的 了 。 说 完了 这 些 
话 ， 列 诺尔 太太 啤 吟 起 来 ,说 头痛 得 很 ,脑袋 都 “ 快 炸 开 了 ” 。 
( 列 诺尔 太太 为 了 对 客人 表示 礼貌 ， 用 法 语 对 女儿 说 话 。) 

吉 玛 马上 跑 过 来 照顾 妈妈 ， 先 在 她 额 上 抹 了 一 点 科隆 香 
水 ， 轻 轻 地 给 她 吹 干 ， 温 柔 地 吻 她 的 面 类 ， 在 她 头 底下 塞 了 个 
枕头 ， 不 许 她 说 话 ， 然 后 又 亲吻 了 她 一 番 。 随 后 她 转 过 身 来 对 
着 萨 宁 ， 告 诉 他 她 母亲 是 怎样 的 了 不 起 ， 从 前 是 何等 的 美丽 。 
她 说 这 话 时 ， 虽 然 用 的 是 玩笑 的 口吻 ， 却 也 是 真情 的 流露 。 
“ 岂 只 从 前 美丽 一 一 她 现在 也 很 美 呀 。 您 看 看 她 ， 看 看 她 的 一 
MIR AGA 77ے‎ 

吉 玛 很 快 从 口袋 里 拿 出 一 条 白色 的 手绢 ， 把 妈妈 的 脸 盖 
上 ， 然 后 一 点 一 点 地 向 下 拉 ， 先 露出 列 诺尔 太太 的 前 额 ， 接 着 
是 眉毛 和 眼睛 ， 她 停顿 了 一 下 ， 然 后 叫 妈妈 有 陷 开眼 睛 来 看 她 。 
妈妈 一 任 她 摆布 。 坎 玛 大 声 赞叹 起 来 ( 列 诺尔 太太 的 眼睛 的 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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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 美 ) ， 很 快 地 把 手绢 拉 过 脸 的 下 半 部 ， 这 下 半 部 不 如 上 一 半 
那么 周正 ， 于 是 又 在 她 满 脸 上 亲吻 。 列 诺尔 太太 蔡 不 住 笑 了 起 
米 ， 把 脸 别 转向 一 边 ， 和 做 出 好 像 要 把 女儿 用 力 推 开 的 样子 。 吉 
玛 也 假装 和 母亲 打 闹 ， 实 际 上 却 在 抚 爱 她 一 一 不 是 法 国 式 的 柔 
YA, MIRE BERFIREH FEK, RET TO AIA. 

Ja Xs [8 SRK K Fi کا فلا‎ 2J BR fê ور ار ارچ‎ a سا‎ 
11 ۸۶ وال‎ “MRO, ” th, “FR avec le monsieur | 
russe 《法 语 : 和 这 位 俄国 先生 一 起 ) ， 保 持 安静 ， 很 安静 ， 
comme des petites souris (法 语 : 像 小 耗子 一 样 ) 。” 列 
诺尔 太太 微笑 了 一 下 作为 回答 ， 然 后 闭 上 眼睛， 到 了 一 两 口 
气 ， 就 打 起 隔 来 了 。 吉 玛 轻 捷 地 在 她 身 旁 的 小 党 上 坐 下 来 ， 一 
动 也 不 动 。 萨 宁 只 消 稍 微 动 一 动 ， 她 就 把 手指 放 在 嘴 唇 上 一 
男 一 只 手 文 撑 着 她 妈妈 靠 着 睡 的 那个 枕头 一 一 告诫 地 发 出 一 声 
FPL “Me” Fa, FFA FARRAR. FRB oboe, 
迷 迷 糊糊 ， 仿 佛 者 了 魔 ， 身 心 都 被 这 眼前 的 景象 迷 住 了 : 在 这 
间 闪 明 半 有 暗 的 屋子 里 ， 一 些 古 色 古 香 的 绿 玻璃 杯 插 着 盛开 的 玫 
瑰 ， 星 星 点 点 ， 办 烁 着 花 儿 火 焰 般 的 红 光 ; 这 位 睡 着 了 的 女 
人 ， 双 手 庄重 地 交叉 着 ， 雪 和 白 的 枕头 衬 着 她 那 和 善 而 又 疲倦 的 
面容 ;这 位 年 轻 的 人 儿 机 人 敏 又 多 情 一 一 她 也 是 那么 善良 、 聪明 、 
纯洁 ， 且 又 绝顶 的 美丽 。 她 的 眼睛 是 那么 黑 、 那 么 深 ， 在 睫毛 
的 阴影 下 ， 显 得 那么 明亮 …… 这 人 一切 是 怎么 回 事 ? 梦境 ? 神仙 
故事 ? 他 乍 么 会 到 这 里 来 的 呢 ? 


十 一 


外 间 铺 面 的 门 伶 哆 了 。 一 个 戴 毛 皮 赠 和 子 、 竺 红 背 心 的 年 轻 


27 


农民 走 进 了 甜食 店 。 这 是 当天 的 第 一 个 买主 。“ 你 看 我 们 的 买 
卖 成 个 什么 样子 ”， 吃 早饭 的 时 候 ， 列 诺尔 太太 叹 着 气 这 样 对 
萨 宁 说 。 这 会 儿 她 安然 地 睡 着 了 ; 吉 玛 怕 吵 醒 妈妈 ， 不 敢 把 手 
从 枕头 底下 抽出 来 ， 她 悄 声 对 萨 宁 说 ， “你 去 帮 我 照应 一 下 店 
里 。” 
艾 宁 马上 踏 起 脚 走 进 店面 。 这 位 年 轻 的 农民 要 买 三 两 薄荷 
i aR 

“该 跟 他 要 多 少 钱 呢 ? ” 萨 宁 低 声 向 门 里 问 道 。 

“六 个 阁 泽 尔 ，”@ 吉 玛 也 低 声 回答 。 

BE PRIT, EREK. HERAT, LE 成 一 个 尖 
简 ， 把 糖 装 进 去 。 拆 开 ， 包 好 ， 又 拆 开 ， 又 包 好 ， 总 算是 包 好 
交 给 买主 , 收 了 钱 …… 年 青 人 吃惊 地 看 着 他 , 把 帽子 放 在 胸口 上 
揉 着 ， 而 在 后 屋 里 ， 吉 玛 坐 着 用 手 播 住 嘴 ， 想 笑 ， 又 不 敢 笑 出 
声 来 。 这 个 买主 还 没有 出 去 ， 第 二 个 又 进来 了 ， 随 后 是 第 三 个 
کی‎ “BRERA” » BERN. BO ئ 1ڑ تن‎ 2 ٢ — 
杯 清凉 杏仁 酷 ， 第 三 位 则 要 了 半 磅 糖果 。 萨 宁 一 一 和 他 们 周 
E, PF ERT HETER. BF, FN 飞快 地 在 抽 展 
EH. KRE ۱0 لاک‎ ۰ BKK, hee 
HY, HEILEET OER. جر رس وا بر‎ NFHS SE, BS 
自己 也 觉得 说 不 出 的 痛快 ， 精 神 异 常 振奋 。 他 应 该 永远 这 样 站 
在 柜台 后 面 ， 出 售 杏 仁 酷 和 糖果 ， 有 后 屋 里 那个 妩媚 的 人 儿 不 
断 向 他 投 来 亲切 的 嘲弄 眼光 ， 同 时 夏 日 的 太阳 透 过 窗 前 栗 树 厚 
密 的 树叶 照 进来 ， 使 整个 屋子 都 充满 了 正午 浓 绿 的 阴影 和 金色 
的 光 点 。 他 的 心 沉 醇 在 甜蜜 的 情 懒 、 无 忧 无 کر‎ 的 欢 欣 和 青春 


一 - ee ا مت‎ 一 一 一 -一 一 一 


WEA 1300 年 定 1900 年 间 德 、 奥 、 匈 所 用 的 一 种 辅币 名 。‏ ی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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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一 初 萌 的 春情 之 中 。 

第 四 位 顾客 要 一 杯 咖啡 ， 这 就 得 把 邦 塔 列 沃 勤 叫 进来 了 
〈 爱 弥 儿 在 克 律 伯 先 生 的 店 里 还 没有 回来 ) 。 萨 宁 回 到 里 屋 ， 
又 在 吉 玛 身边 坐 下 来 。 列 诺尔 太太 还 在 睡 ， 这 使 她 女儿 很 满 
意 。“ 妈 妈 只 要 好 好 睡 上 一 觉 , 头 就 不 痛 了 ,” 她 说 。 萨 宁 把 他 
做 成 了 的 “买卖 告诉 了 她 一 一 当然 仍 是 悄 声 低语 一 一 他 非常 
认真 地 打听 甜食 店 里 各 种 货物 的 价格 ， 吉 玛 也 同样 认真 地 回 
答 ， 俩 人 都 不 禁 心中 暗 笑 ， 仿 佛 都 意识 到 自己 是 在 扮演 一 出 有 
ANS. RAZA, SLB ROA FHM 7 
Ps, RIE XK TH ROH HW H+: “Durch die Felder> 
dureh die Auen” (E: 穿 过 田野 ， 越 过 草 HD و‎ MBM 
Vi کر زا‎ + A, BAM, 1110 1 THAR. ماب بت‎ Te 
ETE “他 会 把 妈妈 吵 醒 的 ! ” 萨 宁 连 忙 奔 到 街 上 ， 在 那 摇 风 骏 
的 人 手 里 塞 了 几 个 阔 泽 尔 ， 把 他 打发 走 了 。 萨 宁 回 来 以 后 ， 吉 
玛 轻 轻 对 他 点 丁点 头 表示 感谢 ， 然 后 记 思 地 微笑 着 ， 用 几乎 听 
不 出 的 声音 轻 轻 地 哼 起 了 魏 伯 尔 @ 的 名 曲 ， 即 马克 斯 倾诉 初恋 
的 缠绵 之 情 的 那 一 段 。 随 后 她 又 问 苹 宁 知 不 知道 弗 菜 旭 芯 的 这 
出 歌剧 ， 户 不 喜欢 魏 伯 尔 ， 说 她 自己 虽然 是 意大利 人 ， 却 顶 顶 
育 欢 这 一 类 音乐 。 谈 话 不 知 不 觉 地 从 魏 伯 尔 又 谈 到 了 诗歌 、 浪 
漫 主义 和 当年 红 极 一 时 的 作家 和 霍 夫 曼 。 

列 诺尔 太太 一 直 在 睡 ， 发 出 轻微 的 向 声 ， 太 阳光 从 百叶 和 窗 
狭 罕 的 缝隙 里 透 过 来 ， 难 以 察觉 但 又 持续 不 停 地 在 地 板 上 、 家 
俱 上 、 吉 玛 的 衣服 上 和 花 儿 的 叶片 和 花 因 上 移动 。 





O 23۴6: 8 ‘Der Ferischutz? HE ۲ RX 28 ) م ۲ ۳/۶ کر‎ 
@ 8116 ۴ (Weber, Karl Maria von 1786—1826) 德国 名 作出 家 。 


29 


ea 


FBAKKRBRKE, BARB ما‎ Hie 
里 那些 阴森 、 离 奇 的 北方 色彩 和 她 那 十 分 明朗 的 南方 个 性 格格 
不 入 。“ 不 过 是 些 童话 故事 罢了 ，、 简 直 是 写 给 小 孩子 看 的 ! ” 
她 说 ， 不 无 轻 茂 之 意 。 她 仿佛 觉得 霍 夫 曼 缺 乏 诗意 。 然 而 他 写 
的 有 一 个 短篇 ， 名 字 已 经 忘 了 ， 她 却 很 喜欢 。 不 过 ， 说 实在 
的 ， 她 喜欢 的 其 实 只 不 过 是 那 故事 开头 的 一 部 分 一 一 后 半 段 她 
要 么 根本 没 读 过 ， 要 么 就 是 忘却 了 。 故 事 讲 的 是 一 个 青年 人 ， 
在 一 一 对 ， 就 是 在 一 处 甜食 店 里 ， 遇 到 了 一 位 美貌 非凡 的 希腊 
少女 ， 这 位 少女 无 论 走 到 哪里 ， 都 有 一 个 形容 古怪 、 神 秘 、 愉 
尸 的 老头 子 跟 着 。 青 年 人 对 那 少 女 一 见 钟情 ， 少 女 也 以 哀怨 的 
ا‎ 1۳ 25 eth, PER ORMAR Ri. MAT SUL, ۸ 
又 回 到 甜食 店 ， 可 是 少女 和 老人 都 不 兄 了 。 他 连忙 奔 出 去 寻 
她 ， 不 断 发 现 他 们 的 踪迹 ， 找 了 又 找 ， 但 是 不 论 他 怎样 奔波 跨 
涉 ， 始 终 还 是 没有 能 够 找到 她 。 不 知名 的 美人 儿 永 远 地 消 失 
了 ， 他 再 也 无 法 忘却 她 那 哀求 的 眼光 。 他 时 时 为 一 种 思想 所 折 
磨 ， 觉 得 他 终身 的 幸福 ， 或 许 就 从 此 一 去 不 复 返 了 …… 
也 许 霍 夫 曼 的 故事 并 不 是 这 样 结局 的 ， 但 是 在 吉 玛 的 记忆 
它 的 结局 就 是 这 个 样子 。 
“我 认为 ，” 她 说 ，“ 这 样 的 相遇 和 离别 ， 在 实际 生活 里 
比 我们 想像 的 多 得 多 了 。” 

萨 守 沉默 了 好 一 会 儿 …… 过 了 一 两 分 钟 ， 他 把 话题 转 到 了 
友 律 伯 先 生 身 上 。 这 是 他 第 一 次 提起 他 的 名 学 ， 一 直到 现在 ， 
他 一 点 儿 也 没有 想起 过 他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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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 KE & HR‏ آاز AE Dt‏ و ا7 کن ار FREY‏ نز 
中 ， 眼 睛 别 向 一 边 。 随 后 她 忽然 夺 起 她 的 未 婚 夫 来 ， 谈 到 他 安‏ 
排 的 明天 的 郊游 。 说 完 ， 她 飞快 地 朝 萨 宁 具 了 一 眼 ， 又 不 说 话‏ 
وہ تق ۱ Ts‏ 

萨 宁 绞 尽 了 脑汁 ， 不 知道 再 说 点 什么 是 好 。 

爱 弥 儿 突 然 大 声 地 跑 进 屋 里 来 ， 把 列 诺尔 太太 吵 醒 了 …… 
萨 宁 见 他 进来 感到 很 高 兴 ， 松 了 一 -口气 。 

列 诺尔 太太 从 躺椅 上 起 了 身 。 邦 塔 列 沃 勒 进来 说 ， 午 饭 已 

预备 好 了 。 这 位 一 家 之 友 ， 昔 日 的 歌手 、 仆人 ， 还 兼任 厨师 


十 三 


”午饭 后 ， 萨 宁 仍 然 坐 着 没有 离 去 。 大 家 还 是 说 天 气 酷热， 
不 放 他 走 。 待 里 气 稍 退 ， 大 家 又 请 他 到 花园 里 去 ， 在 金 合欢 树 
ول‎ FPR ,ا را‎ BE HEA TEE, SEMA. pH. MIB: 
平和 的 生活 本 来 具有 极 大 的 吸引 力 ， 他 以 无 上 欢快 的 心情 去 领 
略 它 的 乐趣 ， 无 所 求 于 今日 ， 忘 记 了 上 昨天， 也 不 去 考虑 明天 。 
有 吉 玛 这 样 一 位 少女 在 身边 ， 够 他 消魂 的 了 。 他 很 快 就 得 离开 
她 ， 也 许 永远 不 再 见面 ， 然 而 ， 就 像 在 乌 朗 @ We ie مس چو‎ 
样 ， 魔 为 载 着 他 们 ， 渡 过 了 生活 的 平静 的 溪流 -一 - 呀 ; 行路 的 
NL, FEB, URE! 在 幸福 的 行路 人 看 来 ， 所 有 的 一 切 都 
是 可 爱 的， 美满 的 。 

列 诺尔 太太 道 请 他 跟 她 和 邦 塔 列 沃 勤 玩 一 盘 岂 作 “ 特 列 色 


س 


@ 8 (Uhtand, Johann Ludwig 1787-1862) ， 德 国 诗 A, 作家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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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” WW, HA AUBIN A A BC, 26.8.5 7۵ 
JURA EAR تا دا‎ DY AER 应 爱 弥 儿 的 请 
求 ， 让 卷 毛 小 狗 塔 尔 塔 立 亚 显 了 显 身手 。 于 是 塔 尔 塔 立 亚 就 从 
一 根 细 木 棍 上 跳 过 ， 说 了 几 句 话 〈 就 是 汪汪 地 叫 了 一 通 ) و‎ 31 
了 几 个 喷 咕 ， 用 鼻子 尖 去 关门 ， 给 主人 呵 了 一 只 旧 拖 鞋 来 最 
后 ， 还 在 头 上 戴 了 一 顶 旧 军 巾 ， 扮 演 起 白 纳 多 特 元 帅 来 ， 洗 耳 
恭 听 拿 破 仑 皇帝 对 他 的 产道 行为 痛 加 责 斥 。 不消 说 ， 拿 破 仑 一 
角 由 邦 塔 列 沃 勤 扮 滨 ， 而 且 演 得 非常 逼真 。 他 两 臂 交 叉 在 胸 
前 ,三 角 帆 一 直 盖 到 眉毛 上 ,用 粗暴 而 又 严厉 的 腔调 说 法 国 话 ， 
而 且 是 怎样 的 一 种 法 国 话 哟 ， 伟 大 的 上 帝 ! HIRE SL RR ڈو‎ 
奖 坐 在 主人 的 脚 前 ， 尾 巴 夹 在 两 腿 之 间 ， 诚 性 诚 RR HUB 着 眼 
睛 ， 并 且 从 和 在 戴 着 的 军 帽 下 面 ， 不 时 投 过 来 斜 晚 的 目光 。 每 当 
拿破仑 提高 了 声音 ， 它 就 用 后 腿 站 立 起 来 。 

BEM OK FEREK: “Fuori, traditore! ” (Rid: 
滚 ， 叛 贼 ! ) 在 极度 的 盆 怒 之 中 ， 他 忘 了 应 该 自始至终 扮演 法 
国人 。 于 是 白 纳 多 特 放 开 腿 逃 到 长 沙发 下 面 ， 马 上 又 快活 地 叫 
着 钻 出 来 ， 好 像 是 在 告诉 大 家 这 场 戏 已 经 做 完了 。 所 有 的 观众 
都 笑 得 前 仰 后 合 ， 而 萨 宁 比 别人 笑 得 更 厉害 。 
 ， 吉 玛 咯咯 地 笑 个 不 停 ， 笑 声 银 铃 般 悦 下 ， 间 或 还 杂 着 几 声 
非常 好 听 的 尖 声 叫唤 …… 听 着 这 些 笑 声 ， 萨 宁 入 了 迷 。 为 了 这 
些 好 听 的 轻声 叫唤 ， 他 真 想 不 顾 一 切 地 吻 她 一 下 。 

夜幕 终于 降临 ， 他 再 也 不 能 不 起 身 告辞 了 。 他 -- 再 和 大 家 
道别 ， 轮 流 和 每 一 个 人 都 说 了 好 几 遍 “明天 见 2” (还 拥抱 了 一 
下 爱 弥 儿 ， 然 后 回 到 了 他 的 住处 ， 少 女 的 倩影 仍然 在 他 心头 
Ê ê 一 -她 时 而 含笑 ， 时 而 沉思 ， 时 而 文静 ， 其 至 带 着 冷漠 的 
神情 一 一 一 短 一 笑 ， 无 不 妩媚 可 爱 。 她 的 美丽 的 眼睛 有 时 大 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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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e, WE. REGREE: AN LARS Sie, BE 
ROARK. ENB, REKET KEHNA, 
别 的 念头 。 这 种 感受 在 他 来 说 是 十 分 新 奇 而 又 甜蜜 的 。 

至 于 克 律 伯 先 生 ， 至 于 使 他 逗留 在 法 兰 克 福 的 理 出 一 一 总 
之 ， 所 有 昨天 还 使 他 烦恼 的 一 些 事情 ， 他 如 今 通通 置 诸 脑 后 
Jo 


十 四 


现在 有 必要 对 陕 宁 作 一 番 介 绍 了 。 

首先 ， 他 是 一 个 非常 营 人 喜爱 的 青年 。 高 高 的 个 子 ， 身 材 
修长 典雅 ， 五 官 清秀 ， 但 轮 廊 不 甚 分 明 ， RHE EE BREE FIN FI 
亲 ， 头 发 金黄 ， 脸 色白 里 透 红 。 最 要 紧 的 ， 是 他 的 性 情 单纯 、 
开朗 、 坦 白 ， 容 易 信任 别人 ， 千 见 之 下 往往 使 人 感到 他 有 一 点 
态 钝 。 要 是 在 从 前 ， 人 们 根据 他 的 这 一 些 马 上 就 会 看 出 来 他 出 
身 于 草原 地 带 的 贵族 人 家 ， 即 所 谓 “ 世 家 子弟 ”， 好 人 家 的 少 
分 ， 在 富 化 的 南方 的 大 自然 环境 里 出 生长 大 。 他 步 态 迟缓 ， 口 
齿 不 很 清楚 ， 你 若 朝 他 看 一 眼 ， 他 一 定 会 回报 你 一 个 孩子 气 的 
微笑 …… 总 之 ， 他 精神 饱满 ， 身 体 健 康 一 一 性 情 柔 和 ， 和 柔和 而 
又 柔和 一 一 这 就 是 整个 的 萨 宁 。 此 外 ， 他 并 不 愚 穴 ， 而 且 还 具 
备 了 一 定 的 学 识 。 尽 管 他 现在 是 在 国外 旅行 ， 却 仍然 显得 精神 
饱满 。 看 来 当时 一 些 最 优秀 的 青年 人 的 苦闷 并 没有 来 缠 扰 他 。 

我 们 时 代 的 作家 们 在 徒劳 地 追求 了 一 番 所 谓 “ 新 型 的 人 ? 
之 后 ， 最 近 又 开始 创造 出 一 种 青年 人 ， 他 们 决心 不 异 一 切 代 
价 ， 要 保持 自己 的 纯洁 新 鲜 ， 新 鲜 得 就 像 从 弗 仑 士 堡 运 到 彼得 
堡 的 牡 屿 一 样 。 萨 宁 和 他 们 毫 无 共同 之 处 。 如 果 一 定 要 比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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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S et -- PERN RY EE nt j E KF RF‏ کر ا HYG‏ جار 
展开 的 小 苹果 树 ;， 或者， 说 得 更 恰当 一 点 ， 他 就 好 比 是 旧时 贵‏ 
族 老爷 马 群 里 的 一 匹 小 马 驹 -- 一 一 匹 三 岁 口 的 小 马 ， 机 灵 ， 肥‏ 
tt, Ht, RK, IRIS ELAS, FIREH To oF‏ 
后 人 们 再 见 到 萨 宁 时 ， 他 已 经 被 生活 折磨 得 不 像样 子 ， 青 年 时‏ 
ه ‏ ۸ GEST‏ بت 78 277027 و الا و ن3 RE‏ 
x x‏ 2 

FR, META HR, EVR IL RIE ۳۱۱۳ A BE T HY 
房间 。 他 穿着 节日 的 服装 ， 手 里 拿 着 一 支 手杖 ， 头 上 抹 了 许多 
发 蜡 。 他 向 萨 宁 报告 说 ， 克 律 伯 先生 马上 就 要 乘坐 马车 来 到 
天 气 很 好 ， 大 家 都 准备 好 了 ， 可 是 妈妈 不 能 去 .因为 她 的 头 痢 
病 又 犯 了 。 他 催 萨 宁 动 作 快 点 ， 说 是 一 分 钟 也 不 能 耽搁 了 。 果 
然 ， 克 律 伯 先生 进来 的 时 候 ， 萨 宁 还 在 梳洗 。 克 律 但 先 融 了 滴 
门 ， 进 屋 深 深 一 鞠躬 ， 插 起 他 高 贵 的 身子 ， 说 是 他 无 论 等 多 久 
都 可 以 ,然后 坐 了 下 来 , 把 幅 子 很 优雅 地 放 在 膝盖 上 。 这 位 可 敬 
的 店员 装扮 华美 ， 浑 身 喷香 ， 一 举 一 动 都 散发 出 浓烈 的 香气 。 
他 是 坐 着 一 辆 宽敞 的 四 轮 敞篷 马车 来 的 ， 拉 车 的 是 一 对 高 天 大 
马 ， 马 匹 的 模样 虽然 说 不 上 漂亮 ， 倒 也 强壮 有 力 。 一 刻 钟 后 ， 
BS. AEM SILA MBA, EE UK MIH 2) 
了 甜食 店 门 日 。 列 诺尔 太太 断然 拒绝 和 大 家 一 起 去 野 游 。 吉 玛 
要 留 下 来 陪 妈妈 ， 可 是 妈妈 硬 把 她 推出 了 门 。 

“我 谁 也 不 需要 ，” 她 说 ，“ 我 要 睡觉。 我 本 想 叫 邦 塔 列 
沃 勤 也 去 ， 不 过 店 里 也 得 有 个 人 照料 。? 

“可 以 把 塔 尔 塔 立 亚 带 去 吗 ? ” 爱 弥 儿 问 。 

“当然 可 以 。” 

塔 尔 塔 立 亚 立刻 欢快 地 跳 上 可 驾驶 座 ， 在 那儿 荆 起 自己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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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GS BR EES) ED EARAN Fo FBR 
STW FR ER MAR, Bij 7 55 HE تنا کا کا‎ 00 
脸 的 大 部 分 都 照 不 着 太阳 光 。 帽 子 的 阴影 一 直 遗 到 她 嘴 上 ， 她 
的 跨 唇 像 玫 瑰 花 瓣 那样 又 红 又 娇嫩 ， 牙 齿 像 小 孩子 的 一 样 ， 和 外 
气 地 闪 寿 光 。 吉 玛 挨 着 萨 宁 个 在 车 子 的 后 部 ， 死 律 介 先生 和 爱 
弥 儿 坐 在 他 们 对 面 。 窗 口 出 现 了 列 诺尔 太太 苍白 的 面孔 ， 吉 玛 
摇晃 看 白手 绢 向 她 告别 ， 于 是 马 儿 就 开始 跑 了 起 来 。 


十 五 


索 登 是 个 小 镇 ， 座 落 在 陶 卢 斯 山 的 山 嘴 上 ， 离 开 法 兰 克 福 
约 有 半 小 时 的 路 程 。 它 风景 优美 ， 它 的 矿泉 在 我 们 俄国 也 颇 负 
盛名 。 据 说 这 种 矿 囚 治 肺病 疗效 很 好 。 法 兰 克 福 的 人 到 那儿 
去 ， 多 半 是 为 了 游玩 ， 因 为 过 使 有 个 美丽 的 大 公园 ， 还 有 儿 处 
Wirtschaften (饭店) ， 你 可 以 在 那儿 的 车 提 树 FIORE جا‎ 
BA RIE, متا را‎ RR aA A eS, 
HE EE — HE IRE, BHASUNAAS RS. 
当 马 车 稳 稳 当当 地 行驶 在 这 条 平坦 美丽 的 大 路 上 时 ， 萨 宁 
瞳 瞳 留心 观察 吉 玛 和 她 未 婚 夫 之 间 的 言谈 举止 。 这 是 他 第 一 次 
看 见 他 俩 在 一 起 相处 。 她 神色 安详 ， 深 然 自 右 ， 只 不 过 比 平日 
MABRHE As 而 他 呢 ， 看 起 米 则 像 个 宽厚 的 上 司 ， 一 任 
AOATRE-BERA RAS. DRAMA. BETA 
出 他 对 吉 玛 有 什么 特别 的 关注 ， 从 来 也 没有 法 国人 所 谓 的 em- 
pressement 〈 热 乎 劲 ) 。 显 然 克 律 但 先 BU 为 这 件 小 事业 已 
elas JCMS TORE, THC PT ART. ۲ 
BE HY BE HF مس رل‎ ۷ E BPI ا0‎ 饭量 大 家 化 了 许多 时 间 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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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 JA EE KAN Ss SAY WBA I, A RE ce KA 
然 的 美景 时 ， 他 对 大 自然 也 同样 采取 了 恩赐 的 俯 就 态度 ， 间 或 
还 流露 出 上 司 惯 有 的 严厉 神色 。 比 如 说 ， 他 指摘 某 一 条 小 河沿 
着 山谷 流 得 太 直 了 ， 应 该 更 雅致 地 多 拐 几 道 弯 才 好 他 也 很 不 
WW RCRA E, LR EHRE REKET: FEE 
看 上 去 兴 高 彩 烈 ， 然 而 萨 宁 却 党 得 她 和 昨 天 的 吉 玛 完全 不 同 
了 。 她 神 彩 焕发 ， 脸 上 毫 无 阴暗 的 表情 ， 但 是 她 的 灵魂 却 似乎 
深 深 地 隐藏 起 来 了 。 她 戴 着 手套 ， 手 里 拿 着 撑 开 的 阳 伞 ， 不 民 
不 忙 ， 颇 为 凝重 地 走 着 ， 一 举 一 动 ， 都 合乎 一 个 有 教养 的 小 姐 
的 身份 ， 而 且 很 少 说 话 。 爱 弥 儿 看 起 来 很 拘束 ， 萨 宁 就 更 加 如 
此 了 。 别 的 不 说 ， 光 是 大 家 都 用 德语 说 话 这 件 事 ， 就 使 他 颇 为 
困惑 。 只 有 塔 尔 塔 立 亚 无 拘 无 束 。 它 拼命 地 跑 ， 狂 叫 着 追赶 它 
所 惊 起 的 鸟 群 ， 它 跳 越 沟 蜜 、 树 桩 和 放 倒 了 的 树 杆 ， 奋 身 纵 入 
KH, MRK, BFE IK, HEF, MATH ۴ 
AH, AAA ARK, لا مد سا ارب ہم ولا ما و‎ ۰ 
在 克 律 们 先生 这 方面 ， 则 做 了 他 认为 十 分 必要 的 事情 来 使 客 
人 们 愉快 。 他 请 大 家 在 一 株 核 叶 茂 密 的 大 橡树 的 树 昔 下 席 地 而 
坐 ， 然 后 从 口袋 里 抽出 一 本 小 书 ， 书 名 Kna llerbsen 一 oder 
du sollst und wirst lachen 爆竹 -一 -你 非 笑 不 可 ) ， 然 
后 就 大 声 念 起 小 册子 里 一 则 又 一 则 极其 可 笑 的 趣事 来 了 。 他 念 
了 约 有 一 打 ， 但 是 并 没有 引出 多 少 笑 声 。 只 有 萨 宁 为 了 表示 礼 
$i, تا نان‎ 2575 00 TRA, 而 克 律 但 先 生 总 是 在 每 段 轶 事 的 末 
尾 ， 发 出 一 声 短促 的 、 事 务 式 的 、 届 尊 俯 就 的 笑 声 来 。 到 正午 
十 二 点 ， 全 体 都 回 到 索 登 ， 到 当地 最 好 的 小 饭馆 里 去 用 和 餐 。 

于 是 该 安排 午餐 的 事 了 。 

克 律 但 先生 建议 im Gartensalons 即 到 一 个 四 面 不 通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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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园 亭 里 去 用 餐 。 这 时 吉 玛 忽然 坚决 反对 起 来 ， 说 她 一 定 要 在 
花园 的 露天 里 ， 就 在 饭馆 门 前 摆 的 那 种 小 桌子 上 用 和 餐 :， BAA 
那儿 张 同样 的 面孔 使 她 厌烦 ， 她 想 换 几 张 新 面孔 看 看 。 已 经 有 
好 些 新 来 的 人 围 着 那些 小 桌子 坐 下 了 。 

克 律 伯 先 生 以 宽容 的 态度 顺从 了 他 的 未 婚 妻 的 “古怪 想 
法 ”。 当 他 跑 去 和 茶 房 头 儿 商 量 的 时 候 ， 吉 玛 一 直 站 着 不 动 ， 
两 眼看 着 地 下 ， 嘴 展 紧 闭 。 她 觉得 萨 宁 疑 惑 的 目光 始终 没有 离 
开 她 ， 这 使 她 很 不 高 兴 。 克 律 伯 先生 终于 走 了 回 米 ， 报 告 说 午 
餐 将 在 半 个 钟头 内 准备 就 绪 ， 提 议 在 这 当 儿 玩 一 会 九 柱 戏 ， 说 
是 这 样 玩 一 玩 ， 可 以 使 胃口 大 开 ， 嘿 ， 咀 嘿 ! 他 滚 本 球 滚 得 极 
好 ， 在 抛 球 之 前 ， 先 摆 出 一 副 英 武 的 架势 ， 露 出 结实 的 肌肉 ， 
优雅 地 挥动 腹 膊 ， 用 一 支 脚 支持 身体 站 立 着 。 他 颇 有 运动 员 的 
风度 ， 身 体 结实 健 壮 。 他 的 手 是 那样 的 白 暂 ， 那 样 的 好 看 ， 他 
用 来 擦 手 的 ， 是 一 块 华丽 考究 用 金 线 绣 有 许多 图 案 的 印度 绸 手 
A! 

午餐 的 时 间 到 了 ， 大 家 鱼贯 地 入 了 席 。 


十 六 


德国 式 的 午餐 是 个 什么 样子 ， 谁 能 不 知道 呢 ? 淡 而 无 味 的 
و و‎ 里面 有 一 些 疙 里 疙 将 的 肉 旭 子 和 桂皮 : 王 得 像 段 软木 似 的 
AKA A. JARRE 1 بط‎ FA 7 ۳۵ ۳ RRS. ARS fp 1 8 
有 淡白 色 油 脂 的 粘 糊糊 的 马铃薯 ， 一 盆 涪 有 酯 浸 刺 山 柑 花 的 发 
青 的 鳗鱼 :一 盆 果 桨 烤肉 ， 还 有 一 盆 不 可 或 缺 的 Mehlspeises， 
就 是 一 种 尝 有 红色 酸 汁 的 布 卫 。 桩 而 啤酒 和 和 葡萄酒 都 是 上 等 
的 。 索 登 的 饭馆 老板 就 用 这 样 的 饭 沫 来 款待 客人 。 稍 餐 进行 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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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BCS, HUR ER BEE E st BIA JE EXER, 8ء‎ 
“我 们 最 亲爱 的 人 〈Was wir lieben) ”的 时 候 ， 也 没有 引 
起 欢乐 的 气氛 。 一 切 都 规 规 抢 矩 ， 合 乎 礼仪 。 饭 后 上 了 咖啡 ， 
就 是 那 种 淡淡 的 ， 棕 黄色 的 地 道德 国 咖啡 。 克 律 伯 先 生 像 个 真 
正 的 上 等 人 一 样 ， 请 求 吉 玛 允许 他 抽 一 枝 雪茄 。 就 在 这 时 ， 忽 
然 出 了 一 件 意外 的 事情 ， 一 件 令 人 很 不 愉快 ， 出 乎 常规 的 事 
情 。 

迈 因 区 卫 成 部 队 的 几 个 军官 围 坐 在 邻近 的 一 张 桌 子 上 。 从 
۵۸1-89 EH ئا‎ 1197 NEK BK EIR ,: 7-778 0 022008 
NER. بط‎ ۳ ۱ RFE کر‎ EF Mk, AYRES اد‎ A کا ہے‎ 
fa, With, EUR MEET. RAT RR, FRSA 
Het —-ZRBALENCARTRS و۳(‎ RF ERW IT BA 
朝 着 吉 玛 所 坐 的 桌子 走 来 ,这 人 很 年 轻 ， 头 发 金黄 ,五 官 端正 ， 
模样 相当 讨 人 喜欢 ， 不 过 这 时 他 喝 多 了 酒 ， 面 容 已 经 变 了 形 ， 
两 颊 的 肌肉 在 抽 搞 ， 了 眼睛 血红 ， 了 眼珠 傲慢 无 理 地 乱 转 。 起 初 ， 
和 他 一 起 喝酒 的 那些 伙伴 们 还 想 阻 拦 他 ， 后 来 也 就 撒 开 手 不 管 
了 一 一 说 实在 的 ， 他 们 的 确 也 很 想 看 看 事情 到 底 会 怎样 发 展 。 

这 位 军官 迈 着 稍微 有 些 球 忽 的 脚步 走 到 吉 玛 面前 站 住 ， 使 
劲 想 要 流利 地 把 话 讲 清楚 ， 却 不 由 自主 地 说 得 含 含糊 糊 : “为 
了 法 兰 克 福 的 ， 也 是 全 世界 最 美的 咖啡 小 姐 的 健康 干杯 ! ” 
(说 到 这 里 ， 他 把 杯 里 的 酒 一 饮 而 尽 ) “作为 回 赐 ， 我 要 这 条 
由 她 美妙 的 手指 亲自 采摘 的 花 ! ” 

说 着 ， 他 拿 去 了 放 在 吉 玛 旁边 的 一 水 玫 瑰 。 她 先是 又 惊 又 
و‎ EEE ڑا ٹا کا‎ °< SRG 2 2 زر مر ماپ‎ ٩ لا که‎ 
Joe Hk HA FREY FE زا جا‎ AL, ما0 570ا‎ CR, --4s 
JL> —-4 کا باز‎ 7٦5778 ۱ ا‎ RRMA kh. FEU R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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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EB. SAMMI T LATA, WT‏ گا نا 
一 躬 ， 就 回 到 他 的 朋友 那 边 去 了 。 大 家 用 矣 声 和 人 掌声 欢迎 他 。‏ 

克 律 伯 先 生 忽然 站 了 起 来 ， 插 了 挺身 ， 戴 上 帽子 ， 用 不 很 
高 的 声音 昂 然 说 道 : “ 岂 有 此 理 ， 岂 有 此 理 ! 简直 太 放 肆 了 ! 
(Unerhörts Unerhérte Frechheit) ”他 厉声 叫 茶 房 ， 要 
f BEFR “EME BEEF, MEE HHH) Affi E. PRE 
到 这 种 饭馆 里 来 ， 来 了 就 会 受到 这 样 的 侮辱 。 吉 玛 一 直 坐 着 没 
有 动 一 - 胸 脏 急剧 地 起 伏 着 一 一 在 他 说 这 些 话 的 时 候 ， 她 两 眼 
转 问 他 …… 把 适 才 射 在 军官 身上 的 那 种 目光 上 采 在 他 身上 …… 受 
HK IL VERE. ۱ 

“您 起 来 吧 ，Mein Fraulein (我 的 小 姐 》2” 克 律 伯 先生 
说 ， 口 气 还 是 很 严厉 。“ 您 呆 在 这 里 不 大 合适 ， 进 去 吧 ， 上 人 饭 
馆 里 面 去 。” 

吉 玛 一 声 不 响 地 站 了 起 来 ， 他 把 用 膊 伸 给 她 挽 住 ， 然 后 迈 
并 庄严 的 步子 领 着 她 朝 饭馆 里 面 去 去 ， 离 出 事 的 地 点 越 远 ， 他 
的 神态 越 显 得 庄严 、 傲 嵌 。 可 怜 的 爱 弥 儿 跟 在 后 HK, - 2۳ 0 
file 

克 律 伯 先 生 去 和 茶 房 算 帐 ， 为 了 刚才 发 生 的 事情 ， 他 一 点 
小 费 也 不 给 。 这 当 儿 ， 萨 宁 迅 速 走 到 军官 们 坐 着 的 课 子 跟前 ， 
用 法 语 清晰 地 对 那个 适 才 侮辱 了 吉 玛 的 军官 (他 正在 让 同伴 们 
轮流 嗅 他 的 玫瑰 ) شا‎ “先生 ， 从 您 刚才 的 行为 看 来 ， 您 不 配 
作 一 个 有 身份 的 人 ! 不 配 穿 您 那 身 军 服 ! 我 来 告诉 您 ， 您 是 一 
个 狂妄 的 没有 教养 的 人 ! ” 

那 位 青年 跳 了 起 米 ， 但 是 一 个 较为 年 长 的 军官 伸 出 手 去 止 
住 了 他 ， 让 他 坐 下 ， 然 后 转向 萨 宁 ， 也 是 用 法 国 话 问 他 : “你 
是 谁 ? 是 这 位 年 轻 女士 的 亲 威 、 兄 种、 还 是 未 婚 夫 呢 ?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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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 跟 她 非 亲 非 故 ，” 萨 宁 抗议 道 ，“ 我 是 俄国 人 ， 但 是 
对 于 这 样 的 侮辱 ， 我 不 能 袖手旁观 。 这 是 我 的 名 字 和 住址 一 一 
军官 先生 可 以 知道 在 哪里 找到 我 。” 

说 着 ， 萨 宁 把 一 张 名片 摔 在 桌 了 于 上， 同时 以 敏捷 的 动作 ， 
把 一 个 军官 放 在 盘子 上 的 吉 玛 的 玫瑰 夺 了 过 来 。 年 青 人 又 一 次 
عاد گا ا گا‎ 1H FE A BEE PTE ED Ue: “RCH, ADA 
夫 ! (Donhof> sei still! ) ” 

接着 这 位 同伴 站 了 起 来 ， 生 硬 地 行 了 个 举 手 礼 , 对 萨 宁 
说 ， 明 天 早晨 团 里 的 一 位 军官 将 有 幸 拜 访 他 的 富 所 ， 他 说 话 的 
声音 和 语气 ， 未 尝 不 含有 尊敬 的 意味 。 萨 宁 只 点 了 一 下 头 ， 就 
急忙 走 回 朋 友 们 这 边 来 。 


克 律 伯 先 生 装 作 没 有 注意 到 了 楷 宁 的 离开 ， 也 没有 了 听见 他 和 
军官 们 的 争辩 。 他 催促 马车 夫 快 些 套 马 ， 对 他 的 行动 迟缓 非常 
恼怒 。 吉 玛 一 句 话 也 没有 对 萨 宁 说 ， 其 至 于 没有 看 他 一 上 腿 。 不 
过 从 她 那 深 锁 的 眉头 ， 紧 闭 的 苍白 嘴唇 和 她 一 动不动 的 神态 ， 
我 们 可 以 猜想 到 她 的 内 心 是 何等 激动 。 只 有 爱 弥 儿 显 然 很 想 和 
陛 宁 说 话 ， 盘 问 他 。 他 看 见 配 宁 走 癌 那 些 军官 ， 给 了 他 们 一 片 
白色 的 东西 一 一 是 一 张 纸 一 -一 可 能 是 字条 ， 也 可 能 是 名 片 ……”， 
可 怜 的 孩子 心 在 狂 跳 。 他 的 两 颊 滚 热 ， 恨 不 能 马上 跑 过 去 抱 住 
陛 宁 的 膀子 ， 痛 活 一 场 ， 或 者 是 立刻 去 和 萨 宁 一 起 ， 把 所 有 那 
些 可 恨 的 军官 楼 得 粉碎 。 然 而 他 还 是 控制 住 自己 ， 人 全神贯注 地 
留心 他 那 高 贵 的 俄国 朋友 的 一 举 一 动 。 

马车 夫 终 于 把 马 套 好 了 ， 大 家 都 上 了 马车 。 爱 弥 儿 跟着 塔 
KE EWRET SH a. WR BARILE SAR, % 25 ce 律 AF 
眼 ， 他 如 今 再 也 看 不 起 这 个 人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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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ASE ER LI 18 78-2-25 HH ٹا‎ ZE BF EAM 
MLTR. RAAB HB, HA AFM SR, گا‎ 
初 他 提议 在 园 亭 里 用 餐 ， 没 有 听从 他 的 意见 是 错误 的 。 要 是 依 
了 他 ， 所 有 这 些 不 愉快 的 事情 就 都 不 会 发 生 了 。 接 着 他 又 发 表 
了 一 通 带 有 自由 主义 色彩 的 严厉 批评 意见 ， 责 备 政府 不 可 侥 邵 
地 放纵 军官 ， 忽 略 军 风纪 的 维持 ， 对 于 社会 上 的 平民 (das 
birgerliche Element in der Societat) 缺乏 应 有 的 尊重 。 
这 么 搞 下 去 ， 时 间 长 了 就 会 引起 不 满 情 缮 ， 只 消 再 跨 出 一 步 ， 
就 要 发 生 革命 了 。 一 个 可 悲 的 例子 〈 说 到 这 里 ,他 以 既 同 情 又 严 
厉 的 神态 ， 叹 了 一 口气 ) ， 一 个 可 悲 的 例子 就 是 法 国 。 当 然 他 
没有 忘记 说 明 ， 他 本 人 是 崇尚 权力 的 ， 决 不 会 ， 唔 ， 决 不 会 去 
做 革命 家 ， 虽 然 有 的 时 候 也 免不了 要 对 这 些 无 法 无 天 的 行为 表 
不 一 点 …… 不 满 ! ٠ص‎ 说 到 这 里 ， 他 又 针对 道德 、 蝴 落 、 高 澡 
的 情操 和 自尊 自重 发 表 了 一 通 老 生 常 谈 。 

吉 玛 在 午餐 前 散步 的 时 候 ， 已 经 对 克 律 伯 先 生 显得 不 大 满 
意 ， 一 一 所 以 她 和 萨 宁 保持 一 定 距 离 ， 看 来 对 他 的 在 场 感到 非 
常 困惑 此 时 听 了 他 这 一 番 高 谈 阔 论 ， 就 简 HR 他 RBG 
愧 。 快 到 家 的 时 候 ， 她 真 觉 得 无 法 再 忍受 下 去 ， 就 很 快 地 用 求 
援 的 眼光 看 了 萨 宁 一 眼 ， 但 是 和 先前 一 样 ， 没 有 和 他 说 话 …… 
而 在 他 这 方面 呢 ， 对 她 的 怜惜 之 情 超过 了 对 交 律 伯 先 生 的 不 满 
情 缮 。 尽 管 明 天 早晨 就 会 有 人 来 向 他 提出 决斗 的 挑战 。 他 内 心 
还 是 暗自 庆幸 当天 发 生 的 一 切 。 

这 趟 使 人 难受 的 郊游 终于 结束 了 。 萨 宁 在 甜食 店 门 前 扶 十 
玛 下 马车 的 时 候 ， 悄 悄 地 把 他 夺回 来 的 那 洒 玫瑰 放 在 她 手心 
里 。 她 的 脸 一 下 子 变 得 通红 ， 轻 轻 握 了 握 他 的 于 ， 束 立刻 把 花 
BI Ja BURKE, RRETH, PJ REE HME YH 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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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 ， 她 呢 ， 也 没有 请 他 进 里 面 去 。 上 骨 说 ， 邦 塔 FIK ENT 
口 ， 报 告 说 列 诺尔 太太 已 经 上 床 就 寝 了 。 爱 弥 儿 状 快 地 和 防守 
告别 ， 他 对 萨 宁 怀 着 向 晨 之 心 一 一 对 他 的 行为 简直 佩服 得 五 体 
投 地 ! 克 律 伯 先 生 怠 车 把 萨 宁 送 回 住处 ， 跟 他 客 套 了 一 番 就 作 
别 回去 了 。 这 位 世故 圆滑 的 德国 人 尽管 很 自负 ， 却 也 有 些 把 持 
不 住 ， 觉 得 有 些 不 安 。 自 然 ， 大 家 都 或 多 或 少 地 感到 不 安 。 
不 过 ， 对 于 萨 宁 来 说 ， 这 种 不 安 的 感觉 很 快 就 消失 了 。 一 
种 欣慰 乃至 胜利 的 快感 逐渐 涌 上 心头 。 他 在 房间 里 跤 来 跤 去 ， 
什么 也 不 想 ， 吹 起 口哨 来 了 一 一 心里 充满 了 得 意 的 情绪 。 


十 七 


“我 等 那 位 军官 先生 到 十 点 ”， 第 二 天 早晨 ， 他 一 边 梳 洗 
一 边 想 ，“ 过 时 不 候 ”。 但 是 德国 人 都 起 得 早 ， 不 到 九 点 ， 茶 
房 就 来 向 萨 宁 报 告 说 ， 陆 军 少 尉 冯 “。 李 替 特 先生 (der Herr 
Seconde Lieutenant von Richter) 来 访 。 萨 宁 连 忙 拒 上 外 
衣 ， 说 请 进 。 出 乎 萨 宁 的 意料 ， 李 赫 特 先生 非常 年 轻 ， 差 不 多 
还 是 个 孩子 。 他 努力 想 使 他 那 还 没有 长 出 胡须 的 脸 做 出 威严 的 
表情 ， 但 是 很 不 成 功 。 他 甚至 不 会 掩盖 他 慌乱 的 情绪 ， 在 往 椅 
子 上 坐 的 时 候 ， 几 乎 让 佩 刀 绊 倒 。 他 迟疑 不 决 ， 用 鉴 脚 的 法 语 
结 结巴 巴 地 对 萨 宁 说 ， 他 受 朋 友 冯 “ MARA CH, ERB 
* 萨 宁 先生 就 他 昨天 所 说 的 侮辱 性 的 言辞 道歉 ， 如 果 冯 “， 芯 
宁 先 生 予 以 拒绝 的 话 ， 汉 。 邓 何 夫 男 需 就 要 求 决斗 。 萨 宁 回 管 





照 德国 习惯 来 称呼 萨 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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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， 他 没有 道歉 的 意思 ， 准 备 决 斗 。 于 是 冯 。 李 替 特 先 生 又 结 
结巴 巴 地 问 ， 他 应 该 和 谁 联系 ， 在 什么 时 候 ， 什 么 地 点 进行 必 
要 的 安排 。 萨 宁 管 道 ， 请 冯 。 李 赫 特 先生 两 个 钟头 以 后 再 来 ， 
他 将 设法 在 这 段 时 间 里 找 一 个 证 人 来 。(“ 真 见鬼 ， 我 可 去 找 
谁 呢 ?” 他 上 暗自 思 导 〉 冯 ， 李 赫 特 先生 站 起 身 来 ,行礼 告辞 …… 
但 刚 走 到 门口 ， 又 停 住 了 脚步 ， 仿 佛 有 些 后 悔 ， 转 身 对 着 萨 宁 
请 讷 地 说 ， 他 的 朋友 汉 。 邓 何 夫 毫 不 掩饰 地 认为 ， 关 于 昨天 发 
FER SE, ٦ 在 一 定 程度 上 ，…… 他 也 有 过 失 ， 因 此 只 消 对 
方 稍微 表示 一 下 娄 意 (des exghizes lecheres) Os 他 也 就 满 
意 了 。 萨 宁 对 这 一 点 回答 说 ， 他 并 没有 道 雏 的 意思 ， 他 认为 自 
己 丝 上 毫 没有 过 错 ， 所 以 既 无 意 稍 表 其 意 ， 更 无 意 深 表 鞭 意 。 

《这么 说 ，” 冯 。 李 赫 特 先生 说 着 ， 脸 红 得 更 厉害 了 ， 
“ 那 就 不 得 不 友好 地 互 射 一 下 手枪 了 一 一 des goups de bisd- 
‘olet a l’amiaple. ” 90 

“我 一 点 也 不 明白 您 说 的 是 什么 意思 ，” 萨 宁 说 ，“ 您 是 
说 我 俩 都 得 问 空中 开 枪 吗 ? ۳ 

“i, A, DEXTER ”这 位 陆军 少尉 狼狗 不 堪 ， 更 
加 口吃 了 。“ 我 不 过 是 想 ， 既 然 当 事 人 都 是 很 有 身份 的 人 …… 
《他 住 了 口 》…… 我 跟 您 的 证 人 去 谈 吧 。” 说 完 , 他 就 离 去 了 。 

少 导 一 出 门 ， 萨 宁 就 一 屁股 坐 倒 在 椅子 里 ， 两 眼 盯 着 地 板 
出 神 。 

“生活 真 不 可 思议 ，” 他 想 ，“ 说 不 定 什么 时 候 ， 它 的 轮 
子 就 会 转向 ! 仿佛 魔杖 一 挥 ， 过 去 与 未 来 都 忽然 不 见 ， 剩 下 最 


和 一 一 一 -一 一 一 一 一 -一 一 一 一 一 一 -一 一 一 一 


OD 实际 应 为 des excuces legeres， 此 处 的 庆 写 是 形容 他 法 语 发 音 拙劣 。 
@ 应 为 coups de pistolet 4 1 amiable， 理 由 同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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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白 不 过 的 事情 ， 就 是 我 得 在 法 兰 克 福 跟 个 不 相识 的 人 为 了 不 
知道 什么 事情 去 决 并。” 他 想起 他 有 一 个 发 了 疯 的 老 姨 母 ， 老 
是 一 面 跳舞 一 面 唱 这 几 句 麻 怪 的 词 ， 

ER, RHE, 

# EW) IM, 
亲爱 的 小 冤家 ， 
小 鳄 子 ， 来 和 我 跳舞 吧 ! 

“不 能 再 耽搁 了 ， 该 行动 了 ，” 他 大 声 喊 着 ， 跳 了 起 来 ， 
忽 见 邦 塔 列 沃 勒 出 现在 面前 ， 手 里 拿 着 一 封 信 。 

“我 高 了 好 几 次 门 ， 您 都 没有 听见 ， 我 以 为 您 出 去 了 ，? 
老人 一 面 嘟 哮 着 ， 一 面 把 信道 给 他 。“ 这 是 吉 玛 小 姐 叫 我 送 来 
的 。” 

萨 宁 呆 果 地 接 过 信 ， 拆 开 读 了 。 吉 玛 说 她 对 于 所 发 生 的 事 
情感 到 很 不 安 ， 希 望 马上 见 到 他 。 ۱ 

‘ON HF DWE, 7 LER, BRAG ULE 
什么 ，“ 她 要 我 来 看 看 您 在 干 些 什么 ， 要 我 来 请 您 上 她 那儿 
ا‎ 

萨 宁 看 了 看 这 个 意大利 老人 一 一 心里 盘算 起 来 。 他 忽然 有 
了 个 主意 。 起 先 ， 这 个 主意 显得 有 些 古 怪 ， 难 以 实现 …… 

4 然而 …… 为 什么 不 可 以 昵 ? ”他 暗自 思 村 了 一 番 ， 然 后 
大 声 说 道 ，“ 邦 塔 列 沃 勒 先生 ! ” 

老人 一 惊 ， 下 颌 深 深 地 缩 进 领带 ， 两 眼 盯 住 萨 宁 。 

“您 知道 昨天 发 生 的 事情 吗 ? ”他 问 道 。 

邦 塔 列 沃 勒 撤 了 撒 嘴 ， 把 覆 在 额 前 的 那 一 大 堆 头 发 往 后 甩 
了 甩 。 


《知道 。 7ر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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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爱 弥 尔 刚 一 进门 ， 就 把 一 切 都 告诉 他 了 。) 

“ 哦 ， 您 知道 了 ， 那 很 好 …… 现 在 事情 是 这 样 的 。 来 了 一 
个 军官 ， 说 昨天 的 那个 无 赖 要 求 决斗 。 我 已 经 接受 了 他 的 挑 
战 ， 可 是 我 还 少 个 证 人 。 您 愿意 作 我 的 证 人 吗 ? ” 

邦 塔 列 沃 勒 吃 了 一 惊 ， 眉 毛 高 高 答 起 ， 一 直 答 入 了 覆盖 在 
他 额 前 的 卷发 里 。 

“您 一 定 要 去 决斗 吗 ? ”他 终于 用 意大利 话 问 道 〈 在 这 以 
前 他 一 直 说 的 是 法 语 ) o 

“ 非 去 不 可 。 要 是 不 去 ， 就 会 终生 蒙受 耻辱 。” 

“ 嚼 ， 要 是 我 不 同意 作 您 的 证 人 ， 您 会 去 另 找 别人 吗 ? ” 

“当然 。? 

邦 塔 列 沃 勤 低 下 了 头 。“ 请 允许 我 问 一 句 话 ， 萨 宁 先 生 ， 
这 场 决 斗 会 不 会 损害 某 个 人 的 名 誉 ? ” 

“我 想 不 会 ， 不 管 怎么 样 ， 现 在 也 别 无 选择 了 。? 

孝 塔 列 沃 勒 的 下 颌 更 深 地 埋 进 了 领结 里 〉 可‏ ( یف ڑا 
是 ferroflucto Cluberio (MiB: 克 律 伯 这 个 坏蛋 ) 干什么 去‏ 
J? ”他 忽然 把 头 抬 起 来 喊 道 。‏ 

“他 吗 ? 什么 也 没 干 ! ” 
٦ »] ۱ ۲ 7ر 17 یر مہ ہے و راو زا اق‎ THER) “NR 
“人 么 说 ， 我 得 向 您 道谢 ，” 他 停顿 了 一 下 ， 用 颤抖 的 声音 说 ， 
“因为 像 我 目前 这 样 卑 微 的 处 境 ， 您 还 能 承认 我 是 个 有 身份 的 
As un galant’ uomo 〈 意 语 : 一 个 高 尚 的 人 ) 。 这 说 明 您 
自己 就 是 个 galant′ uomo。 不 过 对 于 您 的 建议 ， 我 还 需要 再 
考虑 一 下 。” 

“来 不 及 了 ， 726 22 ۲ [ او و کے‎ 岂 巴 …… رر‎ 

“…… 妥 拉 ，” 老 人 提醒 他 道 ，“ 我 请 求 您 让 我 再 考虑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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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to ON EW راز ایز و راغ جو خر‎ 的 利 ak RAM 
务 ， 有 责任 要 认真 考虑 一 下 ! …… 一 小 时 以 内 一 一 三 ARD 
内 ， 我 将 把 我 的 决定 告诉 您 。” 

“Hr, RE 

“HA, 202۶ ۴۳۱75 ۲ Bie? ” 

Pe TR, Ei: 

“ 别 担 心 ， 我 亲爱 的 朋友 。 我 将 在 三 小 时 内 来 看 您 ， 把 一 
切 都 告诉 您 。 开 心 感谢 您 对 我 的 关怀 。” 写 完 ， 他 就 把 信 交 给 
了 邦 塔 列 沃 勒 。 

Nth KR RH BE KBE TS PROS, MET رہہ‎ “一 
小 时 以 内 ! ”然后 就 朝 善 门 外 走 去 。 可 是 他 猛 地 又 转 回身 来 ， 
跑 回 萨 宁 ， 抓 起 他 的 手 按 在 自己 的 胸口 ， 两 腿 举 向 天 上 叫 道 ， 
“Nobil giovanotto! Gran Cuore! (Hi: 高 尚 的 青年 ! 
伟大 的 心肠 ! ) 允许 一 个 衰弱 的 老 A (a un vecchiotto) # 
一 担 您 尊贵 的 手 吧 (la vostra valor osa d éstra) ! ” 8 
后 他 向 后 退 了 几 步 ， 扬 了 扬 腹 膊 ， 就 出 去 了 。 

萨 宁 凝望 着 他 离 去 的 身影 …… 随 后 拿 起 一 张 报纸 来 读 。 但 
是 眼睛 虽然 一 行 行 地 掠 过 去 ， 却 一 个 字 也 没有 读 进 。 


十 八 


。 过 了 一 个 钟头 ， 茜 房 又 走 了 进来 ， 这 次 是 给 萨 宁 送 来 一 张 
很 脏 的 旧名 片 ， 下 面 印 的 字 是 6ڑ“‎ A I K BY) ° BERD ° 
fh Ba, FRIAS ARR ۳ WK (cantante di céme- 
ca) ره‎ BE, رس‎ A ARBRE افو‎ FE SLT 
他 从 头 到 脚 都 换 了 衣装 。 他 穿 了 件 衣 颖 已 经 发 红 的 蓝 色 燕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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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e AE lS‏ ار RAAT, LEY‏ راز 
iU E HJ ALE A AR 包 着 身子 的 黑色 长 裤‏ — مس 
上 。 他 右手 拿 了 一 顶 黑 免 皮 帽子 ， 左 手 拿 着 一 对 魔 皮 大 手套 。‏ 
他 的 领结 比 平时 打 得 更 宽 更 高 ， 浆 硬 了 的 胸襟 上 闪烁 着 一 文典‏ 
有 猫眼 石 的 别针 。 他 右手 的 食指 戴 了 一 枚 有 两 只 手 交 叉 氛 着 一‏ 
颗 赤 心 的 图 章 和 戒指 。 老 人 身上 散发 出 一 股 陈旧 的 气息 一 一 一 股‏ 
混合 着 樟脑 和 麻 香 味道 的 气息 。 他 那 副 庄 重 、 尊 严 的 神气 能 引‏ 
起 最 最 不 相干 的 人 的 注意 。 萨 宁 一 匈 ， 连 忙 站 起 来 迎接 他 。‏ 

“我 来 当 您 的 证 人 。” 邦 塔 列 沃 勒 用 法 国 话说 ， 欠 身 深 深 
一 鞠躬 ， 然 后 像 舞 蹈 家 一 样 ， 脚 尖 朝 外 站 着 ，“ 我 来 听取 您 的 
指示 。 您 准备 毫 不 留情 地 斗 到 底 吗 ? ” 

“为 什么 要 上 毫 不 留情 呢 ， 我 亲爱 的 邦 塔 列 沃 勒 先 生 ! RR 
不 会 收回 我 昨天 说 过 的 话 ， 但 我 也 并 不 蚌 一 个 嗜 血 的 人 ! 且 等 
等 吧 ， 我 的 对 手 的 证 人 马上 就 要 来 到 ， 你 去 和 他 商量 吧 。 你 跟 
他 商量 的 时 候 ， 我 可 以 到 隔壁 屋子 里 去 呆 着 。 相 信 我 吧 ， 我 永 
远 扑 不 了 您 对 于 我 的 帮助 ， 我 训 心 地 感激 您 。” 

“荣誉 高 于 一 切 ! ” 邦 塔 列 沃 勤 说 着 ， 不 等 萨 宁 让 他 ， 就 
坐 到 一 张 沙 发 椅 上 ,“ 假 如 这 个 ferroflucto spi ccebubbio ,2 
他 把 法 语 和 意大利 语 乱 七 八 糟 地 摊 在 一 起 ，“ 要 是 那个 站 柜台 
的 克 律 伯 不 懂得 他 应 尽 的 最 最 起 码 的 义务 ， 或 者 干脆 是 个 刁 
夫 ， 一 一 那 就 见 他 的 鬼 去 吧 ! ۰۰ 他 是 个 举世 的 人 ， 这 就 结 
了 ! 至 于 决斗 的 条 件 ， 我 是 您 的 证 人 ， 您 的 利益 对 于 我 来 说 是 
神圣 的 ! 以 前 我 在 巴 杜 住 的 时 候 ， 那 儿 驻 有 一 团 白 龙 骑 兵 ， 我 
和 其 中 的 几 个 军官 混 得 很 熟 …… 我 熟 习 他 们 的 行为 准则 ， 而 且 
常常 和 你 们 的 塔 布 斯 基 亲 王 谈 起 这 些 问题 …… 那 个 证 人 快 来 了 
ee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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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 想 他 马上 该 到 了 …… 那 不 是 他 来 了 么 ! ” 萨 宁 一 面 瞧 
着 窗外 一 面 说 。 

邦 塔 列 活 勒 站 起 来 ， 看 了 看 表 ， 用 手 理 了 理 头 发 ， 并 且 把 
拖 在 裤 脚 外 面 的 一 根 带子 赶快 塞 进 靴 简 。 那 个 年 轻 的 陆军 少尉 
走 了 进来 ， 脸 儿 仍 是 红 红 的 ， 举 止 也 照样 慌乱 不 宁 。 

萨 宁 给 两 位 证 人 作 了 介绍 ，“ 李 幸 特 先生 ， 陆 盏 少尉 ! & 
巴 妥 拉 先 生 ， 艺 术 家 ! ”陆军 少尉 见 了 老人 的 模样 有 些 吃惊 
要 是 这 时 有 人 悄悄 对 他 说 ， 适 才 人 家 介绍 给 他 的 这 位 “ 艺 
术 ” 家 也 擅长 豪 饪 的 艺术 ， 他 该 说 些 什么 呢 ? 但 是 邦 塔 列 沃 勤 
神气 活 现 ， 仿 佛 在 他 来 说 ， 参 与 安排 决斗 的 事情 ， 简 直 是 家 常 
便 饭 。 在 这 种 场合 ， 他 旧 日 的 舞台 生涯 显然 起 了 作用 ， 他 把 证 
人 当 作 一 个 剧 中 的 角色 来 扮演 。 陆 军 少 慰 和 他 默默 地 互相 瞧 了 
一 会 儿 。 

“ 好， 我们 开始 罢 ? ” 邦 塔 列 沃 勤 终于 说 道 ， 一 面 下 意识 
地 摆弄 他 的 红 玛 璃 印章 。 

“开始 罢 。” 陆 军 少尉 答 道 ，“ 不 过 …… 有 当事人 之 一 在 


“我 马上 就 走 ， 先 生 们 ! 2” 萨 宁 说 着 ， 期 了 一 躬 ， 走 进 自 
已 的 卧室 ， 把 门 关 上 了 。 

他 倒 在 床上 ， 心 里 想念 着 吉 玛 …… 虽 然 门 是 关 着 的 ， 证 人 
的 谈话 仍 不 时 送 进 他 的 耳 休 里 来 。 他 们 说 的 是 法 语 ， 但 双方 都 
把 这 种 语言 精 踢 得 一 塌 糊 涂 ， 各 有 各 的 口音 。 邦 塔 列 沃 勒 又 
说 起 了 巴 杜 的 龙 骑兵 和 塔 布 斯 基 亲王， 陆军 少尉 又 提起 了 
exghizes léchéres (RMR) 和 goups a 1 amiaple ( 友 
好 地 互 射 手枪 ) مه‎ BERTEFRMREMNFE, CAE UAE 
Wr! 使 院 宁 大 吃 一 惊 的 是 ， 他 和 急 然 提起 一 位 年 轻 纯 清 的 小 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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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““oune zeune damigella innoucentas qu’ a ella sola 
dans soun péti doa vale piu que toutt le zouffissié del 
mondo! 《〈 这 位 年 轻 纯 洁 的 小 姐 的 一 根 小 手指 头 抵 得 上 全 世 
界 所 有 的 军官 ! ) 还 怒气 冲冲 地 一 再 说 E ouna outa，ouna 
۱ہ‎ (HE, ERT!) 起 初 , 陆军 少尉 没有 在 意 ， 可 是 
后 来 这 个 年 轻 人 的 声音 也 因为 发 怒 而 颤抖 。 他 说 他 来 此 的 目 
的 ， 不 是 为 了 听取 人 家 作 有 关 道 德 的 演讲 …… 

“在 您 这 个 年 龄 ， 听 取 一 点 正义 的 言辞 总 是 有 好 处 的 。? 
邦 塔 列 沃 勒 吊 道 。 

两 位 证 人 间 的 谈话 有 几 次 变 得 非常 激烈 。 讨 论 了 一 个 多 小 
了 时， 他 们 商定 以 下 条 件 ， 冯 “。 邓 何 夫 男 历 和 萨 宁 先生 将 于 次 日 
上 午 十 时 在 哈 瑞 附近 的 一 座 小 树林 里 相 会 ， 距 离 十 步 远 射击 ， 
在 证 人 发 出 信号 后 ， 双 方 都 有 权 射 击 两 次 。 使 用 普通 手枪 。 

> 2278 ERAT. HETI RMT FEREH, 5 
量 的 结果 报告 了 萨 宁 ， 然 后 叫 起 来 : 

“Bravo Russo! bravo giovanotto! (勇敢 的 俄国 人 ， 
勇敢 的 青年 ! ) 胜利 是 属于 您 的 。” 

过 了 一 会 儿 ， 他 俩 一 起 动身 前 往 洛 色 里 甜食 店 。 萨 宁 叮 嘱 
邦 塔 列 沃 勒 关于 决斗 的 事 要 严守 秘密 。 老 人 举 起 一 个 手指 头 ， 
挤 了 挤 眼睛 ， 连 说 了 两 遍 segredezza《 严 守 秘 密 ) ! 他 仿佛 变 
年 轻 了 ， 连 走路 的 步伐 也 变 得 矫健 起 来 。 所 有 这 些 不 平常 的 事 
件 ， 也 许 令 人 不 大 愉快 ， 但 却 把 他 带 回 了 那个 他 曾经 提出 挑 
战 、 也 接受 过 挑战 的 时 代 一 一 当然 是 在 舞台 上 罗 。 大 家 都 知道 
男 中 音 歌唱 家 扮演 的 角色 往往 是 喜欢 虚 张 声势 的 。 


49 


THA 


爱 弥 儿 跑 出 来 迎接 萨 宁 -一 -他 已 经 等 了 他 一 个 多 钟头 了 
一 一 ， 勿 匆忙 忙 地 在 他 耳 边 小 声 说 ， 妈 妈 一 点 儿 也 不 知道 昨天 
那些 不 愉快 的 事 ， 所 以 这 件 事情 一 定 得 好 好 瞒 住 她 ， 还 说 人 家 
又 要 打发 他 到 店 里 去 ， 他 不 想 去 ， 打 算 躲 起 来 。 他 只 化 了 几 秒 
钟 就 把 这 些 话 都 说 完了 ， 然 后 突然 搂 住 萨 宁 的 膀子 ， 冲 动 地 亲 
了 亲人 他， 就 跑 到 街 上 去 了 。 萨 宁 在 铺子 里 见 到 了 吉 玛 ， 她 想 要 
کا لا‎ TEVA He. ا ٹا نان‎ RMN, ۱8۵ Se, ANGE Hh Ac 
右 盼 。 他 连 已 安奈 她 说 ， 事 情 已 经 过 去 了 …… 不 过 是 六 了 点 骇 
THe 

“今天 有 人 来 看 过 您 吗 ? ”她 问 。 

“来 了 一 位 先生 一 一 我 们 互相 作 了 解释 ， 后 来 …… 后 来 ， 
结果 非常 圆满 。” 

吉 玛 回 到 柜 合 后 面 站 着 。 

“她 不 相信 我 ， ”他 想 。…… 而 后 ， 他 走 进 后 屋 ， 见 到 列 
诺尔 太太 。 

列 诺尔 太太 的 头痛 病 已 经 见 好 ， 但 是 情绪 不 佳 。 她 很 亲切 
地 用 笑脸 欢迎 他 ， 但 又 说 她 今天 售 怕 不 能 好 好 款待 他 了 ， 可 能 
会 有 礼貌 欠 周 的 地 方 。 سم‎ | 001 
眼皮 红肿 。 

4 怎么 啦 ， 列 诺尔 太太 ? 您 该 不 是 器 过 了 黑 ? ” 

“ 星 ……” 她 小 声 说 着 ， 萌 她 女儿 所 在 的 屋子 点 了 点 头 ， 
» [7 Ze ۰ 高 声 。” 

“您 为 什么 器 呢 ?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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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mR, RTE, BRA ORR, ” 

“有 谁 伤 了 您 的 心 吗 ? ” 

“ 哦 ， 没 有 …… 我 忽然 觉得 很 秋风 。 忽 然 想 起 了 基 约 瓦 
ظ(‎ ۰ EIR a ٭ء‎ 想到 我 的 青年 时 代 …… 时 间 过 得 真 快 哟 。 我 
已 经 老 了 ， 我 的 朋友 …… 可 是 我 总 不 服 老 。 我 总 觉得 我 还 和 从 
前 一 样 …… 而 老 境 -一 一 却 已 经 来 到 ， 它 已 经 来 到 了 ! ” 列 诺尔 
太太 有 眼睛 里 的 泪 涌 了 上 来 , “您 那 祥 瞧 着 我 , 大概 很 吃惊 吧 … 
但 就 是 您 ， 也 会 老 起 来 ， 我 的 朋友 ， 到 那个 时 候 ， مس خر‎ 
到 衰老 的 痛苦 滋味 了 。? 

BES Aah, ERR, MiSs bt, BID 
看 见 自 己 青春 的 复活 。 他 甚至 试图 跟 她 开玩笑 ， 说 她 是 想 诱 使 
济 人 来 赞美 她 …… 但 是 她 以 严肃 的 口气 要 他 别 这 么 说 。 他 这 才 
生平 第 一 次 认识 到 ， 这 一 类 的 忧愁， 由 于 意识 到 自己 已 经 进入 
老年 而 产生 的 忧愁 ， 是 安慰 不 了 ， 也 无 法 排 遗 的 。 唯 一 的 办 法 
是 让 这 种 忧愁 的 情绪 自然 而 然 地 平息 下 去 。 他 提议 玩 牌 ， 来 一 
盘 特 列 斯 特 ， 这 一 招 确实 有 效 ， 她 立刻 很 高 兴 地 表示 同意 ， 心 
情 也 显得 开朗 多 了 。 

萨 宁 跟 她 玩 牌 一 直 玩 到 中 午 ， 饭 后 接着 又 玩 。 邦 塔 列 沃 勤 
也 参加 了 进来 。 他 额 前 的 卷发 垂 得 更 低 ， 下 颌 也 在 领结 里 埋 得 
更 深 了 。 他 的 一 举 一 动 都 十 分 严肃 庄重 ， 使 得 别人 匈 了 不 由 得 
要 纳 闽 ， 他 到 底 有 什么 秘密 需要 这 样 苦 苦 怡 守 ? 

但 是 -一 Segredezzal Segredezza! 《严守 秘密 ! 严守 
秘密 ! ) ~ ۱ 

在 整整 一 天 当中 ， 邦 塔 列 沃 勒 尽 了 一 切 力量 来 表示 他 对 萨 
宁 的 至 高 无 上 的 尊敬 。 他 以 极端 隆重 的 态度 ， 不 先 给 女士 们 而 
是 先 给 萨 宁 上 菜 。 玩 牌 的 时 候 ， 他 总 是 把 明 己 补 牌 的 机 会 让 给 


21 


BES, HAUS MLLER MEK MARTE RY ا‎ 
人 是 世界 上 最 豪侠 、 最 勇敢 、 最 果断 的 人 民 。 

“老头 儿 真 会 做 戏 ，” 萨 宁 心里 说 。 

不 但 列 诺尔 太太 的 反常 情绪 使 他 感到 奇怪 ， 吉 玛 对 待 他 的 
态度 尤其 使 他 迷惑 不 解 。 她 并 不 回避 他 …… 相 反 ， 她 总 是 坐 在 
离 他 很 近 的 地 方 ， 仔 细 倾 听 他 说 的 每 一 句 话 ， 两 眼 不 住地 望 着 
他 。 但 是 她 固执 地 不 肯 和 他 多 交谈 ， 他 一 - 跟 她 说 话 ， 她 就 慢 慢 
站 起 身 来 ， 在 角落 里 找 个 地 方 从 下 ， 一 言 不 发 ， 在 沉思 ， 又 像 
是 在 疑惑 …… 主 要 是 在 疑惑 。 到 后 来 连 列 诺尔 太太 也 注意 到 她 
神态 异常 ， 一 再 问 她 到 底 怎么 了 。 

“没什么 ，” 吉 玛 说 ，“ 我 有 的 时 候 就 是 这 个 样子 ， 这 您 
是 知道 的 。” 

“ 倒 的 确 是 这 样 ，” 她 母亲 应 道 。 

长 长 的 一 天 就 这 样 消磨 过 去 了 ， 既 不 是 生气 孝 过 ， 也 不 是 
死 气 沉沉 ， 不 特别 快活 ， 也 不 悉 问 。 假 如 吉 玛 不 是 这 副 模 样 ， 
淮 能 担保 萨 宁 就 一 定 不 会 稍微 露 出 些 马 脚 来 呢 。 在 离别 ， 也 许 
是 永别 的 前 夕 ， 他 也 许 会 感伤 起 来 。 但 是 ， 他 根本 无 法 和 吉 玛 
说 话 ， 所 以 只 好 在 喝 咖啡 之 前 的 一 刻 钟 里 ， 到 钢琴 上 去 弹 了 一 
回 短 调 。 

爱 弥 儿 很 晚 才 回 来 ， 因 为 怕人 间 起 克 律 伯 先 生 ， 早 旱地 就 
上 床 睡 党 了 。 萨 宁 也 该 走 了 。 

他 和 吉 玛 告别 的 时 候 ， 不 知道 为 什么 想起 了 普希金 的 长 诗 
《 叶 甫 根 尼 。 奥 涅 金 ? 里 伦 斯 基 和 奥 尔 加 作 别 的 情景 。 他 重重 
地 握 了 握 她 的 手 ， 想 要 面对面 地 看 看 她 的 脸 ， 可 是 她 轻 轻 地 掉 
开 了 头 ， 并 且 挣脱 了 她 的 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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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十 


萨 宁 走 出 大 门 的 时 候 ， 已 经 是 星斗 满 天 。 哟 ， 数 不 清 的 星 
E, KRE. hE. RE. KE. ZM. BM! 它们 一 闪 一 办 地 
EFER, PMR RH SA HIGH. REKE A3, 68 
阴影 的 苍茫 莫 色 中 ， 所 有 的 东西 都 照样 清晰 可 见 。 萨 宁 一 直 走 
到 街 的 尽头 …… 天 色 还 早 ， 他 不 愿意 回去 ， 只 想 漫 无 目的 地 散 
散步 ， 呼 吸 一 点 新 鲜 空气 。 他 又 折 了 回来 ， 还 没有 走 到 洛 色 里 
甜食 店 所 在 的 那 座 房子 跟前 ， 就 听见 一 扇 朝 街 的 窗户 忽然 打 了 
开 来 ， 黑 糊糊 的 窗 框 里 〈 屋 子 里 没有 点 灯 )》 出 现 了 一 个 女人 的 
身影 ， 他 听见 有 人 在 唤 他 : 

“ 德 米 特 里 先生 ! ” 

他 急 步 趋向 窗口 …… 是 吉 玛 。 

她 两 肘 支 撑 在 窗台 上 ， 身 子 向 前 倾 着 。 

“ 德 米 特 里 先生 ，” 她 压低 了 声音 说 ， “我 今天 整 天 都 想 
着 要 给 您 一 点 儿 东 西 …… 可 是 始终 下 不 了 决心 。 现 在 忽然 又 看 
见 了 您 ， 真 是 命中 注定 ……? نات‎ 

吉 玛 不 由 得 住 了 口 。 就 在 这 时 ， 2۸ و اوعد رل و بل‎ 
的 情形 ， 使 她 再 也 无 法 把 话 继续 说 下 去 了 。 ۱ 

天 上 是 万 里 晴空 ， 在 无 边 的 宁静 之 中 ， 陡 地 刊 起 一 阵 狂 
Fl HESIR, KERR IGE NP, Ek, RADIBE 
Tiki, ۱ 

تا الا پا HA. HEALER. EME.‏ ا جم مار نز 
MIA TERE E. HHR ERE, A TRAST, FHF‏ 
RH‏ و82۳ NA SK ALS. BPM MRA RA‏ 


$3 


اج وی ce cae rg‏ مت و 
bh. RSA TEDE. BHF, REE‏ :7 7:0۵08 کے 
dlink Cha Sucka Maes setae 于 是 又‏ 
恢复 了 深沉 的 宁静 。‏ 

萨 宁 抬 起 头 来 ， 只 见 一 副 秀 美 可 爱 的 脸 儿 正 望 着 他 。 她 神 
色 惊 铠 ， 又 充满 了 激情 。 她 的 眼睛 是 那样 天， 那样 有 神采 ， 叫 
人 看 了 肃然 起 散发 之 心 -- 地 是 这 样 的 美 。 他 屏息 凝神 ， 心 都 
好 像 信 动 了 。 他 拿 起 一 维 直 下 到 他 胸 前 的 丝 一 般 光 润 的 卷 
发 ， با پر ہے‎ A a BSE 他 只 能 说 出 一 个 字 :，“ 哦 ， TS! a 

“刚才 是 怎么 回 事 ! 闪电 吗 ? ”她 两 眼 凝 视 着 空中 间 道 ， 
裸 器 着 的 手臂 仍然 放 在 他 的 肩 上 

《 吉 玛 ! ” 萨 宁 又 叫 了 一声 。 

她 吹 了 一 声 ， 回 头 朝 背后 的 房间 里 看 了 看 ， 然 后 很 敏捷 地 
从 胸 前 的 衣服 里 抽出 一 条 枯 芯 了 的 玫瑰 ， 抛 给 萨 宁 。 

“我 想 的 就 是 要 把 这 打 花 给 你 ……” 

他 认 出 那 是 他 昨天 夺回 来 的 玫瑰 。 

但 是 窗子 已 经 关上 了 ， 墨 暗 的 玻璃 窗 里 什么 也 看 不 见 ， 什 
么 也 没有 ， 连 一 点 白色 的 形 影 也 没有 …… 

萨 宁 光 着 头 回 到 帘 所 …… 他 根本 没有 觉察 他 丢 了 帽子 。 


= 


他 直到 天 色 微 明 才 入 睡 。 这 一 点 也 不 奇怪 ! 当 那 阵 灼 热 的 
夏季 旋风 骤然 袭 来 的 时 候 ， 他 也 骤然 地 感觉 到 一 一 问题 不 仅仅 
在 于 吉 玛 是 个 美丽 的 少女 ， 非 党 迷人 ， 这 他 早 就 知道 了 …… 问 
题 在 于 他 已 经 …… 已 经 几乎 受 上 了 她 。 爱 情 就 像 那 阵 旋 风 般 突 


۵4 








然 来 到 而 现在 这 该 死 的 决斗 ! 不 幸 的 预感 煎熬 着 他 。 即 使 他 
不 被 杀 死 …… 他 对 这 个 少女 的 爱情 ， 对 别人 未 婚 妻 的 爱情 又 会 
产生 什么 结果 呢 ? 尽管 这 位 “别人 ”并 不 是 什么 了 不 起 的 对 
， 语 玛 以 后 会 受 上 他 ， 说 不 定 已 经 受 上 了 他 …… 那 又 该 怎么 
样 呢 ? 管 它 的 ! 为 了 这 样 一 个 美人 …… 他 在 房 闻 里 走 来 走 去 ， 
坐 到 写字 台 前 面 ， 拿 起 一 张 纸 写 了 几 行 字 ， 又 涂 掉 了 …… 他 在 
思念 吉 玛 。 他 想起 星光 下 黑暗 的 窗户 里 吉 玛 美丽 的 身影 ， 她 那 
被 灼热 的 旋风 吹 乱 了 的 头发 ， 他 想起 了 她 那 如 同 大 理 石雕 般 的 
壁 膀 ， 那 和 奥 林 匹 斯 山上 的 @ SHANA, BEDI ER 
得 到 它们 放 在 他 肩头 上 时 的 重量 。……… 于 是 他 又 拿 起 她 抛 给 他 
的 玫瑰 ， 觉 得 那些 业已 枯萎 的 花瓣 发 出 的 清香 ， 真 比 一 般 的 玫 
瑰 花 香甜 美 得 多 了 。 

倘 使 他 被 杀 死 或 者 残废 了 呢 ? 

他 没有 上 床 睡 觉 ， 和 衣 倒 在 沙发 上 睡 着 了 。- 


有 人 担 他 的 肩膀 …… 

他 睁 开眼 睛 ， 只 见 邦 塔 列 沃 勤 站 在 面前 。 

“ 睡 得 像 亚历山大 大 帝 @ 在 巴比伦 之 战 的 前 夕 那样 ! ” 
善良 的 老人 大 声 叫 了 起 来 。 

“JUR T? 7” Al. 

“BAGH, HFEF RMD RNA AE BIRH, 7 
先 到 。 俄 国人 总 是 跑 在 敌人 前 头 ， 我 雇 了 法 兰 克 福 最 好 的 马车 
KT. ” 


一 


奥 林 匹 斯 山 是 希腊 神 活 中 众 神 的 住所 。‏ رك 
图 亚历山大 大 帝 《〈 公 元 前 356 一 323 年 》 为 马其顿 国王 。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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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 宁 开始 梳洗 。 

“手枪 呢 ? ” 

“那个 ferroflucto Tedesco (德国 坏蛋 ) 会 拿 F 枪 来 ， 
他 还 会 带 医 生来 。” 

`. 邦 塔 列 沃 勒 显然 是 想 保 持 他 昨天 那 种 高 昂 的 情绪 ;但 是 当 
他 登 上 马车 ， 在 萨 宁 身边 坐 下 来 以 后 ， 当 马 夫 的 靶子 一 响 ， 马 
儿 放 开 四 蹄 奔驰 起 来 以 后 ， 这 位 巴 杜 龙 骑 兵 的 朋友 ， 苦 日 的 歌 
手 的 神态 突然 起 了 变化 。 他 心里 有 什么 东西 像 一 堵 筑 得 不 宁 的 
墙 一 样 地 裔 塌 了 。 

“我 们 在 做 些 什 么 啊 ， 伟 大 的 上 帝 ! santissima Mado- 
nna 《神圣 的 圣母 ，》? ”他 突然 抓 住 自己 的 头发 ， 用 带 尖 的 کر‎ 
Mi, “REME ا ہك‎ BRA, BMH او‎ 
莽 的 家 伙 ! ) 。” 

萨 宁 先 是 吃 了 一 惊 ， 继 而 笑 了 。 他 轻 轻 搂 住 邦 塔 列 沃 勤 的 
EK, YU T~] KK HW FE: (Le vin est tire——il faut le 
boire.) “ 酒 既 然 已 经 期 上， 就 必须 蝎 掉 ! ” 

“是 的 ， 是 的 。” 老 人 回答 说 ，“ 你 我 都 得 把 这 杯 酒 喝 下 
去 一 一 可 是 不 论 怎么 说 ， 我 也 是 个 疯子 ， 疯 子 ! 本 来 一 切 都 是 
好 好 的 ， 十 分 平静 的 …… 突然 一 下 子 一 一 塔 一 一 塔 ， 帮 一 一 塔 
He? 

“PRAM ۳ لج ہر راو ما‎ RB, ” Beh 强 笑 了 一 笑 ， 
《但 这 并 不 是 您 的 过 错 。” 

“我 也 明白 这 不 是 我 的 过 错 ， 但 愿 如 此 ， 不 过 我 毕竟 还 是 
太 和 鲁莽 了 一 点 。Diavolo! Diavlo! CR 鬼 ! ME Hr) ” 他 
一 再 叹 着 气 ， 不 住 把 额 前 的 卷发 癌 后 甩 去 。 

马车 继续 四 前 驶 去 ， 继 续 回 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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旱 晨 ， 风 光明 媚 。 法 兰 克 福 的 街道 刚刚 从 睡梦 中 苏醒 过 
来 ， 一 切 都 显得 非常 干净 、 舒 适 。 各 家 的 窗户 都 像 金 销 般 闪 内 
发 亮 ， 一 出 了 税 卡 门 ， 就 听见 从 鱼肚 白 的 天 上 传 来 了 云雀 响亮 
的 碰 鸣 声 。 忽 然 ， 在 大 路 的 转弯 处 ， 一 个 熟悉 的 身影 从 一 标高 
大 的 白杨 树 后 面 内 了 出 来 ， 向 前 走 了 几 步 就 站 住 了 。 萨 宁 仔 细 
一 瞧 …… 伟 大 的 上 帝 ! 是 爱 弥 儿 ! 

“怎么 ， 难 道 他 知道 了 吗 ? ” 萨 宁 转身 问 邦 塔 列 沃 勒 。 

“我 不 是 对 你 说 过 ， 我 是 个 疯子 ! ”这 个 倒霉 的 意大利 人 
带 着 映 声 说 话 ， 心 里 难过 得 几乎 要 放声 大 器 了 ， “那个 小 鬼 缠 
了 我 一 整 夜 ， 我 没有 办 法 ， 今 天 早晨 我 到 底 把 一 切 都 告诉 他 
ا ا‎ ties 

“这 就 是 你 的 Segre dezzal (严守 秘 密 )” 萨 宁 心 里 想 道 。 

马车 驶 近 了 爱 弥 儿 ， 萨 宁 命 令 马 车 停 住 ， 叫 那个 “小 鬼 
头 ” 过 来 。 爱 弥 儿 跟 跟 踊 踊 地 走 了 过 来 ， 他 脸色 惨白 ， 和 他 犯 
病 那 天 的 脸色 一 样 白 ， 几 乎 站 不 住 了 。 

“您 在 这 里 做 什么 ? ” 萨 宇 厉声 问 他 ，“ 为 什么 不 好 好 在 
RRB? ” 

“请 允许 …… 请 允许 我 跟 您 一 块 儿 去 吧 ! ” 爱 弥 儿 声音 发 
颜 ， 合 着 手掌 恳求 着 。 他 的 牙齿 像 发 高 烧 一 般 直 打 战 。“ 我 不 
跟 您 找 麻烦 ! 带 我 去 吧 ， 我 恳求 您 带 我 去 吧 ! ” 

“要 是 您 对 我 有 一 丝 儿 感情 ， 或 者 一 丝 儿 敬意 ，?” 萨 宁 
说 ，“ 您 就 应 该 马上 回 家 去 ， 或 者 到 克 律 伯 先 生 的 店 里 去 。 一 
个 字 也 不 要 向 人 提起 ， 膀 乖 地 等 着 我 回来 。” 

“等 您 回来 ……” 爱 弥 儿 泣 不 成 声 ， 了 量 咽 着 说 ， “但 是 万 
مس‎ ء٥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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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爱 弥 儿 ! ” 萨 宁 朝 着 马车 夫 的 方向 使 了 个 眼色 。“ 镇 定 
一 点 ! 回 家 去 吧 ， 爱 弥 儿 ! 我 求 求 您 ! 听 我 的 话 ， 我 的 朋友 。 
您 说 您 受 我 ， 好 吧 ， 那 您 就 回 家 去 一 一 为 了 我 的 原故 ! ” 

thn TF. 223 رال‎ 7۴ AI EAL, SRE TH F 
紧 紧 贴 在 嘴唇 上 吻 着 ， 然 后 离开 大 路 ， 穿 过 田野 ， 朝 着 法 兰 克 
乌 的 方向 飞 奔 而 去 。 

“也 是 一 颗 高 贵 的 心 呵 ! < EIR, Bee گا ہد‎ 
责备 的 神气 看 着 他 ， 老 人 在 马车 的 角落 里 嫌 缩 成 一 园 。 他 明白 
自己 的 过 错 ， 越 来 越 觉得 这 一 切 都 令 人 难以 置信 一 一 难道 他 真 
的 当 了 决斗 的 证 人 ， 真 的 租 来 了 马车 ， 办 好 了 一 切 交 涉 ， 并 且 
又 在 清晨 六 点 离开 了 他 那 宁静 的 住所 ? 更 重要 的 是 ， 他 那 患 风 
湿 病 的 腿 又 在 隐隐 作痛 了 。 ۱ 

BY تارج مه و‎ Me H~ FERMI ک‎ HR, RAT 
最 能 打动 邦 塔 列 沃 勒 的 语言 。 

“您 往日 的 勇气 到 哪里 去 了 ， 可 散 的 岂 巴 妥 拉 先生 ? ”他 
说 ，“il antico valor (IHHMBA) MART?” 

岂 巴 妥 拉 先生 振作 了 一 下 ， 挑 起 了 眉梢 。 

“I1 antico valor? ”他 用 深沉 的 声音 问 道 。“Non 
éancora spento 〈 倒 还 有 一 点 ) ——il antico valor! ” 

他 又 振作 了 一 下 ， 接 着 谈 起 了 他 旧 日 的 生涯 ， 谈 到 歌剧 院 
和 伟大 的 男 高 音 歌唱 家 加 尔 齐 亚 。 车 抵 哈 瑙 的 时 候 ， 他 又 精神 
撑 扳 了 。 你 要 是 认真 思考 一 下 ， 就 会 发 现世 界 上 最 强大 有 力 
一 一 同时 也 是 最 软弱 无 能 的 东西 ， 莫 过 于 语言 了 。 


new رر و‎ 
et Me rr 


TEAR ARNE, BAR Ast ےر‎ RE 
Go RRADDABAK TE, زر زمر‎ ۲5 Ke 4۳1۳۸۵ Se 
夫 在 树林 外 面 等 着 ， 然 后 就 往 树 荫 深 处 走 去 ， 在 林 中 等 了 个 把 
钟头 。 

陵 宁 并 不 觉得 这 样 等 着 有 什么 难受 。 他 在 狭 鹤 的 小 径 间距 
REA, OTS IL, Aw we RA, RKERRBA— 
样 ， 过 到 这 种 情况 就 努力 什么 也 不 去 想 。 只 有 一 次 ， 当 他 看 见 
一 株 可 能 是 被 昨夜 的 又 风 吹 断 的 小 车 提 再 时 ， 心 里 油 然 产生 了 
凌 凉 的 感觉 。 小 树 已 经 天 折 ， 所 有 的 叶子 都 枯萎 了 。“ 这 是 什 
ABB? ERE ZIK? ”他 脑子 里 内 过 了 这 样 的 念头 。 但 是 
过 了 一 会 儿 ， 他 又 吹 起 口哨 ， 跨 过 这 株 倒 下 的 芋 提 树 ， 继 续 走 
他 的 路 。 邦 塔 列 沃 勒 跟 他 不 一 样 ， 他 一 直 员 哩 咕噜 地 在 抱怨 、 
Jb BREA, Ks: EMRE EHH, BMRB. $ 
AMAT» BOER FIK, EAB تہ لہ و8 کا کا‎ ie BFE 
MT BTA ARMIES. ERRHFR. 

终于 传 来 了 在 多 沙 的 道路 上 滚动 的 车 轮 声 。“ 来 了 ! ۳ ¥ 
塔 列 沃 勒 说 着 ， 打 起 了 精神 。 由 于 过 分 紧张 ， 他 哆 昧 了 一 下 。 
但 是 ， 他 又 “ 嘿 ” 地 大 声 叫 唤起 来 ， 把 自己 的 紧张 情绪 掩盖 过 
去 。 他 还 说 这 天 早晨 天 气相 当 凉 灾 。 青 草 和 树叶 上 结 满 了 圳 
水 ， 可 是 热浪 已 经 侵 柳 到 树林 深 处 来 了 。 

不 久 两 位 军官 穿 过 浓 荫 来 到 了 跟前 。 跟 他 们 一 起 来 的 ， 有 
一 个 矮 胖 子 ， 脸 上 无 精 打 采 一 一 他 就 是 团队 的 军医 。 他 带 了 一 
ERK MAS, USN 2s ER EF Y~ MK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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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用 具 和 纱布 之 类 东西 的 口袋 。 显 然 他 已 经 习惯 于 作 这 一 类 的 
郊外 旅行 ， 这 成 了 他 收入 的 一 大 来 源 一 一 每 参与 一 次 决斗 ， 他 
可 以 拿 到 八 个 金币 。 决 斗 者 双方 各 付 一 半 。 冯 ， 李 赫 特 先生 拿 
着 手枪 匣子 ， 冯 。 邓 何 夫 手 里 挥舞 着 一 根 猪 凌 一 一 他 自 以 为 这 
是 最 潇 酒 不 过 的 。 

“ 邦 塔 列 沃 勒 ，” 萨 宁 悄 声 对 老人 说 道 ，“ 万 一 …… 万 一 
我 被 杀 死 了 …… 您 要 知道 什么 都 是 可 能 的 ， 就 请 您 把 我 口袋 里 
的 一 张 纸 拿 出 来 。 纸 里 面 夹 了 一 采花 ， 请 您 把 它 交 给 吉 玛 小 
姐 。 您 听 明 白 了 吗 ? 您 答应 了 吗 ? ” 

老人 凄然 瞧 瞧 他 ， 点 头 表 示 应 许 。……: 只 有 上 帝 知道 他 倒 
底 是 否 听 懂 了 萨 宁 要 他 做 的 事情 。 

两 位 对 手 和 各 自 的 证 人 照例 相互 欧 了 鞠躬 。 态 度 最 冷静 的 
REKE, MERE EIT, TE: “我 没有 必要 来 一 
番 骑 士 式 的 客 套 。” 汉 。 李 替 特 先生 请 施 八 符 拉 先生 中 选择 决 
斗 地 点 。 而 施 八 符 拉 先生 由 于 太 激 动 ， 舌 头 简 直 不 听 使 唤 〈 他 
GE HABE FH” XH TD. “您 觉得 哪里 合适 就 选 哪里 
,تا‎ SHE. REHME 1 ۳ 

冯 。 李 赫 特 先生 开始 办 正事 了 。 他 在 树林 里 如 了 一 块 极 好 
的 地 段 ， 是 一 块 铺 满 了 野花 的 草地 ， 量 好 了 距离 ， 两 端 各 插 -- 
根 临时 匆忙 前 尖 了 的 树枝 做 记号 ， 把 枪 从 匣子 里 取出 来 ， 然 后 
足 在 地 上 装 子弹 一 一 总 之 ， 他 很 卖力 气 ， 并 且 不 断 用 一 块 白色 
FR E 27 BEF AK. MINKA, RRR A تا‎ 
后 面 ， 一 副 发 寒热 的 模样 。 在 做 这 些 准 备 工作 的 时 候 ， 两 位 对 
手 各 自 保 持 一 段 距 离 ， 像 两 个 受 处 罚 的 小 学 生 在 生 老 师 的 气 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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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施 八 等 拉 即 岂 巴 性 拉 ， 是 德国 人 发 音 的 论 误 。 


的 。 
决定 性 的 时 刻 来 到 了 …… 


E EK YT FH 


这 时 冯 。 李 赫 特 先生 对 邦 塔 列 沃 勒 说 ， 按 照 决斗 的 规则 ， 
在 叫 出 那 决定 命运 的 “一 、 二 、 三 ”之 前 ， 年 岁 较 长 的 证 人 应 
KARR MAE 次 最 后 的 劝告 ， 这 种 劝告 纯粹 是 一 种 形式 ， 
回来 没有 什么 用 处 ， 可 是 这 样 一 来 ， 施 八 笃 拉 先生 倒 可 以 借 此 
ANSE و‎ 这 种 告 诚 本 来 应 该 由 一 个 不 偏 不 傅 的 证 人 《unpa- 
rteiischer Zeuge) 来 作 ， 可 是 眼前 既然 不 存在 这 样 的 人 ， 他 
光 。 李 替 特 自愿 放弃 权利 ， 让 较为 年 长 的 对 方 的 公证 人 来 承担 
这 一 义务 。 至 于 邦 塔 列 沃 勒 ， 他 早 就 桑 进 了 一 篮 灌 木 从 ， 不 想 
看 见 那 引起 这 一 场 乱 子 的 军官 。 他 起 初 没有 听 懂 冯 。 李 赫 特 的 
话 ， 李 替 特 的 话 本 来 就 难 懂 ， 再 加 上 用 鼻音 说 话 ， 就 更 叫 人 听 
不 明白 。 邦 塔 列 沃 勤 榴 了 一 会 此 ， 然 后 挺 起 身 来 ， 很 快 地 回 前 
دز‎ ۲ JUG, بلا زا(‎ FEA HI مر تا‎ ۱35۱۳۵ A FR BAR ae JE Ê چا‎ 
了 起 来 ^A la la ٠٠ Che bestialita! Deux zeun’ omm-— 
es comme Ea qué si battono--perché? Che 7 
Andate a casa! ” (BER! 这 样 两 个 年 轻 人 决 什 么 斗 ; .到 
底 为 了 什么 呢 ? MH! 回去 吧 ! ر‎ 

“我 不 同意 和 解 ，” 陀 宁 忙 说 。 

“我 也 不 同意 ，” 他 的 对 手 接着 也 说 了 。 

“那么 ， 你 就 喊 ， 一 、 二 、 三 ，” 冯 。 李 赫 特 对 手脚 无 措 
的 拖 塔 列 沃 勒 说 。 

邦 塔 列 沃 勤 连 忙 又 钴 回 树丛 里 去 ， 手 脚 缩 成 一 团 。 双 眼 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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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e و‎ a 

MS و یار‎ —et—KRA G+. HH REI F RP 
PTR. B ٭‎ MAKER RESLATH, ج7 لا گل‎ 
天 上 放 的 。 

接着 是 一 阵 紧 张 的 沉默 …… 谁 也 没有 动 一 动 。 邦 塔 列 疾 勒 
发 出 了 一 声 低微 的 啤 吟 。 

“要 接着 再 放 吗 ? ” 邓 何 夫 终 于 开口 问 道 。 

“您 为 什么 要 枪 口 朝 天 ? ” 萨 宁 问 。 

“ 那 您 就 不 用 管 了 。” 

“下 一 回 ， 您 还 是 要 枪 口 朝 天 吗 ? ” 

“或 许 ， 我 也 不 知道 。” 

“请 注意 ， 请 注意 ， 先 生 们 ! 7? Be SMP. “决斗 双 
方 不 得 交谈 ， 这 是 违反 规则 的 。” 

“我 放弃 我 的 第 二 枪 ，” 萨 宁 说 着 把 手枪 搜 在 地 上 。 

“我 也 不 打算 再 决斗 了 。” 邓 何 夫 叫 起 来 ， 也 把 手枪 کے‎ 
了 。“ 还 有 ， 我 现在 愿意 承认 前 天 是 我 错 了 。? 

HMR HHH — AL, BRAKES HAS. RTH 
上 前 去 ， 握 住 了 他 的 手 。 两 个 青年 人 微笑 着 互相 瞧 着 ， 脸 上 都 
EET TÊ. 

“Bravil Bravil (EM! 勇敢 ! )” 邦 塔 列 沃 勤 像 个 疯 
子 一 样 拍 着 手 ， 跌 跌 擅 擅 地 从 树丛 里 跳 了 出 来 。 医 生 本 来 坐 在 
一 棵 放 倒 了 的 树干 上 ， 此 时 立刻 站 了 起 来 ， 把 瓶子 里 的 水 倒 在 
草地 上 ， 然 后 懒 洋洋 地 朝 着 林子 外 面 走 去 。 

“荣誉 归于 大 这， 决斗 完毕 ! ” 汉 。 季 炉 特 神气 活 现 地 宣 
布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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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Huori! GR: ) ? 邦 塔 FIRE IM Tk, -想起 
了 他 昔日 的 舞台 生涯 。 

萨 宁 和 军官 们 行礼 告别 ， 坐 进 了 马车 。 应 当 承 认 ， 他 整个 
身心 都 沉 漫 在 一 种 虽然 说 不 上 舒畅 ， 却 仿佛 是 作战 之 后 的 轻松 
RE, 不 过 他 心里 还 交织 着 另外 一 种 感觉 ，-- 种 类 似 羞 耻 的 感 
觉 …… 他 刚才 参与 的 这 场 决 斗 看 起 米 很 像 是 一 出 事先 安排 好 的 
闲 剧 ， 是 军官 和 学 生 之 间 常 玩 的 把 戏 。 他 想起 了 那个 无 精 打 采 
懒 洋洋 的 医生 ， 想 起 了 他 奢 副 笑容 ， 想 起 了 当 他 25 JL Bê ۱ 
冯 “。 邓 何 夫 男 需 几乎 是 手 挽 着 手 走出 树林 的 时 候 做 的 那 副 鬼 
脸 。 后 来 ， 在 邦 塔 列 沃 勒 付 了 四 个 金币 的 小 费 给 这 个 医生 的 时 
候 …… 唤 ， 最 好 还 是 不 要 去 想 这 些 不 愉快 的 事情 ! 

EN, PT RBA RR. AK WER, RM 
怎么 样 呢 ? HAA AER EA کے بات‎ BFE, ۱ مد کر کر‎ MEE 
青年 军官 为 所 和 欲 为 而 不 加 惩罚 。 他 站 出 来 维护 吉 玛 …… 这 些 都 
ESR, RM کا‎ ۳ ROMER, Mosh. AK. 

邦 塔 列 沃 勤 这 次 是 大 获 全 胜 了 。 他 感到 非常 骄傲 。 他 那 副 
神气 活 现 ， 目 空 一 切 的 劲头 比 一 个 打 了 胜仗 从 战场 上 归来 的 得 
胜 将 军 还 要 威风 。 萨 宁 在 决斗 时 的 表现 使 他 万 分 激动 。 他 不 听 
艾 宁 的 呵 止 和 祈求 ， 一 定 要 称 他 为 英雄 。 他 把 他 比 作 大 理 石 或 
铜 的 纪念 像 一 一 比 作 唐 。 瑛 骑士 的 雕像 ! 至 于 他 自己 ， 他 承认 
自己 一 时 有 些 慌张 。“ 我 是 一 个 艺术 家 ， 我 有 敏感 的 天 性 ， 然 

而 您 ， 您 却 是 冰雪 和 人 花 岗 石 的 结晶 。?” 
萨 宁 束 手 无 策 ， 无 法 使 这 位 兴奋 无 比 的 艺术 家 冷静 下 来 。 


当 马 车 回 到 两 个 钟头 以 前 他 们 遇见 爱 弥 儿 的 地 方 时 ， 爱 弥 
儿 又 欢呼 着 从 一 棵 树 后 面 罕 3 出来， 他 把 幅 子 举 得 高 高 地 摇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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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4 RE‏ اف دیاز GEER,‏ (ڈا ماد-- OBE,‏ نے 
Fo ARSE T RS, PIC LES, PERS Se, RR‏ 
搂 住 他。‏ 

۱ “您 还 活着 ， 没 受伤 吧 ? ”他 急切 地 问 ，“ 原 谅 我 没有 服 
从 您 ， 我 没有 回 法 兰 克 福 去 …… 我 不 能 回 去 ! 我 在 这 里 等 
您 …… 把 经 过 情形 统统 告诉 我 吧 ! 您 …… 打 死 他 了 吗 ? ” 

萨 宁 好 不 容易 才 使 爱 弥 儿 冷 静 下 来 ， 强 使 他 坐 下 。 

邦 塔 列 沃 勒 满怀 得 意 之 色 ， 滔 滔 不 绝地 对 他 讲 起 决斗 的 详 
细 情 况 ， 当 然 也 没有 忘记 青铜 纪念 像 和 骑士 雕像 。 他 还 站 立 起 
来 ， 伸 开 两 腿 保 持平 衡 ， 两 臂 交 叉 抱 在 胸 前 ， 横 眉 怒 目地 把 头 
偏 在 一 边 ， 表 演出 萨 宁 骑士 的 形象 。 爱 弥 儿 听 得 出 了 神 ， 有 时 
用 一 声 赞叹 打 断 他 的 叙述 ， 有 时 又 忽然 站 起 来 ， 扑 到 他 英勇 的 
朋友 身上 去 吻 他 。 ۱ 

马车 轮子 固 固 驶 过 法 兰 克 福 的 石子 路 ， 停 在 萨 宁 的 旅馆 门 
月 。 

萨 宁 和 两 位 同伴 一 起 正 往 楼 上 走 ， 忽 然 看 见 一 个 戴 面 纱 的 
女人 从 楼 道 黑 暗 的 角落 里 冲动 地 路 了 出 来 。 她 在 萨 宁 面前 站 
住 ， 脚 步 飘 忽 不定 ， 闸 拌 着 跨 了 一 口 大 气 ， 然 后 冲 下 楼 梯 跑 到 
街 上 ， 一 闪 就 不 见 了 。 这 使 茶 房 大 吃 一 惊 ， 据 他 告诉 萨 宁 ， 这 
位 女士 等 外 国 先生 回来 已 经 等 了 一 个 多 钟头 了 。 萨 宁 和 这 位 女 
士 虽然 只 有 一 刹那 的 照 面 ， 但 是 他 已 经 认 出 了 吉 玛 。 他 隔 着 绛 
色 的 厚 纱 看 见 了 她 的 眼睛 。 

“难道 吉 玛 小 姐 也 知道 了 吗 ? ”他 拖 着 长 声 恼怒 地 用 德语 
问 那 一 步 一 步 紧 紧 跟着 他 的 爱 弥 儿 和 邦 塔 列 活 勒 。 

ER JLL THB, BIE کا کا3 ظط‎ KH. 

“我 没 办 法 不 对 她 说 ，” 他 结 结巴 کا‎ 地 说 ，“ 她 猜 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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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一 一 我 也 简直 没 法 ， 不 …… 不 过 现在 一 点 都 不 要 紧 了 。?” 他 
兴奋 地 又 加 了 一 句 ，“ 总 算是 结果 圆满 ， 她 看 见 您 安然 回来 
کے‎ 

院 宁 把 头 掉 了 开 去 。 

“您 俩 真是 一 对 话 昔 子 ! ” ا را‎ 走 进 了 房 
间 ， 倒 在 一 把 椅子 上 。 

“ 别 生 我 的 气 ，” 爱 弥 儿 县 求 道 。 

“好 吧 ， 我 不 生气 就 是 了 。” 《其 实 萨 宁 未 见得 真 生 了 气 
一 一 老实 说 ,他 不 一 定 真 的 希望 吉 玛 毫 不 知情 ……)“ 好 了 吧 一 一 
再 吻 我 一 下 ， 你 们 就 回去 吧 …… 我 想 安 静 一 会 此 ， 我 要 睡觉 ， 
我 疫 倦 了 。?” 

“好 主意 ! ” 拖 塔 列 沃 勒 喊 了 起 来 ，“ 您 需要 休息 了 ， 你 
应 该 休息 ， ee 走 吧 ， 爱 弥 儿 ， 踏 着 脚 RIE, BE 
Hh, MY …… 

院 宁 说 他 想 睡 觉 ， 本 来 是 为 了 把 这 两 位 同伴 支 走 。 及 至 没 
有 人 了 ， 他 真 的 觉得 全 身 都 非常 酸痛 疫 乏 。 头 天 晚上 他 几乎 一 
夜 不 曾 合 眼 ， 现 在 一 倒 上 床 ， 马 上 就 沉沉 地 进入 了 梦乡 。 


یں بر 


他 沉沉 熟睡 了 好 几 个 钟头 。 他 梦 见 自己 还 在 决斗 ， 这 次 对 
手 是 克 律 伯 先 生 ， 邦 塔 列 沃 勒 变 成 了 一 只 鹦 菠 ， 站 在 一 棵 棕 树 
上 ， 用 浓重 的 鼻音 不 住地 叫 : 

Bo 7 声音 非常 之 响 。 他 上 陷 开 有 眼‏ .3 ہا ,= منت ہہ 
睛 ， 抬 起 头 来 …… 有 人 在 敲 门 。‏ 

“进来 |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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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来 的 是 茶 房 ， 茶 房 报告 说 ， 一 位 女士 急于 见 他 。 

“ 吉 玛 ! ”他 马上 想到 她 …… 然 而 ， 并 不 是 吉 玛 ， 却 是 圭 
玛 的 母亲 列 诺尔 太 大 。 

她 刚 一 进门 ， 就 倒 在 一 把 椅子 上 里 了 起 来 。 

“您 怎么 啦 ， 亲 爱 的 洛 色 里 太太 ? ” 萨 宁 在 她 身 旁 坐 下 
来 ， 温 和 亲切 地 抚摸 着 她 的 手 问 ，“ 出 了 什么 事 ? 冷静 一 点 
吧 ， 我 求 求 您 ! ” 

“ 啊 ! 德 米 特 里 先生 ， 我 真 不 尝 呀 ， 太 不 过 了 ! ” 

“发 生 了 什么 不 幸 的 事 ? ” 

“Wl! KESET! 谁 能 想得到 ? 突然 一 下， 就 像 晴天 霹 


“她 几乎 喘 不 过 气 来 。 

“为 了 什么 事 呢 ?告诉 我 吧 ， 要 不 要 喝 一 杯 水 ? ” 

不用， 谢谢 您 。” 列 诺尔 太太 用 手帕 拱 了 拱 眼 睛 》 哭 得 
BRET, “BARAT, RABAT! ” 

“您 说 什么 ? 一 一 都 知道 什么 了 ? ” 

“今天 发 生 的 一 切 ! 原因 一 -我 也 知道 。 您 是 见义勇为 ， 
可 是 目前 这 情形 实在 太 叫 人 难过 了 。 我 早 就 觉得 这 次 游 案 登 不 
会 有 好 结果 ， 我 反对 你 们 去 是 有 道理 的 ，…… 有 道理 的 呀 ! ۳ 
(其 实 郊游 的 那天 列 诺尔 太太 根本 没有 表示 过 反对 ， 可 是 现在 
她 又 党 得 她 早 就 预料 到 了 一 切 。) “我 来 找 您 是 因为 您 品德 高 
尚 ， 够 朋友 ， 虽 然 我 认识 您 只 有 五 天 …… 我 是 个 寡妇 ， 这 您 是 
知道 的 。 孤 孤单 单 活 在 世界 上 …… 我 的 女儿 ……” 

“我 的 女儿 一 一 吉 玛 ……” 列 诺尔 太太 说 这 句 话 的 时 候 ， 
۲۱ PRESET HKH کر‎ ER, کک کال‎ He “> 
FE AS a OS A ک7‎ A 70 نا‎ SOR Ys ۱٥ 174-20 2 2 لا‎ 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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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 seme و‎ Tt .-- SS 

“虽然 不 能 说 这 是 件 丢 人 的 事情 ，” 列 诺尔 太太 继续 往 下 
说 ，“ 可 是 ， 谁 听 说 过 一 个 姑娘 不 肯 和 她 的 未 婚 夫 结婚 呢 ? 这 
会 毁 了 我 们 的 ， 德 米 特 里 先生 ! ” 列 诺尔 太太 使 劲 把 她 的 手帕 
紧 紫 地 团 成 一 个 小 球 ， 好 像 打 算 把 她 所 有 的 痛苦 都 包 藏 起 来 。 
“我 们 不 能 再 靠 铺子 的 收入 过 活 了 ， 德 米 特 里 先生 ! 克 律 伯 先 
生 很 有 钱 ， 还 会 越 来 越 有 钱 ， 为 什么 要 跟 他 病 翻 呢 ? 就 因为 他 
没有 站 出 来 保护 他 的 未 婚 妻 吗 ? 喇 -一 一 在 这 一 -点 上 ， 他 是 表现 
得 不 大 好 的 。 可 是 ， 他 毕竟 是 个 平民 百姓 ， 没 有 受过 大 学 教 
育 。 青 说 ， 像 他 这 样 一 个 有 地 位 的 商人 对 于 那些 微不足道 的 小 
军官 的 胡闹 ， 确 实 也 可 以 完全 置之不理 。 难 道 这 是 什么 了 不 起 
的 侮辱 吗 ， 德 米 特 里 先生 ? ” 


“ 列 诺尔 太太 ， 看 来 您 是 在 责备 我 ……? 

“我 毫 无 责备 您 的 意思 ， 您 又 不同 了 -一 -您 和 所 有 的 俄国 
人 人 一样， 是 个 军人 Sines دو‎ 

“对 不 起 ， 我 并 不 是 ……” 


“您 是 个 外 国人 ， 一 个 在 国外 旅行 的 人 ， 我 很 感谢 您 。” 
列 诺尔 太太 不 昕 萨 守 的 ， 继 续 往 下 说 着 。 她 气喘 吁 叶 ， 两 手 捧 
开 ， 提 拢 ， 然 后 又 展开 手帕 拧 鼻 涕 。 只 消 看 见 她 发 泄 翡 误 的 那 
副 样 子 ， 就 可 以 判定 她 不 是 在 北方 生长 的 。 

“要 是 克 律 伯 先 生 跟 他 的 主 顾 们 决斗 起 来 ， 他 还 怎么 能 站 
在 柜台 里 做 生意 呢 ? 真 是 从 来 没有 昕 说 过 ! 现 在 还 楼 由 我 去 回绝 
他 ， 今 后 我 们 靠 什么 生活 呢 ? 从 前 只 有 我 们 一 家 能 做 蛋白 众 粒 
和 阿 月 浑 子 仁 的 糖果 ， 大 家 都 争 着 来 买 ， 如 今 人 人 都 在 做 蛋 自 
松 糕 啦 ! 想 想 看 吧 -一 - 城 里 的 那些 人 会 把 您 决斗 的 事 拿 来 说 闲 
ie RAMEE. EFE BR N TEN, W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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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i 一 件 丑 事 ! 吉 玛 是 个 好 姑娘 ， 她 很 孝顺 ， 不 过 她 是 个 固执 
的 共和 派 ， 不 把 人 家 的 议论 放 在 心 上 。 只 有 您 能 够 说 服 她 。” 

TRIM TS “我 吗 ， 列 诺尔 太太 ? ” 

“是 啊 ， 您 …… 只 有 您 。 就 是 因为 这 个 我 才 来 找 您 的 一 一 
我 再 也 没有 别 的 办 法 了 。 您 有 才学 ， 心 地 善良 ， 您 挺身 站 出 来 
维护 过 她 ， 她 一 定 会 听 您 的 话 一 一 您 为 了 她 冒 过 生命 的 危险 。 
您 能 说 服 她 -一 我 如 经 什么 办 法 都 用 尽 了 一 一 应 该 让 她 明白 ， 
她 会 毁 了 她 自己 ， 也 毁 了 我 们 大 家 。 您 救 过 我 的 儿子 ， 现 在 请 
您 救 救 我 的 女儿 吧 ! 是 上 帝 把 您 派 到 这 儿 来 的 …… 我 要 网 着 来 

列 诺尔 太太 从 椅子 上 站 起 身 来 ， 好 似 要 扑 到 萨 宁 的 脚下 去 





“ 列 诺尔 太太 ， 我 的 天 ， 您 要 做 什么 ? ? 

她 紧 紧 搬 住 了 他 的 手 ，“ 您 答应 了 吧 ? ” 

“ 列 诺尔 太太 ， 请 您 想 想 看 一 一 我 怎么 能 够 呢 ?…… m 

“您 答应 了 我 吧 ? 要 是 您 不 打算 马上 让 我 死 在 您 面前 的 

话 ! ” رن‎ ۱ 

萨 宁 手足 无 措 了 。 他 这 是 生平 第 一 遭 和 暴 烈 的 意大利 脾气 
“我 愿意 按 您 的 愿望 去 做 。” 他 大 声 说 道 ，“ 我 去 和 吉 玛 


列 诺尔 太太 高 兴 得 叫 了 起 来 。 

“不 过 ， 我 确实 不 知道 结果 会 怎么 样 ……” 

. “ 哦 ， 不 要 推荐 ， 不 要 推荐 吧 ! ” 列 诺尔 太太 县 求 道 ， 
“您 已 经 答应 了 ! 我 相信 事情 一 定 会 有 好 结果 的 。 我 是 一 点 办 
法 也 没有 了 。 她 总 是 不 听 我 的 话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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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她 是 不 是 明确 地 告诉 过 您 ， 她 不 原意 和 克 律 伯 先 生 结 婚 
TY? ” 萨 宁 沉默 了 一 会 儿 问 。 

“她 斩钉截铁 地 拒绝 了 。 她 跟 她 父亲 基 约 瓦 尼 ， 书 底 士 塔 
的 脾气 一 模 一 样 ， 说 一 不 二 。” 

“说 一 不 二 ? 吉 玛 ? ” 萨 宁 缓 缓 地 一 再 问 道 。 

“是 蚜 …… 是 呀 …… 不 过 她 也 是 个 天 使 。 她 会 听 您 的 话 
的 。 您 上 我 们 家 去 吧 一 一 快 去 ， 这 就 去 吧 ? 哦 ， 我 亲爱 的 俄国 
朋友 ! ”说 到 这 里 ， 列 诺尔 太太 骤然 从 椅子 上 站 起 身 来 ， 激 动 
地 搂 住 坐 在 她 面前 的 萨 宁 的 脖子 。“ 请 接受 一 个 母亲 的 祝福 吧 
一 一 给 我 一 杯 水 ! ” 

萨 宁 给 洛 色 里 太太 倒 了 一 杯 水 ， 向 她 保证 一 定 马 上 就 去 ， 
把 她 送 到 楼 下 出 了 旅馆 的 大 门 ， 然 后 回 到 自己 的 房间 里 ， 两 手 
交 握 ， 眼 睛 用 得 大 大 的 ， 心 中 万 感 交 集 ! 

“真有 意思 。?” 他 想 道 ，“ 生 活 的 轮子 又 转 了 一 圈 ， 它 转 
得 这 么 快 ， 转 得 我 党 头 转 回 。” 他 不 愿意 细 想 ， 不 打算 仔细 付 
度 自己 心里 发 生 了 什么 样 的 变化 。 他 觉得 一 切 都 发 了 狂 。“ 她 
真是 说 一 不 二 吗 ? 她 妈妈 亲口 这 样 说 的 …… 还 要 我 去 劝 她 …… 
劝 她 ! 我 能 给 她 什么 样 的 劝告 呢 ? ” 

萨 宁 的 头 真 的 举 起 来 了 。 各 种 各 样 的 感觉 、 印 象 、 模 模糊 
和 糊 的 念头 都 旋风 般 在 打转 ， 而 在 这 一 切 之 上 浮现 出 吉 玛 的 形象 
-一 -在 那个 燥热 的 不 时 掠 过 内 电 的 夜晚 ， 在 星光 下 的 那个 黑暗 
窗户 里 的 吉 玛 的 形象 ,早已 经 不 可 磨灭 地 刻印 在 他 的 脑海 里 了 。 


二 十 四 


萨 宁 迈 着 迟疑 的 步子 走 近 洛 色 里 太太 的 住宅 。 他 的 心 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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跳 ， 他 能 够 清 清楚 楚 地 感觉 到 它 在 胸膛 里 跳动 。 他 应 该 跟 古 玛 
说 些 什么 呢 ? 怎么 跟 她 说 呢 ? 他 绕 过 前 面 的 店铺 ， 从 后 门 进 了 
屋子 。 他 在 那 小 小 的 外 屋 里 遇 到 了 列 诺尔 太太 。 她 见 了 他 显得 
很 高 兴 ， 但 又 有 些 偶 促 不 安 。 

“我 - 站 在 等 您 。” 她 放 低 了 声音 说 道 ， 两 只 手 轮 流 所 了 
担 他 的 手 ，“ 她 在 花园 里 ， 您 去 吧 ! 要 知道 -一 -我 就 指望 您 
و‎ \ 

BET ERE J HEH o 

RK E, IEMA KT EREN‏ راز رلک7 ضا کل 
A RO‏ تلع ET REI BE — a.‏ 
MAE‏ کا اد ھ HEEE EY RE, HIRE‏ تانب 1 994 TF“‏ 
TH, BH RAL EW RHF HUD Ems RHE‏ 
یی ۰ 627۳/8/6 ہت SMA TA SMH,‏ 
永 不 休止 的 单调 的 咕 咕 声 。‏ 

吉 玛 戴 着 游 索 登 那 天 戴 的 那 顶 大 草帽 。 她 从 低 垂 的 帽 沿 底 
下 将 了 他 一 眼 ， 然 后 又 埋 下 头 去 ， 在 篮子 里 挑 拣 着 。 
“” 艾 宁 一 步 慢 似 一 步 地 挨 向 前 去 ， 然 后 …… 然 后 …… 他 找 不 
到 话说 ， 只 好 问 她 为 什么 要 挑 拣 机 桃 。 311 

吉 玛 过 了 一 会 儿 才 回答 他 。 

“那些 一 一 熟 透 了 的 一 一 ”她 终于 开 了 口 ，“ 用 来 做 果 
Ws 这 一 些 呢 ， 是 做 小 点 心 用 的 。 就 是 我 们 卖 的 那 种 圆 圆 的 带 
糖 皮 的 小 点 心 。” 

说 着 ， 尘 玛 的 头 越 埋 越 深 ， 她 的 右手 停留 在 篮子 和 盘子 之 
HIRST, HAE Hi ۲ 0 

“4 我 在 您 身边 坐 一 会 儿 好 吗 ? ” 

“好 的 。” 吉 玛 稍微 整理 了 一 下 衣服 ， 给 他 腾 出 地 方 来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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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am. YEA, 7 HIER, FESR کہ‎ th — ie 
ZH ه‎ ۱ ۱ 
《您 今天 眼 人 家 决斗 了 ，?” 她 兴奋 地 把 她 那 美丽 的 脸 儿 转 
过 来 对 着 他 ， 双 闫 越 来 越 红 ， 了 眼睛 里 闪烁 着 深 深 的 感激 之 情 ， 
“您 真 沉 得 住 气 ， 简 直 不 把 危险 放 在 心 上 。” 
رز‎ ۲2۱ 我 根本 就 没有 遇 到 什么 危险 ， 事 情 解 决 得 很 
顺利 ， 很 圆满 。” ۱ 

TL KIRE —F‏ اتا AEM‏ وا گل( زا FH‏ لب بر 
意大利 式 的 动作 ……‏ 

“不 ， 请 您 不 要 这 么 说 ， 邦 塔 列 沃 勒 把 一 切 都 告诉 我 
Tat, ۱ 

“ 那 您 就 相信 了 他 ? 他 大 概 又 把 我 比 作 唐 。 瑛 骑士 的 塑像 
Tm 5 

“他 用 的 形容 词 是 有 些 可 笑 的 。 但 是 ， 他 的 情感 却 和 您 仿 


天 的 行为 一 样 高 尚 。 这 一 切 都 是 为 了 我 …… 为 了 我 的 原故 …… 
RIL ۸۳2 IC. ” ۱ 
“我 老实 告诉 您 ， 吉 玛 小 姐 ……” 


”我 是 永 所 不 会 忘记 的 。” 她 又 重复 了 一 遍 ， 目 不 转 睛 地 
凝视 了 他 一 会 儿 ， 然 后 把 头 掉 开 了 去 。 他 这 时 正好 可 以 清晰 地 
نز زا کر‎ 712 BEA. A IRM, BORER 
见 所 未 见 ， 他 此 时 此 刻 的 心情 也 是 从 来 没有 经 验 过 的 。 他 的 灵 
魂 仿佛 在 燃烧 了 .。 

他 猛然 想起 一 件 事 ， 还 有 应 多 别 人 的 事 呢 ! 


《 吉 玛 小 姐 ……?2 AAT وت مت‎ AFIS. 
“E و‎ ” 


HRB. Mh FRR (8‏ ۱5 لت RIKE‏ ن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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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AR BEBE, SR کر‎ ۳ 21 OP OR AB 
جوم سیر یتس لت اہو دوگ ید‎ 
“您 母亲 有 没有 对 您 说 …… هه‎ 
0 ” 
RFR 2 
吉 玛 一 下 子 把 她 刚才 从 篮子 里 挑 出 来 的 熟 樱 桃 又 扔 了 回 


“她 和 您 谈 过 了 ? ”这 回 轮 到 她 来 发 间 了 。 

Bi, ” 

“她 对 您 说 了 些 什么 ? ” 

“她 告诉 我 ， 您 …… 您 忽然 改变 了 …… 您 以 前 的 打算 。” 
کر با زجب‎ ۳ 2 T, HE DHS J FADER KENE لباز‎ E 
看 得 见 的 ， 只 有 她 那 纤 细 和 柔软 的 花枝 般 的 脖子 。 ۱ 
“我 的 打算 ， 什 么 打算 ? ” ۱ 

“您 的 …… 关 于 您 的 今后 生活 安排 的 打算 。” 

“您 指 的 …… 您 指 的 是 克 律 伯 先 生 ? ” 

“是 的 。” ۱ 

“妈妈 是 不 是 对 您 讲 了 ,我 不 愿意 做 克 律 伯 先 生 的 妻 


了 


w 


TT 
《是 的 。 وو‎ 
و 7 زاو با‎ RFE, WAL ALR BK 
一 直 滚 到 小 径 上 去 了 。 过 了 一 分 钟 ， 又 是 一 分 钟 ……. 
“她 为 什么 要 跟 您 提 这 个 呢 ? ”终于 传 来 了 吉 玛 低 低 的 声 


了 萨 宁 还 是 只 看 得 见 吉 玛 的 脖子 ， 她 的 胸 且 比 平日 起 伏 得 更 
快 了 。 
72 





% 为 什么 要 眼 我 提 这 个 ? …… 您 的 母亲 认为 ， 既 然 您 和 我 
这 么 快 就 做 了 朋友 ， 可 以 这 样 说 吧 ， 朋 友 ， 既然 您 对 我 多 少 有 
些 信任 ， 您 母亲 因而 就 觉得 我 可 以 给 您 一 点 有 益 的 劝告 -一 而 
且 您 也 会 听取 我 的 劝告 。” 

吉 玛 的 双手 慢 慢 落 到 了 膝 头 上 …… 她 的 手指 整理 着 她 衣服 
的 皱 福 。 ۱ ین ده‎ 
“您 准备 怎么 劝告 我 呢 ， 德 米 特 里 先生 ? ”她 在 短暂 的 沉 
默 之 后 问 。 

萨 宁 看 得 出 吉 玛 的 手 在 膝 头 上 发 拌 ，…… 她 整理 衣服 的 争 
初 是 为 了 掩盖 手 的 颤 拌 。 他 轻 轻 地 握 住 了 这 双 苍 白 发 拌 的 手 。 

“ 吉 玛 ，” 他 问 道 ，“ 您 为 什么 不 肯 看 我 一 眼 ? ” 

她 突然 把 帽子 甩 到 脑 后 ， 定 睛 凝视 他 ， 眼 神 依然 和 先前 一 
样 充满 了 信任 与 感激 之 情 。 她 是 在 等 他 开口 …… 可 是 一 照 面 他 
就 心慌 意 乱 ， 目 眩 神 播 了 。 热 烘 烘 的 夕阳 余辉 照 亮 了 她 那 年 轻 
的 面孔 ， 脸 上 的 表情 比 太阳 的 光芒 还 显得 更 艳丽 灿烂 。 

“我 会 接受 您 的 忠告 的 ， 德 米 特 里 先生 ，” 她 微微 一 笑 ， 
轻 轻 地 扬 了 扬 眉 毛 ，“ 您 打算 怎样 劝告 我 呢 ? ” 

“怎样 劝告 您 ? ” 萨 宁 又 重复 了 一 句 ，“ 您 只， 您 的 母亲 
认为 ， 您 只 不 过 是 因为 前 天 克 律 伯 先 生 没有 表 现 出 特别 的 勇 
气 ， 就 拒绝 了 他 ……” ۱ 

“仅仅 为 了 这 个 吗 ? 2” 吉 玛 低 声 问 道 ， 她 俯 身 拾 起 篮子 ， 
放 在 身 旁 的 合子 上 。 

“…… 一 般 说 来 …… 您 拒绝 他 是 轻率 的 ， 在 作出 这 样 的 决 
定之 前 ， 应 当 仔细 考虑 一 下 它 的 后 果 ， 再 说 ， 您 们 买卖 的 境况 
使 得 您 们 家 每 一 个 成 员 都 有 一 定 的 义务 去 ……” 

“所 有 这 些 全 都 是 妈妈 的 想法 ，” 吉 玛 打 断 了 他 的 话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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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NER‏ بش س چس 
AREWE? ”‏ 

“我 ? ” 萨 宁 沉默 不 语 了 。 他 觉得 有 什么 东西 堵 住 了 他 的 
咽喉 ， 使 他 呼吸 困难 。“ 我 …… 也 党 得 ……?” 他 很 费劲 地 说 。 

吉 玛 挺 了 挺身 子 ，“ 您 …… 您 也 -- 样 ? ” 

“是 的 …… 我 的 意思 是 说 ……? 萨 宁 确实 - -个 字 也 说 不 出 
来 了 。 

“ 那 好 ，” 寺 玛 说 ，“ 要 是 您 作为 一 个 朋友 ， 劝 我 改变 我 
的 决定 …… 那 就 是 说 ， 劝 我 不 要 改变 我 以 前 的 决定 -一 - 那 我 是 
会 考虑 您 的 意见 的 ……2 DREHER HU راغ سر جک لد‎ HE BK 
IT Hl... “妈妈 希望 我 听从 您 的 劝告 …… 好 吧 ， 也 许 我 真 


“不 过 , 吉 玛 小 姐 , 我 很 想 知 道 您 为 了 什么 原因 想 要 ……” 

CP REN RENE, 7 FHF ور کر لہ‎ KBE, WH 
白 ， 用 力 咬 着 下 嘴唇 ，“ 您 为 我 做 了 那么 多 事情 ， 我 应 当 听 从 
您 ， 我 应 当 满 足 您 的 要 求 。 我 会 告诉 妈妈 -一 -让 我 再 考 Be 
虑 。 噶 ， 那 不 是 她 来 了 女 ! > . 

列 诺尔 太太 出 现在 通 花 园 的 屋子 门口 。 她 坐立不安 ， 已 经 
等 得 不 耐烦 了 。 萨 宁 和 吉 玛 才 不 过 说 了 一 刻 钟 的 话 ， 河 是 按照 
她 的 估计 ， 萨 宁 应 该 早 就 把 他 该 对 吉 玛 说 的 话说 完了 。 

“ 哦 ， 别 ， 别 ， 别 ， 看 在 上 帝 的 份 上 ， 先 别 告 诉 她 ， 什 么 


也 别 说 ! ” 萨 宁 仿 佛 害怕 起 来 ， 急 忙 层 求 她 道 ，“ 等 一 等 …… 
会 告诉 您 的 ， 我 会 给 您 写 信 …… 先 别 忙 作出 决定 …… 等 一 等 
ہا‎ ۱ ۱ ۱ ۳ 


(hie TRGB, METER, پر 2۲25 ز2 3ڑ 7ر‎ 
iT RH br A IFES 201.01 تا‎ HAI, و۳ 8 ظا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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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HE AEA AHA, BEART. 

es ae 

ERR, Fi 3 
مب و‎ rhs eked: aie 
妈 ， 请 您 再 等 一 等 ， 等 一 小 会 此， 等 到 明天 ， 好 不 好 ? 不 到 明 
Ks 什么 也 别 说 ss [al Coes. 77 
۱ ` XR, EEE CUHER, MM ٠٤ 
FERRE ملف 77 1 7ر7 75 287(7 آ3 05 کٹ‎ FER EMEKA جا‎ 
KHK, KM FRR Ro 

“你 怎么 了 ? ”她 问 ，“ 你 是 从 来 不 爱 哭 的 ， 一 一 怎么 突 


“没有 什么 ， 妈 妈 ， 没 有 什么 。 请 你 等 一 等 ， 我 俩 都 得 
等 。 不 到 明天 ， 什 么 也 别 问 我 一 一 趁 着 太阳 还 没有 下 山 ， 赶 快 
把 这 些 樱桃 挑 完 吧 ! 7 ۱ 

“这 下 你 该 讲 讲 道理 了 吧 ! ” 

“ 哦 ， 我 很 讲 道理 ! ” 吉 玛 满 含 深 情 地 点 了 点 头 。 她 捏 起 
一 小 撮 樱 桃 ， 举 得 比 她 那 通 红 的 脸 儿 还 要 高 。 她 没有 把 眼泪 控 
去 ， 而 是 让 泪水 干 在 脸 上 了 。 


= 


” 萨 宁 几乎 是 一 路 小 跑 地 回 到 了 旅馆 。 他 觉得 只 有 E 到 富 
所 ， 独 自 一 人 认真 考虑 一 番 ， 才 能 把 心中 的 一 团 浑 沌 谢 析 个 清 
楚 。 于 是 ， 他 一 回 到 屋 里 ， 就 在 写字 台 前 坐 下 ， 把 两 肘 支 在 桌 
子 上 ， 双 手 蒙 住 脸 ， 用 深沉 痛苦 的 声音 叫 了 起 来 : “我 爱 她 ， 
我 疯狂 地 爱 她 ! ”他 的 心 在 燃烧 ， 仿 佛 是 一 块 白 热 的 炽 类 ， 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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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覆 盖 着 的 一 层 灰 煤 忽 然 被 吹 开 了 。 只 不 过 是 一 转眼 的 工夫 ， 
他 已 经 无 法 想象 自己 怎么 能 坐 在 她 的 身边 《她 的 身边 ! J), ۶ 
她 谈心 ， 而 没有 意识 到 他 爱 她 已 经 到 了 疯狂 的 程度 。 他 准备 像 
年 青 人 说 的 那样 ，“ 去 死 在 她 的 脚 边 。” 花园 里 的 这 次 见面 决 
定 了 一 切 。 现 在 他 每 想起 她 来 ， 出 现在 他 脑海 中 的 ， 已 经 不 是 
星光 下 头发 纷 披 的 少女 一 一 而 是 坐 在 合子 上 ， 突 然 一 下 子 把 幅 
子 忆 到 脑 后 ， 用 无 限 信任 的 眼光 凝视 着 他 的 形象 …… 他 心中 充 
满 了 爱 的 激情 ， 他 渴望 爱情 。 他 想起 了 两 天 来 一 直 放 在 他 口袋 
里 的 玫瑰 ， 拿 出 来 狂热 地 紧 紧 贴 在 嘴唇 上 ， 玫 瑰 的 刺 刺 痛 了 
他 。 他 现在 已 经 失去 了 理智 ， 不 愿意 再 去 思考 、 盘 算 或 者 设想 
今后 的 一 切 。 他 抛 却 了 过 去 ， 奋 不 顾 身 地 奔 向 未 来 。 他 断然 诀 
别 了 年 轻 人 孤单 沉闷 的 生活 ， 投 身 于 快乐 的 浪花 飞溅 的 洪流 ， 
丝毫 不 考虑 激流 会 把 他 冲 向 那里 ， 也 不 顾 脆 弱 的 小 衣 是 否 会 在 
礁石 上 撞 个 粉碎 。 这 已 经 不 是 他 近来 常常 沉 洒 在 其 中 的 那 种 乌 
朗 的 短歌 里 的 静水 ，…… 这 是 无 法 驾驭 不 可 抗拒 的 狂澜 ， 它 们 
测 涌 澎 涛 ， 势 如 排山倒海 ， 把 他 席卷 了 进去 。 

他 取 来 一 张 纸 ， 一 笔 到 底 ， 一 个 字 也 无 须 涂改 ， 就 写 了 以 
下 的 信 : 





亲爱 的 吉 玛 ， 

您 已 经 知道 了 我 受 人 之 托 向 您 进 忠 告 ， 您 也 知道 了 您 
母亲 的 愿望 和 她 要 求 我 做 的 事情 一 一 但 是 您 还 不 知道 我 急 
欲 告诉 您 的 是 ， 我 爱 您 ， 我 以 我 初恋 的 心 AN 全 意 热爱 
您 。 爱 情 的 火焰 突然 在 我 心中 燃烧 起 来 ， 力 量 之 大 ， 使 我 
找 不 到 恰当 的 语言 来 加 以 形容 。 在 您 的 母亲 跑 来 要 求 我 和 
您 谈话 时 ， 这 爱情 之 火 还 只 是 压抑 在 心底 的 ， 否则， 作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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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个 诚实 的 人 ， 我 可 能 会 拒绝 承受 她 赋予 我 的 使 命 …… 现 
在 我 向 您 吐露 的 真情 也 是 一 个 诚 灾 人 的 真心 话 。 应 该 让 您 
了 和 解 我 的 一 切 ; 我 们 之 间 不 容许 有 误解 。 您 看 ， 我 不 愿意 
给 您 任何 劝告 …… 我 爱 您 ， 爱 您 ， 爱 您 我 的 脑子 里 
和 心里 除 此 以 外 ， 就 什么 也 没有 了 。 





德 。 萨 宁 


萨 宁 折 好 信 ， 把 它 封 好 。 起 先 他 想 按 铃 叫 茶 房 ， 差 他 送 去 
ہت‎ 不 ， 那 不 好 。…… 让 爱 弥 儿 送 去 ? …… 可 是 要 跑 到 店 里 ， 
当 着 许多 店员 把 他 叫 出 来 ， 也 很 不 方便 …… 再 说 ， 天 色 已 经 晚 
了 ， 说 不 定 他 早 就 离开 了 铺子 。 萨 宁 一 面 这 么 想 着 ， 一 面 戴 上 
贝子， 走出 了 门 。 他 转 了 一 个 弯 ， 又 转 了 一 个 弯 ， 呀 ， 真 叫 人 
离 兴 ， 他 看 见 了 爱 弥 儿 ! 这 个 热心 的 年 轻 人 腋 FOR 2-۰2 جار‎ 
包 ， 手 里 拿 了 一 个 纸 包 ， 正 缴 忙 忙 往 家 里 赶 。 

“俗语 说 得 真 对 ， 恋 爱 着 的 人 都 有 份 运气 ! ” 萨 宁 想 着 ， 
叫 住 了 爱 弥 儿 。 

少年 转 过 身 ， 急 忙 向 他 跑 来 。 

萨 宁 不 等 他 表示 亲热 ， 就 连忙 把 信 塞 给 他 ， 人 告诉 他 应 该 交 
给 谁 ， 怎 样 交 …… 爱 弥 儿 注意 地 听 着 。 ۱ 

“不 能 让 别人 看 见 吧 ? ” 他 脸 上 的 表情 非常 严肃 认真 ， 仿 
佛 在 说 ，“ 这 是 怎么 回 事 ， 你 我 心中 都 有 数 。? 

“对 了 ， 我 亲爱 的 好 朋友 ……?” 萨 宁 有 点 难为 情 ， 轻 轻 拍 
了 拍 他 的 脸 ，“ 要 是 有 回信 的 话 …… 就 请 您 给 我 送 来 ， 好 不 
好 ? 我 在 家 里 等 着 。” ۱ 

“这 您 放心 好 了 ，?” 爱 弥 儿 高 高 兴 兴 压低 了 声音 说 着 ， 放 
FSF RA, —HAATAKAF ہر جات کر ہے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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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 SEB زر‎ aE, هر‎ a EU Ae وا‎ WFEX 
放 在 脑 后 ， 陶 醉 在 刚刚 觉醒 的 爱 的 激情 里 ， 这 种 激情 真是 难以 
描述 。 体 验 过 的 人 知道 它 那 温柔 甜蜜 的 滋味 ; 没有 体验 过 的 ， 
你 就 是 描绘 给 他 听 ， 他 也 体会 不 了 。 

门 升 了 ， 爱 弥 儿 的 头 伸 了 进来 …… 

“我 把 信 送 到 了 ，” 他 悄 声 说 道 ，“ 回 信 - 一 在 这 里 。” 

他 高 高 举 起 一 张 折 好 的 纸 条 ， 摇 晃 着 。 

院 宁 从 沙发 上 跳 起 来 ， 从 爱 弥 儿 手 里 抢 过 了 纸 条 。 他 热血 
沸腾 ， 顾 不 得 掩饰 ， 也 顾 不 得 礼貌 ， 连 她 的 亲 兄 弟 也 不 避讳 
J。 他 很 想 掩盖 真情 ， 控 制 自己 ， 但 是 已 经 做 不 到 了 。 

他 走 近 和 窗口， 就 着 屋 前 路 灯 的 微 光 ， 读 了 下 面 这 几 行 字 ， 


“我 请 您 ， 我 尽 求 您 -一 -明天 不 要 到 我 们 家 里 来 ， 不 
要 露面 。 我 需要 这 样 一 一 非常 需要 。 然 后 ， 一 切 就 都 会 得 
到 解决 。 我 相信 您 一 定 不 会 拒绝 我 的 要 求 ， 因 为 …… 


萨 宁 把 这 封 信 读 了 两 遍 一 -她 的 字迹 多 么 美丽 ， 多 么 动 
人 ! BRET RH, RHEE, SEMEL. ERLE 
于 表示 自己 是 个 懂事 的 少年 ， 脸 对 着 墙壁 ， 用 指甲 在 上面 控 
着 。 一 听 萨 宁 呼 唤 ， 他 马上 跑 了 过 来 。 
“还 要 我 做 什么 ? ” 

RRB, RAMA! 7 

“ 德 米 特 里 先生 ，?” 爱 弥 儿 用 恳求 的 声调 打 断 了 他 ，“ 为 
什么 您 对 我 不 称 “ 你 ， 呢 ? ” 

Be. REMY CRY LSB TMK) 听 着 ， 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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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朋友 ! 请 你 告诉 那 一 位 ， یه ی رتسب و‎ 
会 认真 照办 。 یرس چھ وس تا‎ 
至 于 你 …… 你 明天 打算 干什么 ? ” 

“我 ? 你 想 要 我 做 什么 呢 ? ” 

“要 是 可 能 的 话 ， 请 你 明天 一 -大 早 就 来 ， 我 们 - 起 到 法 
殉 福 郊外 去 走 走 ， 傍 晚 再 回来 ; 好 不 好 ? ” | 

爱 弥 儿 又 高 兴 得 蹦 了 起 来 。“ 我 有 什么 不 愿意 的 ? 好 极 
1 1 女 您 一 块 儿 去 走 走 一 一 真是 太 好 了 1 我 -- 定 来 。” 

“要 是 人 家 不 让 你 来 呢 ? 

“会 让 我 来 的 。” 

“ 听 厦 ， 于 万 别 告诉 …… 你 知道 我 指 的 是 谁 …… 别 说 我 请 
你 来 玩 一 天 。” 

“我 为 什么 要 去 说 呢 ? 我 会 拔 脚 就 走 ， 管 它 的 ! ” 

SK LPM HE YF WI BE a HUF To 

vest tae ee لاگ‎ 77۴٤ 
在 激动 人 心 的 甜蜜 的 柔情 里 ， 想 到 新 的 生活 即将 开始 ， 心 中 又 
是 快活 又 是 志 下 不 安 。 萨 宁 非 常 满 意 自已 想到 了 邀请 爱 弥 儿 第 
二 天 来 玩 一 天 。 他 很 像 他 的 姐姐 。 7 
他 心中 想 道 。 

一 想起 他 昨天 还 不 是 这 个 样子 ， 他 就 惊奇 不 已。 他 仿佛 
得 自己 有 生 以 来 一 直 就 爱 着 吉 玛 一 一 始终 像 今天 这 样 爱 她 。 


二 十 六 


”第 二 天 清晨 八 把， 爱 弥 儿 用 绳子 率 着 塔 尔 塔 立 亚 ， are 
宁 的 窜 所 。 即 使 是 地 道 的 德国 人 ， 也 不 能 比 他 更 准时 了 。 他 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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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果 撒 了 个 谎 ， 说 是 早饭 前 要 去 和 萨 宁 散 一 会 此 步 ， 过 后 便 径 
直 往 店 里 去 。 在 萨 宁 穿 衣服 的 时 候 ， 爱 弥 儿 犹 狐 丈 了 珍 地 谈 起 寺 
玛 ， 讲 到 她 和 克 律 伯 先 生 决裂 的 事情 ， 可 是 萨 宁 却 严肃 地 保持 
沉默 。 爱 弥 儿 竟 力 想 要 表示 他 懂得 这 件 事情 关系 重大 ， 不 能 随 
便 谈 论 ， 就 再 也 不 担 了 了， 努力 做 出 一 副 凝重 庄严 的 样子 。 

喝 过 咖啡 以 后 ， 两 位 朋友 便 出 发 向 豪 森 走 去 一 一 当然 是 步 
行 一 一 那 地 方 是 个 小 小 的 村 落 ， 离 法 兰 克 福 不 远 ， 周 围 都 是 森 
林 。 

۱۱۱ KAR AX EE I ME 27۴ JS. RAGE PHBA, ۱ رو‎ 
热 ， 但 不 灼 人 。 凉 风 在 绿叶 从 中 发 出 愉快 的 沙沙 声 。 天 空 高 处 
滚滚 的 白云 投下 了 一 小 块 一 小 块 的 阴影 ， 轻 柔 迅速 地 从 地 面 上 
掠 过 。 两 个 年 青 人 很 快 就 把 城市 远 远 地 抛 在 后 面 了 。 他 们 近 着 
大 步 ， 兴 高 彩 烈 地 在 平坦 的 维修 得 很 好 的 大 路 上 走 着 。 他 们 走 
进 树林 ， 漫 无 目的 地 走 了 好 半天 ， 然 后 在 村 内 小 酒馆 里 美美 地 
饱餐 一 顿 。 饭 后 仆 山 ， 赏 玩 风 景 ， 顺 着 山坡 深 石 子 玩 。 当 小 石 
子 像 免 子 一 样 非常 滑稽 地 蹦跳 着 滚 下 山 去 的 时 候 ， 他 们 高 兴 得 
拍 起 手 来 ， 直 到 山下 一 个 看 不 见 的 过 路 人 大 声 叫 骂 起 来 ， 他 们 
才 住 手 。 过 后 ， 他 们 在 又 紫 又 黄 的 干 昔 均 上 躺 了 一 会 儿 ， 又 到 
另 一 家 小 酒馆 去 喝 了 啤酒 。 随后 是 赛跑 ， 跳 远 。 他 们 发 现 一 处 
AAA, [ک 70 کر تر‎ MBI, LU Los 他 们 摔跤 ， 攀 折 
树枝 ， 摘 下 羊 齿 植物 来 编 成 环 ， 戴 在 帽子 上 一 一 甚至 还 BT 
舞 。 塔 尔 塔 立 亚 也 尽 它 的 所 能 参加 游戏 。 当 然 它 不 会 扔 石头， 
只 会 连 滚 带 跳 地 跟着 石头 跑 ， 两 个 年 青 人 唱歌 的 时 候 ， 它 就 在 
— MW; 它 还 会 喝 啤 酒 ， 当 然 看 起 来 它 并 不 喜欢 这 种 饮料 
-一 这 套 把 戏 是 它 从 前 的 主人 ， 一 个 大 学 生 教 给 它 的 。 它 不 大 
爱 听 爱 弥 儿 的 话 一 一 他 倒 底 不 是 它 的 主人 邦 塔 列 沃 勒 -一 -每 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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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 弥 儿 叫 它 “ 说 话 ” 或 者 “ 打 喷 喧 ” 的 时 候 ， 它 光 摇 播 尾 巴 ， 
把 舌头 卷 成 简 垂 着 。 

两 个 年 青 人 都 有 一 肚子 话 要 说 。 起 初 ， 萨 宁 因 为 年 龄 较 
长 ， 觉 得 应 该 发 点 议论 ， 便 就 宿命 论 、 人 类 的 命运 和 构成 这 命 
运 的 原因 谈 了 一 通 ， 但 话题 很 快 就 变 得 比较 轻松 了 。 爱 弥 儿 向 
他 的 朋友 兼 救命 因 人 提 了 许多 关于 俄国 的 问题 ， 问 他 俄国 人 怎 
么 决斗 ， 女 人 美 不 美 ， 俄 语 难 不 难 学 ， 以 及 当 那 个 军官 拿 枪 上 及 
准 他 的 时 候 ， 他 心里 有 什么 感 党 。 萨 宁 也 向 爱 弥 儿 打听 了 许多 
事情 ， 盘 问 他 的 父亲 、 和 母亲 和 家 里 的 情况 。 他 努力 避免 提 到 二 
玛 的 名 字 ， 可 是 心里 想 的 全 是 她 。 说 实在 的 ， 他 心里 想 的 也 不 
完全 是 她 ， 而 是 明天 ， 那 将 要 带 给 他 无 比 幸福 的 神秘 的 明天 。 
他 眼前 似乎 飘 拂 着 一 层 薄 而 轻 的 纱 一 一 纱 的 后 面 隐隐 约 约 出 现 
了 一 张 …… 凝 然 不 动 、 天 使 般 的 年 轻 的 脸 儿 ， 温 和 柔 地 笑 着 ， 故 
意 做 出 一 副 冷 者 冰箱 的 样子 ， 让 长 长 的 睫毛 低 垂 着 。 她 并 不 是 
吉 和 玛 ,而 是 幸福 的 化 身 。 时 候 一 到 ， 薄 纱 轻 轻 揭 起 , 层 儿 开 了 ， 
睫毛 抬 了 起 来 一 一 他 的 女神 垂青 于 他 了 一 一 于 是 一 切 都 变 得 像 
太阳 般 光 辉 各 烂 ， 无 穷 无 尽 的 快乐 与 幸福 来 到 了 。 他 每 想起 这 
个 时 刻 ， 想 起 明天 ， 他 那 颗 因 为 期 待 而 苦恼 得 几乎 停止 了 跳动 
的 心 ， 便 又 快乐 起 来 。 

这 期 符 ， 这 苦恼 ， 丝 毫 没 有 影响 他 玩 个 痛快 。 巧 念 时 刻 荣 
绕 着 他 ， 但 是 不 妨碍 他 ， 不 妨碍 他 和 爱 弥 儿 另 去 一 家 酒店 再 美 
美 地 饱餐 一 顿 。 一 个 念头 在 他 脑子 里 闪 过 ， 有 谁 能 够 预见 到 明 
AME? ! 不 过 他 的 悬 想 并 不 仿 碍 他 在 饭 后 和 爱 弥 儿 玩 跳 山 羊 的 
游戏 。 他 们 在 一 块 宽敞 的 青草 地 上 玩 ， 他 轻 捷 地 臂 开 双 腿 ， 乌 
儿 般 从 躬 着 身子 的 爱 弥 儿 背 上 飞 妈 过 去 ， 塔 尔 塔 立 亚 在 一 旁 狂 
رززز زا‎ 2۰۰۰۰ SR, HA URE ورد جر‎ et PE, ۱۳۶۸۱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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堪 ， 目 胜 口 呆 了 一 一 原来 是 他 昨天 的 敌手 冯 。 邓 何 夫 和 他 的 证 
入 汉 。 李 赫 特 先生 ! PUA BBR T — AHR BE, SEK ا‎ Hh وا‎ F 
他 们 …… 萨 宁 赶 紧 打住 ， 转 过 身 来 匆忙 穿 上 刚才 脱 下 的 上 衣 ， 
简短 地 向 爱 弥 儿 打 了 个 招呼 ， 爱 弥 儿 也 马上 穿 上 外 衣 ， 跟 他 一 
起 急忙 走 开 了 。 

他 们 很 晚 才 回 到 法 兰 克 福 。 

“我 回去 该 挨 骂 了 ，” 爱 弥 儿 回 萨 宁 告 别 时 说 ，“ 不 过 我 
不 在 乎 。 我 今天 玩 得 非常 、 非 常 痛快 。?” 

ETH, RAAB Ki. WAR fF 
在 法 兰 克 福 近郊 的 一 个 公园 里 见面 。 ۱ 

他 的 心 狂 跳 起 来 ! 他 严格 地 按照 她 的 意思 去 做 了 ， 这 点 他 
很 自信 。 哦 ! 伟大 的 上 帝 ， 这 不 可 思议 的 、 至 高 无 上 的 、 似 乎 
不 可 能 来 到 又 必 将 来 到 的 明天 会 带 来 些 什么 呢 ， 一 一 哪些 又 是 
实现 不 了 的 呢 ? 

他 反复 读 着 吉 玛 的 信 。 信 末 她 名 字 的 第 一 个 字 母 “G2” 拖 
了 一 个 长 长 的 优雅 的 尾巴 ， 这 个 尾巴 使 他 想起 了 她 的 手 和 纤 秀 
的 手指 …… 他 想起 他 的 嘴 层 还 从 来 没有 磁 过 这 只 手 …… 他 想 
道 ，“ 正 好 和 人 人们 的 议论 相反 ， 意 大 利 女人 是 非常 页 洁 端 庄 
的 …… 尤 其 是 吉 玛 。 她 真是 个 皇后 …… 仙 子 …… 纯 洁 凝 重 得 像 


在 不 很 遥远 的 将 来 ， 这 一 天 终 将 来 到 …… 这 天 夜里 ， 他 成 
了 法 兰 克 福 最 最 幸福 的 男子 …… 他 了 唾 着 了 ， 但 是 下 像 许 人 所 说 
AY; 
我 睡 了 …… 但 是 我 的 心 醒 着 。 
他 的 心 在 轻 轻 地 跳动 ， 好 像 夏 日 阳光 下 一 落花 上 ， 飞 蛾 的 
翅膀 在 微微 颤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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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رو سک 


BES خر‎ LAME و رد ای 7ر ماک ار کر وگ‎ 
信 中 指定 的 公园 里 那 座 小 凉亭 附近 徘徊 。 

这 是 个 人 宁静、 温暖 、 潮 湿 的 星 晨 。 有 时 看 起 来 像 是 在 下 
雨 ， 可 是 伸 出 手 去 ， 却 又 感觉 不 到 雨点 ， 当 你 抬 起 袖子 仔细 察 
0ھ"‎ 2 
了 。 没 有 风 ， 仿 佛 世 界 上 从 来 就 不 曾 有 过 风 ， 声响 无 法 乘 风 飞 
A, Cit RRES ST. WNP RNAS, SAE 
Be و‎ RE EE AER AE FA. 

街 上 的 铺子 还 没有 开门 ， 然 而 已 经 有 行路 的 人 了 。 时 而 听 
见 一 辆 马车 固 轿 驶 过 …… 公 园 里 一 个 游人 也 没有 。 一 个 园丁 丹 
洋洋 地 用 铁 铣 铲 着 地 面 ， 一 个 年 迈 的 穿 黑 布 斗篷 的 妇女 蹦 勋 着 
走 了 过 去 。 栈 宁 当 然 不 会 把 这 么 个 可 怜 的 老 女 人 错 看 成 吝 玛 ， 
然而 他 的 心 还 是 跳 了 一 跳 ， 目 送 这 个 黑 点 远 去 ， 直 到 看 不 见 
To ۱ 

萨 宁 站 住 了 。 难 道 她 不 来 了 吗 ? RAM, EPH TR 
哄 。 过 了 一 会 ， 他 又 打 了 个 寒 哄 ， 但 这 次 的 原因 却 截然 不 同 
—— fe SL 10910۳ ۲ ور‎ 
他 转 过 身 来 一 一 是 她 。 

吉 玛 跟随 他 沿 小 径 走 着。 她 披 了 一 0 
RE سی اتہر‎ ae TRAIN امو‎ 
过 他 ， 走 到 前 面 去 了 。 

“ 吉 玛 ，” 他 用 几乎 听 不 见 的 声音 轻 轻 叫 道 。 

她 轻 轻 点 了 一 下 头 ， 继 续 向 前 走 去 。 他 跟 在 后 面 ， 呼 吸 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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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 ， 两 条 腿 也 不 听 使 唤 了 。 

吉 玛 走 过 凉 亭 ， 转 向 右面 ， 又 走 过 一 个 小 小 的 很 浅 的 喷泉 
池子 ， 一 只 麻 省 孤单 单 在 里 面 洗 党 。 她 走 到 一 从 紫 丁 香 后 面 ， 
在 一 条 长 倒 上 坐 下 。 地 方 挺 舒 适 僻静 ， 不 引 人 注 目 。 萨 宁 傍 痢 
她 坐 下 。 

过 了 一 分 钟 ， 谁 也 不 开口 。 她 连 看 都 不 看 他 一 眼 。 他 呢 ， 
不 看 她 的 脸 ， 却 专心 致 志 地 看 她 那 交 又 握 着 的 两 只 手 ， 于 中 拿 
的 是 一 把 小 阳 伞 。 有 什么 可 说 的 ? 什么 言语 能 比 他 们 在 这 里 会 
和 面 的 事实 更 雄辩 呢 ? 他 俩 一 大 清早 就 在 这 里 相 会 ， 挨 得 那么 
近 ， 难 道 还 不 能 说 明 一 切 吗 ? 

“您 …… 没 有 生 我 的 气 吧 ? ” 萨 宁 终于 开口 了 。 

这 话说 得 再 春 不 过 ， 他 也 很 明白 这 一 点 ，…… 不 过 至 少 算 
是 打破 了 沉默 。 

“ 生 您 的 气 ? 2 她 问 ，“ 为 了 什么 呢 ? 没有 ， 我 没有 生 您 
的 气 。” 

“ 那 末 您 相信 我 吧 ? ”他 继续 问 道 。 

“您 指 的 是 您 信里 所 说 的 ? ” 

“是 的 。” 

吉 玛 低下 头 去 ， 没 有 回答 。 小 阳 伞 从 她 手 里 滑落 下 来 。 她 
急忙 把 它 抓 住 ， 没有 让 它 掉 到 地 上 。 

“ 啊 ， 相 信 我 吧 ! 相信 我 写 给 您 的 信 吧 ! 2 萨 宁 叫 了 起 
来 。 他 不 再 感到 闭 层 ， 热 情 地 说 起 话 来 。“ 假 如 世界 上 真有 神 
圣 的 、 无 可 辩 驶 的 真理 的 话 ， 那 就 是 我 爱 您 ， 我 热烈 地 爱 您 ， 
FE! 7 

Hy CRRA BT AR, ML TPA 

Hk MANRARD, 7” 7057-7 RR. H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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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 去 ， 却 不 敢 触 到 她 。“ 我 怎么 样 才能 使 您 相信 呢 ?” 

吉 玛 又 看 了 看 他 。 

“ 德 米 特 里 先生 ， 请 您 告诉 我 ，” 她 说 ， “前 天 您 来 劝 我 
的 时 候 一 一 您 还 不 知道 …… 您 并 没有 感觉 到 ……” ۱ 

“我 当然 感觉 到 了 ，” 萨 宁 急 切 地 打 断 了 她 ，“ 只 是 还 没 
有 懂得 它 的 意义 。 我 第 一 次 看 见 您 就 爱 上 您 了 ， 不 过 当时 还 不 
懂得 您 在 我 心 上 占 了 怎样 的 位 置 。 再 说 ， 我 知道 您 是 订 过 婚 的 
و‎ 至 于 您 母亲 赋予 我 的 使 命 ， 首 先 ， 我 根本 无 法 拒绝 她 ， 其 
次 ， 我 完成 使 命 的 态度 也 应 该 能 使 您 猜 出 ……” 

传 来 了 沉重 的 脚步 声 。 一 个 粗壮 的 男子 ， 大 约 是 个 外 国 
人 人， 肩负 着 旅行 袋 ， 从 丁香 树 后 面 走 了 出 来 。 他 很 不 客气 地 把 
合子 上 的 这 一 对 上 下 打量 了 一 番 ， 很 响 地 咳 了 一 声 就 走 掉 了 。 

“您 的 母亲 对 我 说 ,” 萨 宁 等 脚步 声 消失 了 ,接着 往 下 说 ， 
“您 要 是 拒绝 了 他， 会 影响 您 的 4 F CF BERR KT SE 
头 〉， 而 我 的 行为 在 一 定 程度 上 给 这 些 讨 厌 的 议论 提供 了 口 实 
رو‎ 因而 我 就 …… 有 一 定义 务 劝 您 不 要 和 您 的 未 婚 夫 克 律 伯 先 
EM Ro ۳ 

“TOK BS, 7 吉 玛 说 着 ， 用 手 慢 慢 掠 着 她 靠近 萨 宁 
这 面 的 头发 ，“ 请 您 不 要 再 把 克 律 伯 先 生 叫 作 我 的 未 婚 夫 …… 
我 不 会 作 他 的 妻子 了 ， 我 已 经 回绝 了 他 。” 

“回绝 了 他 ? 什么 时 候 ? ” 

BERE 

“是 当面 回绝 他 的 吗 ? ۳ 

“是 当面 ， 在 我 们 家 里 …… 他 来 看 过 我 们 。” 

“ 吉 玛 ! 这 么 说 您 是 爱 我 的 了 ? ” 

她 园 脸 朝 着 他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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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 这 样 ， 我 会 到 这 儿 来 吗 ? ”她 悄悄 地 说 着 ， 两 只 摊 开 
的 手 落 到 了 使 子 上 。 

萨 宁 拿 起 她 放 在 合子 上 的 软弱 无 力 的 手 ， 将 掌心 紧 紧 次 到 
自己 的 眼睛 上 、 嘴 居 上 …… 昨 天 一 直 在 他 眼前 飘 指 的 那 层 薄 纱 
WET, AULT, SRLS MENA, HA ۱ 

他 抬 起 头 来 ， 凝 目 细 看 吉 玛 。 她 也 略微 低下 了 头 瞧 他 。 她 
的 眼睛 透 过 低 垂 的 长 睫毛 ， 闪 烁 着 欢乐 的 泪花 。 她 不 是 在 微 
笑 ， 而 是 笑 开 了 花 ， 幸 福 至 至 地 笑 了 。 

他 想 把 她 揽 在 胸 前 ， 可 是 她 闪 开 了 。 她 仍旧 满面 是 笑 ， 向 
他 摇晃 着 脑袋 。 她 那 快乐 的 目光 仿佛 在 说 ， 等 一 等 。 

“mR, FH! ” 萨 宁 叫 了 起 来 ，“ 哪 里 想得到 你 〈 当 他 的 
嘴 第 一 次 说 出 “你 ”时 ， 他 的 心 真 像 竖琴 的 弦 一 般 额 动 了 〉 会 
BR?” ۱ 

“ 连 我 自己 也 没有 料 到 ，” 吉 玛 温柔 地 管道 。 

“我 本 来 具 打算 在 法 兰 克 福 呆 一 两 个 钟头 的 ，” 萨 宁 接 着 
说 ，“ 哪 里 想到 竟 在 这 里 找到 了 我 终身 的 幸福 。” 

“终身 的 幸福 吗 ? 你 说 这 话 是 当真 的 吗 ? ” 吉 玛 问 道 。 

“ 终 我 的 一 生 ， 永 远 ， 永 远 ! 7 萨 宁 热情 奔放 了 。 

园丁 的 铁 铣 铲 到 了 离 他 们 的 长 使 两 步 远 的 地 方 。 

“ 回 家 去 吧 ，” FRR, “RAK, KBR? ” 

那 时 倘若 她 对 他 说 ，“ 跳 到 海里 去 肥 一 一 你 愿意 吗 ? ”不 
待 她 的 话音 落地 ， 他 就 会 马上 纵身 投入 巨 澜 。 

他 们 一 同 走出 花园 ， 绕 过 闵 市 ， 取 道 近 郊 的 僻静 街道 走 回 
家 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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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P‏ سس 


萨 宁 在 吉 玛 身边 走 着 ， 有 时 稍微 靠 后 几 步 ， 眼 睛 一 刻 也 不 
肯 离 开 她 ， 笑 得 合 不 拢 嘴 。 她 虽然 走 得 很 快 ， 却 不 时 停 住 脚 
步 。 说 实在 的 ， 他 俩 都 好 像 是 在 做 梦 ， 由 于 大 激动 ， 他 的 脸 发 
白 ， 她 的 脸 通 红 。 刚 才 他 俩 心灵 交流 产生 的 影响 实在 是 太 新 
鲜 、 太 有 力 、 太 激动 人 心 了 ， 它 又 然 改 变 了 他 俩 的 整个 生命 ， 
变化 之 猛烈 ， 使 他 俩 都 把 持 不 住 了 。 他 们 只 党 得 自己 被 卷 进 了 
一 股 旋风 ， 就 像 那天 夜里 几乎 把 他 俩 推 入 相互 的 怀 里 的 那 阵 旋 
风 一 样 。 走 着 的 时 候 萨 宁 觉 得 他 是 在 用 新 的 眼光 端详 吉 玛 。 一 
忽 儿 的 工夫 ， 他 发 现 她 的 步 态 、 举 止 具有 他 过 去 没有 觉察 到 的 
独特 的 风度 ， 而 且 ， 我 的 上 帝 ， 她 的 步 态 举止 是 何等 可 爱 ， 何 
等 美妙 啊 ! 她 呢 ， 也 同样 感到 他 看 她 的 眼光 和 先前 不 一 样 了 。 

他 们 都 是 初恋 ， 初 恋 神 妙 的 激情 在 他 们 心中 葛 澜 ， 它 简直 
像 一 场 革命 。 生 活 中 单调 有 规律 的 秩序 ， 在 项 刻 间 就 被 打破 、 
被 挫 毁 了 。 青 春 登 上 了 街 又 ， 它 那 辉 煌 的 旗帜 在 空中 高 高球 
扬 ， 不 管 未 来 等 待 着 它 的 是 死亡 还 是 新 生 ， 它 都 以 极 大 的 热情 
张 开 怀抱 去 迎接 。 ۱ 

“ 那 是 谁 呀 ， 很 像 邦 塔 列 沃 勒 呢 ! رو رو‎ 
严实 实 的 人 问 道 。 那 人 急忙 溜 进 了 一 条 小 埠 ， 好 像 怕人 看 见 的 
样子 。 萨 宁 正 处 在 极度 的 幸福 中 ， 他 感到 需要 和 吉 玛 说 说 话 ， 
不 是 说 他 的 爱情 一 一 因为 那 是 神圣 的 ， 已 经 决定 了 的 一 一 他 想 
要 说 的 ， 是 一 些 完全 不 相干 的 事情 。 

“对 ， 就 是 邦 塔 列 沃 勒 ，” 吉 玛 兴 高 彩 烈 地 回答 说 ， “他 
可 能 是 来 帘 察 我 的 ， 昨 天 他 采 了 我 整整 一 天 …… 他 有 些 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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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 。” 

“他 有 些 怀疑 ! ” 萨 宁 很 愉快 地 跟着 说 。 吉 玛 所 说 的 每 一 
句 话 他 都 想 跟 着 说 。 

然后 他 要 求 她 把 昨天 的 详细 经 过 告诉 他 。 

她 立刻 齐 了 起 来 ， 讲 得 很 快 ， 有 些 杂 乱 ， 时 而 微笑 ， 时 而 
叹息 ， 时 而 用 清亮 的 眼睛 迅速 和 萨 宁 交换 一 下 眼光 。 她 对 他 
说 ， 前 天 他 走 了 以 后 ， 妈 妈 和 她 一 连 谈 了 三 个 钟头 ， 想 要 她 表 
示 一 个 明确 的 态度 ， 她 呢 ， 却 娶 求 过 一 天 再 作 决 定 。 列 诺尔 太 
太 急 得 要 发 疯 了 ， 她 坚持 过 一 天 再 作出 决定 是 非常 不 容易 的 ， 
后 来 ， 没 想到 克 律 伯 先 生 自 己 跑 到 家 里 来 了 ， 样 子 非常 高 做 、 
不 自然 。 他 对 于 这 位 陌生 的 俄国 人 不 可 锯 想 的 幼稚 行为 《他 指 
的 是 你 跟 人 决斗 的 事 ) 表示 了 极 大 的 愤怒 ， 说 这 有 损 他 死 律 介 
先生 的 名 声 〈 他 就 是 这 么 说 的 ) ， 所 以 今后 再 也 不 许 你 登门 。 
说 到 这 里 ， 吉 玛 维 妙 维 肖 地 学 起 那个 商人 的 声音 和 腔调 来 : 
““ 因 为 这 有 损 于 我 的 荣誉 ， 仿 佛 我 在 必要 的 时 候 连 上 自己 的 未 
婚 妻 都 保护 不 了 。 明 天 全 法 兰 克 福 的 人 都 会 知道 一 个 外 国人 为 
了 我 的 未 婚 妻 和 一 个 军官 决斗 一 一 人 家 会 怎么 说 呢 ! fii BE 
E 1 200 5 2۱ ” 想 想 看 吧 ， 妈 妈 也 这 样 讲 ! TER, RE 
截 了 当地 告诉 他 ， 他 再 也 用 不 着 为 他 的 琳 誉 和 人 格 操 心 了 ， 人 
家 议论 我 ， 也 丢 不 了 他 的 脸 ; 因为 我 已 经 不 是 他 的 未 婚 超 ， 也 
绝 不 会 作 他 的 妻子 了 ! 说 老实 话 ， 我 本 来 想 先 和 您 …… 先 和 你 
谈 一 谈 再 跟 他 决裂 ， 可 是 他 倒 先 跑 来 了 …… 我 没 能 控制 住 自 
Co WIKRE گا ا ۷ لا‎ RK, BO, MEARE RBA, FE 
他 的 戒指 拿 出 来 还 给 他 一 一 你 没 注 意 我 两 天 以 前 就 把 这 个 戒指 
0ڑ‎ Fok TIE? 他 气 极 了 。 不 过 ， 他 一 回 虚 荣 心 很 重 ， 又 高 傲 昌 
大 ， 没 多 说 什么 就 走 了 。 当 然 罗 ， 妈 妈 很 埋怨 我 ， 我 看 见 她 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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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伤心 ， 也 很 难过 ， 党 得 自己 太仓 促 了 一 点 。 不 过 你 看 ， 你 的 
信 很 快 就 来 了 ， 我 早 就 知道 ……” 

“知道 我 爱 你 ， 对 不 对 ? ” 萨 宁 揪 了 一 句 嘴 。 

“是 的 ， 我 知道 你 爱 我 ! ” 

吉 玛 继续 说 着 ， 有 时 忘记 了 话 头 。 每 当 有 人 走 过 就 突然 闭 
上 嘴 。 萨 宁 心 醉 神 迷 地 听 着 ， 就 像 他 昨天 欣赏 她 的 手笔 一 7 
仔细 品 度 着 她 声音 的 滋味 。 

4 妈妈 的 心情 很 不 好 ，” 吉 玛 一 口气 接连 不 断 地 说 下 去 ， 
“她 想 不 通 我 为 什么 那么 讨厌 克 律 伯 先 生 ， 我 当初 跟 他 订婚 并 
不 是 因为 我 爱 他 ， 而 是 因为 她 一 而 再 ， 再 而 三 地 忍 求 我 …… 她 
怀疑 您 …… 怀 疑 你 …… 坦 率 地 说 吧 ， 她 看 准 了 我 是 爱 你 的 ， 尤 
其 使 她 生气 的 是 ， 她 前 天 一 点 也 没 想到 这 一 层 ， 所 以 竟 托 你 来 
劝 我 …… 这 差事 真有 点 滑稽 ， 你 说 是 不 是 ?现在 她 说 你 是 个 阴 
险 狭 独 的 人 ， 事 负 了 她 的 信任 ， 她 还 说 你 会 欺骗 我 ……?” 

“那么 ， 吉 玛 ，” 陕 宁 岂 了 起 来 ，“ 你 为 什么 不 告诉 她 

“我 什么 也 没 告诉 她 ， 我 没 跟 你 商量 ,怎么 能 跟 她 说 
We? ” 

BE TRH TARAS ه‎ 

“ 言 玛 ， 我 硕 望 你 现在 就 把 一 切 都 告诉 她 ， 带 我 去 见 她 
۰ 我 要 向 你 妈妈 证 明 我 不 是 一 个 骗子 。” 

萨 宁 说 得 惊人 慨 激昂 ， 胸 且 急 剧 起 伏 。 

言 玛 有 陷 大 了 有 眼睛 瞧 他 ，“ 你 真 的 现在 就 愿意 跟 我 一 起 去 见 
妈妈 吗 ? 她 认为 …… 你 我 不 会 有 好 结果 的 -一 一 一 切 都 将 成 为 泡 
影 。” 

有 一 个 词 儿 已 经 到 了 吉 玛 的 嘴 边 ， 但 是 她 说 不 出 口 。 玄 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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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B EMRE, SRA POR ALI HK. 

“AERORR: WE تفت مناد مت‎ 
顶 幸 福 的 事 了 。 

他 的 爱 ， 他 高 尚 的 激情 和 他 的 勇气 越 来 越 高 涨 。 

吉 玛 听 了 他 的 话 ， 突 然 停 住 了 脚步 ， 然 后 又 以 更 快 的 步伐 
得 走 起 来 …… 仿 佛 这 个 幸福 太 意 外 了 ， 太 巨大 了 ， 她 一 时 经 受 
不 住 这 欢乐 ， 要 急忙 跑 开 。 

突然 ， 她 的 腿 发 软 了 。 在 相距 几 步 远 的 街 的 转角 处 ， 出 再 
了 交 律 伯 先 生 。 他 穿 了 一 件 新 大 衣 ， 戴 了 一 损 新 帽子 ， 非 常 托 
- 插 ， 头 发 着 得 像 一 只 卷 毛 狗 。 他 先 看 见 吉 玛 ， 后 看 匈 陕 宁 ， 一 
见 之 下 ， 心 里 很 不 高 兴 ， 他 把 他 那 体面 的 身 般 朝 后 仰 了 仰 ， 做 
出 一 副 神 气 十 足 的 样子 ， 朝 他 们 走 了 过 来 。 陛 宁 榜 了 一 下 ， 绢 
克 律 伯 先 生 脸 上 看 去 ， 克 律 伯 先 生 正 竭 力 装 出 一 副 轻 茂 力 至 怜 
避 与 惊讶 交织 的 神气 一 一 看 了 他 这 副 发 红 的 伦 俗 的 脸 ， 一 股 恐 
气 冲 上 了 萨 宁 的 心头 ， 于 是 他 大 步 跨 上 前 去 。 

吉 玛 镇 定安 详 地 把 手 伸 给 他 ， 挽 住 了 他 的 胸 膊 ， 坦 然 注 视 
着 她 以 前 的 未 婚 夫 。 他 不 敢 正 眼看 她 ， 苦 缩 起 来 ， 让 到 一 边 ， 
Se es: “Das alte Ende vom Liede! (德语 : HK 
曲 的 收尾 都 一 样 ! ) ”然后 就 又 神气 活 现 地 迈 着 大 步 ， 一 跳 一 
- 踏 地 走 了 。 

“这 流氓 说 什么 ? ”了 萨 宁 说 着 向 克 律 们 冲 了 过 去 。 但 是 兰 
玛 拉 住 了 他 ， 继 续 往 前 走 ， 她 的 手 仍 然 挽 着 他 的 用 膊 。 

洛 色 里 甜食 店 已 经 在 望 ， 吉 玛 又 一 次 停 住 了 脚步 。 

“ 德 米 特 里 ， 德 米 特 里 先生 ，” 她 说 ，“ 趁 我 们 还 没有 进 
门 ， 趁 我 们 还 没有 去 见 妈 妈 …… 倘 大 您 还 需要 再 考虑 考虑 … 
您 现在 还 是 自由 的 ， 德 米 特 里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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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 宁 的 回答 是 拿 起 吉 玛 的 手 ， 紧 紧 按 在 他 的 胸膛 上 ， 揽 者 
她 回 前 走 。 
“妈妈 ，?” 吉 玛 一 走 进 列 诺尔 太太 坐 着 的 屋 里 就 开口 说 
道 ，“ 我 给 你 带 来 了 我 真正 的 未 婚 夫 ! ” 


二 十 九 


倘 使 表 玛 告诉 妈妈 她 带 来 了 虎 列 拉 或 者 死神 ， 列 诺尔 太太 
的 翡 哀 也 不 过 如 此 了 。 她 脸 对 着 墙 坐 在 角落 里 ， 化 成 了 泪 人 ， 
像 俄国 农妇 在 丈夫 或 者 儿子 的 棺材 旁边 那样 号 易 大 器 。 起 初 吉 
玛 慌 了 神 ， 不 敢 走 近 母 亲 ， 呆 呆 地 站 在 屋子 当中 。 萨 宁 也 手足 
无 措 ， 几 乎 要 器 出 来 。 列 诺尔 太太 哭 了 一 小 时 ， 整 整 一 个 小 
时 ， 谁 也 安慰 不 了 她 。 邦 塔 列 沃 勤 觉得 最 好 还 是 把 临街 的 店 门 ， 
关上 ， 以 免 生 人 进来 一- 所幸 的 是 天 色 还 很 早 。 这 位 老人 也 大 
吃 一 惊 ， 他 很 不 赞成 吉 玛 和 萨 宁 这 样 仓 促 从 事 ， 不 过 他 倒 也 不 
想 去 责备 他 们 ， 相 反 ， 如 果 他 们 需要 的 话 ， 他 还 会 给 予 帮助 和 
保护 ， 因 为 他 非常 讨厌 克 律 人 折 。 爱 弥 儿 认定 自己 是 朋友 和 姐姐 
的 撮合 人 ， 兄 事情 进行 得 顺利 ， 得 意 极 了 。 他 不 明白 妈妈 为 什 
么 这 么 难过 ， 他 党 得 那 怕 是 世界 上 最 好 的 女人 也 不 免 缺 乏 兄 
识 。 萨 宁 的 处 境 最 难堪 ， 只 要 他 一 走 近 列 诺尔 太太 ， 她 就 大 声 
号 叫 起 来 ， 挥 手 叫 他 走 开 。 他 儿 次 共 葵 获 散 地 站 在 一 边 ， 大 声 
地 说 了 又 说 : “我 请 求 您 答应 我 和 您 女儿 的 亲 事 ，” 但 是 -一 点 
用 处 也 没有 。 列 诺尔 太太 最 伤心 的 是 自己 太 育 目 ， 什 么 也 没有 
看 出 来 。“ 要 是 我 的 基 约 瓦 尼 ° BELKE E, ریز ڈو جار را‎ 
说 ， “哪里 会 发 生 这 样 的 事情 ? ”“ 我 的 二 帝 ，” 萨 宁 心 里 想 
道 ，“ 这 是 怎么 回 事 ? 真 糊涂 ! ”他 不 敢 看 吉 玛 ， 她 也 益 得 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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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起 头 来 。 她 只 好 耐心 抚慰 妈妈 ， 而 妈妈 连 她 也 给 推 开 了 。 

暴风 雨 终 于 一 点 一 点 地 平息 下 去 。 列 诺尔 太太 止 住 了 疯 
泣 ， 一 任 吉 玛 把 她 从 角落 里 拉 出 来 ， 安 置 在 窗 前 的 一 把 靠 椅 
上 ， 给 她 喝 本 一 杯 橙 花 露 冲 的 水 。 她 容忍 萨 宁 留 在 屋子 里 〈 起 
先 她 一 再 要 他 马上 出 去 ) 不 过 还 是 不 让 他 靠近 她 一 一 他 说 
话 的 时 候 ， 她 也 不 再 打 断 他 了 。 萨 宁 马 上 利用 风平浪静 的 这 个 
间歇 慷慨 陈 词 一 番 。 他 把 他 胸中 的 热情 和 他 的 打算 描述 得 那样 
动人 人， 那样 有 说 服 力 ， 连 吉 玛 本 人 ， 也 没有 听见 他 作 过 这 样 富 
于 激情 的 表白 。 他 像 《 塞 维 勒 的 理发 师 > O 里 的 阿 勒 玛 维 华 @ 
一 样 ， 感 情 最 忠实 ， 动 机 最 纯真 。 他 毫 不 掩饰 地 对 列 诺尔 太太 
说 ， 他 的 想法 的 确 有 它 不 利 的 方面 ， 不 过 这 只 是 表面 现象 而 
已 。 不 错 ， 他 是 个 外 国人 ， 和 大 家 认识 还 不 久 ， 大 家 对 他 的 人 
品 和 财产 情况 都 知道 得 很 少 ， 不 过 他 准备 拿 出 充分 证 据 来 证 明 
他 出 身 于 上 等 家 庭 ， 多 少 有 一 点 财产 。 他 的 同胞 可 以 对 这 一 点 
提供 确切 的 证 明 。 他 希望 吉 玛 和 他 在 一 起 会 过 得 很 幸福 ， 他 会 
努力 弥补 她 由 于 离开 家 庭 而 感到 的 痛苦 。 一 谈 起 离开 家 庭 ， 差 
一 点 坏 了 事 。 列 诺尔 太太 发 起 抖 来 ， 坐 立 不 安 。 萨 宁 连 忙 说 ， 
分 离 只 是 暂时 的 ， 而 且说 不 定 连 暂时 的 分 离 也 没有 必要 。 

萨 宁 的 这 一 番 雄 辨 没有 白费 。 列 诺尔 太太 开始 用 正 眼 看 
他 ， 虽 然 还 带 着 些 哀 伤 和 责备 的 神情 ， 但 是 已 经 不 像 先 前 那样 
一 副 厌恶 和 生气 的 样子 。 随 后 她 允许 他 挨 近 她 ， 证 他 坐 在 她 身 
¥ 〈 吉 玛 坐 在 另 一 边 ) 。 接 着 她 责备 起 他 来 ， 不 仅 用 责备 的 目 








一 一 -一 一 一 一 一 一 -一 一 一 


是 1775 年 法 国 喜 剧 作 家 博 马 舍 著 的 喜剧 。‏ رق 
外 MRO RAR 7۲ » EE DHE RT yy RFK E EHR AKRE‏ 
婚 后 来 ;在 《 费 加 罗 的 婚姻 》 一 剧 中 变 了 心 。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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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 看 他 ， 还 数落 他 ， 这 种 做 法 本 身 就 说 明 她 的 心 已 经 软 下 来 
了 。 她 开始 抱怨 ， 语 气 越 来 越 和 缓 ， 居 然 还 不 时 向 她 女儿 和 了 棋 
宁 提 出 问题 。 然 后 她 允许 他 拉 她 的 手 ， 并 不 马上 把 手 缩 回 去 
وه‎ 接着 她 又 酒 了 些 眼 泪 ， 但 已 经 和 原来 的 眼泪 不 一 样 了 …*…。 
过 了 一 会 儿 ， 她 凌 然 微笑 起 来 ， 赃 惜 基 约 瓦 尼 。 巴 底 士 塔 的 去 
世 ， 这 话 的 含意 和 先前 完全 不 一 样 了 …… 又 过 了 一 会 儿 ， 两 个 
罪人 ， 萨 宁 和 吉 玛 在 她 面前 跪 了 下 来 。 她 用 手 抚摸 了 这 一 个 ， 
又 抚摸 那 一 个 。 再 过 了 一 会 儿 ， 他 俩 都 热烈 地 抱 吻 起 她 来 。 爱 
弥 儿 高 兴 得 满 脸 发 光 ， 连 忙 跑 进 屋 里 ， 和 大 家 拥抱 成 一 团 。 

邦 塔 列 沃 勒 促进 头 来 ， 朝 他 们 看 了 看 ， 又 是 微笑 又 是 皱 属 
头 ， 然 后 他 跑 进 前 面 的 铺子 里 ， 把 店 门 打 了 开 来 。 


=+ 


RIB As FEAR AA ون ا‎ WA Bs 22 RP, ۸ 
RE fo) BE A 2 2٩ ait oF 2 HRI AS BE 1۳9 U {FE FF ۳۳ رڈ‎ 
意 了 。 为 了 维持 面子 ， 她 竭力 掩饰 并 抑制 这 种 满意 的 情 纤 。 其 
实 ， 列 诺尔 太太 从 认识 萨 宁 的 那天 起 就 很 喜欢 他 。 一 旦 习惯 了 
把 他 收 作 女 婿 的 观念 ， 她 并 不 觉得 这 件 事 有 什么 特别 令 人 不 从 
快 的 地 方 ， 不 过 她 还 是 认为 应 该 把 脸 上 那 种 受 了 委屈 的 、 生 气 
的 表情 多 维持 一 会 儿 。 几 天 来 经 历 的 事情 ， 一 桩 紧 接 着 一 桩 ， 
多 么 的 不 平常 。 列 诺尔 太太 作为 一 个 讲究 实际 的 母亲 ， 觉 得 有 
责任 向 萨 宁 提出 种 种 问题 。 而 在 萨 宁 这 方面 ， 当 天 早晨 赴约 去 
见 吉 玛 的 时 候 ， 还 丝毫 没有 考虑 到 要 和 她 结婚 的 问题 8 如 今 他 
却 热诚 地 毅然 承担 起 未 婚 夫 的 义务 ， 和 颜 悦 色 ， 准 确 详 尽 地 回 
答 一 切 问 题 。 列 诺尔 太太 得 知 他 出 身 名 门 贵族 ， 很 话 蜡 他 竟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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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 BY RHE X FÊ‏ وا RA‏ 5 بت گا نا EF.‏ ہر 
使 她 不 得 不 把 实话 摆 到 桌面 上 来 ， 萨 宁 回 答 说 ， 这 正 是 他 所 希‏ 
望 的 ， 恳 求 她 对 他 不 必 客 气 。 |‏ 

RAKE, HEEE (MT ضس‎ 
BewNT OA, RAM, WH-S)L), اعد راز عاد از و‎ 
夫 克 律 伯 先 生 每 年 有 八 千 盾 @ 的 收入 ， 而 且 还 一 年 一 年 很 快 地 
在 增加 。 她 希望 知道 萨 宁 每 年 有 那些 进项 。 

“ 八 千 盾 ! ” 萨 宁 慢 知 吞 地 说 道 ，“ 折 合 俄 国 币 ， 差 不 多 
要 值 一 万 五 千 卢 布 …… 我 的 收入 少 多 了 。 我 在 图 拉 有 一 小 块 地 
产 …… 要 是 管理 得 当 ， 可 以 ， 一 定 可 以 有 五 六 千 卢 布 的 出 
息 …… 我 要 是 进 政府 机 关 去 工作 ， 起 码 还 可 以 弄 到 两 千 卢布 的 
seg, ” 

“到 俄国 去 工作 ! ” 列 诺尔 太太 叫 了 起 来 ，“ 那 我 就 得 和 
吉 玛 分 开 了 ! ” 

“我 可 以 进 外 交界 ，” 萨 宁 管道 ，“ 我 有 社会 关系 …… 那 
就 可 以 住 在 国外 了 。 再 不 然 ， 我 还 有 一 个 两 全 其 奖 的 办 法 ， 就 
是 把 我 的 庄园 卖 掉 ， 用 这 笔 资 本 作 一 点 能 赚钱 的 生意 ， 比 如 说 
吧 ， 拿 来 扩充 您 的 甜食 店 。” 萨 宁 党 得 自己 讲 的 话 荒唐 可 笑 ， 
但 是 他 已 经 顾 不 得 这 许多 了 。 他 看 了 看 吉 玛 ， 自 从 话题 转 到 实 
际 问题 上 来 ， 她 就 时 而 在 屋子 里 跤 来 跤 去 ， 时 而 坐 下 。 他 看 了 
看 她 ， 党 得 一 切 障 碍 都 排除 掉 了 ， 此 时 此 刻 他 真 恨 不 得 马上 把 
不 过 是 为 了 使 她 安 下 心 来 。 

:“ 克 律 伯 先生 也 有 意 给 我 - وان اب نید‎ 

لے و سیت 








O f: 从 十 五 世纪 至 十 九 世 纪 德 国 使 用 的 一 种 银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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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Wi, Bek wink, Why: ” FH BRA 
道 。 
“ 话 都 得 说 在 前 头 蚜 ， 女 儿 ! ” 列 诺尔 太太 也 用 同样 的 语 
言 回 答 
AHS, MER TEM کو نوس‎ 
会 不 会 像 普鲁士 那样 反对 和 天 主教 的 女子 结婚 ? (E1840, 
所 有 的 德国 人 都 还 记得 普鲁士 政府 和 科隆 大 主教 在 不 同 信仰 的 
男女 是 否 可 以 联姻 的 问题 上 的 争执 。) 当 列 诺尔 太太 得 知 她 的 
女儿 因为 和 俄国 贵族 结婚 自身 也 成 了 贵族 时 ， 有 了 一 i 
FEN 0 
“不 过 您 还 是 得 先 回 俄国 去 ， 是 不 是 ? ” 
“为 什么 呢 ? ” 
“为 什么 一 一 为 了 求 得 你 们 皇帝 的 允许 蚜 ! ” 
BS لح‎ ERED, ۲ص بت‎ CRRA BE AN 7 
的 确 需要 在 婚前 暂时 回 俄 国 去 一 赵 〈 在 他 说 这 些 话 的 时 候 ， 他 
ھا اس ارہ سے خر مت سد‎ 
， 脸 红 了 ， 陷 入 了 沉思 ) 一 一 他 得 回国 去 出 售 他 的 庄园 …… 
و ریہ مم‎ ie 
سو‎ NERD FE SEE DER RRR AC MERE? 
诺尔 太太 说 ，“ 人 家 讲 这 种 毛皮 漂亮 极 了 ， 而 且 在 那里 买 非常 
便宜 。” ۱ ۱ ۱ ۱ ۱ 
“当然 啦 ， 一 定 带 。 给 吉 玛 也 买 一 件 ! ” 萨 宁 喊 了 起 来 。 
` “还 有 我 呢 ， 给 我 带 一 顶 银 线 绣 的 摩洛哥 皮 帽 ，” 爱 弥 儿 
从 隔壁 屋 里 伸 进 头 来 说 。 
“好 ， 给 你 带 一 项 …… 给 邦 塔 列 沃 勒 买 一 双 毛 便 鞋 。” 
“ 那 有 什么 用 ? 得 了 吧 ，” 列 诺尔 太太 说 ，“ 还 是 说 正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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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吧 ， 方 才 您 说 ，” 这 位 讲究 实际 的 太太 接着 说 道 ，“ 您 准备 
卖 掉 庄园 ， 那 么 您 是 否 准备 连 农奴 一 起 卖 掉 呢 ? ” 

萨 宁 觉得 有 个 什么 东西 截 痛 了 他 的 心 。 他 想起 在 他 和 洛 色 
里 太太 及 她 的 女儿 讨论 到 农奴 制度 时 ， 他 表示 过 极 大 的 愤慨 ， 
一 再 表示 他 在 任何 情况 下 也 不 会 出 卖 自 己 的 农奴 ， 因 为 这 种 交 
易 是 不 道德 的 。 

“我 会 把 我 的 庄园 卖 给 一 个 品德 高 尚 的 人 ，?” 他 支 支 看 
地 说 道 ，“ 说 不 定 农奴 们 会 自行 赎 身 。?” 
“ 那 就 再 好 不 过 ，” 列 诺尔 太太 连忙 表示 同意 ，“ 因 为 出 


“Barbaril” (BiB: BRD) ” WF] 沃 ا 2 رد‎ HE 
道 ， 他 跟 在 爱 弥 儿 后 面 ， 在 门口 站 了 一 会 儿 ， 甩 了 甩 头 发 就 走 
fa Jo ۱ 

“ 真 见鬼 ，” 萨 宁 想 着 ， 偷 偷 看 了 吉 玛 一 眼 。 她 仿佛 没有 
听见 他 说 了 些 什 么 ，“ 还 好 ， 没 有 关系 ! ” 

”有 关 实 际 问题 的 谈话 一 直 进 行 到 快要 吃饭 的 峙 候 。 到 了 后 
来 ， 列 诺尔 太太 完全 软 了 下 来 ， 称 他 为 德 米 特 里 ， 亲 切 地 用 手 
指头 点 着 他 吓 距 他 说 ， 对 他 的 背 信 奔 义 一 定 要 加 以 报复 。 她 罗 
FS RR, eA ME Te, TOTAAL, Be 
这 也 是 “非常 重要 的 ”。 她 还 要 他 描述 一 番 在 俄国 教堂 里 结婚 
的 仪式 一 一 وم عم وہ ھی‎ 戴 着 金冠 的 模样 ， 
就 心醉 不 已 。 

“她 美丽 得 像 一 位 皇后 ，” 她 心里 充满 了 母性 的 骄傲 ， 

“而 且 世 界 上 没有 哪 位 皇后 能 比 得 上 她 。? 

“世界 上 也 只 有 一 个 吉 玛 ，” 萨 宁 热 情 地 说 。 
“是 呀 ， 正 因为 这 样 ， 她 才 叫 吉 玛 呀 ! ” (意大利 语 ， 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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玛 是 宝石 的 意思 。) 

吉 玛 扑 到 妈妈 身上 吻 她 …… 看 来 直到 这 时 她 才 印 去 了 思想 
上 的 沉重 负担 ， 可 以 呼吸 自如 了 。 

萨 宁 突然 感到 非常 幸福 ， 心 里 充满 了 孩子 气 的 快乐 。 几 天 
以 来 ， 他 在 这 几 间 屋子 里 常常 沉 酒 在 幻想 里 ， 而 今 这 幻想 竟然 
变 成 了 现实 ! 他 兴 高 彩 烈 ， 恨 不 得 马上 就 到 店 里 去 ， 像 几 天 以 
前 那样 ， 站 在 柜台 后 面 ， 卖 点 随便 什么 东西 …… “我 完全 有 权 
这 样 做 ， 具 ， 我 现在 是 家 里 人 了 ! ” 

他 果真 站 在 柜台 后 面 ， 做 成 了 一 些 买 卖 。 有 两 个 小 女孩 来 
买 一 磅 糖果 ， 他 差不多 给 了 她 们 两 磅 ， 只 要 了 半 磅 的 价钱 。 

吃饭 的 时 候 ， 他 以 未 婚 夫 的 身份 坐 在 吉 玛 旁边 。 列 诺尔 太 
太 讲 的 还 是 那些 实际 问题 。 爱 弥 儿 有 说 有 笑 ， 一 再 磨 缠 萨 宁 ， 
要 求 带 他 去 一 趟 俄国 。 大 家 说 好 ， 萨 宁 两 个 礼拜 以 后 就 动身 。 
只 有 邦 塔 列 沃 勒 拉 着 长 脸 ， 列 诺尔 太太 打趣 他 说 ，“ 你 还 是 他 
的 证 人 呢 ! ” 邦 塔 列 沃 勒 瞳 了 她 一 眼 。 ۱ 

训 玛 沉默 着 很 少 说 话 ， 但 是 神 彩 焕发 ， 美 丽 动人 。 饭 后 她 
要 萨 宁 到 花园 里 去 和 她 呆 一 小 会 儿 ， 她 在 前 天 拣 枫 桃 的 那 条 长 
合 前 停 下 来 ， 对 他 说 道 ，“ 德 米 特 里 ， 别 生 我 的 气 ， 不 过 我 还 
是 想 再 一 次 对 你 说 ,现在 你 还 有 考虑 的 余地 ， 有 充分 的 
自由 رج‎ ” ۱ ۱ "۳ 7 

他 不 让 她 说 完 。 

吉 玛 掉 开 了 她 的 脸 。 

“至 于 妈妈 说 的 ， 关 于 宗教 信仰 方面 的 不 同一 一 瞻 ! ” 

她 用 力 扯 一 个 用 细 线 挂 在 她 胸 前 的 石榴 色 宝 石 锐 的 十 字 
架 ， 线 断 了 ， 她 把 十 字 架 给 了 萨 宁 。 

“既然 我 属于 你 了 ， 你 的 信仰 就 是 我 的 信仰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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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K FE FE EH RF HH‏ ا و جا ا FE HY‏ رخا ES |e]‏ پم ار رز 
”到 本 上 晚上， 一 切 都 恢复 了 老 样 子 ， 大 家 还 玩 了 一 阵 牌 。‏ 


三 十 一 


第 二 天 ， 萨 宁 很 早 就 醒 了 。 他 快乐 到 了 极点 ， 但 这 并 不 是 
他 睡 不 着 的 原因 。 一 个 最 最 重要 的 问题 缠 扰 着 他 ， 使 他 心里 无 
法 平静 下 来 - -一 怎样 才能 最 快 地 以 最 有 利 的 条 件 卖 掉 他 的 庄 
园 ? 各 种 各 样 的 主意 在 他 脑子 里 & 旋 ， 但 是 一 条 也 决定 不 下 
来 。 他 走出 门 去 ， 想 呼吸 一 点 新 鲜 空 气 ， 清 醒 一 下 头脑 。 他 必 
须 在 去 见 吉 玛 之 前 把 一 切 都 盘算 好 。 


那个 在 前 面 走 着 的 人 是 谁 ? 他 身躯 肥大 腾 肿 ,四 肢 粗 壮 , 穿 
着 讲究 ， 摇 摇摆 摆 蹦 吕 地 走 着 。 他 在 哪里 见 过 这 个 人 ? 他 仿佛 
记得 在 什么 地 方 见 过 这 个 满 布 淡 黄 色 粗 毛 的 后 脑 勺 ， 这 缩 在 两 
肩 之 闻 的 大 头 ， 肥 胖 和 柔软 的 背 和 那 下 垂 着 的 肥 胀 的 手 。 这 难道 
是 五 年 不 见 的 老 同学 颇 洛 佐 夫 吗 ? BT ERI RIE JT JL, HEX 
了 这 个 人 ， 然 后 回 过 头 来 仔细 具 闭 …… 宽 宽 的 发 芮 的 大 脸 ， 一 
TU) RK aR AWE, APRA. RRMA 
BHR. BAW 2021۳06 PE ۰۱ ۸8۵2۶5 -一 
eR. 185 228---- SX, MEM, ER KER ° MEK. 
萨 宁 的 脑子 里 闪 过 了 一 个 念头 ， 莫 不 是 我 的 福星 到 了 ? 
SRR 希 坡 里 特 。 西 多 洛 维 奇 ! 是 你 吗 ? ” 
那个 人 站 住 了 ， 抢 起 小 眼睛 ， 退 疑 了 一 小 会 儿 ， 终 于 裂 开 
嘴 ， 进 发 出 沙 虹 的 尖 细 声音 : 
“FEC TE ° BET?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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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错 ， 是 我 ! ” 萨 宁 大 声 说 着 ， 操 了 握 颇 洛 优 夫 的 一 只 
紧 套 在 浅 灰色 小 出 羊皮 手 套 里 的 手 ， 这 只 手 随 后 又 和 先前 一 
样 ， 顺 着 他 肥胖 的 大 腿 垂 下 去 不 动 了 。 “你 来 了 很 久 了 吧 ? 从 
哪里 来 的 ? 住 在 什么 地 方 ? 7 

“我 昨天 才 从 威 斯 巴 登 来 ，” 鼎 洛 佐 夫 不 慌 不 忙 地 答 道 ， 
“我 来 给 我 女人 买 些 东西 ， 今 天 就 回 威 斯 巴 登 去 。?” 

“ 啊 ， 对 了 ， 你 结 了 婚 ! 听 说 还 是 个 非常 漂亮 的 女人 
وڈ‎ a ۱ 

颇 洛 佐 夫 转 了 转眼 珠 ，“ 是 的 ， 有 人 这 么 说 。?” 

萨 宁 笑 了 起 来 ，“ 和 看 米 你 还 是 跟从 前 在 学 校 里 的 时 候 一 
样 。 对 什么 都 无 动 于 衷 。? 

“我 为 什么 要 变 呢 ? ? 

“人 家 还 说 ，” 萨 宁 特 别 强调 “说 ”这 个 字 ，“ 你 的 女人 
很 有 钱 。” 

“ 唔 ， 是 有 人 这 么 说 。” 

“可 是 你 ， 希 坡 里 特 。 西 多 洛 维 奇 ， 难 道 你 一 点 也 不 知道 
7نا‎ 

“你 上 脆 ， 老 兄 一 一 德 米 特 里 …… 呢 …… 巴 夫 洛 维 奇 ， 对 ， 
巴 夫 洛 维 奇 一 一 我 不 过 问 我 女人 的 事情 。” 

“不 过 问 吗 ? 什么 都 不 过 问 吗 ? 7 

IK HERMIT ERK, “HARARE, BHM, oe 她 
走 她 的 路 ， 我 呢 ， 我 走 我 的 。? 

“现在 ， 你 要 到 那儿 去 ? ” 

“我 哪儿 也 不 准备 去 ， 我 现在 站 在 街 上 ， 跟 你 说 话 。 说 完 
话 ， 我 就 回 旅馆 去 ， 吃 早饭 。? 

“我 陪 你 去 好 不 好 ? 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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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 是 说 ， 一 一 跟 我 一 齐 吃 早饭 吗 ? ? 

“是 的 。” 

NET. RE‏ مسج سا وه 
Bh, XIX? ۳‏ 

“大 概 是 这 样 。” 

“ 那 就 很 好 。? 

颇 洛 佐 夫 一 步 一 步 朝 前 挪 ， 萨 宁 在 他 身边 走 着 。 萨 宁 心 中 
瞳 想 ，-- 一 颇 洛 佐 夫 又 把 嘴 层 闭 得 紧 紧 的 ， 呼 味 呼 味 喘 着 气 ， 
中 遇 地 走 着 ， 一 一 这 样 一 个 套 猪 倒 找 了 个 既 富 且 美 的 女人 。 他 
RBA, ME, MST. MELEE EERE. Hl 
散 的 孩子 ， 又 好 睡 ， 又 贪 吃 ， 外 号 叫 “ 脓 包 ”， 而 今 …… 真 想 
不 到 ! 

“他 女人 既然 真 的 有 钱 -一 人 家 说 她 是 个 烧酒 包 税 人 的 女 
儿 一 一 能 不 买 我 的 庄园 吗 ? 他 说 他 不 过 问 他 女人 的 事情 ， 其 实 
是 不 可 能 的 。 我 就 提 一 个 合理 的 、 能 使 人 动心 的 价格 号 ? 为 什 
么 不 试 一 下 ? 也 许 是 我 的 福星 到 了 ! رجح‎ 不 妨 一 试 ! 7 

颇 治 佐 夫 把 萨 宁 带 到 一 家 法 兰 克 福 最 漂亮 的 旅馆 里 ， 不 消 
说 ， 他 占用 的 是 最 好 的 房间 。 桌 子 上 和 椅子 上 堆 满 了 纸 盒 、 木 
匣子 和 包 训 ……“ 这 些 东 西 都 是 给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买 的 
(这 就 是 颇 洛 佐 夫 妻子 的 名 字 ) ， 老 兄 ! ” 颇 洛 佐 夫 倒 在 一 把 
扶手 椅 里 ， 一 面 解 领带 ， 一 面 哼 哼 ，“ 好 热 ! ”然后 他 按 铃 叫 
来 了 茶 房 头 儿 ， 详 详细 细 吟 哇 了 一 通 ， 要 了 最 最 丰盛 的 早餐 。 
“一 点 钟 把 我 的 马车 准备 好 ， 一 点 钟 正 ， 听 见 了 没有 ? ” 

茶 房 头 儿 诡 媚 地 鞠 了 一 躬 ， 恭 顺 地 退 了 出 去 。 

颇 洛 佐 夫 解 开 了 他 背心 的 组 扣 。 看 他 扬 肝 皱 各 的 屠 副 样 了 
就 可 以 断定 ， 说 话 在 他 是 件 很 吃力 的 事情 。 他 志 下 不 安 地 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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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, ABMS EE EBL, EFE کا‎ RA 
HJ Ro 

萨 宁 了 解 他 朋友 的 心情 ， 尽 量 少 拿 问题 麻烦 他 ， 只 打听 最 
要 紧 的 事情 。 他 得 知 颇 洛 佐 夫 在 枪 骑兵 联 队 里 服役 过 两 年 〈 他 
穿着 那 短 小 制服 上 衣 的 模样 ， 一 定 很 值得 一 看 ! ) ， 三 年 前 续 
了 婚 ， 和 妻子 一 起 在 国外 旅行 了 一 年 多 ，“ 她 正在 威 斯 巴 登 治 
病 ”， 治 什么 病 只 有 天 知道 ， 然 后 就 准备 去 巴黎 。 萨 宁 对 自己 
过 去 的 生活 和 今后 的 打算 也 说 得 很 少 。 他 直截了当 地 说 他 打算 
出 售 庄园 。 

颇 洛 佐 夫 蔡 静 地 听 着 他 ， 不 时 队 瞧 那 送 早餐 来 必 经 的 门 
کے‎ 早餐 终于 来 了 。 茶 房 头 儿 带 着 两 个 人 走 了 进来 ， 托 着 几 个 
带 银 盖子 的 盘子 。 

“你 的 庄园 是 在 图 拉 吗 ? ” 颇 洛 佐 夫 一 面 入 席 一 面 问 ， 把 
饭 市 的 一 角 塞 进 他 衬衫 的 领子 里 。 

“是 的 。” 

“在 埃 弗 列 莫 夫 那 ， 我 知道 。” 

“你 知道 我 在 阿 历 克 赛 叶 夫 卡 的 那 块 地 吗 ? ” 萨 宁 一 面 在 
زا کے ڑا‎ AA F ~TÎ Fle 

“当然 知道 ，” 颇 洛 佐 夫 把 满 满 一 又 子 香 菌 炒 蛋 塞 进 中 
里 ，“ 我 的 女人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在 那儿 附近 有 一 处 庄园 
KBE, …… 那 儿 的 地 不 坏 ， 可 是 你 的 农 人 
把 林木 全 都 砍伐 掉 了 。 你 为 什么 要 把 这 块 地 卖 掉 呢 ? ” 

《我 需要 钱 ， 老 兄 。 我 准备 廉价 出卖。 你 何不 买 了 它 
we? ” 

WERT KAM, ARDRT RR, Bw 
了 起 来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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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噶 ，” 他 终于 并 了 口 ，“ 我 不 买 地 一- 没有 钱 …… 把 妨 
油 递 给 我 …… 我 女人 或 许 会 买 ， 你 去 和 她 谈 谈 吧 。 如 果 你 要 价 
不 高 的 话 ， 她 也 许 会 买 的 …… 唉 ， 这 些 德国 人 真 者 ， 连 鱼 也 不 
做 ， 这 有 什么 难 的 呢 。 他 们 就 知道 空谈 ， 中 arepxaa )8 6 
语 的 Vaterland: 祖国 ) 必须 统一 ! Ke, HATERS 
7۴۱ 
“难道 你 女人 的 财产 完全 由 她 自己 经 管 吗 ? ” 萨 宁 问 道 。 
“是 呀 ， 她 自己 …… 这 排骨 还 不 错 ， 你 尝 尝 看 …… 我 已 经 
对 你 说 过 ， 德 米 特 里 。 巴 夫 洛 维 奇 ， 我 从 来 不 过 问 我 女人 的 事 
情 ， 这 是 对 你 说 第 二 遍 了 。” 


颇 洛 佐 夫 还 在 大 声 地 鄙 着 。 
Cf, so AE, REAR AMIRI, TORE ° 西 多 洛 
YE By 2 4 


“ 呢 …… 这 再 简单 不 过 ， 德 米 特 里 。 巴 夫 洛 维 奇 。 到 威 斯 
BE, AIL ABH RB, AR GFA? 没 
A? Bi …… 不 过 要 赶快 ， 我 们 后 天 就 要 走 了 。 我 再 给 你 倒 
杯 酒 一 一 这 种 酒 倒 还 不 像 栈 那 么 酸 ， 甚 至 还 有 点 香味 呢 ! ” 

颇 洛 佐 夫 的 脸 发 了 红 ， 有 了 些 生气 ， 他 只 有 在 吃吃喝喝 的 
时 候 才 精神 十 足 。 

“我 真 不 知道 该 怎么 办 ，” THRE 
“你 为 什么 这 么 急于 出 卖 你 的 庄园 呢 ? ” 
“对 了 ， 我 非常 着 急 ， 老 兄 。” 
“ “你 需要 的 数目 很 大 吗 ? ” 

“是 的 ， 我 …… 人 怎么 说 呢 ? 我 打算 要 一 -要 结婚 了 ! ” 

颇 洛 优 夫 把 刚刚 举 到 嘴 边 的 酒杯 又 放 回 桌子 上 。 

“结婚 ? ”他 惊讶 地 沙 声 问 道 ， 肥 胀 的 双手 交叉 放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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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, “XAR? ” 

” و 

“OR FR SE — FE ER?” 

4“ 不， 不 在 俄国 。” 

“ 那 末 ， 在 哪里 呢 ? ” 

“就 在 这 里 ， 在 法 兰 克 福 。” 

“她 是 个 什么 样 的 人 呢 ? ” 

“她 是 德国 人 ， 不 过 ， 实 际 上 是 意大利 人 。 她 长 住 在 这 
Ay” ۱ 

“有 陪嫁 吗 ? ” 

“什么 也 没有 。” 

“那么 ， 你 一 定 是 非常 爱 她 罗 ! ” 

“说 得 真 好 笑 ! 我 当然 非常 爱 她 。” 

“所 以 ， 就 急需 用 钱 罗 ! ” 

“Fe Wh, ۰ 就 是 这 么 回 事 。” 

颇 洛 佐 夫 把 他 的 酒 一 饮 而 尽 ， 滞 了 濑 口 ， 把 指 尖 在 水 里 蕨 
70 80ھ‎ 
静 地 看 者 他 。 

“没有 别 的 办 法 ，” 颇 洛 优 夫 细 声 细 气 地 说 着 ， 把 头 朝 后 
一 仰 ， 吐 出 一 续 细 烟 。“ 去 见 见 我 的 女人 ， 她 要 是 乐意 的 话 ， 
能 够 解决 你 所 有 的 问题 。?” 

“我 怎么 能 看 见 她 呢 ? 你 不 是 说 你 们 后 天 就 要 走 了 吗 ? ” 

颇 洛 优 夫 闭 上 了 有 眼睛 。 

“ 听 我 说 啊 ，” 他 用 嘴唇 转动 着 雪茄 ， 喘 着 气 说 ，“ 你 回 
元 所 去 尽快 地 收拾 一 下 ， 然 后 回 到 这 上 儿 来 。 我 一 点 钟 走 ， 马 车 ， 
HRS, BOAT LADS ے‎ PIER. WERE I. R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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饭 后 得 睡 一 睡 ， 老 兄 ， 这 是 自然 的 需要 ， 我 得 顺应 这 种 需要 ， 
你 别 打 扰 我 了 。 

萨 宁 想 了 一 想 一 一 忽然 抬 起 头 来 ， 决 定 了 。 

“好 ， 我 同意 这 样 做 ， 谢谢 你 。 我 十 二 点 半 再 来 ， 我 
们 一 起 到 威 斯 巴 登 去 。 但 愿 你 的 女人 不 致 于 不 高 兴 ……*” 

BAK. MMM: “RMR. 7” RST‏ کلت :77 5 ال 
LH» BRRREF RHE To‏ 

FT RAT AX RHEE, BT 看 他 Sk, BHF 
fF, GRR dE RA ORD FERE TE, 4(5 05ک ڑل کر‎ 
زنر‎ FF f E RH RI IF ARH EK. RRS 
一 声 。 





ah, او‎ 


他 在 铺子 里 找到 了 她 ， 她 母亲 也 在 。 列 诺尔 太太 正 弯 着 腰 
用 一 把 折 斥 量 窗 户 间 的 距离 。 一 见 萨 宁 ， 她 赶紧 直 起 身 来 招呼 
他 ， 稍 微 有 一 点 失措 的 样子 。 3 

“自从 昨天 你 对 我 说 了 那些 话 以 后 ，” 她 说 ， “我 心里 就 
一 直 想 着 应 该 怎样 装点 我 们 的 铺子 。 我 打算 在 这 里 放 两 个 带 镜 
FP. خن‎ 7۳۳109 08 1 RM, BB” 

“HRT, BRT” PTT th, “ee RITA HK 
考虑 …… 来 ， 现 在 我 有 所 事 情 要 和 你 们 说 。” 他 一 手 挽 一 个 ， 
把 列 诺 尔 太 太 和 吉 玛 带 到 后 屋 里 。 列 诺尔 太太 吃 了 一 惊 ， 手 里 
的 只 子 掉 到 地 上 。 吉 玛 起 先 也 有 些 惊 己 ， 可 是 一 见 萨 宁 的 神 
情 ， 她 就 放 了 心 。 他 脸 上 的 表情 虽然 十 分 严肃 ， 却 带 有 欢乐 的 
气氛 ， 而 且 显 得 很 有 决心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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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请 她 俩 坐 下 ， 自 己 站 在 她 们 面前 ， 把 事情 的 来 龙 去 脉 详 
详细 细 告 诉 了 她 们 。 他 比比 划 划 地 说 ， 把 头发 都 弄 乱 了 。 他 讲 
述 他 怎样 遇见 了 颇 洛 佐 夫 ， 对 方 怎样 建议 他 到 威 斯 E ¥ K~ 
趟 ， 卖 掉 庄园 的 可 能 性 很 大 ， 等 等 。“ 你 们 想 想 看 ， 我 是 多 么 
高 兴 呀 ! ”他 最 后 说 ，“ 这 样 一 来 ， 我 就 根本 用 不 着 回 俄国 去 
了 ， 婚 礼 可 以 大 大 提前 。” 

“ 那 你 准备 什么 时 候 走 呢 ? ” 吉 玛 问 。 

“就 是 今天 一 一 一 个 钟头 以 后 。 我 的 朋友 雇 了 一 辆 马车 ， 
他 邀 我 同 他 一 道 去 。” 

“你 会 给 我 们 写 信 吧 ? ” 

“一 分 钟 也 不 会 多 耽搁 。 我 和 那 位 太太 谈 完 以 后 ， 就 马上 
给 你 们 写 信 。” 

“这 位 太太 很 有 钱 吗 ? ”讲究 实际 的 列 诺尔 太太 间 。 

“ 钱 多 极 了 ! 她 的 爸爸 是 个 百 万 富翁 ， 把 所 有 的 财产 都 贸 
给 了 她 。” 

“都留 给 她 了 吗 ? 喇 ， 那 你 就 该 走运 了 。 当心 不 要 把 你 的 
庄园 卖 得 太 便 宜 ， 要 谨慎 小 心 ， 坚 决 一 点 ， 不 要 上 人 家 的 当 。 
我 明白 你 是 想 尽快 当 吉 玛 的 丈夫 …… 不 过 首先 是 要 谨慎 。 记 住 
-~ 一 你 的 庄园 卖 价 越 高 ， 你 俩 一 一 还 有 你 们 的 子女 一 一 的 钱 也 
就 越 多 。” 

吉 玛 难为 情 地 把 头 调 开 了 ， 萨 宁 又 做 起 手势 来 ，“ 我 会 当 
心 的 ， 列 诺尔 太太 。 我 不 打算 跟 她 讨价还价 。 我 提 一 个 合适 的 
价钱 ， 她 给 呢 ， 买 卖 就 算 成 了 ， 她 要 是 不 干 , 那 就 随 她 去 
取 。?” 





“你 认识 …… 这 位 太太 吗 ? ” 吉 玛 问 道 。 
“从 来 没有 见 过 她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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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你 什么 时 候 回 来 呢 ? ” 

“要 是 事情 办 不 成 -一 我 后 天 就 回来 。 要 是 事情 顺手 ， 我 
可 能 得 多 呆 上 一 两 天 。 不 论 是 什么 情况 ， 我 一 分 钟 也 不 会 多 耽 
لت‎ ERDE, 22538 8 ار 8ق‎ ۳3٠۰۰ لع لوم کات‎ 
儿 和 你 们 说 话 ， 出 发 以 前 我 还 得 回 旅馆 去 一 趟 呢 …… 列 诺尔 太 
太 ， 请 您 伸 出 手 来 祝福 我 吧 ， 这 是 我 们 俄国 的 习惯 。? 

“右手 还 是 左手 تک‎ e, 

“左手 ， 心 这 边 的 手 。 无 论 成 功 还 是 失败 ， 我 后 天 一 定 回 
来 。 我 有 一 种 预感 ， 我 一 定 会 胜利 归来 。 再 见 吧 ， 我 的 好 人 
儿 ， 我 的 亲爱 的 人 儿 。” 

他 抱 吻 了 列 诺尔 太太 ， 然 后 要 求 吉 玛 让 他 到 她 屋 里 去 呆 一 
小 会 儿 一 一 他 有 重要 的 话 要 告诉 她 …… 实 际 上 他 不 过 是 想 要 单 
独 和 她 告别 。 列 诺尔 太太 明白 这 一 点 ， 因 而 也 就 不 去 打听 他 究 
况 有 什么 重要 的 话 要 讲 …… 

萨 宁 从 来 没有 进 过 吉 玛 的 房间 。 当 他 跨 进 这 道 神 圣 的 门 
时 , .爱情 的 魅力 支配 了 他 的 身心 ， 他 胸中 激荡 着 欢 悦 、 甜 蜜 的 
激情 ， 受 的 火焰 在 他 心中 燃烧 …… 他 用 满怀 柔情 的 眼光 环顾 这 
间 屋 子 ， 扑 倒 在 这 位 妙龄 少女 的 脚 前 ， 把 脸 藏 在 她 衣服 的 折 缝 
里 Ta ék ۱ ‘ 

“你 属于 我 了 吗 ? ”她 悄 声 说 道 ，“ 你 会 很 快 回来 吗 ? ” 
4 我 属于 你 ， 我 很 快 就 会 回来 ……” 他 呼吸 急迫 地 回答 
i. | 

“我 等 着 你 ， 最 亲爱 的 。” 

几 分 钟 之 后 ， 萨 宁 沿 着 大 街 跑 回 他 的 寓所。 他 没有 注意 到 
HEA RHEL HAS, Ree, 
对 他 大 声 喊 了 些 什么 ， 好 像 是 在 恐吓 他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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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 宁 恰 好 在 一 点 前 一 刻 到 了 颇 洛 佐 夫 的 旅馆 。 一 辆 套 着 四 
死 马 的 马车 已 经 在 门 前 等 着 了 。 鼎 洛 佐 夫 看 见 萨 宁 ， 只 说 了 一 
i}; “看 来 你 已 经 拿 定 主意 了 ! ”虽然 是 盛夏 天 气 ， 他 还 是 戴 
EMT, FEKE, EERE TAR 花 ， 来 到 穿 党 
里 。 茶 房 们 按照 他 的 吟 只 ， 把 他 买 来 的 无 数 包 庄 都 搬 进 了 车 
子 ， 在 颇 洛 佐 夫 座位 的 四 周 塞 满 了 垫子 、 口 袋 和 包 训 ， 在 他 脚 
下 放 了 一 只 装 满 食物 的 大 盖 复 ， 还 在 车 夫 的 座位 上 捡 了 一 口 箱 
子 。 颇 洛 佐 夫 拿 大 把 的 钱 赏 给 这 些小 心 侍候 他 的 人 ， 哼 哼 味 味 
RET IE, PRR ان‎ DORR E RMR. ےن‎ 
ARE 77۰ CET WK) کو کلہم‎ 2 
贴 贴 ， 选 了 一 支 雪 茹 燃 起 来 ， 这 才 做 手势 招呼 萨 宁 “好 啦 ， 
你 也 上 来 吧 ! ” 萨 宁 在 他 身边 坐 下 ， 颇 洛 佐 夫 要 看 门人 告诉 车 
夫 ， 假 如 他 想 要 小 费 的 话 ， 就 得 让 车 子 走 好 于是， 路 脚板 嘎 
1377 راز‎ EREK ET, BRR he. 


三 十 三 


要 是 在 今天 ， 从 法 兰 克 福 坐 火 车 到 威 斯 巴 登 用 不 了 一 个 钟 
头 ， 可 是 当年 坐 邮 车 至 少 要 换 五 次 马 ， 走 三 个 钟头 。 

颇 洛 佐 夫 嘴 里 叮 着 雪茄 在 打 师 ， 或 者 只 不 过 是 闭 着 眼睛 在 
摇晃 。 他 很 少 说 话 , 一 次 也 没有 向 窗户 外 面 张望 ,他 对 风景 毫 无 
兴趣 ， 甚 至 可 以 说 他 非常 天 恶 自然 景物 。 了 萨 宁 也 一 言 不 发 ， 在 
想 心事 ， 没 有 时 间 去 赏 玩 风景 。 他 全 神 贯 注 地 在 回忆 ， 在 اد‎ 
想 。 每 到 一 站 ， 颇 洛 佐 夫 就 把 车 费 付 清 ， 一 个 钱 不 多 ，-- 个 钱 
不 少 。 他 看 痢 表 核算 时 间 ， 根 据 车 夫 表 现 的 好 坏 决 定 究竟 是 心 

07 


BANDE, BED. ES کا تزا تا ورظد‎ ES BHA FE 
+, HORT MEM, PA -و کچ چیہ ۔۔ رن جح‎ BEE RÊ 
了 有 瞧 自己 的 旅 伴 ， 突 然 大 声 发 起 笑 来 。 

“你 笑 什 么 ? ” 颇 洛 佐 夫 一 面 问 ， 一 面 用 他 白 而 短 的 指甲 
SA ty Hh ال‎ HBT م‎ 

“我 吗 ? ” 萨 宁 管 道 ，“ 我 笑 我 们 这 次 的 旅行 。? 

“有 什么 好 笑 的 呢 ? ” 颇 洛 佐 夫 问 着 ， 把 一 辩 橙 子 放 进 噶 
里 。 
` “简直 难以 想象 。 老 实说 ， 昨 天 我 还 根本 没有 想到 你 ， 就 
像 我 根本 想 不 起 中 国 的 皇帝 一 样 。 可 是 今天 我 居然 坐 在 你 的 身 
边 ,要 去 把 我 的 庄园 卖 给 你 的 女人 ,而 且 我 还 根本 不 认识 她 。” 

“什么 事情 都 可 能 发 生 ，” 颇 洛 佐 夫 说 ，“ 等 你 的 年 纪 再 
大 一 点 ， 你 就 什么 都 不 觉得 奇怪 工 。 比 如 说 吧 ， 你 能 想象 我 骑 
在 马 背 上 当 值 日 军官 的 太 子 吗 ? 不 过 我 确实 当 过 ， 当 年 米 海 
尔 。 乌 夫 洛 维 奇 大 公 下 过 命令 。“ 叫 那个 胖 弃 官 跑步 ! 快 !”” 

BTR RA. 

“ 西 坡 里 特 ， 西 多 洛 维 奇 ， 请 你 告诉 我 ， 你 女人 是 怎样 一 
个 人 ， 她 的 脾气 怎么 样 ? 我 需要 对 她 有 所 了 解 。” 

“他 倒 怪 会 下 命令 的 ， 叫 我 跑步 ，” 颇 洛 佐 夫 忽然 出 人 意 
外 地 用 激烈 的 口吻 打 盆 道 ，“ 可 是 对 我 来 说 ， 对 我 ， 难 道 是 件 
容易 的 事 吗 ， 我 当时 想 : 什么 官阶 ， 什 么 肩章 ， 滚 它们 的 吧 ， 
我 不 需要 它们 ， 哦 -一 你 是 说 我 的 女人 ? HE, BB? 跟 所 有 别 
的 女人 完全 一 样 。 你 可 不 要 苍 她 ， 她 是 不 容 人 的 。 最 重要 的 是 
你 得 多 说 话 …… 让 她 开 开心 。 谈 谈 你 的 恋爱 经 过 ， 或 者 这 一 类 
的 东西 …… 尽 量 说 得 好 笑 一 点 ， 知 道 了 吧 ! ” 

“尽量 说 得 好 笑 一 点 ?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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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是 呀 ， 你 不 是 说 你 正在 谈 恋爱 而 且 打 算 结婚 吗 ? HF, BR 
把 这 个 说 给 她 听 吧 ! ” 

萨 宁 觉 得 很 反感 ，“ 这 又 有 什么 好 笑 的 呢 ? ” 

颇 洛 佐 夫 只 转 了 转眼 丈 。 楷 子 汁 一 直流 到 下 巴 上 。 

“是 你 女人 叫 你 到 法 兰 克 福 来 买 东西 的 吧 ? ” 萨 宁 沉默 了 
一 会 儿 之 后 问 道 。 

“是 的 。” 

“HRT Met AYE? ” 

“ 哼 ， 不 过 是 些 玩具 。” 

“玩具 ? 你 有 孩子 了 吗 ? ” 

DAMA Ta, BEI. 

“什么 ? 我 为 什么 要 有 孩子 呢 ? …… 不 过 是 些 女人 的 小 玩 
E ...ئا(‎ 首饰 ……. Aye yy * 

“你 对 这 些 都 在 行 四 ? ” 

“当然 罗 。 

“ 那 你 还 说 一 点 也 不 过 问 你 女人 的 事情 ? ” 

“ 别 的 事情 ， 我 就 不 过 问 了 。 这 种 事情 管 管 倒 也 无 妨 。 没 
别 的 事 可 千 ， 干 干 这 个 也 墨 。 我 女人 信得过 我 的 眼力 ， 我 还 很 
会 讲价 钱 。” 

颇 洛 优 夫 有 点 语无伦次 ， 他 疲倦 了 。 

“你 的 女人 很 有 钱 吧 ? 7 

“ 钱 旷 ， 倒 是 不 少 。 不 过 ， 都 握 在 她 自己 手 里 。? 

“我 看 你 也 没有 什么 好 抱怨 的 。” 

“我 是 她 的 丈 尖 ， 为 什么 不 充分 享受 我 的 权利 ! 再 说 ， 我 
对 她 很 有 用 ， 找 了 我 这 么 个 好 将 就 的 丈夫 ， 算 她 运气 ! ” 

SRS ٠ وز ڈارف‎ , KA. “H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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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s, ” MARKT, لہ ۱ک‎ 5 0 153 0 RR 
说 起 话 来 多 费劲 ! ” 
萨 宁 让 他 安静 ， 自 己 又 埋头 沉思 了 。 


马车 在 威 斯 巴 登 一 家 豪华 得 像 宫殿 的 旅馆 门 前 停 下 来 。 门 
里 一 齐 响 起 了 铃声 ， 人 们 巾 舍 接 扩 ， 一 阵 忙乱 。 神 情 庄严 、 穿 
着 黑色 燕尾 服 的 先生 们 在 穿 堂 里 迎 候 ， 一 个 穿 绣 金 制服 的 司 阁 
人 很 有 气派 地 走 过 来 把 马车 门 打开 。 

颇 洛 佐 夫 像 凯 旋 归 来 的 英雄 似 的 走 下 了 马车 ， 然 后 慢 条 斯 
理 地 息 上 那 铺 着 地 秘 ， 喷 有 香气 的 楼 梯 。 一 个 生 就 俄国 人 面 
孔 、 穿 着 也 十 分 讲究 的 人 和 急 趋 到 面前 来 迎接 他 一 一 这 是 他 的 亲 
随 。 颇 洛 佐 夫 对 他 说 ， 今 后 出 门 一 定 要 带 他 ， 因 为 昨天 晚上 在 
法 兰 克 福 过 夜 ， 夜 里 竟然 没有 人 给 他 准备 热 水 。 亲 随 脸 上 现 出 
一 副 震 惊 的 表情 ， 赶 紧 弯 下 上 腰 去 给 他 的 主人 脱 掉 套 鞋 。 

“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在 家 吗 ? ” 颇 洛 佐 夫 问 道 。 

“FER, سیت‎ ROKER کر‎ 1۰۰۰۰۰۰ KRESS MG 
(۲-۴۲ 83 2 بل‎ HR. ” 

“ 哦 ， 到 她 家 里 ! ۰ 等 一 等 …… 马 车 里 还 有 些 东 西 ， 你 
去 把 它们 通通 拿 下 来 送 上 楼 去 。 至 于 你 呢 ， 德 米 特 里 ， 巴 夫 洛 
维 奇 ，” 他 又 说 道 ，“ 去 租 个 房间 ， 三 刻 钟 以 后 再 来 ， 和 我 一 
起 了 吃饭。?” 

颇 洛 佐 夫 摇 播 摆 摆 地 走 了 。 萨 宁 去 租 了 一 间 价 钱 便宜 的 房 
间 ， 杭 洗 整 理 了 一 鼻 ， 休 息 了 一 会 儿 ， 然 后 朝 着 颇 洛 佐 夫 亲王 
BEE (Durchlaucht) RIE KHER 

亲王 正 坐 在 极其 察 华 的 客厅 里 一 把 富丽 堂皇 的 天 笋 绒 沙 发 
上 。 这 位 对 什么 都 无 动 于 衷 的 朋友 居然 已 经 洗 过 了 澡 ， 穿 上 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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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件 非常 华丽 的 绥 子 睡衣 ， 头 上 戴 了 一 项 朱红 色 的 土 耳 其 幅 
子 。 萨 宁 走 上 前 去 ， 站 着 仔细 端详 了 他 一 番 。 颇 洛 佐 夫 神像 般 
坐 着 ，-- 动 也 不 动 。 连 眼珠 都 没有 朝 萨 宁 这 边 转 一 转 ， 他 眉毛 
也 不 抒 ， 一 声 也 不 咏 。 说 实在 的 ， 真 是 神气 极 了 ! BETH FI 
看 了 一 两 分 钟 ， 正 准备 说 句 什么 话 打 破 这 神圣 的 寂静 ， 只 听 得 
通 向 隔壁 屋子 的 门 忽 然 开 了 ， 一 个 穿着 饰 有 黑 花 边 的 白色 长 
袍 ， 手 指 上 和 膀子 上 带 着 钻石 的 年 青 貌 美的 女士 出 现在 门 前 ， 
这 就 是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。 她 浓密 的 栗色 头发 垂 在 脸 的 两 
边 ， 编 成 辩 子 ， 但 是 没有 挽 起 来 。 


三 十 区 


“R, MRE. 7 1۳۶75 ٩ ERR, NAA RAN th 
UIA, Fa RIM AR, FA ا‎ 06 BASE BY K KR RE FY 0 
TA, “RRMA IL. ” 

“这 是 萨 宁 ， 德 米 特 里 。 巴 夫 洛 维 奇 ， 我 幼年 时 代 的 朋 
友 。” 颇 洛 佐 夫 说 着 ， 没 有 起 身 ， 也 不 瞧 萨 宁 ， 只 是 用 手 朝 萨 
宁 的 方向 指 了 指 。 

“是 ， 我 知道 





“你 是 要 我 给 你 梳头 吗 ? ” 

“是 的 。 行 吗 ? …… 对 不 起 ，”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带 
AARN RRA, BET MT AA, BAW RA لد لام با‎ T 
TH, HBB a, AAW RAANAS ARE AA 
AWE T ROW ۰ 


Jil 


IE VE J REK, KI KEE UE ALE BET Aik Je 

BE HEY KEK ج٢ت‎ EE ALLE “HW HE VE XK ک2‎ 
E” WRIFEWN. .لہ ۸۷ ۸۷ اط‎ AUF BHI, 717 را‎ ٥ئ‎ I 
۱ 9 ATR BE TREE EEK KKEH KUREK REB 
兴 - 一 她 想 车 起 我 的 注意 ， 在 我 面前 卖弄 一 番 ， 那 么 也 许 我 的 
地 价 就 比较 容易 讲 妥 ? 他 心里 只 有 一 个 吉 玛 ， 别 的 女人 动 不 了 
他 的 心 ， 他 几乎 感觉 不 到 她 们 的 存在 。 这 一 次 ， 他 只 不 过 在 一 
瞬间 闪 过 了 一 个 念头 ，“ 唔 ， 人 家 说 这 位 夫人 很 过 人， 果然 不 
fal ” 

他 若 不 是 正 处 在 热恋 之 中 ， 说 不 定 就 会 有 不 同 的 感受 了 。 
-一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。 颇 洛 佐 娃 ， 娘 家 姓 加 里 希 金 ， 确 
实 是 个 不 寻常 的 人 物 。 她 其 实 算 不 上 个 美人 儿 一 一 从 她 脸 上 可 
以 确 玄 无 误 地 看 出 她 出 身 平民 。 她 额头 低 矮 ， 鼻 子 略 肥 而 且 有 
OTE EM, 她 也 不 能 以 自己 的 皮肤 细 激 手足 纤巧 自 调 。 但 是 ， 
这 些 又 有 什么 关系 呢 ? WEA ORT, JEAN EF APN 
说 的 那 种 “圣洁 的 美 ” ， 而 在 于 她 那 女性 的 肉体 ， 它 兼 有 俄 罗 
斯 和 吉普 赛 风味 ,结实 健壮 ,具有 强大 的 诱惑 力 ,使 人 心醉 神 迷 。 

但 是 ， 吉 玛 的 形象 就 像 贺 拉 斯 @ 诗 里 所 说 的 “三 重 铠甲 > 
一 样 ， 保 护 着 萨 宁 。. 

十 分 钟 以 后 ， 马 利 亚 * 尼 哥 拉 耶 天 娜 由 她 丈夫 陪 着 ， 又 出 
来 了 。 她 向 着 萨 宁 走 来 , 那 翩翩 的 风度 足以 使 那个 时 代 - 一- 唉 ， 
距 今 已 经 是 非常 遥远 的 了 一 一 的 许多 傻瓜 神魂 颠倒 。 他 们 之 中 
的 一 个 说 过 ，“ 当 这 个 女人 向 你 走 来 的 时 候 ， 你 会 觉得 她 给 你 
带 来 了 终生 的 幸福 。” 她 走 到 萨 宁 女 前 ， 向 他 伸 出 手 来 ， 以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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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 不 好 ? 我 很 快 就 会 回来 的 。” 

萨 宁 恭 蒜 敬 敬 地 葛 了 一 躬 ， 可 是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已 
经 掀 开 门帘 走 到 穿 堂 里 去 了 。 临 去 之 际 ， 还 回 过 头 RRR 一 
笑 ， 又 一 次 给 人 留 下 了 妍 美的 印象 。 

当 她 微笑 时 ， 脸 上 出 现 的 不 是 一 个 酒 涡 ， 也 不 是 两 个 ， 而 
是 三 个 酒 涡 ， 她 的 眼睛 比 嘴唇 笑 意 更 浓 。 丰 满 阅 大 的 朱红 色 嘴 
BAUM AL, HUNK. 

WS A UL LW ER LEE EF, WEDA 
RE MIE ات‎ XE 
脸 上 时 时 闪 过 一 丝 二 怪 的 微笑 。 

虽然 他 只 比萨 宁 大 三 岁 ， 却 很 显 老 。 

他 用 来 款待 客人 的 晚餐 ， 不 用 说 ， 能 使 最 讲究 吃喝 的 人 吃 
得 心满意足 ， 然 而 萨 宁 却 党 得 这 顿 饭 拖 得 太 长 ， 使 人 厌烦 得 要 
死 。 颇 洛 佐 夫 吃 得 很 慢 ， 吃 得 津津 有 味 ， 非 常 在 行 ， 对 精华 部 
分 决 不 放 过 。 他 全 神 贯 注 在 他 的 盘子 上 ， 几 乎 每 吃 一 口 都 要 先 
噢 一 噶 。 他 喝 起 酒 来 ， 一 定 要 先 在 口 里 汶 激 才 春 下 去 ， 然 后 把 
嘴 哑 得 非常 之 响 …… 烤 肉 端 上 来 的 时 候 ， 他 忽然 发 起 议论 来 了 
一 一 说 了 些 什么 呢 ? 说 的 是 美 利 奴 绵羊 。 他 极其 温柔 地 用 各 种 
爱 称 不 厌 其 详 地 描绘 它们 ， 说 他 打算 采购 一 大 批 这 种 羊 。 他 喝 
了 一 杯 滚 热 的 咖啡 他 几 次 向 茶 房 提 起 ， 昨 天 人 家 给 他 喝 的 是 
冷 咖 啡 一 -“ 冷 得 像 冰 一 样 ”， 说 的 时 候 ， 气 愤 得 几乎 进出 了 
眼泪 。》 用 他 那 发 黄 而 且 不 整齐 的 牙齿 咬 开 了 一 根 哈 瓦 那 产 的 
211 ARIS 7ل 1ھ‎ RO. BURP تا‎ 
序 厚 的 地 千 上 无 声 地 走 来 走 去 ， 幻 想 他 和 吉 玛 未 来 的 共同 生 
活 ， 以 及 他 应 该 写 信 向 吉 玛 说 些 什 么 。 可 是 颇 洛 佐 夫 醒 过 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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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， 据 他 自己 说 ， 醒 得 比 平时 早 一 一 只 睡 了 一 个 半 钟 头 。 他 灌 
下 肚 一 大 杯 冰 冻 矿 录 水 ， 吃 了 满 满 七 、 八 是 果酱 。 那 是 他 的 亲 
随 用 一 个 深 绿色 的 基辅 大 口 瓶 装 来 的 真正 俄国 果 桨 。 据 他 自己 
讲 ， 如 果 没 有 这 种 美味 ， 他 简直 不 能 生存 下 去 。 末 了 ， 他 用 肿 
眼 泡 下 面 的 小 眼睛 盯 住 萨 字 ， 邀 他 来 一 盘 “ 杜 拉克 ”由 , HET 
很 高 兴 地 答应 了 ， 者 是 不 然 ， 他 怕 颇 洛 佐 夫 又 会 讲 起 他 那些 小 
羊 关 、 小 母 羊 和 肥 肥 的 小 羊 尾 巴 。 宾 主 一 起 回 到 客厅 里 ， 茶 房 
送 来 一 盒 扑克 牌 ， 俩 人 就 玩 起 来 了 。 当 然 是 不 下 注 的 。 

FAW. ۰ (2۲ 1۳7 25 2610۳ Me RAB RARER, IE 
RE ا(‎ ATT ES 227۳۳ TAB BY WERK o 

她 一 多 这 些 牌 ， 就 纵 声 大 突 。 萨 宁 赶 紧 站 起 来 ， 她 连连 大 
声 说 道 : “你 们 接着 玩 罢 ， 一 一 我 去 换 了 衣服 再 来 ! ”她 一 面 
走 一 面 脱手 套 ， 衣 衫 沙沙 发 响 ， 一 内 就 进 了 里 间 。 

她 真 的 很 快 就 走 了 回来 。 她 脱 去 了 讲究 的 服装 ， 换 了 一 件 
宽大 的 淡 紫 色 宽 袖口 绸 衫 ， 腰 里 系 了 一 条 粗 麻花 形 的 带子 。 她 
靠近 丈夫 坐 下 ， 等 到 他 当 上 了 “傻瓜 ”的 时 候 ， 就 说 : ۶ 
啦 ， 肉 团团 ! ” (听见 “ 肉 团团 ”这 个 称呼 ， 萨 宁 惊 讶 地 看 了 
她 一 眼 ， 她 也 豪 无 顾忌 地 睁 大 了 眼睛 看 他 ， 满 面 春 风 地 突 着 ， 
脸 上 的 三 个 酒 涡 都 现 了 出 来 。，〉 “ 够 了 ， 我 看 你 已 经 困 了 ， 易 
吻 我 的 手 就 去 睡 吧 ， 萨 等 先生 和 我 要 说 一 会 儿 话 。?” 

“我 并 不 困 ”， 颇 洛 佐 夫 慢 吞 否 地 说 着 ， 吃 力 地 从 沙发 椅 
上 站 起 来 。“ 不 过 如 果 你 要 我 走 的 话 ， 我 就 走 好 了 。 我 也 愿意 
吻 吻 你 的 手 。? 

她 把 手掌 递 给 他 ， 同 时 仍旧 笑 味 咪 地 看 着 萨 宁 。 





O 杜 拉克 CB mrpadkr) 。， 意 为 使 瓜 ， 是 一 种 非常 简单 的 牌 戏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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颇 洛 佐 夫 也 瞧 着 他 ， 连 晚安 都 不 说 就 走出 去 了 。 

“来 吧 ， 把 一 切 都 告诉 我 ，”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热切 
地 说 着 ， 把 她 那 裸 露 的 两 肘 支 在 桌子 上 ， 不 耐烦 地 吻 弄 着 手指 
甲 。“ 是 真 的 吗 ， 人 家 说 你 快要 结婚 了 ? ?” 

说 着 ， 马 利 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把 头 偏 向 一 边 ， 凝 神 细 看 辽 
THI HKH e 


al ۳ 


萨 宁 和 各 种 各 样 的 人 打 过 交道 ， 并 不 是 第 一 次 见 世 面 。 然 
而 ， 要 不 是 他 把 颇 洛 佐 夫 太太 这 种 随 随 便便 的 亲昵 态度 看 作 是 
买卖 成 交 的 好 兆头 ， 这 种 态度 或 许 就 会 使 他 窘迫 不 安 了 。“ 且 
迁就 一 下 这 位 益 太 太 的 任性 吧 ，” 他 这 样 想 着 ， 就 用 和 她 一 样 
随便 的 口气 回答 道 ，“ 是 的 ， 我 快 结婚 了 。? 

“HUE EH? 是 个 外 国人 吗 ? ” 

4“ 是 的 。” 

“您 认识 她 的 时 间 不 很 久 吗 ? 她 住 在 法 兰 克 福 吗 ? ” 

《一 点 不 错 。” 

“她 是 个 什么 样 的 人 呢 ? 能 让 我 知道 吗 ? ” 

“当然 …… 她 是 个 甜食 店 老板 的 女儿 。” 

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扬 起 眉毛 ， 睁 大 了 眼睛 。 

“ 那 太 好 啦 ，” 她 慢 春 乔 地 说 ，“ 妙 极 了 ! 我 还 以 为 世界 
上 像 您 这 样 的 年 轻 人 已 经 绝迹 了 呢 ! 甜食 店 老板 的 女儿 ! ” 

“这 使 您 感到 奇怪 吧 ，” 了 萨 宁 用 颇 为 庄重 的 神气 说 道 ， 
“不 过 ， 首 先 得 说 明 ， 我 并 没有 什么 成 见 ……” 

“首先 得 声明 ， 我 对 于 这 个 一 点 也 不 党 得 奇怪 ，” 马 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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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 的 女儿 。 怎 么 样 ? 天 下 居然 有 敢于 钟情 的 男子 ， 这 使 我 很 
惊讶 ， 也 很 高 兴 。 您 很 爱 她 ， 对 不 对 ? 

“是 的 。” 

“她 一 定 非常 非常 美丽 ! ” 

萨 宁 有 点 为 难 …… 然 而 已 经 无 法 回避 这 些 问题 了 。 

《您 要 知道 ， 太 太 。?” 他 说 着 ，“ 每 个 恋人 都 认为 谁 也 比 
不 上 自己 的 爱人 。 不 过 我 的 未 婚 麦 。” 倒 的 确 是 个 绝色 的 美 
Ay? 

“HRI? 她 是 哪 种 类 型 的 ? 意大利 式 的 吗 ? 古典 的 
mh? ? 

“WG, bE 25 MIE ےت‎ 

“您 有 她 的 肖像 吗 ? ” 

“没有 。” 《〈 那 时 候 还 没有 像 片 ， 用 玻璃 底板 的 照 像 术 刚 
刚 开 始 应 用 。) 

“HEM HAF?” 

“HH,” 

“您 的 呢 ? ” 

“ 德 米 特 里 。” 

“RAVE? ” 

“ 巴 夫 洛 维 奇 。” 

“您 知道 吗 ，”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仍旧 慢 声 慢 气 地 说 
道 ，“ 我 很 喜欢 您 ， 德 米 特 里 。 巴 夫 洛 维 奇 ， 您 一 定 是 个 好 
人 。 把 您 的 手 给 我 ， 我 们 作 朋友 罢 。” 

她 用 她 那 白 暂 有 力 的 美丽 的 手紧 紧 握 了 握 他 的 手 。 她 的 手 
并 不 比 他 的 小 多 少 ， 但 是 却 更 温暖 ,更 光滑 和 柔软， 也 更 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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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您 知道 我 有 什么 想法 吗 ? ” 

“什么 想法 ? ” 

“您 不 会 生气 吧 ? 您 说 她 是 您 的 未 婚 妻 ， 然 而 难道 真 的 
۰ 绝对 地 有 这 种 必要 吗 ? ” 

萨 宁 皱 起 了 层 头 。“ 我 不 懂 您 的 意思 ，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
KM. ” 

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很 柔媚 地 笑 了 ， 她 扬 了 扬 脑 袋 ， 把 
EA -۔ ران راز چا‎ RE مرا( ۵ پل تا“ .جوز( کر جار‎ 7 
He AL, کک من‎ ARE BE. بر‎ TE FH FF 
士 ， 我 以 后 再 也 不 相信 人 家 说 理想 主义 者 已 经 不 复 存 在 的 话 
cS نا‎ 

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说 的 是 非常 纯正 的 俄国 话 ， 地 道 莫 
斯 科 口 音 ， 是 普通 老百姓 的 语言 ， 而 不 是 上 流 社会 的 语言 。 

“我 想 您 是 在 一 个 旧式 的 ,非常 虎 诚 的 家 庭 里 长 大 的 吧 ? ” 
她 说 ，“ 您 是 俄国 什么 地 方 的 人 ? ” 

“图 拉 人 。? 


“这 么 说 我 们 是 同乡 。 我 的 父亲 …… 您 知道 我 的 父亲 ， 对 
不 对 ? ” 

“是 的 ， 我 知道 。” 

“他 生 在 图 拉 …… 他 是 图 拉 人 。 好 了 吧 ……” CAL ° JE 


哥 拉 耶 夫 娜 故意 用 老百姓 腔调 说 这 几 个 字眼 〉 “现在 我 们 来 谈 
谈 生 意 吧 ? ” 
“您 的 意思 是 …… 谈 生意 ? 您 说 这 话 是 什么 意思 ? ” 
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睐 起 了 眼睛 ，“ 喇 ， 那 么 您 到 这 儿 
来 是 干什么 的 呢 ? 7” CHEEK EE ER BF KERR, 6ا71‎ 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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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 可 亲 ， 带 一 点 儿 嘲 弄 的 意味 。 可 是 一 旦 她 陷 大 了 眼睛 就 显得 
冷酷 无 情 。 她 的 眉毛 弯 弯 的 ， 墨 黑 得 像 暗 夜 一 样 ， 使 她 的 眼睛 
显得 特别 美 。) “您 不 是 要 我 购买 您 的 庄园 吗 ? 您 结婚 要 用 
钱 ， 是 这 样 不 是 ? ” 

“En, ” 

“BRS RIG? ” 

“开头 有 几 千 法 郎 也 就 能 对 付 了 。 您 的 丈夫 了 解 我 的 庄园 
的 情况 。 您 可 以 和 您 的 丈夫 商量 商量 …… 我 的 要 价 不 高 。 

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缓 缓 援 了 摇头 。“ 和 首先 得 说 明 ，” 
她 一 字 一 顿 地 说 着 ， 用 手指 尖 点 着 萨 宁 的 袖子 ，“ 我 没有 和 我 
丈夫 商量 事情 的 习惯 ， 只 有 在 衣 饰 方面 是 例外 一 一 他 在 那 方面 
是 非常 在 行 的 。 再 说 ， 您 又 何必 说 您 要 价 不 高 呢 ? 我 并 不 想 利 
用 您 正在 热恋 之 中 准备 作出 一 切 牺牲 的 这 件 事 …… 我 不 接受 您 
的 牺牲 。 怎 么 ! 难道 我 不 但 不 鼓励 您 那 种 一 一 您 是 怎么 说 来 
着 ? -一 高 尚 的 情感 ， 反 而 倒 乘 机 来 剥 您 的 扩 ， BAZ HE 
树 皮 一 样 吗 ? 我 从 来 不 是 这 种 人 人。 我 有 的 时 候 也 很 厉害 一 但 
不 是 这 么 个 干 法 。” 

萨 宁 不 明白 她 是 在 笑话 他 还 是 当真 的 ， 心 里 一 直 在 想 ， 
“ 哼 ， 我 真得 好 好 当心 ! 7 

一 个 听 差 用 大 托 玲 端 来 了 一 个 俄 式 茶 炊 、 一 BER FR. MP 
油 、 饼 干 和 其 它 食 物 ， 放 在 萨 宁 和 颇 洛 佐 夫 太 太 之 间 的 桌子 上 
就 退出 去 了 。 

她 给 他 倒 了 一 杯 茶 ，“ 您 不 介意 我 用 手指 头 拿 糖 吧 ? ”她 
用 手指 拿 了 一 块 糖 放 进 他 的 杯子 里 …… 然而 糖 夹 子 明 明 就 在 她 
的 手边 。 

《当然 ， 当然 santas 这 入 美丽 的 手 TE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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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还 没有 说 完 这 句 话 ， 就 差 一 点 儿 被 一 口 茶 嘻 住 了 。 她 以 
明亮 、 专 注 的 眼光 瞧 着 他 。 

“我 的 庄园 要 价 不 高 ，” 他 接着 说 道 ，“ 是 因为 我 觉得 您 
现在 是 在 国外 ， 也 许 没有 带 很 多 现 钱 出 来 ， 再 说 ， 我 明白 在 目 
前 这 种 情况 下 买卖 产业 也 是 有 点 异乎 寻常 ， 所 以 我 觉得 有 必要 
把 这 些 情况 考虑 进去 。” 

萨 宁 有 点 语无伦次 了 ， 而 马利亚 *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却 抱 着 手 
辟 安 然 靠 在 拱手 椅 上 ， 用 她 那 清亮 的 眼睛 凝视 他 。 末 了 ， 他 说 
不 下 去 了 。 

“ 别 忙 ， 说 啊 ， 说 啊 ! ”她 像 是 在 鼓励 他 ，“ 我 正 听 着 呢 
一 我 喜欢 听 您 说 话 儿 。 接 下 去 说 吧 ! ” 

萨 宁 开始 描述 他 的 庄园 ， 有 多 少 亩 地 ， 在 什么 地 方 ， 可 耕 
地 多 少 ， 有 那些 出 产 …… 甚 至 连 庄园 的 风景 也 说 到 了。 马 利 
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目不转睛 地 看 着 他 ,神情 越 来 越 专注 .欢欣 。 
她 的 嘴唇 一 直 在 微微 地 动 着 ， 但 并 没有 笑 。 她 咬 住 了 下 层 。 萨 
宁 又 念 促 不 安 起 来 ， 再 次 陷于 沉默 。 

“ 德 米 特 里 。 巴 夫 洛 维 奇 ，”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说 
着 ， 寻 思 了 一 会 儿 。“ 德 米 特 里 。 巴 夫 洛 维 奇 ，” 她 又 说 了 起 
来 ，“ 您 看 ， 我 深信 买 您 的 庄园 对 我 是 很 有 利 的 事情 ， 我 们 一 
定 能 够 商 妥 。 不 过 我 得 考虑 一 -两 天 ， 对 ， 两 天 时 间 。 您 能 离 
HERG RIG? 假如 您 不 情愿 的 话 ， 我 不 会 耽搁 您 更 多 
的 时 间 一 一 保证 不 会 。 倘 若 您 目前 需要 五 、 六 千 法 郎 的 话 。 我 
非常 乐意 借 给 您 一 以 后 再 结 帐 好 了 。” 

萨 宁 站 了 起 来 。“ 我 真 不 知道 该 怎么 感谢 您 ， 马 利 亚 。 尼 
哥 拉 耶 夫 娜 ， 我 们 初次 见面 ， 您 就 这 么 诚 蝴 ， 这 么 热心 地 帮助 
我 。 如 果 确 实 十 分 必要 的 话 ， 我 就 在 这 儿 住 上 两 天 ， 等 待 您 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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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否 买 下 我 的 庄园 作出 决定 。” 

“确实 是 非常 之 必要 ， 人 德 米 特 里 ， 巴 夫 洛 维 奇 ， 这 对 于 您 
来 说 会 很 难过 吗 ? 非常 难过 ? 唔 ， 告 诉 我 。” 

“我 很 爱 我 的 未 婚 妻 ，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， 离 开 她 是 
很 不 容易 的 。” 

“ 啊 ， 您 真是 个 罕见 的 男子 ，”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叹 
了 口气 ，“ 我 答应 您 不 会 耽搁 您 太 和 久 的 时 间 。 您 要 走 了 吗 ? ” 

“时 间 已 经 很 晚 了 ，?” 萨 宁 说 。 

“您 跑 了 这 么 远 的 路 ， 又 和 我 丈夫 玩 了 这 场 牌 ， 您 的 确 需 
要 休息 了 。 告 诉 我 ， 您 和 我 的 丈夫 硕 坡 里 特 。 西 多 洛 维 奇 很 要 
好 吗 ? ” ۱ 
“我 们 是 小 学 同学 。” 

“他 在 那个 时 候 就 像 现 在 这 个 样子 了 吗 ? ” 

“ 像 什么 样子 ? ” 萨 宁 闪烁 其 辞 了 。 

马利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猛 地 哈哈 大 笑 起 来 ， 直 笑 得 脸 数 得 
通红 ， 用 手帕 掩 住 了 嘴 。 她 站 起 来 ， 仿 佛 因为 太 疲 乏 ， 脚 步 有 
点 不 稳 ， 她 走 到 萨 宁 跟前 ， 把 手 伸 给 他 。 

他 鞠躬 告辞 ， 走 向 门 边 。 

“明天 一 早 就 请 过 来 ， 昕 见 了 吗 ? ”她 又 叫 住 了 他 。 他 回 
过 头 来 ， 看 见 她 杭 着 两 只 手 ， 斜 靠 在 椅子 上 。 宽 大 的 袖子 一 直 
滑 到 肩 际 ， 天 呀 ， 这 一 对 胎 膊 的 模样 ， 还 有 她 整个 的 体态 真是 
美 得 不 由 人 不 动心 啊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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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夜 以 后 很 入 ， 萨 宁 房 间 里 的 灯 还 亮 着 。 他 坐 在 写字 台 前 
120 


给 吉 玛 写 信 。 他 把 一 切 都 告诉 了 她 , 详 详细 细 把 颇 洛 佐 夫 夫妇 描 
写 了 一 番 ， 不 过 主要 的 篇 幅 是 用 来 表白 自己 的 感情 ， 信 中 还 约 
定 “ 三 天 后 再 见 〈 打 了 三 个 惊叹 号 ) ! ! ! ”第 二 天 一 大 早 ， 
他 就 把 信 送 到 邮局 ， 然 后 到 公园 里 去 散步 ， 乐 队 已 经 开始 演奏 
To 游人 还 很 少 ， 他 在 音乐 厅 前 喝 着 咖啡 听 了 一 会 儿歌 剧 《 魔 
愚 罗伯特》 中 的 曲子 ， 然 后 顺 着 一 条 幽静 的 小 径 找 了 一 条 长 使 

一 把 阳 伞 的 柄 在 他 的 肩 上 飞快 地 、 重 重地 拍 了 一 下 。 他 吃 
了 一 惊 …… 只 见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站 在 面前 。 她 娃 一 件 灰 
地 绿 花 的 落 绸 衫 ， 戴 一 顶 白色 绢 网 帆 ， 手 上 戴 着 翻 皮 手套 ， 新 
鲜红 润 得 像 夏天 的 早晨 。 她 的 举止 和 顾盼 之 间 ， 还 带 着 几 分 悍 
HOS اتا‎ HE Xo 

“ 旱 安 ，” 她 说 道 ，“ 我 打发 人 去 请 您 ， 可 是 您 已 经 出 门 
了 。 我 刚刚 喝 过 我 的 第 二 杯 …… 水 加 。 他 们 要 我 喝 这 儿 的 水 ， 
上 帝 知道 是 为 了 什么 一 一 难道 我 还 不 够 健康 吗 一 一 弄 得 我 只 好 
拿 出 个 把 钟头 来 散步 。 跟 我 一 块 儿 走 走 好 吗 ? 走 完了 ， 我 们 就 
去 喝 咖 啡 。” ۱ 

“我 已 经 喝 过 了 ，” 萨 宁 说 着 站 了 起 来 ，“ 不 过 我 很 乐意 
和 您 一 起 走 走 。” 

“那么 就 请 您 让 我 挽 着 您 的 腹 膊 …… 别 害怕 ， 您 的 未 婚 妻 
不 在 这 里 ， 她 不 会 瞧见 您 的 。? 

BE TMH TIT ~o, FEM BRI ° EF BR KR MEET 
HB, ۵ہ ترس کر‎ KERDE PIE E ۸ ج23‎ Mi ڈ5 5 2 زا‎ {F8 
了 她 ……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的 手 便 慢 慢 地 、 软 软 地 放 在 他 





QD JF RK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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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BE, بط‎ (2 Ree ۲ ۰ 

“EIX— VUE, 7 Mh, FKP AY BAe A ZEAE. 
“RAREST Ab, RAI HEE. RAE CBRE Bh 
句 话 》， 现 在 不 谈 买 卖 的 事 ， 等 吃 完 早饭 再 好 好 谈 ， 现 在 我 要 
您 谈 谈 您 自己 …… 我 好 知道 我 是 在 和 怎样 的 人 打交道 。 随 后 ， 
如 果 您 愿意 听 的 话 ， 我 再 对 您 谈 谈 我 自己 。 就 这 样 好 不 好 ? ” 

“不 过 ， 马 利 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， 这 有 什么 意思 呢 ……” 

“HT, HT! 您 误会 了 我 的 意思 ， 我 并 不 是 在 对 您 卖弄 
风情 。”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答 了 答 户 说 ，“ 您 已 经 有 了 个 
美 得 和 古 希腊 雕像 一 样 的 夫 婚 妻 ， 难 道 我 还 会 跟 您 卖弄 风情 
吗 ! 您 是 为 了 出 卖 庄园 一 一 而 我 呢 ， 我 要 买 。 我 得 了 解 有 关 您 
的 货色 的 所 有 情况 。 来 吧 ， 好 好 跟 我 说 说 。 我 不 光 需 要 了 解 我 
要 买 的 庄园 的 情况 ， 而 且 还 要 了 解 我 在 和 什么 样 的 人 打交道 。 
这 是 我 父亲 办 事 的 规矩 。 好 啦 ， 咱 们 开始 吧 …… 小 时 候 的 事情 
可 以 不 说 ， 就 说 说 您 到 国外 来 有 多 久 了 ? 到 过 哪些 地 方 ? 别 走 
那么 快 呀 ， 和 性 什么 呢 。” 

“我 从 意大利 来 ， 我 在 那儿 呆 了 好 几 个 月 。” 

“ 唔 ， 凡 是 意大利 的 ， 您 都 特别 喜欢 吧 ? HE, RARE 
那儿 找 个 对 象 ! 您 喜欢 艺术 吗 ? 绘画 呢 ? 说 不 定 您 更 喜欢 音 
乐 ? ” 

《我 爱 艺 术 …… 几 是 美的 东西 我 都 喜欢 。” 

“那么 音乐 呢 ?” 

“音乐 ， 我 也 喜欢 。? 

“可 是 ， 我 一 点 也 不 喜欢 音乐 。 我 只 喜欢 俄罗斯 歌曲 ， 而 
县 一 定 要 在 春天 的 乡村 里 -一 一 您 知道 吗 ， 大 家 又 歌 又 舞 …… 穿 
着 红 衬 衫 ， 头 上 戴 着 许多 珠子 ， 草 坪 里 长 满 了 墩 草 ， 嗅 着 农 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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插 标 来 的 炊烟 味 儿 …… 真 美妙 蚜 ! 可 是 还 没 轮 到 我 讲 呢 ! 说 下 
HME, KASE ٠۳٦ 

AW ۰ کال‎ 2 ARR EB, AACE TAR. HF 
HIRES Fe دبا(‎ ۳۰ 

ft کا کا کا‎ AE —— eS, RE, 后 来 
越 讲 越 带劲 ， 就 滔滔 不 绝地 说 起 来 了 。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即 夫 娜 
很 善于 倾听 别人 讲话 ， 她 的 样子 坦率 ， 使 得 别人 也 不 知 不 党 地 
愿意 对 她 开 诚 布 公 。 她 具有 法 国 红 衣 主教 雷 茵 所 说 的 “容易 与 
人 亲密 的 可 由 天 豪 。” 院 宁 说 起 他 在 国外 的 旅行 、 他 在 税 得 堡 
的 生活 、 他 的 青年 时 代 …… 如 果 马 利 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是 个 态 
度 娴 雅 的 上 流 社 会 的 贵 妇 人 ， 他 绝对 不 会 这 样 随便 地 跟 她 讲 
iis 然而 她 却 亲 亲 热 热 ， 对 他 作出 一 副 无 拘 无 束 的 男孩 子 模 
样 。 于 是 这 个 无 拘 无 束 的 “男孩 子 ” 就 以 娇媚 的 姿态 在 他 身 劳 
走 着 ， 轻 轻 倚 坠 着 他 的 辟 膀 ， 不 时 朝 他 望 望 。 他 身边 的 这 位 少 
妇 具 有 能 够 毁灭 我 们 这 些 意志 薄弱 的 几 人 的 魅力 ， 这 种 魅力 无 
法 抗拒 ， 使 人 发 狂 ， 只 有 斯 拉夫 种 的 女人 ， 而 且 只 有 混血 的 斯 
拉夫 种 女人 才 具 备 这 种 魅力 。 

这 席 话 谈 了 一 个 多 钟头 。 他 们 一 直 没 有 停 步 ， 顺 着 公园 里 
没有 尽头 的 小 径 不 住 脚 地 走 ， 有 时 登 上 山坡 赏 玩 风景 ， 有 时 又 
下 到 平地 ， 走 进 浓 荫 深 处 一 一 始终 是 手 挽 着 手 。 萨 宁 有 时 也 不 
免 有 些 烦 恼 一 一 他 从 来 没有 和 吉 玛 ， 他 杀 爱 的 吉 玛 一 起 这 样 长 
时 间 地 散 过 步 …… 而 这 位 夫人 却 把 他 独占 了 ! “您 疲倦 了 
HB? ”他 不 止 一 次 地 问 她 。“ 一 点 也 不 疫 倦 ，” 她 管道 。 他 们 
时 常 碰见 别 的 游人 ， 几 乎 都 和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即 夫 娜 打招呼 。 
EMRE ALG AMAR. HPA iy 
Mec MMR RAL, KAN BSR, We ند‎ t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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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巴黎 口音 大 声 对 他 说 道 ; “Comtes vous savezs, 11 né 
faut pas venir me ۰ ni aujourd’huis ni demaine 
( 伯 栈 ， 今 明黄 天 您 无 论 如 何 一 定 不 要 来 看 我 。)〉 ” 

BR BK Hb FH FRR BMH‏ تا 
“他 是 谁 ? ” 萨 宁 问 道 ， 他 有 一 般 俄罗斯 人 都 有 的 好 问 的‏ 
恶习 。‏ 

“他 吗 ? 是 个 法 国人 一 一 这 儿 这 种 人 多 得 很 …… 他 也 对 我 
献 拒 勤 。 哦 ， 是 喝 咖 啡 的 时 候 了 ， 我 们 回去 吧 。 我 想 这 会 儿 您 
WK RSA. 3321607 3۴ KABA MA BY ا کا‎ TI ” 

“宝贝 丈夫 ! 扒 拉 开 有 眼睛 ! ” 萨 宁 心 里 想 道 ，“…… 她 的 
法 国 话 倒 说 得 很 地 道 ! 好 个 古怪 的 女人 ! ” 

2 2 2 

马利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说 得 不 错 。 当 她 和 萨 宁 回 到 旅馆 的 
时 候 ， 那 位 “宝贝 丈夫 ”、“ 肉 团团 ” 戴 着 他 那 不 可 或 缺 的 红 
色 土 耳 其 帽子 ， 已 经 端 然 坐 在 摆好 早点 的 桌子 前 面 了 。 

“我 以 为 你 不 来 了 呢 ，” 他 报 起 嘴 叫 道 ，“ 我 正 打 算 独 自 
个 儿 喝 咖啡 哩 ! ۳ 

“不 要 紧 ，”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快活 地 说 ，“ 生 气 了 
吗 ? 这 对 你 有 好 处 ， 要 不 然 你 该 完全 僵化 了 。 瞧 ， 我 给 你 带 了 
个 客人 来 ， 快 按 铃 吧 。 我 们 来 喝 邯 啡 ， 顶 好 的 咖啡 -一 一 用 萨 克 
和 森 产 的 奖杯 盛 着 ， 放 在 雪白 的 桌布 上 ! ” 

她 摘 掉 帽子 和 手套 ， 拍 起 掌 来 。 

颇 洛 佐 夫 翻 起 眼睛 看 了 她 一 眼 。 

“你 今天 为 什么 这 么 兴奋 ，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? ”他 
小 声 问 道 。 

“不 于 你 的 事 ， 和 希 坡 里 特 。 西 多 洛 维 奇 ! 按 铃 ! 坐 下 ， 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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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 特 丑 ， 巴 天 洛 维 奇 ， 再 喝 一 次 咖啡 。 啊 ， 我 喜欢 下 命令 ! 这 
是 世界 上 最 最 使 人 开心 的 事情 。” 

“ 那 也 只 是 在 人 家 服从 你 的 时 候 ，” 她 的 丈夫 咕噜 道 。 

“ 那 是 当然 ， 正 因为 如 此 ， 我 才 这 么 高 兴 蚜 ; 特别 是 跟 你 
在 一 起 的 时 候 ， 对 不 对 ， 肉 团团 ? 啊 ， 咖 啡 来 了 ! ۶ 

茶 房 送 来 的 大 盘子 上 有 一 张 戏院 的 海报 ， 马 利 亚 。 尼 由 拉 
屯 天 娜 一 把 抓 了 过 来 。 

“话剧 ! ”她 很 不 高 兴 地 叫 了 起 来 ，“ 德 国 话剧 ! Bo, .总 
比 一 出 德国 喜剧 强 。” 她 向 茶 房 说 道 ; “去 给 我 定 一 个 包厢 ， 
要 楼 下 的 一 -不 ， 还 是 Fremden-Loge CPE EAR) BH. 
Wr OLS 24, —-2Fremden-Loge! ” 

“要 是 市 长 大 人 (Seine Excellenz der Herr Stadt— 
Director)〉 把 Fremden-Loge 定 去 了 呢 ?” 茶 BS 起 勇气 问 
a, ۱ 

“给 市 长 大 人 十 个 塔 列 尔 @@， 但 是 一 定 要 把 Fremden- 
Loge 弄 到 手 ， 听 明 向 了 吗 ? ” 

Ae By RHR 1 2» 

“请 您 和 我 一 起 去 看 戏 好 不 好 ， 德 米 特 里 ， 巴 夫 洛 维 奇 ? 
德国 演员 粳 糕 得 很 ， 不 过 还 是 请 您 去 看 看 ……: 去 肥 ? 877 
您 真 好 ! MY, ARAB, MAMA, HED? ” 

“ 随 你 的 便 ，” 颇 洛 佐 夫 正 把 杯子 端 到 跨 边 说 道 。 

“你 知道 吗 ， 你 最 好 采 在 家 里 。 你 在 戏院 里 老 是 打 腑 睡 ， 
再 说 你 也 不 大 听 得 懂 德 国 话 。 我 说 你 最 好 是 一 一 给 我 的 管事 写 
个 回信 ， 说 说 磨坊 的 事 儿 ， 一 一 说 说 给 农民 们 磨 面粉 的 事 儿 。 


س س ةه 


QC HIR, ۰۲۸ 20 ت1۳‎ 15 HEH RH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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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诉 他 我 不 答应 ， 不 管 应 ! 这 够 你 干 一 个 晚上 的 ……?” 

“好 吧 ，” 颇 洛 估 夫 说 。 

“这 就 对 了 ! 你 真是 个 聪明 的 乖 孩 子 ! HB, SEN, 6 
然 说 到 了 管事 的 ， 我 们 就 来 把 正事 办 一 办 吧 。 等 茶 房 把 碗 碟 收 
走 ， 就 请 您 对 我 们 谈 谈 您 的 庄园 的 情况 ， 德 米 特 里 。 巴 夫 洛 维 
奇 ， 所 有 的 情况 ;您 打算 要 个 什么 价 ， 要 求 预付 多 少 -一 所 有 
的 事 都 谈 一 谈 。” (“终于 谈 到 正题 了 ，” 萨 宁 想 道 ，“ 谢 天 
谢 地 ! ”) “您 已 经 对 我 说 了 一 些 ， 我 记得 您 很 愉快 地 把 您 的 
庄园 给 我 描写 了 一 番 一 一 不 过 肉 团 团 没 有 听见 …… 给 他 也 讲 一 
讲 ， 说 不 定 他 会 讲 出 点 有 用 的 话 来 。 想 到 我 能 促成 您 的 婚姻， 
我 很 高 兴 。 一 一 再 说 ， 我 答应 过 您 早饭 后 谈 您 的 事情 ， 我 向 来 
说 话 是 算数 的 ， 对 不 对 ， 希 坡 里 特 。 西 多 洛 维 奇 ? ” 

颇 洛 优 夫 用 手 摸 了 摸 脸 。 “这 话 不 假 一 一 你 从 来 不 驴 
نل‎ 7 

“我 绝 不 骗 人 。 来 吧 ， 德 米 特 里 。 巴 夫 洛 维 奇 ， 像 在 参议 
院 里 一 样 ， 把 您 的 情况 叙述 一 下 吧 ! ” 


=Tt 


Fide, BES i کا‎ Bebe HITE YU FE E AH SUB TB RHE 
Bi, نا‎ FF BE 1۳/۵ ۱۵ FEE HE Ths 没有 再 讲 它 的 自然 风景 之 
美 ， 只 是 不 时 提出 一 些 “ 具 体 事 实 和 数字 ”， 要 颇 洛 佐 夫 来 证 
实 他 的 话 。 颇 洛 佐 夫 只 咕噜 了 几 声 ， 摇 了 摇头 ， 天 知道 是 在 表 
示 先 成 还 是 表示 反对 。 其 实 ，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并 不 需要 
他 的 帮助 。 她 的 商业 才能 和 办 事 能 力 真 叫 人 叹服 。 她 深 知 地 产 管 
理 的 诀 穿 ， 盘 问 得 非 党 仔细、 在 行 。 她 说 的 每 句 话 都 很 中 肯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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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 不 含糊 。 萨 宁 没 有 料 到 会 有 这 番 盘 问 ， 一 点 准备 都 没有 。 这 
次 盘问 持续 了 一 个 半 钟 涉 。 雍 宁 的 感觉 犹如 犯人 坐 在 一 个 既 严 
厉 又 精明 的 法 官 面 前 的 窗 木 后 上 。“ 怎 么 啦 ， 不 过 是 例 行 的 请 
A) ”他 狼狗 不 堪 地 自我 解 哮 道 。 马 利 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
一 直 在 笑 ， 像 在 玩 似 的 ， 但 是 萨 宁 却 很 不 自在 。“ 庄 问 ” 时 他 
AN “BBB” WAR” HRD, KHMER 
MIE BY ال‎ AEB ٠۰ 

“好 了 ，” BAW ۰ (۲-5۳ 1۱72 Ri, “HE 
我 了 解 您 的 庄园 的 情况 了 ……… 了 解 得 和 您 A 己 一 样 清 280 11 
么 ， 每 个 魂 灵 您 打算 要 多 少 钱 呢 ? ۳ 〈 众 所 周知 ， 那 时 候 庄 园 
的 价格 是 以 农奴 的 多 少 来 计算 的 。) 

“这 个 …… 我 想 …… 总 不 能 少 于 五 百 卢布 吧 …… ” 萨 宁 费 
了 好 大 的 劲 才 把 这 名 话说 了 出 来 。 〈 啊 ， 孝 塔 列 沃 勒 ， 邦 塔 列 
沃 勒 ， 你 在 哪里 ? 现在 是 你 喊 Barbari 的 时 候 了 ! ) 

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抬 眼 望 着 天 花 板 ， 仿 佛 是 在 盘算 。 

“ 行 ! ”她 过 了 一 会 儿 说 道 ，“ 这 个 价钱 我 看 并 不 过 分 ， 
不 过 我 说 过 要 缓 两 天 才能 作出 决定 ， 所 以 您 得 等 到 明天 。 我 相 
信 我 们 一 定 能 够 讲 妥 ， 到 那个 时 候 您 再 告诉 我 您 打算 要 我 付 多 
少 定 金 。 而 现在 呢 ，Basta Cosi (Miz: 够 了 ) ! 7 — IB 
宁 有 不 同意 的 表示 ， 她 就 连忙 喊 了 起 来 。“ 我 们 谈 脐 脏 的 钱 的 
事情 已 经 谈 得 够 多 的 了 ，a de main les affaires! ۰ 
买卖 的 事情 明天 再 说 吧 ! ) …… 您 知道 吗 ， 我 让 您 ，” 说 到 这 
里 ， 她 从 腰带 里 拿 出 一 个 球 琅 沉 的 小 表 看 了 看 时 间 ，“…… 休 
息 到 三 点 钟 …… 我 应 该 让 你 休息 休息 。 玩 玩 轮 盘 赌 器 。? 

“我 从 来 不 赌 ，” BET BE. 

“ 真 的 吗 ? 您 真是 个 完 人 ! 然而 我 也 不 赌 ， 把 钱 白白 扔 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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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很 思春 的 。 不 过 您 可 以 到 赌场 里 去 见识 见识 。 有 些 人 非常 特 
别 。 有 位 老 太 太 头 上 戴 了 一 顶 冠 ， 长 了 两 撤 胡 子 -- 一 真 值得 一 
看 。 还 有 一 位 王子 ， 也 很 有 味道 。 他 的 神态 非常 尊严 ， 长 了 个 
座 钩 鼻子 ， 每 下 一 个 塔 列 尔 的 注 ， 就 要 在 背心 底下 偷偷 画 个 十 


字 。 那 么 ， 您 去 读 读 杂志 ， 散 散步 ， 总之， 随便 做 点 什么 …… 
不 过 一 到 三 点 您 就 得 来 …… de pied ferme êê: 4 ہللا‎ 


BO 。 晚 饭 得 早点 儿 吃 。 这 些 古 怪 的 德国 人 七 点 钟 就 开 戏 ，? 
她 伸 出 手 来 ，“Sans rancunes و‎ est-ce pas? (法 语 : 您 
ANE RUB? ) ” 

“TR, BAW. FARRAR A, پل‎ 70 668177 

“因为 我 折磨 了 您 。 且 等 着 瞧 吧 ， 往 后 ……” 她 说 着 上 胀 起 
了 眼 ， 所 有 的 酒 涡 就 都 一 齐 出 现在 她 那 飞 红 的 脸 类 上 了 ，“ 再 
ا‎ 7 

BI. Hh‏ بر سز بط سنا TET Hs. GET HR.‏ لا 
走 过 一 面 镜 子 时 ， 从 镜子 里 看 见 了 一 副 这 样 的 情景 : BRN °‏ 
尼 哥 拉 耶 夫 娜 把 她 丈夫 的 红色 土耳其 帽 一 直 往 下 按 得 盖 住 了 他‏ 
的 眼睛 ， 他 的 两 只 手 在 空中 乱 摆 着 抵挡 。‏ 


三 十 作 


啊 ， 当 萨 宁 独自 一 人 回 到 房间 里 的 时 候 ， 他 是 多 么 轻松 地 
叹 了 口气 啊 !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说 得 对 ， 他 的 确 需要 休息 
-一 他 需要 暂时 筷 记 他 的 新 相识 、 新 的 见闻 和 那些 谈话 。 由 于 
意外 地 和 一 个 府 昧 生平 的 女人 亲密 相处 ， 他 心底 里 浮 起 了 一 导 
Ee و اج تار ام‎ FEES. KW RA AE REY 
时 候 呀 ! 恰恰 在 吉 玛 向 他 吐露 爱情 ， 他 已 经 成 为 她 的 未 婚 夫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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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天 ! 真 罪过 ! 虽然 他 并 没有 作 什 么 见不得 人 的 事 ， 但 是 他 
在 思想 上 还 是 向 他 那 纯 洁 无 瑕 的 小 饭 子 上 千 遍 地 请 求 僻 恕 ;， 
千 遍 地 吻 了 她 赠 给 他 的 那个 小 十 °F 架 。 倘 车 不 是 他 一 定 得 迅 
速 、 圆 满 地 完成 他 到 威 斯 巴 登 来 的 使 命 ， 他 真 恨 不 得 插 翅 飞 回 
去 一 - 回 到 亲爱 的 法 兰 克 福 ， 回 到 那 家 一 样 温暖 的 房子 里 ， 同 
到 她 身 旁 ， 扑 倒 在 她 可 爱 的 脚 前 …… 但 是 他 已 经 身 不 由 己 ， 收 
不 住 脚 了 一 一 他 只 得 去 梳洗 、 去 吃饭 ， 然 后 上 戏院 …… 但 愿 她 
明天 能 让 他 早点 走 掉 ! 

使 他 烦躁 不 安 甚至 恼怒 的 还 有 一 件 事 ， 尽 管 他 不 断 地 以 柔 
情 、 以 感激 不 已 的 快乐 心情 想念 吉 玛 ， 人 怀念 他 们 在 一 起 度 过 的 
时 光 ， 慷 慑 未 来 的 幸福 日 子 ， 然 而 这 个 古怪 的 女人 ， 这 位 颇 洛 
佐 夫 太太 的 形象 却 总 是 不 肖 放 松 他 。 唉 ， 她 的 影子 时 刻 钻 到 
(这 是 萨 宁 在 着 众 、 恼 既 之 际 这 样 说 的 一 一 外 到 他 眼前 来 ， 
而 他 竞 无 法 赶 走 她 的 影子 ， 忘 不 了 她 的 声音 和 说 过 的 话 ， 其 至 
排 遗 不 掉 由 她 衣服 里 散发 出 来 的 香气 的 余味 一 - 那 种 很 特别 的 
淅 鲜 而 又 泥人 心肺 的 百合 花 一 般 袭 人 的 香气 。 这 个 女人 显然 是 
在 戏弄 他 ， 调 佩 他 ， 想 出 一 个 又 一 个 的 花招 ， 但 是 她 倒 底 有 什 
人 么 目的 呢 ? 她 想 要 什么 ? 难道 这 具 是 一 个 娇 纵 惯 了 的 阔 太 太 ， 
一 个 差不多 可 以 称 之 为 放荡 女人 的 一 时 任性 ? 还 有 那 位 宝贝 光 
夫 ， 真 是 个 怪人 ! 他 跟 她 的 关系 究竟 怎么 样 ? …… 咳 ， 颇 洛 佐 
夫 先 生 及 其 夫人 跟 他 萨 宁 有 什么 关系 ， 他 为 什么 要 去 想 这 些 问 
题 呢 ? 为 什么 即使 在 他 倾心 于 另 一 位 光明 纯洁 得 像 夏 日 一 样 的 
少女 的 时 候 ， 他 也 无 法 驱散 这 个 蒙 绕 在 他 心头 的 影子 ? 这 影子 
怎 敢 透 过 那 几 乎 是 神圣 的 面 影 出 现 ? 然而 它 不 但 敢于 出 现 ， 而 
且 还 带 着 嘲弄 的 微笑 。 这 对 摄 人 魂魄 的 灰色 眼睛 ， 脸 蛋 上 的 酒 
涡 和 那 对 卷曲 地 垂 着 的 小 辫子 -一 难道 这 些 已 经 迷 住 了 他 ， 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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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无 力 挣脱 了 吗 ? 

胡说 ! 胡说 ! 到 了 明天 ， 一 切 都 会 不 留 痕迹 地 过 去 …… 可 
是 ， 她 明天 能 让 他 走 吗 ? 

他 一 再 付 度 这 些 问 题 , 时 间 已 近 三 点 ,他 穿 上 了 一 件 黑色 的 
礼服 ,在 花园 里 散步 一 会 儿 , 便 向 着 颇 洛 佐 夫 夫妇 的 房间 走 来 。 


他 在 客厅 里 遇见 了 某 使 馆 的 秘书 ， 那 是 个 德国 人 ， 个 子 细 
RRR و‎ ~KRR ور لاه‎ ~ik HB, WRA-FEH 
的 头发 缝 路 (这 在 那 时 是 一 种 时 RE 打扮 ) 一 一 还 有 一 个 人 ， 
HE? 难道 不 是 几 天 前 和 他 决斗 过 的 军官 邓 何 夫 吗 ? 他 没有 料 到 
会 在 这 里 遇见 邓 何 夫 ， 一 时 有 些 尴 类 ， 但 还 是 鞠 了 一 躬 。 

“你 们 彼此 认识 吗 ? ”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问 道 ， 萨 于 
的 不 安 没有 逃 过 她 的 眼睛 。 

“是 的 ， 我 已 经 有 过 这 种 荣幸 ，” 邓 何 夫 说 着 ， 稍 稍 癌 马 
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偏 过 身 去 ， 带 着 微笑 小 声 地 加 了 一 句 ， 
“就 是 他 …… 您 的 同胞 …… 我 和 您 说 起 过 的 那个 俄国 人 ……"2 

“ 真 的 吗 ，” 她 也 小 声 喊 了 起 来 ， 用 告 诚 的 神情 朝 他 摇 了 
播 手 指头 ， 然 后 立刻 对 他 和 那 位 身材 瘦长 的 秘书 说 “再 见 ”。 
那 位 秘书 看 来 对 她 简直 是 神魂 颠倒 ， 且 着 她 看 的 时 候 总 是 张大 
了 嘴巴 。 邓 何 夫 像 是 个 常客 ， 很 知 趣 地 马上 告辞 ， 态 度 既 有 礼 
3 4 ا‎ Mo BBM MADE (ADAM ۰ 6ر‎ ۴2 MS 
Ay ۳,190 14۴ ENB Ke 

“到 您 的 那 位 贵 妇 人 那儿 去 吧 ，” 她 说 (当时 在 威 斯 巴 登 
有 一 位 摩洛哥 公主 ， 其 实 很 可 能 是 个 下 等 女人 ) ，“ 干 吗 在 我 
这 么 个 平民 家 里 浪费 时 间 ? ” ۱ 

“亲爱 的 夫人 ，” 不知 趣 的 秘书 还 在 纠缠 ，“ 世 界 上 所 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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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公主 … eae 

AE, GAL ۰ BRUM KRE — E BRR 
好 带 着 他 脑 后 的 那 道 头 发 钾 路 走 了 。 

正如 我 们 的 祖母 们 时 常 说 的 ，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的 穿 
戴 “ 把 她 的 优点 都 衬托 出 来 了 ”。 她 穿 了 一 件 闪闪 发 光 的 粉红 
EMAM, EURO 的 袖子 ， 耳 条 上 戴 着 金 钢 外 耳环， 眼睛 忱 
得 和 钻石 一 样 。 她 神 彩 奕 奕 ， 美 艳 动人 。 

她 让 萨 宁 靠近 她 坐 下 ， 和 他 谈论 她 儿 天 内 就 要 去 的 巴黎 ， 
谈论 使 她 厌烦 得 要 死 的 德国 人 。 她 说 ， 当 他 们 想 要 显得 有 风趣 
的 时 候 总 是 十 分 生 抽 ， 可 是 笨拙 的 时 候 倒 又 很 不 得 体 地 显得 有 
风趣 。 过 了 一 会 儿 ， 她 狸 然 脱口 问 他 ， 他 是 不 是 真 的 为 了 一 位 
女郎 和 刚才 的 这 位 军官 决斗 过 。 

“您 怎么 知道 的 ? ” 萨 宁 讷 讷 地 问 ， 非 常 吃惊 。 

“什么 样 的 事 都 可 能 传 开 ， 德 米 特 里 。 巴 夫 洛 维 奇 ， 我 还 
知道 正义 在 您 这 一 边 ， 您 的 行为 像 个 真正 的 骑士 。 告 诉 我 ， 这 
位 女郎 就 是 您 的 未 婚 妻 吗 ? ” 

Hh KT KJ Skene‏ ی 

“好 啦 ， 我 不 打听 了 ，?”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连忙 说 
道 ，“ 您 不 乐意 谈 这 件 事 ， 请 原谅 ， 我 再 也 不 问 了 ， 别 生气 
呀 ! ”这 时 颇 洛 佐 夫 手 里 拿 了 一 张 报纸 从 隔壁 屋子 里 老 了 过 
Ka “UREA ANG? 是 晚餐 准备 好 了 吗 ? ”她 问 他 道 。 

“晚饭 马上 就 好 。 你 看 看 《北峰 报 》 上 这 条 消息 一 一 格 罗 
莫 波 伊 亲 王 死 了 。” 


نجوس سسجت سمت a‏ ی ےس پا 


QD $42: KEMER بر‎ TON Mes YARRA )1661-1681( 创造 的 时 
装 样式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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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h AW. ۰ 2 27707 2126 BY Ke 

“他 死 了 么 ? 上 帝 保 佑 他 的 灵魂 ! 每 到 二 月 份 我 过 生日 的 
时 候 ，” 她 转向 萨 宁 说 道 ，“ 他 总 是 在 我 所 有 的 房间 里 摆 满 了 
茶花 。 但 是 我 不 能 仅仅 为 了 这 一 点 留 在 彼得 堡 过 冬 。 他 该 有 七 
مسج و اھ نہیں‎ 

“应 该 有 了 。 报 纸 上 描 写 了 他 的 莫 仪 ， 所 有 富里 的 人 都 到 
Wi, HAMAR ہو‎ 他 的 诗 。” 

“ 真 不 错 。 

“要 不 要 我 念 给 你 听 ? 亲王 说 他 是 个 真正 的 大 丈夫 。” 

“不 ， 不 ， 我 不 要 听 。 他 算得 上 大 丈夫 吗 ? 他 不 过 是 塔 吉 
ME SCREAM EASY. RIESE RAHI, HAA 
HRT: 8898 ۰ ERKE, ik RHA. ” 


“晚饭 和 昨天 一 样 丰盛 ， 谈 话 也 进行 得 很 热闹。 马利亚 。 尼 
哥 拉 耶 夫 娜 很 有 口才 ， 这 在 女人 里 ， 尤 其 是 在 俄国 女人 里 是 很 
少 有 的 。 她 想到 什么 就 说 什么 ， 议 论 得 最 多 的 是 她 的 女 同 胞 。 
有 些 辛辣 生 动 的 用 语 不 止 一 次 引起 了 了 萨 宁 的 笑 声 。 马 利 亚 。 尼 
哥 拉 耶 夫 娜 最 恨 那些 虚伪 、 圆 滑 的 言辞 和 谎话 …… 偏 偏 到 处 都 
是 这 种 东西 。 她 最 喜欢 炫 猛 她 童年 时 代 的 摆 微 处 境 ， 总 爱 把 自 
已 说 成 个 乡巴佬 ， 还 讲 了 一 些 关于 她 的 幼年 和 她 那些 亲戚 的 一 
些 离奇 古怪 的 故事 。 她 说 ，“ 我 眼 彼得 大 帝 的 母亲 纳 塔 里 。 奇 
丽 诺 夫 娜 一 样 ， 穿 过 树 皮鞋 。 

萨 宁 看 得 出 比 起 和 她 同年 龄 的 那些 女人 来 ， 她 经 受过 不 少 
折磨。 

颇 洛 佐 夫 一 心 一 意 专 注 在 吃喝 i， 只 不 过 偶尔 用 他 那 淡 色 
的 摇 似 呆 灌 而 其 实 洞察 一 切 的 眼睛 看 看 他 的 妻子 和 雍 宁 。“ 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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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是 个 聪明 的 好 孩子 ，”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对 他 说 道 ， 
“你 到 法 兰 克 福 去 给 我 买 来 的 东西 都 好 极 了 ， 我 要 在 你 的 额 上 
亲 一 亲 作 为 酬 报 …… 不 过 你 并 不 喜欢 这 一 套 。” 

“是 的 ，” 颇 洛 佐 夫 说 着 ， 用 一 把 银 制 的 水 果 刀 切 波 葛 。 

BHR ° (3117 1۳7210۳76 ولا کر‎ FHM To 

“我 们 打 的 赌 还 算 不 算数 呢 ? ”她 意味 深长 地 问 道 。 

“当然 算数 。” 

“好 极 了 ， 你 一 定 会 输 。” ۱ 

颇 洛 佐 夫 抬 了 抬 下 巴 。“ 哼 ， 这 一 回 呀 ， 马 利 亚 ，。 尼 哥 拟 
耶 夫 娜 ， 别 太 自 信 了 ， 我 认为 你 这 回 要 输 。” 

“你 们 打 什 么 赌 了 ? ”了 萨 宁 问 ，“ 我 能 知道 吗 ? ” 

“现在 还 不 能 ，”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钊 夫 娜 说 着 大 笑 起 来 。 

时 钟 敲 了 七 点 。 茶 房 来 报告 马车 已 经 准备 好 了 。 颇 洛 佐 夫 
站 起 来 送 了 他 女人 几 步 ， 马 上 又 走 回去 倒 在 沙发 上 。 

“ 别 筷 了 给 管事 的 写 信 ! ”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在 穿 党 
里 朝 他 叫 道 。 

“BobA>s MAT! 我 是 说 话 算数 的 。” 


三 十 九 


在 一 八 四 〇 年 ， 威 斯 巴 登 的 戏院 是 很 简陋 的 ， 而 剧团 里 
呢 ， 不 过 是 些 装 腔 作 势 的 庸 才 ， 死 死板 板 的 老 一 套 ， 丝 毫 不 比 
现在 德国 戏院 的 普通 水 准 高 。 如 今 最 符合 这 个 水 准 的 ， 莫 过 于 
在 著名 的 德 维 里 特 先 生 “卓越 ” 领 导 下 的 卡 士 路 替 剧 团 了 。 

在 “尊贵 的 颇 洛 佐 夫 夫人 ” 租 定 的 包 叮 后 面 〈 天 知道 这 位 
茶 房 是 用 什么 办 法 把 包 胚 租 到 手 的 ， 他 总 不 能 对 市 长 大 人 去 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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贿 ， 对 不 对 ! ) 有 一 间 小 小 的 休息 室 ， 里 面 摆 着 沙发 。 马 利 亚 
سیت و سس تحت‎ a می اس ہپ‎ Oe eae 
的 屏风 立 了 起 来 。 

“我 不 想 让 人 家 看 见 我 ， ”她 说 ，“ 要 不 然 他 们 全 都 会 跑 
来 。” 她 让 他 在 身 旁 坐 下 ， 背 朝 观 众 ， 使 包月 看 起 来 像 是 空 着 
的 样子 。 

乐队 奏 起 了 < 费 加 罗 的 婚姻 》 的 序曲 ， 帷 磅 徐徐 升 起 ， 戏 
开始 了 。 

这 是 许多 “土产 ”剧本 之 一 。 作 者 有 学 问 而 少 才 华 。 他 费 
了 九 牛 二 虎 之 力 笨 笨 抽 拙 地 写成 了 这 个 剧 。 风 格 上 是 挑 不 出 毛 
病 的 ， 但 是 一 点 生气 也 没有 。 填 进 了 一 些 “ 深 刻 ” 或 “无 比重 
要 ”的 思想 ,运用 了 一 点 所 谓 的 翡 剧 冲突 ,其 效果 是 沉 闽 之 极 ， 
简直 可 以 称 之 为 “亚细亚 式 的 ”一 - 犹如 虎 列 拉 有 普通 虎 列 拉 
和 亚细亚 虎 列 拉 之 分 。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耐心 听 了 半 幕 ， 
后 来 那 位 年 轻 的 情人 发 现 他 所 钟情 的 女郎 对 他 不 忠 〈 他 穿 了 一 
件 灯 笼 袖 、 天 我 绒 灸 领 的 标 色 礼服 ， 一 件 带 珠光 纽扣 的 条 纹 背 
心 ， 一 条 有 漆皮 吊带 的 绿色 长 裤 和 白 翻 皮 手 套 ) ， 就 把 紧 紧 握 
着 的 双 拳 放 在 胸口 上 ， 两 肘 呈 锐角 伸 向 前 方 ， 像 狗 一 样 地 号 叫 
起 来 。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听 不 下 去 了 。 

“法 国 最 边远 的 小 镇 上 最 低劣 的 演员 也 比 德国 第 一 流 的 名 
演员 强 ， 也 自然 得 多 。” 她 大 为 愤慨 地 说 着 ， 退 到 包厢 里 间 。 
“来 罢 ，” 她 担 了 拍 身 旁 的 沙发 对 萨 宁 说 ，“ 我 们 来 聊 一 会 儿 
KB. ” 

萨 宁 依从 了 她 。 
.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节 夫 娜 苦 了 他 一 腿 。“ 您 真 柔 和 得 跟 牛 奶 
一 样 ， 当 您 的 妻子 一 定 很 舒服 。 您 看 那个 疯子 =---” 她 用 扇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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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了 指 那 个 演员 〈 他 扮 的 是 个 家 庭 教师 )》。“ 闭 个 疯子 使 我 直 
起 了 我 做 姑娘 的 时 候 。 有 一 次 ， 我 爱 上 了 一 个 家 庭 教 师 。 他 是 
我 初恋 一 一 不 ， 是 第 二 次 恋爱 的 对 象 。 我 第 一 次 爱 的 是 东 斯 科 
伊 修道 院 的 一 个 教士 。 我 那 时 刚刚 十 二 岁 ， 只 有 礼拜 天 才 看 得 
见 他 。 他 穿 一 件 黑 绒 的 法 衣 ， 身 上 带 了 股票 衣 草 的 味道 ， 手 里 
拿 着 香炉 穿 过 人 和 群 ， 用 法 国 话 对 太太 小 姐 们 说 道 :“Pardon， 
excusez 〈 对 不 起 ， 请 原谅 ) ， 了 眼睛 总 是 看 着 地 下 。 他 AF (۴ 
毛 足 有 这 么 长 ! ”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用 姆 指 的 指甲 抬 着 半 
截 小 手指 头 比划 着 。“ 我 的 老师 的 名 字 叫 加 斯 通 先生 ， 人 和 您 知道 
吗 , 他 是 个 瑞士 人 ,非常 有 学 问 ， 严 格 得 很 一 一 他 的 相貌 很 有 男 
FOR, RAW ER TF HAR لاد غآز‎ RAH FE 
我 有 点 怕 他 。 我 生平 只 怕 过 他 一 个 。 他 是 我 兄弟 的 家 庭 教师 
一 一 我 这 位 兄弟 后 来 死 了 ,是 淹 死 的 ,有 个 吉普 赛 人 给 我 算命 ， 
说 我 以 后 得 凶 死 ， 这 都 是 睛 说 ， 我 不 相信 这 一 套 。 您 能 想象 希 
KBR ۰ SRA SBR + 

“人 可 以 有 别 的 死 法 ， 不 一 定 死 在 七 首 上 。” 萨 宁 应 道 。 

“这 些 都 是 胡说 。 您 也 迷信 吗 ? 我 一 点 也 不 。 该 来 的 事 就 
让 它 来 吧 ! 加 斯 通 先 生 就 住 在 我 们 家 里 ， 他 的 房间 正好 在 我 的 
房间 的 上 面 。 我 有 时 半夜 醒 来 ， 倾 听 他 的 脚步 声 一 一 他 总 是 睡 
得 很 晚 一 一 我 对 他 崇拜 得 很 ，…… 也 许 还 掺 杂 有 别 的 感情 。 我 
父亲 识字 不 多 ， 不 过 却 让 我 们 受到 了 很 好 的 教育 。 我 还 懂 拉 丁 
SWE. ” 

“您 吗 ? MIX ” 

“是 的 一 就 是 我 ! 加 斯 通 先 生 教 我 的 ， 我 跟着 他 读 完了 
> FIER < ۵ 。 很 沉 闽 ， 不 过 有 些 段 落 很 有 趣 。 您 记得 狄 多 和 
= QD (CFER « (Aeneid) 是 古 罗马 许 人 维 吉尔 Virgie 写 的 史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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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 尼 阿 斯 ® 在 树林 子 里 的 那 一 段 吗 ? ۳۴۷ 

“是 的 ， 我 记得 。” 萨 宁 很 快 地 说 。 他 时 就 把 拉丁 文 瑟 光 
To لور‎ > 伊 尼 特 》 只 有 一 个 非常 模糊 的 印象 。 

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斜 着 眼睛 从 头 到 脚 地 看 了 他 一 眼 。 
“不 过 ， 您 别 以 为 我 有 什么 学 问 , 老 天 他 ,我 一 点 学 问 也 没有 ， 
什么 也 不 会 。 不 会 写 …… 不 会 高 声 朗 诵 ; BH, DSRS. BH 
画 ， 人 也 不 会 缝 幼 一 一 一 无 所 能 ! 我 就 是 这 么 个 人 ! ” 

她 张 开 两 辟 ，“ 我 跟 您 说 这 些 ，” 她 接着 往 下 说 ，“ 首 先 
TRE SRR? (她 指 着 舞台 ， 这 时 在 台 上 号 叫 的 
已 经 不 是 男 角 而 是 个 女 角 了 ， 她 也 把 两 肘 伸 向 前 方 》“ 再 说 ， 
我 还 欠 着 您 的 帐 呢 一 一 昨天 您 已 经 对 我 谈 过 您 自己 的 事情 
Se? ۱ 

“是 您 要 我 说 的 。” 萨 宁 声明 。 

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突然 转 过 头 来 对 着 他 。 

“难道 您 就 不 想 了 解 我 是 个 什么 样 的 女人 吗 ? 当然 这 也 不 
奇怪 。” 她 又 补 了 一 句 ， 然 后 倚 在 沙发 的 靠垫 上 。“ 一 个 男人 
出 于 爱情 ， 经 过 决斗 ， 好 不 容易 快要 结婚 了 ， 哪 有 时 间 想 到 别 
的 女人 呢 。” ۱ 

马利亚 ，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停 了 一 停 ， 用 她 那 相当 大 的 、 整 整 
FETE کا بر‎ Wy EN F BBE F HEY A ه‎ 

萨 宁 觉得 两 天 来 一 直 窒 息 着 他 的 那 股 迷雾 又 升 上 了 头脑 。 

他 和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之 间 的 这 场 谈 话 是 小 声 进 行 
的 ， 差 不 多 是 在 守 窃 私语 ， 这 使 他 心慌 意 乱 得 更 厉害 。 


一 一 一 一 一 


@ KF (Dido) 是 迎 太 基 女 王 。 伊 尼 阿 斯 (Aeneas) 是 希腊 神话 中 特洛伊 
之 战 的 英雄 。 他 因 海 上 失事 被 海浪 冲 到 迎 太 基 ， 狄 多 由 于 得 不 到 他 的 爱情 
11 8 ۰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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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2 ی 
藉 ， 总 是 听任 事情 自然 发 展 下 去 。‏ 

A LAAT TI گاتئا‎ Hen جرد‎ CBIR” 
Re MA ORR” و‎ RE HET — ۸ سے‎ ۴ 
节 。 这 个 剧 别 的 地 方 并 没有 滑稽 的 成 分 ， 所 以 观众 对 仅仅 人 这么 
一 点 点 可 筑 的 地 方 ， 也 很 感到 高 兴 ， 都 笑 了 。 

这 阵 笑 声 也 使 得 萨 宁 心 神 不 安 。 

有 的 时 候 ， 他 简直 不 知道 他 究竟 是 在 生气 还 是 快乐 ， 是 厌 
烦 还 是 觉得 有 趣 。 天 哪 ， 假 如 吉 玛 这 会 儿 看 见 了 他 ， 该 怎么 想 
呢 ! 


“真有 意思 ，”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突然 说 道 ，“ 一 个 
男子 会 心平 气 和 地 对 人 说 : 我 打算 结婚 了 但 是 决 不 会 有 人 心 
平 气 和 地 说 : 我 打算 投 水 了 。 其 实 ， 这 两 者 之 间 有 什么 差别 
WE? 真有 意思 ， 是 不 是 ?“ 

萨 宁 恼 火 了 。“ 差 别 很 大 ，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。 对 于 
有 些 人 来 说 ， 投 水 也 没有 什么 可 怕 一 一 他 们 会 游泳 。 至 于 某 些 
离奇 的 婚姻 ， 既 然 您 已 经 提起 ……?” 

他 住 了 嘴 ， 咬 着 自己 的 舌头 。 

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用 扇 柄 敲 着 自己 的 手心 。 

“ 往 下 说 呀 ， 德 米 特 里 。 巴 夫 洛 维 奇 ， 说 下 去 呀 。 我 知道 
您 想 说 什么 。 您 想 要 说 的 是 ， 既然 您 提起 了 这 一 点 ， 亲 爱 的 夫 
人 ， 那 我 就 要 说 ， 最 离奇 不 过 的 ， 莫 过 于 您 自 个 儿 的 婚姻 了 。 
别 忘 了 我 从 孩提 时 代 起 就 认识 您 的 丈夫 。 您 想 要 说 的 是 会 游泳 
的 您 ， 难 道 不 就 是 这 个 么 ? ” 

“请 容许 我 …… ” 


13? 


“我 说 得 对 不 对 ? 我 说 得 对 不 对 ? ”马利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
娜 连连 问 道 ，“ 来 ， 看 着 我 的 眼睛 说 说 看 ， 难 道 我 说 得 不 对 
we ا‎ 

萨 宁 窘 得 无 地 自 容 。“ 好 吧 ， 就 算是 这 样 一 一 假如 您 非 要 
我 说 不 可 的 话 ， 那 么 我 就 只 好 说 ， 您 说 得 不 错 。” 他 终于 脱口 
而 出 了 。 

您 就 不‏ ۰ وہ ےلاک TREN,‏ ۶۱۵201۳18 3۳17( ۰ ۱۲۷[ رن 
想 一 想 ， 您 这 个 会 游泳 的 人 为 什么 不 想 一 想 ， 一 个 既 不 穷 ， 又‏ 
不 囊 ， 也 不 …… 了 丑 的 女人 ， 为 什么 会 采取 这 么 离奇 的 行动 ? 这‏ 
也 许 不 会 使 您 发 生 兴 趣 ， 不 过 不 要 紧 ， 我 会 把 其 中 的 道理 告‏ 
开幕 的 时 候 我 再 告‏ سرت ， 您 ， 只 是 现在 还 不 能 说‏ 
诉 您 。 我 总 怕 有 人 进来 …‏ 

رم 

EJF TS ~E, — aK fie T BEE — — kA زر‎ TI E ۵ 
油 亮 的 大 红脸 。 年 纪 还 轻 ， 但 是 已 经 没 了 牙 ， 一 个 下 垂 的 长 鼻 
子 ， 一 对 像 蝙 晤 翅膀 一 样 伸展 开 的 大 耳 东 ， 耳 条 背后 是 一 圈 长 
而 直 的 头发 ， 一 副 金 边 眼镜 架 在 他 那 对 呆 河 而 又 好 奇 的 小 眼睛 
上 上面， 眼镜 上 还 带 了 一 副 夹 鼻 眼 镜 。 这 张 脸 在 包厢 里 瞧 了 一 
2 & KEM HR FB — SE, ERK. KF, HH 

一 条 满 布 青筋 的 脖子 。 

马利亚 *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朝 那 张 脸 挥 了 挥手 帆 。“ 我 不 见 客 ! 
Ich bin nicht zu Hause»Herr P.Ich bin nicnt zu Haus’ 
ا‎ Scat! (德语 : 我 现在 不 见 客 ! ) ” 

“ 那 张 脸 上 的 表情 转 为 惊讶 , 勉强 笑 了 一 笑 , Vig زر‎ i IH SS FE 
得 五 体 投 地 的 李斯 特 山 ， 一 字 一 吓 地 说 道 : “Sehr gut! Sehr 

® 李斯 特 (Franz Liszt 1811 一 1886) ， 匈 牙 利 作 曲 家 、 钢 其 家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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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ut! FE: RU! 很 好 ! ) ”然后 就 不 见 了 。 

“这 个 怪人 是 谁 ? ” BETH. ۱ 

“HbA? 是 威 斯 巴 登 的 一 位 批评 家 。 是 文学 评论 家 ， 也 是 
个 奴才 ， 随 您 怎么 叫 都 成 。 他 现在 正 拿 着 本 地 的 包 税 人 的 钱 ， 
所 以 看 见 什 么 都 赞扬 ， 对 谁 都 表示 热心 。 其 实 他 th ê FEW 
ولاز‎ RADAR KE 1 مه‎ RRA RIL. eK, 
一 定 会 到 处 去 说 我 在 这 里 看 戏 。 罢 了 ， 真 倒霉 ! ” 

乐队 奏 了 一 会 儿 华 尔 兹 ， 帷 镑 又 拉 开 了 ， 台 上 装 腔 作 势 ， 
号 叫 得 更 厉害 了 。 

“好 啦 ，?”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说 着 ， 又 倚 在 沙发 的 靠 
垫上 ，“ 既 然 您 不 得 已 被 迫 坐 在 我 的 身边 ， 无 法 享受 和 未 婚 妻 
团聚 的 快乐 -一 别 把 眼睛 胜 得 那么 可 怕 ， 不 要 生气 一 一 我 明白 
您 的 心事 ， 我 已 经 答应 您 爱 到 那里 就 到 那里 去 一 一 但 是 现在 ， 
您 却 得 听 我 说 。 您 想 知道 我 最 爱 的 是 什么 吗 ? ” 

“自由 。，” 萨 宁 答 说 。 

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把 她 的 手 放 在 他 的 手 上 。 

“对 ， 德 米 特 里 。 巴 夫 洛 维 奇 ，” 她 说 这 话 的 时 候 ， 确 有 
几 分 真诚 和 庄重 的 味道 。“ 自 由 高 于 一 切 ， 先 于 一 切 。 别 以 为 
我 是 在 吹牛 一 一 根本 没有 什么 好 吹 的 一 一 我 一 向 热爱 自由 ， 今 
后 也 当 永 远 如 此 , 直到 我 死 的 那天 ,我 童年 时 代 见 识 过 许多 人 奴 
役 人 的 情况 ， 我 自己 也 受过 这 种 车。 喇 …… 喇 …… 是 我 的 老师 
加 斯 通 先生 打开 了 我 的 眼界 。 现 在 您 也 许 懂 得 了 我 为 什么 要 嫁 
给 希 坡 里 特 。 西 多 洛 维 奇 了 。 我 和 他 在 一 起 可 以 不 受 约束 ， 非 
常 自 由 ， 自 由 得 同 空气 、 同 风 一 样 …… 在 我 和 他 结婚 之 前 就 明 
白 ， 和 他 在 一 起 生活 我 能 目 由 得 和 一 个 无 拘 无 束 的 哥 萨 区 人 一 
Rl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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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停 了 一 停 ， 把 扇子 抛 到 一 边 。 

“我 还 可 以 告诉 您 一 一 我 并 不 反对 思考 ……. 思考 是 一 件 很 
有 味道 的 事情 ， 我 们 的 头脑 天 生 就 是 用 来 思考 的 ; 但是， 我 从 
来 不 去 考虑 我 的 行为 的 后 果 一 一 从 米 不 。 自 己 做 的 事 ， 我 一 点 
不 悔恨 ， 根 本 用 不 着 。 我 遵循 的 格言 是 : Cela ne tire pas 3 
conséquence GE: 这 不 会 造成 严重 后 果 的 。) -一 我 不 知 
道 用 俄语 该 怎么 说 。 下 说， 什么 会 “造成 严重 后 果 ” 呢 ? BA 
道 吗 ， 在 这 个 世界 上 , 谁 也 不 会 来 清算 我 一 一 至 于 到 了 那里 ， 
Wh 22+ PFI, “FE, AVE AIRE ل2 ے ما(‎ 
7 7 32 32 ۳ 22 مک لت زر کر دوع 1 زا‎ BEEN AS? 
您 昕 得 厌烦 了 吧 ? ” ۱ 

萨 宁 正身 着 身子 坐 着 ， 这 时 他 抬 起 了 头 。“ 我 一 点 也 不 党 
得 厌烦 ，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， 我 怀 着 极 大 的 好 奇 心 在 听 。 


只 是 …… 我 …… 老 实说 …… 我 在 想 您 为 什么 要 把 这 些 话 讲 给 我 
听 呢 ? ” 

马利亚 。 尼 麻 拉 耶 夫 娜 不 知 不 觉 地 并 近 了 一 些 。“ 和 您 在 想 
ند‎ 难道 您 真 的 那么 迟钝 ? 再 不 然 就 是 太 老 实 了 ? ” 

Bê HJ KAFE To 


“PRS HLH, 7”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语气 非常 安 
详 ， 但 是 她 脸 上 的 才情 却 完全 不 是 这 样 ，“ 因 为 我 喜欢 您 。 别 
那么 大 慰 小 怪 ， 我 并 不 是 在 开玩笑 。 我 不 愿意 给 您 留 下 一 个 不 


好 的 印象 …… 印 象 不 好 倒 也 没有 什么 关系 ， 然 而 错误 的 印象 却 
0 کا کرد‎ ALARA ABIL, MOUS یلا‎ te — Hk 


XA SHRI. NGF, WRIA. RHRAM‏ مار 
谎 。 听 着 ， 德 米 特 里 。 巴 夫 洛 维 奇 ， 我 知道 您 爱 的 是 别人 ， 而‏ 
且 快 要 和 她 结婚 了 …… 要 知道 我 并 没有 什么 私心 。 好 图， 这 下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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洲 轮 到 您 来 说 :Cale ne tire pas A conséquence. (然而 ， 
کت‎ 这 不 会 造成 严重 的 后 果 。) 7 

她 笑 了 ， 但 突然 又 收 住 了 笑 声 。 她 坐 着 一 动不动 ， 仿 佛 对 
自己 说 过 的 话 感到 震惊 。 她 的 眼睛 一 向 是 非常 偷 快 大 胆 的 ， 这 
时 却 显 得 似乎 有 些 羞 慎 ， 其 至 有 些 忧郁 。 

“真是 条 蛇 ! 啊 ， 真 眼 蛇 蝎 一 样 ! ” 萨 宁 想 道 ，“ 然 而 是 
条 多 么 美丽 的 蛇 啊 ! ” 

“把 我 的 带 柄 眼镜 递 给 我 ，”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突然 
说 道 ，“ 我 想 要 看 一 看 -一 -那个 年 轻 的 女 主角 真 的 是 那么 习 
吗 ? 这 使 人 党 得 政府 是 出 于 道德 目的 选中 了 她 的 ， 好 使 年 青 人 
不 至 于 受 她 的 诱惑 。” 

辽宁 把 带 柄 眼镜 递 给 了 她 。 她 在 接 过 眼镜 的 时 候 ， 极 经 地 

择 了 捍 他 的 手 。 
”《“ 别 那么 一 本 正经 ，” 她 既然 含笑 ， 悄 声 低语 地 说 道 ， 
“您 知道 吗 ， 人 家 束缚 不 了 我 ， 我 也 不 去 束缚 别人 ， 我 爱 自 
由 ， 我 不 承认 义务 -一 一 这 不 光 是 指 我 自己。 好 啦 ， 坐 开 一 点 
儿 ， 听 听 戏 吧 。” ۱ 

LFW. ۰ (2 2۴3 1۳32۳۹۳ 7 ح' نز‎ HER, BSH 
舞台 的 方向 看 着 。 他 在 半 明 半 暗 的 包厢 里 坐 在 她 的 身 旁 ， 不 由 
自主 地 呼吸 着 她 那 娇 美的 身体 溢出 来 的 温 香 …… 脑 子 里 不 由 自 
主 地 在 回味 着 这 一 晚 她 对 他 说 过 的 所 有 的 话 一 一 特别 是 最 后 那 
几 分 钟 说 的 话 。 


四 十 


戏 又 继续 演 了 一 个 多 钟 凑 ， 马 利 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鲫 和 萨 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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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久 就 不 再 朝 台 上 看 ， 专 顾 说 话 了 。 话题 还 是 和 先前 一 样 ， 但 
是 这 回 陛 宁 不 再 保持 沉默 。 他 心里 很 生 自 己 的 气 ， 也 很 生 蕊 利 
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的 气 ， 他 打算 说 明 她 的 “理论 ”是 站 不 住 脚 
的 一 一 好 像 她 真 的 会 对 “理论 ”感到 兴趣 似 的 ! 使 她 樟 中 高 兴 
的 是 ， 他 开始 和 她 争辩 。 这 说 明 他 已 经 屈服 ， 或 者 快要 屈服 
了 。 他 已 经 知 下 了 钓 饵 ， 让 步 了 ， 快 要 驯服 了 。 她 反驳 、 大 
笑 、 表 示 同 意 ， 假 装 在 思考 ， 然 后 再 度 展开 攻势 …… 他 俩 的 脸 
越 挨 越 近 ， 她 看 他 的 时 候 ， 他 也 不 再 把 眼睛 转向 一 边 …… 她 的 
眼睛 总 在 他 脸 上 转 ， 他 也 报 之 以 微笑 ， 当 然 这 不 过 是 出 于 礼 
貌 ， 然 而 他 毕竟 笑 了 。 她 把 他 引 向 对 抽象 问题 的 讨论 ， 谈 起 男 
女 关 系 上 的 上 忠诚、 责任、 爱情 与 婚姻 的 神圣 性 质 ， 等 等 ， 这 些 
都 非常 合乎 她 的 需要 。 谁 都 知道 用 抽象 的 主题 作为 开端 …… 作 
为 起 点 是 再 好 不 过 的 …… ۱ 

深 知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的 人 说 ， 每 当 她 那 刚 健 有 力 的 
作风 ， 突 然 转 为 默默 含情 和 端庄 凝重 得 几乎 类 似 处 女 的 娇羞 时 
一 一 谁 也 不 明白 她 怎么 会 具备 这 样 一 种 本 领 一 一 哼 …… 那 么 事 
情 就 很 危险 了 。 

萨 宁 的 确 走 到 了 危险 的 边沿 。 如 果 他 能 深 自 反省 一 下 ， 他 
一 定 会 看 不 起 自己 :然而 他 既 没 有 时 间 来 反省 ， 也 没有 时 间 来 
看 不 起 自己 。 

而 她 则 一 秒 钟 也 不 肯 放 松 。 她 费 尽心 机 只 不 过 为 的 是 一 个 
漂亮 小 伙 儿 ! 人 们 不 由 得 会 问 ， 这 给 他 带 来 的 ， 究 竟 是 福 ， 还 
是 祸 ? 

戏 总 算 演 完了 。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要 萨 宁 把 披肩 给 她 
披 上 。, 当 他 把 柔软 的 披肩 覆盖 在 她 那 惊人 美丽 的 肩 上 时 , 她 站 着 
一 动 也 不 动 。 然 后 她 挽 起 他 的 臂膀 ， 走 到 穿 堂 里 一 一 猛 地 ， 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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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 了 一 大 跳 , 几乎 喊 出 声 来 ; 邓 何 夫 像 鬼 影 般 出 现在 包 盯 门口。 
那 位 威 斯 巴 登 批 评 家 的 丑恶 形象 躲 躲 闪闪 藏 在 邓 何 夫 背 后 。 文 
学 批评 家 油光 光 的 脸 上 一 幅 恶 毒 的 得 意 之 情 。， ۱ 
“太太 ， 你 愿 不 愿意 我 把 您 的 马车 叫 过 来 ? ”年 轻 军官 的 

PRAM MAE HS IPY o 

“不 ， 谢 谢 您 。” 她 回答 说 ， “我 的 听 差 会 去 料理 …… 您 
ج3‎ ا٣١‎ ”她 以 命令 的 口气 悄 声 补 了 一 句 ， 拉 着 萨 宁 就 飞快 地 
走 了 。 
“ 快 滚 ， 老 跟 在 我 后 面 干什么 ? ” 邓 何 夫 突然 转身 对 着 批 
评 家 发 起 火 来 。 他 的 怒气 需要 发 港 。 

“Sehr gut! Sehr gut! (is: 很 好 ! 很 好 !) ۳ ۳ 评 
家 一 面 汶 一 面 含糊 应 道 。 

马利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的 听 差 在 门廊 下 等 着 ， 一 瞬间 就 找 
KT BE. WRAL, PTR Kk. PFN 
FAKE,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哈哈 大 笑 起 来 。 

“您 笑 什 么 ? ” 萨 宁 问 她 。 

“ 啊 ， 请 原谅 …… 我 正在 想 ， 邓 何 夫 要 是 再 跟 您 决斗 一 次 
一 一 这 次 是 为 了 我 ， 那 该 有 多 妙 ! ۳ 

“您 跟 他 很 熟 吗 ? ” 萨 宁 问 。 

“ 那 小 子 吗 ? 他 只 不 过 是 听 我 差 遗 ， 别 担心 。” 

“我 一 点 儿 也 不 担心 。” 

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叹 了 一 口气 。 

“ 哼 ， 我 知道 您 不 担心 。 您 知道 吗 ， 您 这 么 听话 ， 我 敢 肯 
定 您 一 定 不 会 拒绝 我 最 后 的 要 求 。 别 忘 了 ， 我 三 天 以 后 就 要 去 
巴黎 ， 而 您 又 要 回 法 兰 克 福 去 。 WANS سواہ‎ A fle Fa 
WE | ور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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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您 对 我 有 什么 要 求 ? ” 

“您 会 骑马 吧 ? ” 

“当然 啦 。?” 

“ 那 就 好 了 。 明 天 早晨 我 带 您 骑马 到 城 外 去 玩 玩 。 挑 最 好 
的 马 ， 然 后 回来 ， 把 买卖 的 事 了 结 一 下 ， 就 算 廊 事 大 吉 ! PIR 
惊 小 怪 ， 别 说 我 的 想法 太古 怪 、 发 了 疯 一 一 很 可 能 我 是 真 狐 了 
一 一 我 只 要 求 您 答应 一 声 ，““ 我 愿意 去 ”。 

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转 过 脸 来 看 他 。 马 车 里 很 阐 ， 她 的 
眼睛 在 暗中 显得 更 亮 了 。 

“好 了 吧 ， 我 答应 去 。” 萨 宁 说 着 叹 了 一 口气 。 

HEH! ”她 取笑 他 说 ，“ 我 明白 您 为 什么 要 叹气 一 您 
的 意思 是 说 ， 酒 既然 已 经 其 好 ， 就 只 好 蝎 下 去 。 您 真 可 爱 、 跨 
好 ， 我 一 定 要 遵守 我 的 诺言 。 这 儿 是 我 的 手 ， 是 右手 ， 没 戴 手 
套 ， 是 签字 的 手 。 握 着 这 只 手 吧 ， 对 它 要 有 信心 。 0 
知道 我 到 底 是 个 什么 样 的 女人 ， URGE eet E 
买卖 靠得住 的 人 。? 

ESHA RRM REFS RRM E. BAW ۰ fe 
至 拉 耶 夫 娜 轻 轻 地 把 手 抽 回 ， 忽 然 沉默 起 来 ， 直 到 马车 停 下 ， 
她 一 句 话 也 没有 说 。 

她 起 身 下 车 。 怎 么 ， 究 竟 是 萨 宁 的 幻觉 还 是 确实 发 生 了 这 
样 的 事 …… 他 觉得 有 一 点 灼热 的 东西 在 他 脸 上 触 了 一 下 …… 

“HRI! ”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悄 声 在 他 和 耳 打 边 说 
道 。 她 走 上 台阶 的 时 候 ， 一 个 穿 绣 金 制服 的 司 阅 擎 着 一 只 明明 
晃 的 四 只 烛 的 烛台 迎 候 。 她 低 垂 着 眼睛 说 : “HRN! 7 

萨 字 回 到 房间 里 ， 看 见 桌 上 有 一 封 吉 玛 的 来 信 。 他 第 一 个 
反应 是 感到 性 芒 ， 继 而 很 快 高 兴起 来 ， 借 以 拖 盖 他 所 感到 的 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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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o FRASER. FB, FE FIRAWAN, 8 
RNs ERD, REAR, AB LAC AR AS Log زا‎ EK 
些 回来 。 萨 宁 觉 得 这 封 信 不 够 热情 ， 但 是 还 是 拿 起 了 纸 笔 ， 然 
而 又 放下 了 。 

“ 写 什 么 好 呢 ? 我 明天 就 该 回去 了 一 一 是 时 候 了 ! ” 

他 立刻 上 了 床 ， 想 尽快 睡 着 。 他 若是 醒 荐 就 免不了 会 想起 
吉 玛 ， 而 他 一 想起 她 来 就 其 愧 难当 。 他 的 良心 感到 不 安 。 不 过 
他 又 聊 以 自慰 地 想 道 ， 到 了 明天 这 一 切 就 都 会 成 为 过 去 ， 他 将 
和 那 位 古怪 的 夫人 永别 ， 把 这 一 切 胡 闪 都 饼 个 一 干 二 净 …*… 

意志 薄弱 的 人 在 反射 自省 的 时 候 每 每 爱 用 慷慨 激昂 之 辞 。 
然而 …… Cela ne tire pas 4 conséquence! (这 不 会 造成 
严重 的 后 果 ! ر‎ 


中 十 一 


这 些 是 闫 天 晚上 萨 宁 临 睡 时 的 想法 。 第 二 天 一 早 ， 马 利 亚 
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急匆匆 用 马鞭 的 珊瑚 柄 路 萨 宇 的 门 ， 出 现在 他 
的 房 门 口 。 她 那 深 蓝 色 骑马 服 的 衣襟 措 在 于 腕 十 ， 一 顶 男 式 小 
ARAMA RNASE, MORAL. ME, ۸ 
睛 和 整个 面庞 都 含 着 诱 人 的 微笑 。 这 时 萨 宁 又 是 怎样 想 的 呢 ? 
这 个 故事 没有 告诉 我 们 。 

“准备 好 了 吗 ? ”门口 响起 了 她 欢快 的 声音 。 

萨 守 默默 地 扣 上 外 衣 纽 扣 ， 拿 起 帽子 。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
夫 娜 用 活泼 明快 的 目光 扫 了 他 一 眼 ， 点 了 点 头 ， 快 步 跑 下 楼 
梯 。 他 也 跟着 路 了 下 去 。 

马 儿 已 经 在 门 前 等 春 了 。 一 共 三 匹 一 -一 匹 龙 金 栗色 的 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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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H, LH), MOILA-RER, ERR HRT 
来 ， 长 着 鹿 一 样 的 长 腿 ， 虽 然 瘦 ， 却 很 漂亮 ， 性 情 火 一 般 烈 ， 
这 是 预备 给 马利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骑 的 ， 另 一 匹 长 得 肥 壮 有 
力 ， 浑 身 漆黑 ， 四 歧 粗 大 ， 别 无 特征 ， 这 是 给 萨 宁 骑 的 ; 第 三 
匹 是 给 跟随 的 仆人 准备 的 。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轻 轻 跳 上 了 
م رل‎ H2RRER, BHREORT. Rit, SHIM - ۷ 
耶 夫 娜 是 个 好 骑手 ， 安 然 稳 坐 不 动 。 她 本 应 该 跟 颇 洛 佐 夫人 告 
别 ， 他 还 是 戴 着 他 那 顶 不 可 或 缺 的 红帽子 ， 穿 一 件 没有 系 纽扣 
的 睡衣 ， 站 在 阳台 上 摇晃 一 块 细 纱 手帕 。 他 了 脸 上 一 点 笑容 也 没 
有 ， 好 像 还 皱 着 眉头 。 萨 宁 也 上 了 马 ，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
朝 着 颇 洛 优 夫 扬 了 扬 鞭 梢 ， 然 后 用 力 带 她 的 马 。 物 马 前 脚 离 地 
wy BK, WRB BEL, HERB, جا‎ RAS 
子 ， 激 动 地 喷 鼻 子 ， 接 着 便 以 细碎 的 步伐 迅速 走 起 来 。 萨 宁 在 
后 面 嚼 随 ， 目 不 园 睛 地 看 着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。 她 体态 灵 
活 昔 条 ， 穿 戴 得 干净 利索 ， 但 是 衣服 并 没有 紧 紧 适 在 身上 ， 她 
安详 、 和 柔媚 地 随 着 马 的 步伐 摇摆 着 身子 。 و‎ T 
— ۸] وت‎ RE E BR ا‎ BY 2 MILER EK 

“多 有 趣 呀 ! ”她 说 ， “我 想 要 在 临别 以 前 对 您 说 ， 您 真 
可 爱 一 一 您 以 后 一 定 不 会 愧 悔 的 。” 

说 完 最 后 一 句 话 ， 她 点 了 几 下 头 ， 仿 佛 想 要 强调 一 下 她 的 
话 ， 使 他 注意 到 其 中 的 奥秘 。 

萨 宁 看 见 她 这 么 快活 心里 有 些 奇 怪 。 她 脸 上 有 一 种 一 本 正 
经 的 表情 ， 只 有 当 小 孩子 十 分 心满意足 的 时 候 ， 才 会 出 现 这 种 
表情 。 

他 们 骑马 缓 缓 走 到 近 处 的 城 门 边 ， 然 后 出 城 走 上 大 路 ， 才 
放 开 马 快 步 跑 了 起 来 。 天 气 晴 和 和， 是 个 明朗 的 夏 日 。 微 风 习 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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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在 耳 边 响 着 ， 轻 轻 拂 着 他 们 的 脸 。 他 俩 的 心情 都 十 分 愉快 。 
HIER. ML. AHA. BRE. BART. Al 
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带 住 马 ， 又 缓 缓 走 起 来 ， 萨 宁 也 跟着 放 慢 了 
速度 。 

“I, 7” 她 深 深 地 快乐 地 叹 了 一 口气 ，“ 去 争取 你 很 想 得 
到 、 却 仿佛 不 可 能 得 到 的 东西 ， 是 多 么 有 意思 啊 ! 只 有 为 了 这 
个 ， 才 值得 活着 ! RAR, DRL, 一 直 满 足 到 这 儿 
啦 。” 她 的 手 很 快 地 在 喉头 比划 了 一 下 ，“ 我 的 心 情 舒 畅 极 
了 ， 快 乐 极 了 ! 我 真 想 拥抱 整个 世界 。 不 ， 不 是 整个 世界 。 您 
看 ， 我 就 不 想 去 拥抱 他 ，” 她 用 闭 梢 指 了 指 在 路 劳 路 踢 的 一 位 
2۵ مر لا جیا‎ “不 过 , 我 能 使 他 也 快活 快活 。 喂 ， 给 你 ! ” 
她 用 德国 话 大 声 对 那个 老头 儿 喊 着 ， 把 她 的 钱 袋 回 老 人 脚下 挪 
去 。 那 个 沉重 的 小 袋子 〈 当 时 还 不 兴 用 钱包 ) REMA H~ FF ê TE 
KH Eo EARET ~E, MET. BRIW ° EHRAR MFA A 
KEK, WHS CHE Ko 

“您 这 么 喜欢 跑马 ? ” 萨 宁 赶 上 她 的 时 候 问 道 。 

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又 猛 地 带 住 了 马 一 一 她 只 会 用 这 种 
办 法 收 住 马 。 

“我 不 想 听 他 道谢 ， 疝 我 道谢 就 扫 了 我 的 兴 。 我 不 是 为 了 
他 ， 而 是 为 了 我 自己 ， 怎 么 能 够 容 他 来 谢 我 ? 您 说 什么 来 着 ? 
RU Ne ” 

“我 问 您 …… 今 天 为 什么 这 人 么 快活 ? ” 

“您 知道 吗 ，” BAW: AMPK. HEREKE 
见 萨 宁 在 说 什么 ， 要 不 就 是 觉得 不 便 回 答 他 的 问题 。“ 我 真 讨 
YR 016 رز رز‎ 1 ab A, کا‎ 1 RES FE MF کر‎ FÎ 
去 …… 想 个 什么 办 法 把 他 打发 走 ? ”她 很 灵巧 地 从 口袋 里 掏 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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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一 个 小 笔记 本 。“ 让 他 送 封 信 回 城 里 去 ? 不 成 ， 那 不 合适 。 
喇 ， 有 了 了， 前面 是 不 是 有 个 旅店 ? ” 
玄 宁 有 硕 着 她 的 手 看 了 一 看 。 
“好 像 是 有 的 。” 
“XET! 我 吟 只 他 到 那儿 去 喝 杯 啤酒 等 着 我 们 。” 
Fay eer ttt 他 该 怎么 想 呢 ? ” 
“ 那 对 我 们 有 什么 关系 ? 得 了 吧 ， 他 才 不 会 去 想 什么 呢 ， 
他 就 知道 蝎 啤 酒 。 来 昕 ， 萨 宁 ! 7 这 是 她 第 一 次 这 么 称呼 他 ， 
“ 回 前 ， 快 跑 ! ” 
走 到 旅店 门 前 ，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把 仆人 叫 上 前 来 ， 
吟 只 了 他 一 番 。 那 仆人 是 英国 血统 ， 脾 气 也 是 英国 式 的 。 他 一 
言 不 发 ， 举 了 举 帽 子 ， 跳 下 马 来 ， 拉 着 网 头 把 自己 的 坐骑 牵 走 
T.: ۱ 
“这 下 ， 我 们 就 自由 得 跟 鸟 儿 一 样 了 ! ”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
耶 夫 娜 大 声 叫 了 起 来 ，“ 咱 们 往 那 边 去 呢 ? WR? 南 ? 西 ? 北 ? 
瞧 呀 ， 我 就 像 那 正在 举行 加 冕 典礼 的 匈牙利 国王 一 样 。” (她 
手 举 马鞭 朝 四 面 指 了 指 ) “全 是 属于 我 们 的 。 不 ， 你 知道 吗 一 一 
看 看 那 边 那 些 美丽 的 出 蛮 - 一 一 还 有 那些 树林 。 上 那儿 去 ， 往 出 
那 边 走 ， 往 出 那 边 走 ! 
In die Berges wo die Freiheit thront (到 山 那 边 
去 ， 到 自由 的 王国 去 ! ) 
她 离开 大 路 ， 放 马 跑 进 一 条 真 的 像 是 可 以 通 到 山脚 的 人 迹 
罕 到 的 小 路 。 萨 宁 在 她 后 面 追 弛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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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十 二 


小 路 不 久 就 变 成 了 羊 肠 小 道 ， 后 来 被 一 条 大 沟 斩 断 ， 绝 了 
路 。 萨 宁 主 张 向 后 转 ， 可 是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说 ，“ 不 ， 
我 要 到 山脚 去 。 一 直 往 前 走 吧 ， 像 鸟 儿 一 样 笔直 地 朝 前 飞 。?” 
她 策 马 从 沟 上 越过 ， 萨 宁 也 跟着 。 跨 过 沟 渠 之 后 便 是 一 片 草 
地 ， 先 是 干 的， 接着 是 潮湿 的 ， 再 往 前 就 变 成 沼泽 地 了 ， 到 处 
都 汪 着 水 。 马 利 亚 ，。 尼 如 拉 耶 夫 娜 大 笑 着 故意 让 马蹄 过 池 沼 ， 
大 声 说 道 ， 

“我 们 来 当 小 孩子 吧 ! ” 

“您 知道 在 泥沼 中 打猎 多 有 意思 吗 ? ”她 问 萨 宁 。 

“知道 ，” 他 回答 道 。 

“我 叔 板 总 爱 带 着 狗 去 打猎 ，” 好 继续 说 道 ，“ 春 天 ， 我 
常常 跟 他 一 起 去 ， 真 有 趣 极 了 。 现 在 您 我 就 是 在 泥沼 中 行 猿 。 
您 知道 吗 ， 您 是 个 俄国 人 ， 为 什么 伪 偏 要 去 跟 个 意大利 女人 结 
婚 呢 ? 好 吧 ， 那 是 您 自己 的 事 。 这 是 什么 ?又 是 一 道 沟 ! 
HH! ” 马 跳 过 了 沟 蜜 ， 马 利 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的 帐 子 落 到 地 
上 ， 卷 发 散 披 到 肩 上 。 萨 宁 想 跳 下 马 去 拾 她 的 帽子 ， 她 拦住 了 
他 :，“ 别 动 ， 我 自己 来 拾 。” 她 用 马鞭 的 柄 揽 住 面纱 ， 坐 在 夫 
子 上 深 深 弯 下 腰 去 ， 真 的 就 把 帽子 拾 起 来 戴 在 头 上 了 。 她 来 不 
及 把 披 散 的 头发 塞 回 帽子 里 ， 就 大 喊 大 叫 着 催 马 飞 一 般 地 狂奔 
HC. META ah AM, AMIE SPIRE. BE. & 
Vie, CBRNE, ۳۹۳7۷7۰۴ انا‎ FIT Re, HEH 13 رظ ا‎ 
目不转睛 地 盯 着 她 的 脸 儿 。 她 的 脸 儿 也 的 确 很 出 色 一 一 像 一 某 
感 开 的 花 。 她 那 贪 欲 发 亮 的 眼睛 射出 野性 勃勃 的 光 ， 嘴 张 着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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丛 动 着 的 鼻孔 贪 禁地 呼吸 着 迎面 扑 来 的 风 。 她 笔直 地 朝 前 看 ， 
仿佛 想 要 把 眼前 的 一 切 一 口 吞 下 一 一 大 地 、 蓝 天 、 太 阳 力 至 空 
气 。 她 唯一 的 憾事 ， 就 是 没有 足够 的 艰难 险阻 让 她 来 克服 。 
“ 萨 宁 ，” 她 叫 道 ，“ 这 真 像 毕 尔格 尔 @ 的 作品 < 列 诺尔 》 里 
的 情形 ， 只 不 过 您 不 曾 死 ， 对 不 对 ? 您 没 有 死 …… 而 我 也 活 
着 ! ”她 不 顾 一 切 的 兽性 充分 表露 了 出 来 。 她 已 经 不 是 一 个 策 
马 飞驰 的 具有 男人 性 格 的 女人 ， 而 是 一 个 在 纵情 欢乐 的 女 首 马 
身 ， 半 神 半 曾 的 怪物 。 端 庄 的 大 地 遭 到 她 的 踊 蹦 ， 沉 默 而 又 惊 
ره نا ا‎ ORI To 
马利亚 * تر‎ 2۴+۷ 17 MAE HET OK. WE HEFS 
WN. Ewe TBARS. BES AK 
的 牡 马 也 大 口 喘 着 气 。 
“ 咀 ， 快 活 不 快活 ? ”马利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心 迷 神 醉 地 
HF flo, 
“快活 极 了 ! ” 萨 宁 热情 地 答 道 ， 他 的 血 也 在 沸腾 。 
“等 一 等 ， 还 有 更 妙 的 呢 ! ”她 向 他 伸 出 手 来 ， 手 套 已 经 
脱 去 。 ۱ 
“我 说 了 要 把 您 带 到 树林 里 ， 带 到 山 边 一 一 叶 ， 山 就 在 这 
里 ! ” 真 的 ， 离 这 两 个 狂 跑 的 骑手 约 摸 两 百 米 远 的 地 方 ， 一 带 
覆盖 着 郁郁 敬 葱 林木 的 高 山 婉 是 伸展 开 去 。“ 瞧 ， 那 儿 有 一 条 
路 。 噶 一 口气 吧 一 一 再 往 前 走 ! BRE, GEILE AT.” 
他 们 继续 往 前 走 。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使 劲 把 头发 甩 到 
脑 后 。 她 低头 看 了 看 她 的 手套 ， 把 它们 脱 了 下 来 。“ 我 的 手 该 





QD 毕 尔 格 尔 (Burgers Gottfried August 1747—1794) 德国 狂 ره‎ 
时 代 的 诗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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沾 上 皮子 气味 了 ，” 她 说 ，“ 您 不 介意 吧 ， 是 不 是 ? ” . 
马利亚 。 ہا 6سسشت‎ 
么 一 阵子 ， 他 俩 越 来 越 亲 近 ， 交 上 朋友 了 。 

“您 多 大 啦 ? ”她 突然 问 道 。 

a‏ رض سا 

“ 真 的 吗 ? 太 奇怪 了 ， 我 也 恰巧 二 十 二 岁 ， 正 是 好 年 龄 。 
把 我 俩 的 年 龄 加 在 一 起 ， 离 衰老 还 远 着 呢 。 天 气 真 热 呀 ， 我 的 
BEA TH? ” 

“ 红 得 像 器 粟 花 一 样 。2? 

马利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用 手帕 擦 了 擦 脸 。 

“到 林子 里 去 就 凉快 了 。 是 座 老 林子 ， 跟 个 老 朋 友 一 样 ! 
您 有 朋友 吗 ? ” 

萨 宁 想 了 一 想 。“ 有 …… 但 是 不 多 。 没 有 一 个 真正 的 朋 
Hs.” 

“我 倒 有 ， 不 过 年 纪 都 不 大 。 我 的 马 就 是 我 的 好 朋友 。 
کر‎ 
ET? ۳ 

“是 呀 ， 您 真 的 要 去 了 么 ? ” 萨 宁 应 道 。 

“您 呢 ? 回 法 兰 克 福 去 ? ” ۱ 

“我 当然 得 回 法 兰 克 福 。” 

“好 吧 ， 祝 您 快乐 ! 不 过 ， 今 天 却 是 属于 我 们 的 一 一 我 们 
的 ! 7 ۱ 

马 儿 走 到 林 边 ， 走 进 了 树林 。 四 面 八方 都 是 微 润 的 浓 荫 。 

“这 里 真是 天 堂 ! ”马利亚 ， EE 4 HB ج2‎ HM 1 Ek, 
“到 树 萌 深 处 去 ， 萨 宁 ! ” 

A رز‎ 15: FATE وا ود‎ FE ار‎ RA, a.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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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执 了 一 个 弯 ， 进 入 一 条 羊 肠 小 道 。 一 上 股 强烈 的 混 有 石 南 、 半 
تل‎ RA. MAME RENT OAK, BARR. HE 
HE Kêr a HIRE BR ER BH Rg RS OB ار جا‎ 
满 盖 绿营 的 圆 圆 的 土 包 。 

“好 啦 ，?” 马利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叫 道 ，“ 我 要 在 这 片 绒 
垫子 一 样 的 地 上 坐 下 来 休息 休息 。 扶 我 下 来 吧 ! ” 

萨 宁 跳 下 马 ， 跑 上 前 去 。 她 拱 着 他 的 肩膀 ， 轻 轻 跳 下 地 ， 
FER ARLE EAT POR. HORE, Be 
BH Ae 

她 举 眼 望 着 他 的 脸 ， ERE THE, BE? ” 

院 宁 记 起 了 昨天 在 马车 里 的 情形 。“ 您 是 在 问 我 ， 还 是 在 
责备 我 ? ”他 反问 道 。 

“我 有 生 以 来 从 不 责备 任何 人 。 您 相信 迷 魂 汤 吗 ? ” 

《什么 ? وو‎ 

“ 迷 魂 汤 。 那 些 歌 儿 里 面 唱 的 ， 俄 罗斯 民歌 里 唱 的 。” 

“ 哦 ， 您 说 的 是 那个 ，” 萨 宁 拖 长 了 声音 说 。 

“是 的 ， 我 相信 它 一 一 到 时 候 ， 您 也 会 相信 的 。” 

“ERB.” BPR. CALA A [86 REM Fe 
以 前 我 不 相信 什么 迷 魂 汤 ， 现 在 我 相信 了 。 我 真 的 连 自己 也 不 
认得 了 as” ۱ 

HAM ° 2۲ (1182167۱۳۱۱ A, الا‎ ARR THE. 

“我 好 像 认识 这 个 地 方 。 萨 宁 ， 您 去 看 看 ， 那 棵 大 橡树 后 
面 ， 有 没有 一 个 红颜 色 的 木 十 字 架 ? ” 

萨 宁 朝 边 上 走 了 几 步 ，“ 有 的 。” 

马利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略 咯 地 笑 了 起 来 。“ 很 好 。 这 个 我 
知道 这 是 什么 地 方 了 ， 没 有 迷路 。 那 是 什么 声音 ? …… 砍 柴 的 


152 





my?” ۱ 
萨 宁 朝 树林 深 处 看 了 看 ，“ 是 的 ， 有 人 在 砍 干 染 。” 
“我 得 把 头发 缩 起 来 ，”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说 ，“ 要 
不 他 看 见 我 这 副 样 子 该 说 闲话 了 。?” 她 摘 下 帽子 ， 一 句 话 不 
说 ， 一 本 正经 地 编 起 她 的 长 状 子 来 。 萨 宁 站 在 她 面前 。 她 身体 
的 柔和 曲线 在 深 色 衣 服 的 皱 袜 下 面 清 清楚 楚 地 显现 出 来 ， 衣 服 
LEE بر کر‎ TAS RR. 

OR, میک لا 1 98 سنارت بلس‎ IFT ABE MA 
头 到 脚 打 了 个 冷 成 。 他 心里 在 翻腾 ， 神 经 紧张 得 像 琴 弦 一 样 。 
他 说 得 不 错 ， 他 真 的 不 认识 自己 了 。 他 被 迷 住 了 。 他 心里 只 有 
一 件 心事 ,一 种 想法 。 一 个 欲望 。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以 探 
索 的 目光 瞧 了 他 一 眼 。 

“好 啦 ， 现 在 行 了 。” MATE, BAM 上 了 HF TF, 
“您 不 坐 一 下 吗 ? PBR ہار‎ 不 ， 等 一 等 ， 先 别 坐 。 那 是 什 
么 声音 ? ” 

震 耳 的 隆隆 声 掠 过 了 树 梢 。 

“是 雷 声 吗 ? ” 

“好 像 是 ，” 萨 宁 答 道 。 

“ 呵 ， 真 是 个 吉庆 的 日 子 一 一 吉祥 如 意 的 日 子 。 就 只 差 这 
个 了 。?” 隆隆 声 又 起 ， 声 音 越 来 越 大 ， 成 了 叉 然 巨 响 。“ 妙 极 
了 ， 再 来 一 个 ! 记得 我 昨天 跟 您 提起 的 《 伊 尼 特 > 吗 ? 他 们 也 
是 在 树林 子 里 遇 到 了 暴风 雨 。 来 ， 找 个 地 方 避 避 雨 吧 。” 她 很 
快 地 蹦 了 起 来 ，“ 把 我 的 马 带 过 来 ! 伸 出 您 的 手 ， 这 就 对 了 ， 
我 并 不 很 重 。” ۱ 

MR ۸۱ ظا سم رت‎ LH, Ppa ET Be 

“MBI T E? ۳ 35 5ر‎ SESE HE Fl 


“MAR?” BS BEIT رہ“‎ We THK RT AA. 
“RK .ھ4 کر رز اکا ولاز‎ 

她 上 了 路 ， 绕 过 十 字 架 ， 从 斜坡 上 下 到 平地 ， 走 到 十 字 路 
口 ， 转 过 右边 ， 又 沿 着 上 山 的 道路 跑 了 起 来 。 她 显然 认识 这 条 
路 ， 沿 着 小 径 向 密林 深 处 越 走 越 远 。 她 一 言 不 发 ， 头 也 不 回 ， 
笔直 地 昂 然 向 前 ;而 他 呢 ， 谦 插 又 驯服 ， 突 突 跳 着 的 心 已 是 六 
神 无 主 。 下 起 雨 来 了 ， 雨 点 很 稀 芍 ， 她 催 马 向 前 ， 萨 宁 紧 跟 紧 
追 。 穿 过 一 道 浓 绿 幼 嫩 的 纵 树林 子 ， 只 见 在 一 块 突出 来 的 巨大 
灰色 岩石 下 面 ， 有 一 间 粗 陋 的 茅 舍 ， 在 那 柳 条 编 的 墙 上 有 一 凯 
低 矮 的 门 。 马 利 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策 马 穿 过 草丛 ， 在 茅屋 门 前 
就 下 了 马 ， 然 后 回 过 头 来 悄 声 低 唤 ，“ 伊 尼 阿 斯 ! ” 


四 个 钟头 以 后 。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和 萨 宁 回 到 了 威 斯 
ڑا کا‎ HER, BER تلاک !لا ۸ ۸/ را کا‎ ۲3۲۳۲۰ MIME KSEE 
来 迎接 他 妻子 的 时 候 ， 手 里 拿 着 给 管事 的 信 。 他 以 探究 的 目光 
看 了 看 她 ， 脸 上 有 些 不 高 兴 的 样子 。 他 哨 噜 着 说 :， “看 来 这 次 
打赌 是 我 输 了 ? ” 

马利亚 ，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只 答 了 管 肩膀 。 


两 个 钟头 以 后 ， 在 萨 宁 的 屋子 里 ， 一 失足 成 千古 恨 的 萨 宁 
丧 魂 失 魄 地 站 在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面前 。 

“你 准备 上 哪儿 ? ”她 问 道 ，“ 巴 黎 ， 还 是 法 兰 克 福 ? ” 

“你 到 哪里 ， 我 也 跟 到 哪里 。 只 要 你 不 挫 我 ， 我 永远 不 离 
开 。” 他 不 顾 一 切 地 说 着 ， 跪 了 下 来 ， 吻 着 从 此 成 为 他 的 主宰 
者 的 手 。 她 把 手 抽 回 来 放 在 他 头 上 ， 用 十 个 手指 插 进 他 的 头 
发 ， 慢 慢 用 手指 抚 弄 他 那些 柔软 的 发 卷 ， 它 们 一 舒 一 卷 地 顺 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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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 的 手指 在 动 。 她 笔直 地 站 着 ， 嘴 角 上 挂 了 一 个 胜利 的 微笑 ， 
她 那 大 上 陷 的 双眼 亮 得 闪 着 白光 ， 眼 神 里 充满 冷酷 的 胜利 的 满足 
之 情 。 当 座 集 把 爪子 插入 它 所 俘获 的 鸟 儿 身 上 时 ， 就 是 这 样 一 - 
种 眼神。 


四 十 三 


以 上 就 是 萨 宁 的 回忆 。 他 在 寂静 的 书 毅 里 翻 箱 倒 乱 ， 找 出 
石榴 色 宝 石 镶 的 十 字 架 时 ， 回 想 的 就 是 这 些 。 我 们 方才 讲 的 这 
个 故事 在 他 脑子 里 一 幕 又 一 幕 地 浮现 出 来 。 但 是 ， 当 他 想起 他 
曾经 怎样 屈辱 地 在 颇 洛 佐 夫 太太 面前 祈求 ， 角 和 在 她 的 脚下 ， 
开始 了 他 的 奴隶 生涯 时 ， 他 就 锰 开 这 些 重新 唤起 的 回忆， 不 
愿意 再 想 下 去 了 。 并 不 是 他 的 记忆 力 不 中 用 ， 不 是 的 ! 这 之 后 
发 生 的 事情 ， 他 记得 非常 清楚 ， 不 过 即使 是 在 多 年 以 后 的 今 
天 ， 他 也 还 是 觉得 自己 太 卓 鄙 肇 龄 。 假 如 他 不 努力 去 抑制 这 些 
回忆 ， 那 克制 不 住 的 自 轻 自 贱 的 感觉 ， 就 会 像 巨 浪 一 般 测 涌 地 
猛 扑 过 来 ， 把 别 的 感 党 都 淹没 殉 尽 ， 而 这 是 他 十 分 害怕 的 。 不 
过 ， 他 无 论 怎 样 努力 去 抑制 这 些 回 忆 ， 还 是 不 能 一 点 也 不 去 
想 。 他 想起 自己 给 吉 玛 写 了 一 封 无 耻 的 信 ， 信 里 充满 了 谎言 和 
不 值钱 的 眼泪 ， 以 后 再 也 没有 收 到 回信 …… 在 这 样 的 欺骗 、 负 
心 之 后 ， 再 去 见 她 ， 再 回 到 她 身边 …… 不 行 ! 不 行 ! 他 还 多 多 
少 少 残留 了 一 点 良心 和 诚实 ， 使 他 不 能 这 样 做 ! 再 说 ， 他 已 经 
完全 丧失 了 自信 和 自尊 ， 挺 不 起 腰 杆 了 。 萨 宁 还 想起 -一 哦 ， 
真 可 耻 ! 一 一 他 怎样 派 了 颇 洛 佐 夫 的 仆人 到 法 兰 克 福 去 取 他 的 
TF, HACHEM DE RRR, AH“: 赶快 走 掉 ，- 
去 巴黎 ， 越 快 越 好 ;他 想起 他 怎样 按照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


135 


的 委 意 ， 拼 命 讨 好 希 坡 里 特 ， 协 多 洛 维 奇 ， 还 和 邓 何 夫 言 归 隆 
好 。 邓 何 夫 的 手指 上 戴 了 一 个 铁 指环 ， 样 子 和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
耶 夫 娜 赠 给 他 的 那个 一 模 一 祥 ! A RE, ER. % 
房 给 他 送 进来 一 张 名 片 ， 上 面 印 着 “ 邦 塔 列 沃 勒 ， 摩 达 纳 公事 
府 的 歌 者 ”的 字样 .他 躲 着 不 见 这 位 老人 , 可 是 终于 在 旅馆 的 走 
廊 里 被 截 住 了 。 他 至 今 记得 , 老人 额 前 灰色 的 卷发 高 高 起 起 ， 一 
脸 的 丛 恨 ， 周 围 满 是 皱纹 的 眼睛 冒 着 经 火 ， 嘴 里 在 威胁 ， 在 色 
HY, BE TUTE WAE ZE HH Bi: “Maledizionel Codardo! In- 
fame tradito! 《〈 意 语 ， 谈 谎 的 家 伙 ! فا‎ AL ا6‎ 
的 骗子 ! ( ” 

萨 宁 闭 上 眼 ， 播 了 摇头 ， 一 再 想 要 摆脱 他 的 这 些 回忆 ， 然 
而 他 还 是 不 由 自主 地 想起 他 坐 在 一 部 华丽 的 旅行 马车 前 面 狭 罕 
的 木 全 上 的 情景 ……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和 希 坡 里 特 。 西 多 
洛 维 奇 倚 在 后 面 摩 软 的 垫子 上 ， 四 匹 高 头 大 马 用 匀称 的 步伐 穿 
过 威 斯 巴 登 的 街道 把 他 们 拖 往 巴黎 ， 巴 黎 ! 希 坡 里 特 。 西 多 洛 
维 奇 吃 着 的 一 个 梨 ， 是 他 萨 宁 削 的 皮 ， 马 利 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
两 眼 瞧 着 业已 被 她 征服 的 萨 宁 ， 脸 上 挂 着 那个 他 很 熟悉 的 微笑 

可 是 ， 天 呀 ! 在 离 城 边 不 远 的 地 方 ， 街 的 转 角 处， 是 谁 
呀 ， 难 道 不 是 邦 塔 列 沃 勒 吗 ? 那个 跟 他 在 一 起 的 又 是 谁 ， 不 是 
爱 弥 儿 吗 ? 是 的 ， 就 是 他 ， 那 个 热心 肠 的 忠心 耿耿 的 孩子 ! 仅 
仅 在 几 天 以 前 ， 他 那 颗 年 青 的 心 还 像 崇 敬一 个 英雄 、 一 个 理想 
的 人 物 一 样 崇敬 他 ， 而 现在 他 那 苍 白 、 俊 美的 脸 一 一 俊美 得 引 
起 了 马利亚 。 尼 哥 拉 耶 夫 娜 的 注意 ， 探 出 头 去 看 他 一 一 这 高 贵 
的 脸 上 燃烧 着 轻 套 与 愤恨 。 他 的 眼睛 一 一 非常 像 他 姐姐 的 一 
IT HBT, BEKE, BHR, WRENN TY <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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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R KG (a PRET 一 - 指 给 谁 看 呢 ? 指 给 站 
TE {U BF FF HY HEVRE LCA, THER HEX ERE AJ FB TIER EE 
来 ; لا کن‎ 2 AKAR AY AE N HERR FE E A HE اناج‎ JE 


接着 便 是 在 巴黎 的 生活 …… 种 种 屈辱 ， 受 着 奴隶 般 的 折 
磨 ， 而 他 这 个 奴隶 连 姥 妒 和 抱怨 的 权利 都 没有 ， 最 后 像 块 破 布 
似 的 被 人 扔 掉 …… 

再 后 就 回 到 了 祖国 ， 过 着 悲 苦 、 空 虚 的 生 活 ， 无 谓 的 烦 
a. TORRES, SHEBE, FEST. RR ORAS 
部 一 一 对 他 的 惩罚 是 无 形 的 ， 然 而 却 是 永恒 的 ， 像 一 个 永 不 愈 
全 的 伤口 ， 又 像 是 一 文 钱 一 文 钱 地 偿还 一 笔 永远 还 不 清 的 债 


ME CM CAA BT o 


吉 玛 给 他 的 这 个 小 十 字 架 怎么 会 保存 下 来 ， 他 当初 为 什么 
没有 把 它 还 给 她 ? 为 什么 多 年 来 他 一 直 没 有 发 现 它 ? 他 久久 地 
举 着 沉思 ， 尽 管 多 年 来 他 已 经 历练 了 人 生 ， 但 是 他 还 是 不 明白 
自己 当初 怎么 会 为 了 一 个 他 一 点 也 不 爱 的 女人 ， 抛 弃 了 他 那样 
温柔 地 、 热 烈 地 爱 过 的 吉 玛 。 

第 二 天 ， 他 告诉 他 所 有 的 朋友 和 相识 ， 他 要 到 国外 去 了 ， 
这 使 他 们 大 吃 一 惊 。 社 交界 奢 动 了 。 在 隆冬 时 节 ， 刚 刚 租 定 并 
且 布 置 好 一 座 华丽 的 住宅 ， 预 订 了 意大利 歌剧 团 的 季 票 - - 巴 
钞 夫人， 是 呀 ， 巴 习 夫 人 将 亲临 演出 -一 在 这 样 的 时 节 ， 萨 宁 
却 要 离开 彼得 堡 了 。 朋 友 们 、 相 识 们 目 胜 口 呆 。 不 过 人 类 对 他 
人 的 事 是 不 会 长 久 挂 在 心 上 的 。 当 萨 宁 启 程 到 国外 去 的 时 候 ， 
只 有 一 个 人 到 火车 站 去 给 他 送行 。 那 就 是 他 的 法 国 裁缝 ， 要 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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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 清 一 笔 欠 帐 ， pour un saute-en-barque en velours 
noirs tout ã fait chic GER: گل ۰ رز لا‎ 的 墨 绒 短 
外 衣 。) 


四 十 四 


萨 宁 对 朋友 们 说 他 要 到 国外 去 ， 但 是 没有 说 明 要 到 什么 地 
方 。 读 者 不 难 猜 出 他 径直 到 了 法 兰 克 福 。 当 时 到 处 都 有 了 铁 
路 ， 所 以 他 离开 彼得 堡 只 有 三 天 就 到 了 法 兰 克 福 。 他 从 一 八 四 
〇 年 以 后 没有 再 来 过 。“ 有 白族 饭 店 ” 还 在 老 地 方 ， 生 意 兴隆 ， 
然而 已 经 不 是 第 一 流 的 旅馆 了 。 法 兰 克 福 的 主要 街道 采 尔 大 街 
并 没有 什么 大 的 变化 ， 可 是 洛 色 里 太太 的 甜食 店 却 无 影 无 踪 ， 
连 甜 食 店 所 在 的 那 条 街 也 不 见 了 。 萨 宁 茫 然 地 在 他 一 度 非 常熟 
悉 的 地 方 走 来 走 去 ， 但 是 什么 也 认 不 出 来 。 旧 的 建筑 物 不 见 
了 ， 取 代 它 们 的 是 新 的 街道 ， 两 旁 连 纺 不 断 地 管 立 着 高 楼 和 讲 
究 的 别墅 。 他 向 吉 玛 倾诉 爱情 的 那 座 公园 里 的 树木 已 经 长 得 十 
分 高 大 浓密 ， 公 园 已 非 往 晶 面貌 ， 萨 宁 真 怀疑 它 是 不 是 原来 那 
一 座 。 怎 么 办 呢 ? 上 哪儿 去 打听 ? 三 十 年 了 ， 找 起 来 不 是 一 件 
容易 的 事 。 他 问 了 又 问 ， 可 是 谁 也 没有 听见 过 洛 色 里 的 名 字 。 
旅馆 老板 建议 他 到 公共 图 书馆 里 去 查 旧 报纸 ， 不 过 是 否 能 解决 
问题 ， 这 位 老板 也 说 不 准 。 萨 宁 在 绝望 中 想起 了 克 律 伯 先 生 。 
旅馆 老板 很 熟悉 他 ， 但 是 结果 还 是 没有 用 。 这 位 漂亮 的 店员 先 
生发 了 财 ， 当 上 了 老板 ， 后 来 乌 了 本 ， 破 产 了 ， 死 在 监牢 里 。 
这 消息 一 点 也 不 使 萨 宁 难 过 。 他 党 得 自己 白 来 了 一 趟 。 然 而 有 
一 天 ， 当 他 翻阅 一 本 法 兰 克 福 指南 的 时 候 ， 无 意 间 发 现 了 退职 
少校 (Major aD) 冯 。 邓 何 夫 的 名 字 。 他 马上 叫 了 一 部 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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۴ 


oy‏ رون 48 لٹا 


ee Pa نم‎ 
ب‎ 


ve 


14^ 


دو 


Ry‏ میں 2۹ ابچ 





2E BBB Say EEK — fal FE AS ROE از‎ 102 AB 7 KER BE FE A A 
识 的 那 一 位 。 即 便 是 的 话 ， 是 否 能 告诉 他 有 关 洛 色 里 家 的 消 
息 ， 也 没有 把 握 。 不 过 一 个 快要 滤 死 的 人 连 一 根 舟 草 也 免不了 
要 去 抓 。 | 

汉 “。 邓 何 夫 少 校 在 家 里 ， 萨 宁 马 上 认 出 这 位 长 着 灰白 头发 
的 男子 就 是 他 当年 的 对 头 。 冯 。 邓 何 夫 也 认 出 了 他 ， 见 了 他 很 
高 兴 ， 因 为 会 见 使 他 想起 了 他 的 青年 时 代 和 他 昔日 的 狂 悍 。 他 
SET: 洛 色 里 一 家 多 年 前 就 迁居 美国 ， 住 到 纽约 去 了 。 吉 
玛 嫁 了 一 个 商人 。 他 有 一 个 熟人 也 是 做 生意 的 ， 和 美国 有 许多 
KRENEK, HHS AHH Ea. BT RRB AK 
去 找 这 位 熟人 一 一 好 运气 一 一 邓 何 夫 真 的 找 来 了 吉 玛 丈夫 的 地 
址 一 一 纽约 百老汇 路 五 百 零 一 号 ， 司 洛 康 先生 。 不 过 这 个 地 址 
是 一 八 六 三 年 的 了 。 

邓 何 夫 大 声 叫 了 起 来 ， “但 愿 当年 法 兰 克 福 的 美人 还 健 
在 ， 而 且 没 有 离开 纽约 ! 喇 ，” 他 放 低 了 声音 又 问 道 ，“ 那 位 
在 威 斯 巴 登 住 过 的 俄国 太太 ， 你 知道 吗 ， 那 位 汉 。 颇 …… 冯 。 
颇 洛 佐 夫 太太 还 活着 吗 ? ” 

“不 ，” 萨 宁 说 ，“ 她 很 久 以 前 就 死 了 。?” 

冯 “。 邓 何 夫 抬 起 有 眼睛， 上 见 萨 衬 忧 郁 地 把 脸 扭 向 一 边 ， 就 一 
语 不 发 地 走 了 。 


院 宁 当天 就 给 纽约 的 吉 玛 。 司 洛 康 太 太 写 了 一 封 信 。 他 对 
她 说 ， 这 封 信 写 自 法 兰 克 福 ， 他 来 此 唯一 的 目的 就 是 为 了 寻找 
她 的 踪迹 。 他 明白 自己 没有 要 求 她 回信 的 权利 ， 也 没有 一 点 值 
得 她 馈 恕 的 地 万; 但 愿 她 如 今 在 幸福 的 生活 中 早已 筷 却 了 他 的 
存在 。 他 说 日 已 现在 想起 她 完全 是 由 于 一 件 偶 然 的 事情 在 心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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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烈 地 唤起 对 于 过 去 的 回忆 。 他 向 她 诉说 了 自己 孤独 的 、 没 有 
RELA. MAMMA. MERA MSIL, A 
要 让 他 把 痛苦 的 负 罪 的 心情 带 到 坟墓 里 去 一 一 他 为 之 付出 了 代 
价 ， 然 而 尚未 被 贷 恕 一 一 他 求 她 赐 给 几 行 字 ， 那 怕 只 有 容 塞 数 
语 也 好 ， 把 有 关 她 自己 的 情况 和 在 美洲 的 生 活 对 他 讲 一 讲 。 
《即使 给 我 写 上 一 个 字 ，” 萨 宁 在 信 末 写 道 ，“ 也 是 做 了 一 件 
和 您 那 高 贵 的 心 相配 称 的 好 事 ， 我 直到 生命 的 最 后 一 息 都 将 感 
WAR. RE ROE 〈 他 在 这 几 个 字 下 面 画 了 一 道 线 ) ， 
我 将 在 此 专修 您 的 回音 ， 直 到 来 春 。” 

“ 寄 出 这 封 信和 后， 他 便 安心 等 待 着 。 他 在 旅馆 里 等 了 整整 六 
个 星期 ， 儿 乎 不 出 大 门 ， 也 不 会 客 。 没 有 人 会 从 俄国 或 者 其 他 
地 方 写 信 给 他 ， 这 使 他 很 高 兴 。 那 么 ， 只 要 有 了 给 他 的 信 ， 就 
必定 是 他 正在 盼望 的 那 一 封 了 。 他 从 早 到 晚 都 在 埋头 阅读 ， 读 
的 不 是 报纸 ， 而 是 严肃 的 历史 著作 。 这 种 长 时 间 的 IBE, BE 
静 、 隐 士 般 的 孤独 生活 ， 正 是 他 目前 这 种 精神 状态 需要 的 一 
单单 为 了 这 一 点 ， 他 也 应 该 感谢 吉 玛 了 。 然 而 她 还 活着 吗 ? 会 
回 他 的 信 吗 ? 

他 终于 收 到 了 一 封 来 自 纽约 的 贴 着 美国 邮票 的 信 。 信 封 上 
的 姓名 住址 是 用 英文 写 的 …… 笔 迹 他 不 认识 ， 他 的 心 缩 紧 了 。 
他 下 不 了 决心 马上 把 ور ور‎ 开 。 一 拆 开 信封 ， 他 先 看 了 看 署 
HB, REPT LK. BERRA, HEHE, HEK 
一 件 事 已 经 象征 着 和 解 与 伐 恕 了 。 他 展开 薄 落 的 淡 蓝 色 信纸 ， 
一 张 照 片 掉 了 出 来 。 他 急忙 拾 起 相片 ， 惊 呆 了 一 一 那 是 吉 玛 ， 
活生生 的 吾 玛 ， 和 他 三 十 年 前 认识 她 的 时 候 一 样 年 轻 ! 仍 是 那 
样 的 眼睛 、 那 禅 的 嘴 展 、 那 样 的 脸型 。 照 片 背后 写 着 ， “我 的 
女儿 马 利 安娜 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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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很 简单 、 温 良 。 吉 玛 感 谢 萨 宁 信 和 任 娃 ， 毫 不 犹 琼 地 写 信 
Aile E RESELL, FA MH DUE, BA FX Bi bb ~E 
Fs HEH انا کر ج93‎ thse MERA AMAIA 
E F3E راغ کر‎ SE, AA PILT MARAE, A 
而 间接 地 导致 了 她 和 她 现在 丈夫 的 婚姻 。 她 和 她 的 丈夫 非常 美 
满 地 共同 生活 了 二 十 七 年 ， 十 分 富足 。 她 的 家 庭 在 纽约 享有 很 
好 的 声名 。 吉 玛 偿 告诉 他 ， 她 一 共有 五 个 孩子 ， 四 个 儿子 ， 一 
个 十 八 岁 的 即将 出 嫁 的 女儿 。 大 家 都 认为 她 非常 像 母 亲 ， 所 以 
她 把 女儿 的 照片 送 给 他 一 张 。 吉 玛 把 坏 消息 留 在 信和 的 末尾 。 列 
诺尔 太太 跟着 女儿 女 婚 到 了 纽约 ， 和 儿女 们 一 起 度 过 了 快乐 的 
时 光 ， 从 孙 疙 孙女 那儿 得 到 了 安奈， 但 是 现在 已 经 去 让 了 。 孝 
塔 列 沃 勒 本 来 也 想 和 他 们 一 起 到 美国 来 的 ， 但 是 没有 来 得 及 离 
开 法 兰 克 福 就 去 世 了 。“ 还 有 爱 弥 儿 ， 我 们 亲爱 的 无 与 伦比 的 
爱 弥 儿 ， 为 了 祖国 的 独立 光荣 地 特 牲 在 西西 里 ， 他 是 伟大 的 加 
里 波 第 @ 领导 的 “ 千 人 团 ” 中 的 一 个 。 我 们 非常 悲痛 地 衰 悼 了 
亲爱 的 兄弟 的 去 世 ， 但 是 在 流泪 的 同时 ， 我 们 也 因 他 而 骄傲 ， 
对 他 的 纪念 在 我 们 来 说 是 神圣 的 。 应 该 给 他 那 高 尚 无 私 的 灵魂 
奉 上 一 顶 烈 士 的 冠 晃 。” 然后 ， 吉 玛 对 萨 宁 生 活 的 不 如 意 感 到 
不 安 ， 祝 愿 他 心灵 的 安宁 和 平静 。 她 说 ， 若 能 再 看 见 他 ， 将 十 
分 决 慰 ; 不过， 她 也 知道 再 见面 怕 是 不 可 能 的 了 。 

我 们 不 打算 描述 萨 宁 读 这 封 信 时 心情 如 何 。 没 有 恰当 的 字 
眼 能 够 表达 这 种 感情 一 一 这 种 感情 比 语言 所 能 表达 的 更 深刻 、 
强烈 ， 也 更 含蓄 。 只 有 音乐 可 以 表达 几 分 。 





O 加 里 波 第 (Garibaldi，1807 一 1882》 是 为 冀 大 利 的 自由 解放 进行 肯 计 的 
爱国 将 军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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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萨 宁 马上 间 了 信 ， 还 给 那 将 要 出 嫁 的 少女 送 了 一 件 礼 物 
-一 一 串 极其 瑰丽 精致 的 珍珠 项 练 ， 上 面 挂 了 一 个 馈 有 石 术 色 
宝石 的 小 十 字 架 一 一 刻 了 几 个 字 : “ 赠 给 马 利 安 娜 . 司 洛 康 
一 一 一 个 没有 见 过 面 的 朋友 。” 这 件 礼 物 虽然 很 贵重 ， 却 还 不 
致 于 使 他 破产 。 从 他 第 一 次 访问 法 兰 克 福 以 来 的 三 十 年 里 ， 他 
积 了 一 份 相当 息 实 的 财产 。 他 于 五 月 初回 到 彼得 堡 ， 但 可 能 住 
不 长 入 。 有 人 传说 他 正在 变卖 他 所 有 的 产业 ， 准 备 到 美国 去 。 


一 八 七 一 年 于 巴 登 一 已 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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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AK جج 1ز جج‎ RARE رج جج [8] 3 ۵ رد ۳۶ که بت‎ 15 2 ۶ 1 
法 译本 译 出 ， 由 文化 生活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。 解 放 后 我 把 它 作 了 少 
许 文 字 上 的 润 饰 ， 于 1957 年 由 上 海 新 文艺 出 版 社 再 版 。 今 年 宁 
夏 人 民 出 版 社 准备 重新 出 版 这 本 书 ， 我 考虑 解放 后 我 国 的 语言 
文字 有 了 较 大 的 发 展 ， 四 十 年 代 的 原 译 已 不 能 满足 八 十 年 代 读 
SHEE, 因此 就 根据 英 、 法 文 译本 加 以 改 译 。 有 的 地 方 并 根 
据 俄 文本 进行 了 校订 。 
父亲 是 1892 年 生 人 ，1949 年 去 世 的 。 说 起 父亲 的 晚年 ， 令 
人 人 心酸、 激愤。 父亲 愿 是 复旦 大 学 文学 院 教 授 ， 抗 战 期 间 在 重 
庆 和 参加 了 党 领导 下 的 进步 文化 活动 ， 参 加 了 中 华 全 国文 艺 界 抗 
۱ anes, مر‎ eee 
KRHA” HEA, haFen—Re LF Xo, RMR. ۷ 
ks WR. ZR ERK 2 5 5 /5 ط لد 28 #18 روط 2 ها‎ 
WHER کچ جو از ےم راز 2 تلد 2 2۸ 3 2۸ و۳ 2۷ کے راہ نے کے بر یز‎ 
里 。 并 为 被 捕 的 学 所 四 出 奔走 呼号 。 为 此 ， 他 受到 国民 党 的 政 
治 迪 害 ， 于 1947 年 夏 遭 解聘 ， 被 迫 扒 家 到 台湾 大 学 去 任教 。 到 
台湾 后 不 久 ， 他 就 郁闷 成 疾 。1948 年 2 جر 4 ور‎ ۲۴ 2۴ #۶ 0 1 
RA, 司 年 夏天 好 友 乔 曾 荔 教授 又 投 河 自 尽 ， 更 增添 了 他 心头 
的 痛楚 。 他 身 染 况 痢 ， 心 里 念 着 要 太 回 即将 获得 解放 的 祖国 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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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re 19494 2 و زر‎ REMEBREKRBLIMNGHLALBHE 
S-ERM, HHeRpPe,AARDT Le, بل دعر خر ۳ سل ور بجع‎ 
乱 中 去 世 了 。 

和 旧 中 国 的 许多 知识 分 子 一 样 ， 父 亲 在 默默 之 中 为 祖国 为 
REHAB. RK RMD PERE EIN AE 
尝试， 也 算是 对 于 在 苦难 中 死去 的 父亲 的 一 点 纪念 。 

马 小 弥 
1980 年 12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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